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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扉前圖片　位於蘭開夏的庫爾戴爾地窖約封埋於公元905年。這是在俄羅斯境外發現的最大維京人寶藏。總重約40公斤，包括銀錠和超過7000枚銀幣，大部分都是珍寶，但很多已損壞、殘缺不全。這表示它只是作為金屬窖藏，而不是寶物庫。維京人完全理解硬幣的貨幣功能，但是不得不暫時取其次要的金屬價值。


  紀念我們的同事


  馬丁·普賴斯（1939—1995）


  尼古拉斯·洛維克（1940—1986）


  前言


  1997年1月30日，本書第一版與大英博物館匯豐銀行貨幣展覽館同時面世。此次修訂已歷時十載。匯豐銀行貨幣展覽館接待的訪客數以千萬計，並將一如既往地致力於吸引遊人參觀大英博物館。


  貨幣展覽館追溯了世界各地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直到當代的貨幣現象，為研究人類歷史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展覽館的結構設計可以整體展現世界各地的貨幣歷史，它將同一時期的展品並列陳放以便於比較，比如，將希臘、印度與中國的早期鑄幣放在同一展櫃中。本書描繪了相對獨立的傳統中貨幣的演化與文化背景，例如，展示了中國自公元前2000年早期直至21世紀初的貨幣沿革。本書與展覽館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人們對貨幣的態度隨著貨幣形態和功能的演變而變化。本次修訂增補了最新的貨幣歷史，補充了貨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展覽館和本書的共同目的是促使業餘的訪問者與讀者瞭解日常生活中重要方面——貨幣的歷史。貨幣在生活中至關重要。它讓人們在日益複雜的社會中游刃有餘。最簡單的交易也要使用貨幣。在社會上，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本書旨在通過人們熟悉的金錢打開一扇通往過去的大門。貨幣史與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人類歷史縱橫交織，使我們能夠見證歷史上人們是如何對待貨幣的。


  現代社會中通常將貨幣視為純粹的經濟現象，這一現象也反映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本書的角度不同。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印度和地中海的早期證據表明，貨幣的早期發展植根於文化背景中。非洲與大洋洲的近現代貨幣同樣體現了貨幣的社會工具性。歷史動態促使我們重新評估現代社會中貨幣的地位。展覽館與本書都力圖展現與貨幣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宗教的交互作用。貨幣甚至超越塵世，成為人們與精神世界聯結的紐帶，中國人為陰間的鬼魂焚燒冥幣的悠久傳統即是明證。


  貨幣的歷史揭示了當代世界的狀況及其形成過程。或許這一歷史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也是我們今天尤為關注的，那就是全球化過程中貨幣的角色與金融制度。貨幣在從雅典帝國四德拉克馬銀幣發展到美元通兌的過程中至關重要。


  本書展現的貨幣全球史與匯豐控股有限公司的發展交相輝映。匯豐控股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務機構之一。大英博物館仰仗匯豐資助成立了匯豐貨幣展覽館。大英博物館對展覽館的持續發展仍將獲得的更多支持深表謝忱。


  喬·克裡布


  大英博物館貨幣勳章部長


  致謝


  編輯與作者感謝以下人員的鼎力相助！


  大英博物館


  硬幣與勳章部：


  理查德·阿波底（Richard Abdy），菲利普·阿特伍德（Philip Attwood），安妮特·卡爾頓（Annette Calton），貝弗利·傅萊爾（Beverley Fryer），雷·加德納（Ray Gardner），艾莉森·哈利（Alison Harry），約翰·霍爾（John Hore），莫利·亨特（Molly Hunter），沙德·納扎爾·汗（Shad Nazar Khan），珍妮特·拉金（Janet Larkin），安德魯·麥多斯（Andrew Meadows），卡羅琳·麥多斯（Caroline Meadows），布倫丹·摩爾（Brendan Moore），約翰·俄那—奧恩斯坦（John Orna—Ornstein），戴維·歐文（David Owen），凱蒂·謝菲爾德（Cathy Sheffield），艾瑪·史密斯（Emma Smith），盧克·賽森（Luke Syson），加雷斯·威廉姆斯（Gareth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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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莉斯泰因·恩德利（Celestine Enderly）


  古埃及與蘇丹部：


  理查德·帕金森（Richard Par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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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伯特（Ben Burt）， 約翰·馬克（John Mack），威爾（Shelagh Weir），邁克爾·奧·漢侖（Michael O』Hanlon）


  希臘與羅馬文物部：


  盧西拉·伯恩（Lucilla Burn）


  亞洲部：


  羅伯特·諾克斯（Robert Knox），邁克爾·威利斯（Michael Willis）


  史前時期與歐洲部：


  凱瑟琳·約翰斯（Catherine Johns），瓦爾·裡格比（Val Rigby）


  古代近東部：


  克裡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約翰·柯蒂斯（John Curtis）


  大英博物館發展信託公司：


  朱利安·馬蘭（Julian Marland），弗朗西斯·丹克勒斯（Frances Dunkels）


  大英博物館出版社：


  特雷莎·弗朗西斯（Teresa Francis），艾瑪·魏（Emma Way），凱瑟琳·伍德（Catherine Wood），朱莉·楊（Julie Young），碧翠絲·沃特斯（Beatriz Waters），阿克思勒·魯索（Axelle Russo）


  英格蘭銀行博物館：


  約翰·基沃斯（John Key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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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特蘭銀行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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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瑪姬·克拉靈布爾（Maggie Claringbull），霍華德·西蒙斯（Howard Simmons），邁克爾·奧·格雷迪（Michael O』Grady），伯恩·哈德麗格（Bernhard Rieger），約翰·肯特（John Kent）


  匯豐銀行貨幣展覽館


  項目經理：


  安德魯·伯內特（Andrew Burnett）


  館長：


  喬·克裡布（Joe Cri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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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莉森·哈里（Alison Harry）


  部門協調人：


  保利·庫克（Barrie Cook），弗吉尼亞·休伊特（Virgina Hewitt），安德魯·麥多斯（Andrew Meadows）


  設計師：


  喬納森·烏爾德（Jonathan Ould），安·拉姆利（Ann Lumley）


  展覽館編輯：


  吉爾·休斯（Gill Hug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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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厄姆·阿倫（Graham Allen），約翰·福斯特（John Foster）


  序言


  寫錢容易掙錢難；富人嗤笑寫錢人。


  伏爾泰，《哲學辭典》（1764）


  以金錢為寫作對像極其冒險，容易誤入禁區。在人類的歷史上，金錢無與倫比，它是人們熱烈關注的焦點，引發了不計其數的道德與宗教非難、導致個人或國家之間經久不息的暴力衝突與競爭。本書試圖描繪上述種種現象的發生過程及原因。


  我們如何處理這一難題？我們可以通過將人類本性一般化，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貨幣在不同文化與社會中的角色，或者可以將其視為經濟學分支，利用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使用的統計數據與一般理論等基礎工具。然而，本書放棄了人類學和經濟學手段而採用歷史學方法。本書不僅是貨幣肇始至今的傳統歷史，而且大致以編年方式，研究貨幣在古代印度與當代歐洲等文化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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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34年，香港與上海銀行發行的50元紙幣。從1865年建成之日起，該銀行就成為香港主要的貨幣發行者。它為幾個東亞國家開創性地引進了當代西方銀行實踐。今天，它是匯豐控股的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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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萊塢音樂劇《1933年淘金女郎》中的場景，金傑·羅傑斯（Ginger Rogers）主演。合唱隊身穿代表美國銀元的演出服演唱當紅曲目《我們有錢》。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下滑，大眾媒體電視表達了無數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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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昆丁·馬賽斯（1464—1530），《放高利貸者和他的老婆》（約1514年，現藏於巴黎盧浮宮）。


  下文中所描述的貨幣的多樣性必然引發通用貨幣的定義問題。理論上，貨幣主要是一種交易手段，然而，這一單詞具體是指履行這一功能的載體。本書特別是第八章反映了現代西方世界的觀點，這種定義大部分形同虛設——歷史上的貨幣不僅僅是買賣的工具。


  本書的全部章節皆由大英博物館錢幣部的管理人員撰寫，他們各自都是相應時期、相應區域的硬幣與紙幣歷史行家。他們負責管理陳列博物館的收藏品，搜集新的重要的藏品。但是，在管理展品——只有文物與古文物收藏者感興趣的文物——背後，暗藏著獨特的歷史，支持並解釋了貨幣功能與物質形式那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性。後續的章節中，我們不僅關注展品本身，而且關注當時的歷史人物用金錢來做什麼，他們的金錢觀念以及金錢對他們的影響。貨幣的真實歷史其實不在統計數字和貨幣學中（儘管書中應有盡有），而是在人們的態度與行為中。


  請看圖3中的畫面。佛蘭德斯藝術家昆丁·馬賽斯作於1514年。圖中的兩口子，男人是放高利貸的，他正坐在桌邊一絲不苟地稱錢。他老婆坐在他左側，眼睛一直盯著那些錢幣，還心不在焉地翻著手邊的禱告書。桌上的鏡子巧妙地折射出場景中的第三者，他可能是放高利貸者的客戶，正等待著完成這次交易。


  表面上看，這幅畫細緻入微地描繪了16世紀早期荷蘭人日常生活的場景，當時貿易昌隆，低地國家的商人們富甲歐洲。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也可以將其看作戲劇化地描述貨幣歷史的故事。從整體上看，畫作中人物的動作和注意力的焦點在哪兒？畫中的夫妻雙方之間，以及他們與畫作的鑒賞者間，都沒有明顯的交流。這幅畫不僅涉及到人物之間的關係。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鑒賞者的，都集中於桌子上的金錢。此時此刻，金錢是所有人關注的焦點。儘管如此，它還表現了當時歐洲社會其他兩種主要競爭：宗教（注意妻子忽視手中的祈禱書）、神聖的婚姻關係（桌子上的金錢無情地將夫妻雙方的注意力引向它本身）。


  我們可能從這一解釋中得到結論，馬賽斯故意直白地讓我們瞭解畫作，從道德上抨擊金錢對人類價值觀的破壞性影響。但是，這幅畫可能不僅使用線條和色彩說教，它比一般的隱喻更加含蓄。畢竟，畫中女人的視線可能只是暫時離開了手中的祈禱書，她並沒有完全放棄這本書，注意力也沒有離開她的丈夫。對於這幅畫更複雜的解釋是，畫家試圖表現金錢、宗教與家庭關係在真實世界中是共存的，而非簡單地從道德上對立財富的物質世界和精神與感情生活的領域。


  畫中的主要人物盯著很多東西看——對他們來說，這些東西是金錢。對15世紀早期的歐洲人來說，最主要的金錢是金銀幣。這一事實極為重要，因為歷史學家與貨幣學家研究方法的分歧，其他貨幣的歷史可能不太看重貨幣所涉及到的物品。然而，貨幣與其他物品在本書中經常唱主角，貨幣的歷史記錄沒有它們就會殘缺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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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03年，美國的一美元鈔票。1869年，喬治·華盛頓首次出現在一美元紙幣上。1963年，美聯儲第一版一美元紙幣面世，其設計沿用至今，全球每天都在使用。每張一美元紙幣的平均壽命只有22個月。


  [image:  ]


  5　赫克托·布瑞茲（Hector Breeze）漫畫（《衛報》，1996年1月9日），為了紀念歐洲1996年足球歐洲杯設計的新版英國兩英鎊硬幣。近代經常發行硬幣紀念重要的歷史主題與事件，並成為公眾爭議的焦點。現在，仍然設計硬幣來紀念各種事件，但是，正如這幅卡通所諷刺的，關注者寥寥無幾。


  本書並非全面寬泛，也沒有武斷地選擇研究對象。各章節的重點將根據每一章所討論的不同時期與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為了呈現貨幣歷史的重大地理與編年的多樣性，每一部分都將特別強調該時期的重點。前半部分研究了西方傳統的貨幣發展，從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開始——貨幣學家在那裡發現了早期貨幣與商業活動的最早文字記載，繼續轉到愛琴海文明的希臘及地中海及羅馬帝國與中歐。在後續的章節中，通過讀者可能陌生的伊斯蘭世界、印度與中國的歷史平衡了歐洲中心論，並專設一章研究了非洲與大洋洲的土著貨幣。然而，在最後一章關於面向當今世界中，作者也不能完全避免從西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歐洲、也就是後來的美洲文化對世界歷史整體的影響尤其是貨幣歷史的影響所造成的。殖民主義的過程、兩次世界大戰、通訊與技術的發展已經導致世界經濟全球化這種偏見不可避免，當然，這一系列的因素主要來自於西方。現代貨幣根植於「西方」的傳統，即使在傳統獨特的環太平洋東方國家，西方傳統的貨幣也已成為了與經濟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貨幣是形成當代人類最大的影響因素之一，那麼，現在審視它的歷史正當其時。


  1 美索不達米亞、埃及與希臘


  Mesopotamia, Egypt And Greece


  幾個米甸的商人從那裡經過，哥哥們就把約瑟從坑裡拉上來，講定二十捨客勒白銀，把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於是他們把約瑟帶到埃及去了。


  《創世記》 37：28（欽定本，1611）


  目前所知的貨幣歷史中最早的重要記錄之一，大體上以貴金屬為貨幣應用的特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接續的數千年裡，這一方式先是隨著硬幣的流通在歐洲、中東和南亞傳承延續，繼而通過西方殖民主義的渠道和世界各地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興起傳向全球。然而，我們不應混淆似乎是貨幣歷史主要傳統的早期記錄與貨幣自身的起源。


  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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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約公元前14世紀，底比斯墓穴中的古埃及壁畫描繪了正在天平上稱重的金環。究竟是埃及人現實生活中使用金環作為貨幣還是這種繪畫形式僅僅是藝術表達的習慣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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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古代近東與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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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漢謨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前1750年）法典石碑，在蘇薩（Susa，伊朗南部）發現公元前1157年的戰利品。上方細節顯示，國王肅立於端坐的頭頂角飾的太陽神面前。使用楔形文字的「法典」說明用稱重的白銀支付，法典鐫刻在石頭的兩面，長約3500行。法典應用傳播了超過一千年。（巴黎，盧浮宮）


  我們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開始，本章結束時我們將抵達歷史的里程碑，即約公元前250年，此時金、銀、銅幣成為地中海地區、近東與印度貨幣的主流形式。硬幣首次出現於公元前7世紀晚期，使用貴金屬（尤其是白銀）作為貨幣的傳統習慣，帶我們前往公元前24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


  在約瑟的聖經故事歷史時期（公元前2000年早期），從交換一位奴隸的白銀數量看，上文引用的創世紀片段中假定的交易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17世紀的英國譯者誤以為文中所指的是硬幣（銀錠）。應當特別指出，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的金屬貨幣流通是稱重的金銀錠而非硬幣，因此，支付中所用的金屬的價值可能在不同場合都得稱量（圖6）。同等重要的是，貨幣現象發生於古代遠東和希臘的經濟生活中，稱為「集中分配」（產品在人群中分配過程的專業術語）的系統不是通過市場的作用完成；管理部門——國家與神廟向人們徵收手工業產品與農產品，然後根據社會地位與職位發放。


  儘管這些古代社會裡，我們稱之為經濟生活的事務由中央集權控制，白銀顯然在某些場合被當做貨幣使用。美索不達米亞宮廷和神廟文獻的泥版和石刻上保存了幾件記錄了法律與正義原則的早期文本。它們證實了貴金屬作為貨幣的社會結構事實。在「法典」（國王建立公平的地位而非法典實施的條款）中大量記錄了以固定重量白銀進行的支付。部分法條還明確了國王建立度量標準的權威性，當代某些重量單位帶有國王的名字就證實了這一點。傷害他人或損害物品的懲罰中需要賠償白銀。例如，根據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公元前2000年）埃什努那國王法典，咬他人的鼻子罰金一邁納白銀（大約半公斤）——價格不菲，而扇耳光需罰的十謝克爾是咬鼻子罰金的六分之一。該法典還規定了商品的理想價格，表明君主的公平帶來了繁榮，列出了價值一謝克爾白銀的九種不同的商品的重量與大小。這些准法律文本還提及了利率。埃什努那法典和兩百年後更有名的漢謨拉比法典（圖8）都提到白銀貸款利率為20%。它們還表明，如果債務人沒有白銀，可以根據白銀及穀物的價格用穀物加利息還債。定量的穀物似乎在某些環境下執行了貨幣功能——例如，支付給幹農活的人。埃什努那法典用穀物和白銀（十二色，大約半克）確定為收割者理想中的每日工資。在這些文本中，穀物還用於表示食品的價值，而白銀可以表示從金屬到油、從豬油到羊毛等更多商品的價值。同一時期，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烏爾城的文獻中出現了商人的平衡賬目，法典中以金銀為代表的貨幣的使用體現了它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很多類似文獻顯示，稱量的白銀作為標準方式量度不同貨物的價格，在商業交易中，白銀和大麥都成為了支付手段。


  白銀的標準如何作用？不管一方出於什麼原因向另一方支付金屬，白銀都用秤稱量，例如，支付罰金時，根據法律規定的數量或者交易各方協商的結果稱重。人類學家在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發現的大量白銀證明，將它們製成大錠或者分割成小塊或者拉成細線以便稱重。文獻資料表明，部分銀環的重量也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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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公元前15世紀法老圖特摩斯（Thutmose）三世的首席大臣萊克米拉（Rekhmira）墓中的壁畫。壁畫中的男人肩扛銅錠形狀的貢品。


  在我們稱之為貨幣流通的現象中，美索不達米亞城市裡的神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可能是官方重點標準的監護人，在規範白銀的系統裡非常重要。作為宗教與文學機構和金銀的大量儲備者，寺廟也是支付記錄的中心，它們還發放和保存貸款。公元前1823年（大英博物館，WA82279）記錄了一筆西巴爾城沙瑪什神廟貸出的款項：


  伊利·卡達瑞之子普足拉姆向沙瑪什神借貸了381/16謝克爾(1)（shekel）白銀。他將償還沙瑪什定下的利息。收穫季節來臨時，他得償還白銀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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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古埃及壁畫，約公元前14世紀，展現了王國南部的努比亞人上貢金環和其他物品。


  因而，在古美索不達米亞，白銀本身經常作為交易的媒介。國家和寺廟制訂了重量標準，在銘文中公佈了一定商品的銀價（儘管難以確定它在多大程度表示官方定價）以及根據法律規定在罰款、利息、工資等各種情況下人們應該支付的白銀數量。但是當局並不關心白銀的供應。看起來白銀的貨幣「流通」是國王與寺廟制定的一條社會規範而不是由他們管理。金屬需要從周邊地區進口，很多金屬被用於向國王、貴族和寺廟交稅，用於納貢和被強取豪奪的不計其數。這樣，白銀成為高價的物品，和皇權、財富與權力緊密相連，沒有在國庫中儲藏的多餘部分可能用作貨幣。


  古埃及地區同樣匱乏白銀，但是，努比亞富產黃金，每年尼羅河氾濫帶來的農業產出亦極為豐厚。米坦尼國王圖沙塔（約公元前1390—前1352年）致國王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書信（現存於大英博物館）中稱埃及「金子如糞土」。後來新王國（約公元前1295—前1069年）的文獻中經常提到標準重量（91克德本和它的十分之一——凱特），根據文獻記載，像在美索不達米亞一樣，金屬被當做貨幣使用——或者直接交易，或者在物物交易中用於會計記錄。新王國時期的一份文件記錄了警察阿曼莫購買了工人泊那姆一頭價值50德本（約4.55千克）的公牛，然而實際只支付了5德本。餘額以大量其他商品——肉（30德本）、油（5德本）、衣物（10德本）相抵。這一文本來自毗鄰底比斯城的麥地納村。很多在國王谷墓地幹活的手藝人住在這裡。這個高度文明的社區流傳下來的大量文獻表明買賣經常進行，白銀是支付的常用單位金屬。實際上，埃及單詞「銀」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示貨幣。一份麥地納文獻記錄了捨代德姆村阿特向工人皮紐特借貸76德本白銀（也就是錢）。已經支付了54德本，因此「為了歸還白銀的數量」還差22德本。


  雖然總額以青銅德本計算，實際支付時可以使用各種貨物。但是，如果白銀湊手，作為支付手段就極易被接受。埃及出土了大量的金銀塊，其中一塊在挖掘阿克納唐國王（約公元前1352—前1336年）的城市阿馬納時發現，部分現存於大英博物館，包括金錠、銀錠和一些環形的碎白銀和一尊小銀雕像。其中一些金銀的重量分別大約是德本的倍數或約數。這些財寶整體上表明，在埃及貴金屬支付系統中，曾使用不同組合的貴金屬塊稱重、交易。


  顯然，源自埃及的貨幣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流通僅限於人口中的精英階層以及書記員們服侍的人群。整體而言，我們也許不應把這種流通看作必然代表埃及人的生活。麥地那村的工匠們熟悉複雜的金額換算系統並不意味著目不識丁的農夫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如此。不論是埃及還是美索不達米亞，在面向再分配模式而非個體私營模式的經濟中，貴金屬標準延伸到社會階層中的深度難以確定。但是，作為王權、僧權與貴族統治的側面之一，其存在對我們理解古代社會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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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埃及阿馬爾奈遺址出土的大量貴金屬的一部分。這些金銀錠、環及碎片埋藏在公元前14世紀的洞穴中。


  鑄幣與金銀


  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社會其他方面顯著不同，但同樣採取穀物數量或者貴金屬重量作為標準價值。而且，美索不達米亞使用的重量單位謝克爾和邁納在地中海地區廣泛傳播，公元前1000年希臘也採用了這些單位。貴金屬作為貨幣可能在長途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對商人而言，在整個地中海地區都能見到他們的貨物是非常重要的。儘管其中大多數是以物易物，但金銀等貴金屬也可能在此過程中流通。金銀本身就是有價值的財產，因此容易估值並同其他貨物交換。貴金屬短期流通中不易腐蝕、供應量不逐年波動（如穀物）的事實可能增加了其對商人的有用性。這樣，因為它們的易接受性，金銀（哪怕數量極少）成為商業、法律和社會實際支付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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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尼姆魯德（《聖經》中的古迦拉）方尖碑細部，約公元前865年。這張嵌板表現了獻給亞述（Assyrian）王撒縵以色三世的貢品——銅錠正在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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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尼姆魯德（伊拉克北部）巴拉瓦特（Balawat）宮青銅大門的青銅長條細部，約公元前845年。該場景是腓尼基人獻給亞述王的貢品（可能是金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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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黑色方尖碑局部，亞述國王撒縵以色三世，尼姆魯德出土，約公元前825年。表現了《聖經》中以色列王耶戶（Jehu）的部分貢品。在獻給亞述王的貢品及碑文中提及黃金、白銀、金盃、金桶與金罐子。圖中右邊的人似乎正把金錠頂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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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元前7至前8世紀的銅條和鉛條。出土於伊朗西北部的哈桑盧（Hasanlu）人工土丘。長約20厘米至28厘米，寬度從1.5厘米到2.5厘米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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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青銅「海豚」，公元前5世紀黑海北岸奧爾比亞（Olbia）製造。這一地區箭頭狀或海豚狀的鑄銅可能已經成為貨幣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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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公元前7世紀，利底亞琥珀金幣。早期硬幣由金銀的天然合金琥珀金製成，呈淡黃色。早期硬幣的一面有一個或更多印痕。這枚硬幣有獅首和頸項，左側的可能看到利底亞文字VALVEL，這是人名，很可能是這枚貨幣的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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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世紀初，大英博物館在以弗所（Ephesus）城挖掘阿耳忒彌斯（Artemis）神廟時發現的琥珀金幣電鑄版複製品。


  使用貴金屬的主要問題是供應有限，儘管起初它們因此而具有價值。自身富產金銀的地區擁有率先富足的資源稟賦並由此取得政治權力，小亞細亞西部的利底亞就是如此，其末代國王克羅伊斯的權力和財富成為古代傳奇。據說，除了從他們的屬地攫取可觀的財富外，利底亞人還從當地的帕克托羅斯河與礦產中獲得財富。這兩處都有天然形成的金銀合金即琥珀金。人們使用這種合金製成了最早的西方傳統意義上的貨幣，儘管公元前600年黑海地區的青銅箭頭狀物體（圖16）也代表了貨幣的原型（無獨有偶，同一時期中國出現了青銅幣）。利底亞錢幣呈不規則橢圓形，貌似天然金塊，但它們符合固定質量系統，從大（質量分別為17.2克、16.1克、14.1克）到小（僅僅為大者的1/96）不等。現存的大部分錢幣質量較輕，表明了該社會已經習慣精確處理小塊重物。


  「錢幣」一面有一個或更多擊痕，有些是平的或者是簡單的平行線條，大多數鐫有象徵性圖案，通常是動物（例如獅子、雄鹿或公羊）。目前，尚未完全破解各種各樣的詳細類型，致使難於辨明相應的貨幣發行機構。儘管沒有題名，獅首和爪子令人想起小亞細亞城市米利都和福西亞。然而，極少數琥珀金銘文提到的可能是個人而非國家或城市。其中兩個顯然是利底亞文字的人名，讀作沃勒沃（VALVEL）和卡利勒（KALIL）（圖17）。另一枚希臘硬幣直截了當地標明「我是法尼斯的標誌」，較小的一塊上寫著「法尼斯所有」。這些題字與希臘人名法尼斯有關，錢幣上正在吃草的雄鹿可能是他的個人標記。同一時期的印章或戒指上出現了某些琥珀金上的圖案，它們是明確象徵個人的圖案，人們可能會問，是否個人不為早期的金銀合金負責。那麼，他們是什麼人？是富人、當地的統治者還是利底亞王國的官員？這是理解貨幣發展的重要問題，但是，據目前所知，仍然難以確定究竟是誰製造了早期的貨幣。


  我們能夠從琥珀金的發現地點發現線索嗎？著名的以弗所阿爾忒彌斯神廟地下發掘出93枚琥珀金、7枚無戳記銀塊（圖18），表明它們曾作為宗教祭品被掩埋。薩摩斯島上可能製造了相似的硬幣，儘管相鄰地區赫勒斯滂也有所發現，但是，這些硬幣的製造大體限於小亞細亞西部。因此，它們的製造與使用是地方性的而非受到限制的，其形狀微小表明這一事實：不在日常交換或長途貿易中大範圍流通。那麼為什麼製造它們？非商業的可能性數不勝數：它們既可用於新式個人祭祀，又可以作為珍貴的禮物送給侍從。


  希羅多德在《歷史》（Histories，I.54）中提到，為了表達對神的回應感激涕零，克拉蘇向希臘城市、著名的阿波羅神廟所在地德爾菲的每位居民贈送了兩斯塔特黃金，儘管這件事可能發生在第一枚琥珀金幣面世之後，但很有可能這一具有吸引力的東西在當時已經常被贈送給某人。毋庸置疑，這些價值不菲的東西可能像珠寶或象牙一樣在交易過程中倒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當初製造它們就是為了流通。


  此外，如果我們從美索不達米亞更早期金屬的使用角度來觀察這些早期的金銀幣，開始使用大量帶印記的設計和固定重要的標準並非必要。出人意料的是，這些硬幣未經稱重就可以像銀幣一樣使用。從銀塊本身的證據來看，不清楚是否從大小和與尺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們的價值。金屬是否像其後的希臘硬幣、而不像早期的貴金屬稱重那樣按「面值」來辨認和接收，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們從注意力即將轉向的後期硬幣的角度來看，公元前7世紀晚期，它們在小亞細亞西部的出現是貨幣歷史上的一次轉折點。


  白銀時期


  [image:  ]


  19　琥珀金斯塔特（stater）。可能鑄造於公元前495年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城叛亂時期。公元前500年，愛奧尼亞城市的群眾在米利都領導下揭竿而起，反抗波斯人的統治。某些硬幣來自這一反抗時期，儘管此時白銀已成為製造硬幣的標準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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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小亞細亞利底亞斯塔特銀幣，公元前6世紀中葉。某些利底亞早期的硬幣鐫有獅子和公牛，銀幣背面有兩個點的打擊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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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利底亞斯塔特金幣，公元前6世紀中葉。利底亞金銀幣設計有同樣的獅子與牛。這一設計可能是利底亞末代國王克羅伊斯（約公元前560年—前547年）首次使用。希臘人將這一貨幣稱作「克羅伊斯斯塔特」，儘管其中部分鑄於波斯征服利底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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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大流士花瓶中的場景，意大利南部，公元前4世紀。花瓶由主要人物命名，其身份根據銘文可確定為波斯國王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2—前486年）。這一場景在桌子上展現了宮廷的金銀財寶，記錄了向大流士進獻的成袋貢品。桌子上的希臘字母表示價值範圍從10000謝克爾到1/4謝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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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　波斯王國的西格勞斯（siglos）銀幣與達裡克（daric）金幣，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新式硬幣設計取代了波斯人在小亞細亞西部鑄造的「獅子與牛」硬幣，表現了單膝跪地張弓的射手（有時手持長矛），另一面保留了早期貨幣使用的粗糙印痕。該銀幣稱為「西格勞斯」（sigloi，等同於希伯倫單詞「謝克爾」），達裡克金幣名稱來自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他的統治時期開始製造達裡克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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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雅典銀幣2德拉克馬（didrachm），公元前6世紀中期。類似早期小亞細亞的合金硬幣，不同於其他早期銀幣，雅典最早的銀幣沒有銘文，花樣繁多，比如牛的正臉。設計的確切意義尚且未知，儘管它們可能是豪門世家的族徽或者表達了對雅典娜女神的崇拜。


  [image:  ]


  26　愛琴海中納克索斯島（Naxos）的斯塔克銀幣，約公元前500年。硬幣上是一隻酒杯，側面環繞著葡萄，頂端是葡萄葉子。背面仍然只有一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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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　四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5世紀、前2世紀。從公元前6世紀晚期開始，雅典娜及其聖鳥貓頭鷹的標準設計取代了雅典硬幣豐富多彩的設計。公元前480年最早的硬幣有了一定修改，雅典娜的頭盔上添加了橄欖枝，貓頭鷹下加了一彎小小的新月。在拉夫裡翁開採的銀礦使得硬幣鑄造量極大，這對經濟發展來說非常重要，鑄幣的古老風格一直保留到公元前4世紀至前5世紀，儘管那時看起來就已經過時了。公元前2世紀新設計產生了，仍然是貓頭鷹，但是它站在花環中的雙耳細頸橢圓陶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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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愛琴海米洛島（Melos）出土的斯塔特銀幣，約公元前500年。石榴（希臘語為melon）圖案與發行的城邦諧音。這枚硬幣發現於埃及艾斯尤特（Asyut）的金銀財寶中。它與成百上千的希臘硬幣一起從愛琴海出口。很多硬幣和它一樣被部分切削，表明它們在埃及使用時是金銀塊，那時，埃及還沒有鑄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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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希臘北部泰隆（Terone）斯塔特銀幣，約公元前500年。硬幣上的酒罐或儲藏罐說明了該地區酒類貿易的重要性。這枚艾斯尤特（Asyut）出土的硬幣有鑿痕，可能是為了檢查它是否由實心的白銀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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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希臘北部阿肯薩斯（Acanthus）斯塔特銀幣，約公元前500年。阿肯薩斯硬幣上的圖案為一獅子攻擊一頭公牛，構圖被巧妙地融入到圓形中。此枚硬幣與其他大量希臘硬幣一起出土於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其質量已通過鑿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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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男人與妓女討價還價的場景，來自希臘雅典印成的杯子上，公元前5世紀早期。左邊的男人遞給女人一個錢包。中間的男人可能在與另一個女人商定價格：他出「3」而她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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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埃吉納島（Aegina）斯塔特銀幣，公元前5世紀。埃吉納是希臘最早鑄造銀幣的城邦之一，如圖所示，公元前5世紀時，硬幣圖案上陸龜取代了之前的海龜。


  我們發現，6世紀中期以後停止鑄造金銀合金，在很多地區，銀幣（偶爾是金幣）取代了金銀合金。庫齊庫斯（Cyzicus）、蘭薩庫斯（Lampsacus）、福西亞和萊斯博斯島（Lesbos）的某些城市繼續鑄造琥珀金幣（圖19），但是，在公元前6世紀晚期至前5世紀，銀幣佔據主要地位實屬例外。為什麼放棄了琥珀金幣？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長久以來，白銀已經是古代遠東的主要金屬貨幣，對其後來成為主流不必大驚小怪。而且，琥珀金是兩種貴金屬（有些還添加了鉛）的合金。它的含金量可能差別顯著，致使難以估計貨幣的價值。


  可能在克羅伊斯王（Croesus）統治時期，利底亞王國鑄造了最早的金銀幣（圖20、21）。小亞細亞經常出土這種錢幣，它們雕刻有獅子和公牛的前身。幾乎在希臘貨幣出現同時，卡裡亞和小亞細亞其它地區也鑄造了硬幣。埃伊納島（靠近阿提卡海岸的一座島嶼）（圖33）、雅典和科林斯是希臘最早鑄造各自貨幣的城邦（圖34）。儘管銀幣的早期形態在製造和設計上與琥珀金幣非常相似，差別仍然顯著。首先，鑄造銀幣的地理分佈比琥珀金更遼闊：在希臘本土（圖25），尤其是馬其頓，以及意大利、西西里、塞浦路斯、愛琴列島、昔蘭尼加（非洲北部）、法國南部和小亞細亞（圖26）。其次，鑄造範圍更廣，轉移到了地中海其他地區（包括那些沒有鑄造貨幣的地區，見下文）。第三，在硬幣上蓋印或銘文確定硬幣製造主體的傳統開始了。


  採用硬幣的原因耐人尋味。為什麼某些城邦在特定的時期希望把銀幣製成這種形式？古人討論過這一問題：4世紀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著名的《政治論》中提出，使用帶有印記的硬幣代替稱量的銀塊極為方便，避免了每次交易都要稱重的麻煩。增加圖案標記了面值（《政治論》，1257a）。這一解釋乍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難以解釋如果從銀錠到銀幣的變化是大勢所趨，為什麼之前沒有人提出這類解決辦法。


  有人會說，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出於經濟原因鑄造貨幣。公元前5世紀的希羅多德（《歷史》，I.94）認為，社會中貨幣與貿易緊密相連，對外貿易也是可能的因素之一。埃及、近東及黑海地區發現了很多希臘早期貨幣，表明它們用於長途貿易。這些地區經常發現雅典與希臘北部的銀幣，很可能銀錠就是以銀幣形式輸出的。4世紀時，到達雅典的商人如果不回運貨物，就可以以這種形式輸出白銀。正如色諾芬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出口白銀的買賣有利可圖，因為不管他們（指商人）在何處將其出售都肯定能在這項投資上贏利。」（《方法與手段》，3.2）但是，數不清的切割貨幣、錠塊和碎銀和貨幣（圖29—31）混雜在一起，又暗示貨幣是作為銀塊而非固定價值的硬幣。很難瞭解長途貿易獨自作用如何導致貨幣發展，我們需要探討其他可能的解釋。


  社區中買賣日常消費品等小範圍的交易需要小額硬幣。儘管在城市內部很早就開始使用低價的硬幣，如我們在下文中將要見到的，不能確定這是否是貨幣形成的重要因素。最小的半歐寶硬幣對日常零售的價值仍然可觀。例如，公元前5世紀，一位雅典陪審團成員的每日津貼是三歐寶，這極有可能是整整一天的生活費用。


  希臘城邦或統治者發行了大量貨幣，他們可能將貨幣用於各種支付。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雅典公民參加陪審服務和議會等其他活動會得到國家支付的酬金。付給艦隊水手或僱傭兵等軍費也用錢幣。因此，城邦有意製造錢幣不足為奇。在希臘的政治生活中，鑄幣與城邦和法律日益重要的作用相聯繫。實際上，城邦可能在鑄幣時盈利：某些希臘時期的證據表明，硬幣在發行地區的價格高於銀錠所在地區。如果早前的世紀也如此，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如此眾多的希臘城市使用貨幣，以及為什麼銀行在公元前6世紀晚期至前5世紀快速發展。鑄造並發佈估值過高和規範化的貨幣可為城邦帶來可觀的存款與收入。為了有效運轉，該系統必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其一，為了推行估價過高的銀幣必須由合法的政權規範。就這一點而言，城邦介入的重要性可以解釋代表貨幣面值設計的選擇。其二，城邦推廣鑄幣系統可能對商人有吸引力，不管貿易是白銀還是其他商品。否則，他們會因此接受高估價的硬幣受損。這也可能解釋了為什麼鑄幣由雅典和埃伊納島（圖27、28）這樣有強烈「貿易均衡」偏好的城邦製造。兩座城邦的銀幣都成為國際化的硬幣，在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區都能發現它們（圖33）。


  為了找到古代世界中硬幣作為貨幣快速而廣泛的流通方式，我們還可以觀察希臘的特定通貨。公元前6至前5世紀的希臘哲學家關心法律的概念與執行方式。因此，公元前6世紀改革雅典法律的政治家梭倫的著作中結合了城邦、財富、管理與法律問題。雅典開始使用貨幣的時期比梭倫對雅典國家與社會的改革稍晚，但是，貨幣的流通不能被認為在希臘城市的發展範圍之內。希臘表示鑄幣的單詞「諾米斯瑪」（通行的錢幣(2)）與表示法律的單詞「nomos」源自同一詞根，這意味著硬幣被視為社會契約的產品。儘管模稜兩可，但6世紀希臘法定重量與度量的文字證據很多，同一時期廣泛使用銀幣就不足為奇了。


  在先前的討論中可以看到關於銀幣的起源與流通有種種迥異的解釋。但是，一旦銀幣流通到希臘地區的各個城市，它們就好像迅即成為貴金屬貨幣的主要形式。5世紀雅典時期的文學著作中有很多貨幣流通的證據。大量有關文明的記載及國庫支出賬務狀況都被鐫刻在雅典衛城帕台農神廟的石頭上流傳至今。從這些銘文上可知，鑄幣是貨幣的正規形式，儘管在寺廟資產的列表中也提及了其他未經鑄造的金銀或貴金屬。根據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記載，偉大的雅典政治家伯裡克利（Pericles）在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前404年）前夕發表的演說中提到了雅典的財力（修昔底德，2.13）。他提到，聯盟年收入600塔蘭特（talent），而他們的儲備包括：


  600塔蘭特銀幣……以及私人和公共捐獻的其他未經鑄造的金銀，節日與競賽中使用的聖物，從波斯人獲得的戰利品及其他財物，價值不少於500塔蘭特。其他寺廟中也有大量財物亦可利用，如果其他的都不敷，也可以使用裝飾女神的黃金（即雅典衛城上巨大的黃金象牙雅典娜雕像）……但是，如果雅典人為了自衛而用，必須將其盡量復原。


  這段文字說明，與其他財富形式相比，銀幣在數量與功能上居於首要地位：生死關頭可以使用神殿的財富等等，但是日後必須歸還。城邦財富主要是銀幣。但是，當4德拉克馬銀幣用於城邦的交易或大宗支付時，如果將公元前5世紀最低面值的銀幣用於小範圍的個人購買還是太大了。然而，人們似乎習慣了使用硬幣，後來銅幣取代了最小的銀幣。使用便宜的金屬銅來鑄造低面值硬幣的主意始於公元前5世紀晚期南部意大利城市（圖39、40），但在公元前4至前3世紀就廣泛用於希臘世界。可能雅典和其他城市市場上的每一筆交易從此使用硬幣：新的銅媒介供應了足夠小硬幣，例如查喀斯（奧博爾銀幣的八分之一）（圖41）。


  儘管鑄幣意義重大，它仍僅是希臘世界貨幣歷史的一部分。雖然大多數古代城市可能都使用過硬幣，但在古老和古典時期（約公元前600—前320年），一些城市由於白銀匱乏或政治等種種原因沒有鑄造硬幣。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巴達，公元前3世紀前從未鑄造過硬幣，他們用鐵塊代替了硬幣。斯巴達人認為擁有金銀背叛了斯巴達武士精神，他們鄙視商人的頭腦。然而，為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擊敗富有的雅典人，他們不得不接受波斯國王的巨額錢幣援助，以便建立一支抗衡雅典海上力量的艦隊。


  鑄幣與城邦


  公元前6世紀希臘世界廣泛採用銀幣，並開始使用代表鑄造硬幣的城邦主權的設計與銘文。城邦主權保證了的銀幣的質量與價值並且能防止偽造、濫用等。


  選用的設計能表明城邦的主權，通常提及宗教崇拜與過去的神話，或者用雙關語，再加上表示城邦名稱的銘文。從最早的希臘硬幣到500年後的希臘世界，儘管硬幣的形狀與藝術風格變化很大，但這種類型的特徵都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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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a　雅典四德拉克馬銀幣，約公元前510年。銀幣上是戴頭盔的雅典娜——她是城市的守護神，以及雅典娜的聖鳥貓頭鷹，硬幣後來就叫做「貓頭鷹」。貓頭鷹旁邊的三個希臘字母「A」、「TH」和「E」是希臘語「一切都屬於雅典娜（of the Athenians）」的首字母。這一設計用於公元前6世紀晚期，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世紀雅典銀幣鑄造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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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b　科林斯4德拉克馬銀幣，約公元前450年。科林斯是希臘南部重要的商業城市，其硬幣上是飛馬珀加索斯（Pegasus）。傳說科林斯附近的英雄柏勒羅豐（Bellerophon）馴服了珀加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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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c　腓尼基提爾（Tyre）斯塔特銀幣，公元前4世紀。大鬍子神麥勒卡特（Melqart）騎在飛行的海馬上，波浪下是海豚。這一圖案反映了該城作為海洋貿易中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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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d　小亞細亞彌裡娜城（Myrina）4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2世紀中葉。該城的主要保護神阿波羅頭戴桂冠。公元前2世紀的硬幣特點是更薄、更寬，給予雕刻者更大的設計空間。


  [image:  ]


  34e　希臘埃維亞島（Euboea）島城埃雷特裡亞（Eretria）4德拉克馬銀幣，女神阿耳特彌斯（Artemis）。公元前2世紀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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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f　斯米瑪（Smyma）斯塔特金幣，小亞細亞，公元前1世紀。這枚極為罕見的金幣描繪的是堤喀（Tyche）的頭像或者象徵著城市的財富。堤喀頭頂的小城牆狀王冠可能像征城市。背面是阿佛洛狄忒（Aphrodite Stratonikis）神像。銘文是指城市（Zmymaion＝「of Smyrna」）及其執行機構（prytaneis），他們負責鑄造小亞細亞地區羅馬人與本都（Pontus）的米特拉達梯六世（Mithradates　VI）交戰時期的應急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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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g　希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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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希臘城市墨西拿（Messana，現代的Messina）4德拉克馬銀幣，西西里，公元前5世紀。硬幣刻畫了蟋蟀上的野兔。亞里士多德提到這一設計，他說，墨西拿暴君安那西拉期斯（Anaxilas）將野兔帶到西西里；這可能意味著硬幣叫做「野兔」，就像雅典的貨幣稱為「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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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希臘城市特裡納（Terina）的斯塔特銀幣，意大利南部，公元前5世紀。特裡納硬幣上的有翼人物可能是該城市的化身，但這一形象難以解釋。像勝利女神一樣，她長翅膀，持花環；她坐在可能像征當地泉水或河流發源地的陶罐上，手持象徵和平的權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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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黑海北岸克里米亞地區的希臘城市潘提卡彭（Panticapaeum）斯塔特金幣，公元前4世紀晚期。硬幣上是潘神（令人想起城市名稱）的頭像。不同尋常的金幣鑄造反映了該地區容易取得金子，西徐亞地區統治者墓葬中經常有大量的黃金即是明證。潘神長著顯眼的尖耳朵和獅子鼻，頭戴籐葉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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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路德（Rhodes）4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4世紀早期。公元前4至前3世紀，路德島是最富裕的城邦之一，發行了大量硬幣。幾乎完全正面的阿波羅頭像表明了印模鐫刻者的技藝。背面的玫瑰指路德島，因為希臘語中玫瑰就是「rho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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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希臘城市阿可拉伽斯（現為阿格裡真托）鑄造的青銅「硬幣」，西西里，約公元前5世紀中期。開始使用銅幣之前，西西里鑄造了狀如金字塔的銅幣。這枚硬幣上的兩隻鷹首和頂部的三個點標明了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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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阿可拉伽斯銅幣，公元前5世紀晚期。在製造了類似圖39中的硬幣之後，這座城市開始使用常規鑄造手段生產銅幣。硬幣上是一隻螃蟹和其他海洋生物，說明該城瀕臨大海。環繞的六個小圓點表示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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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雅典銅幣，公元前4世紀晚期。這種雅典早期銅幣上是一隻連體貓頭鷹，可能表示兩個面值單位（2查柯(3)或者2柯立波）。這種銅幣數量龐大，目前為止，在挖掘廣場暨雅典中部廣場，大約出土了一千多枚。


  貨幣與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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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埃及國家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6—前246年）時期銅幣。埃及托勒密時期建立鑄幣設計系統，用於保存白銀，與外國商人交易。後來，又為了滿足國內需要而製造大型銅幣。硬幣描繪了長著公羊角的宙斯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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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大夏（Bactria，現為阿富汗）國王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銅幣，公元前2世紀早期。像西部的希臘王國一樣，大夏王國也開始鑄造銅幣，其中有些為方形，像印度的硬幣。銅幣一面的符號是希臘文，而另一面則是手持荷花的印度女神形象，有印度語（婆羅米文）銘文。


  對外戰爭對斯巴達無法接受援助的原始貨幣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形之下，其他希臘城市，尤其是雅典，使用了更發達的硬幣與金錢系統，比如銀行。公元前5世紀雅典就出現了銀行，但是大多數證據來自公元前4世紀。我們不可把這些銀行視為與現代銀行同樣複雜的金融機構，但可以將其看作貨幣兌換與典當商的中介。銀行家們依靠個人能力運營，不受制於任何國家規範。他們最常見的活動是貨幣兌換，主要為到達雅典而攜帶外地貨幣的外國人服務。我們聽說貨幣兌換商在廣場的桌子後面交易；今天的希臘單詞「trapeze」仍兼有桌子與銀行兩種含義。銀行家們也收存貨幣，但是看起來好像不支付利息。他們提供的是安全的保險箱——外國商人在雅典時無處存放貴重物品。但我們也聽說，雅典人也在銀行保存貨幣，可能是為了安全，也可能是為了在收稅員眼皮底下隱匿資產。最後，銀行家把自己和儲戶的錢借給私人，一般年利率是12%。人們通常向親朋好友借錢，很多信用交易都屬於此類。因此，銀行家可能只是借款者的最後選擇。


  家喻戶曉的銀行家佩森起先是一位銀行家的奴隸，後來不但控制了銀行，還取得了雅典公民權。公元前370年他去世時，擁有60塔蘭特（36000德拉克馬）。我們對比5世紀拜占庭最富有的城市每年交給雅典16塔蘭特貢賦，可見佩森富可敵國。但是，銀行業風險極高，佩森的早期事業差點因為一位不滿的客戶起訴而前功盡棄，其他銀行的破產故事比比皆是。


  希臘世界沒有相當於國家銀行的機構。雅典貯存的過剩財富置於衛城雅典娜的保護之下，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女神，因此盜賊害怕褻瀆神靈受到威懾。當雅典人需要更多貨幣支持軍事行動時，他們向雅典娜「借」錢並許諾力所能及時償還。他們甚至在財政危機時熔化女神神像。我們還知道，有些寺廟借錢給私人。公元前5世紀雅典農村某寺廟鐫刻的賬目顯示，發放貸款的單位是200或300德拉克馬。


  希臘世界中，金融交易只使用鑄幣，沒有支票或可兌換的紙幣。因此，經濟平穩運行需要充足的貨幣流通。我們發現，雅典的硬幣日益增加，公元前5世紀阿里斯托芬的戲劇中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貨幣的廣泛應用，主角們談論在市場上購買的魚和鐮刀，他們嘴巴裡都含著小硬幣！4世紀諷刺家泰奧弗拉斯托斯的小插圖作品包括很多貨幣內容——購買、出售或借錢。到這一時期，雅典人開始為日常生活應用鑄造小面額銅幣：雅典廣場出土了16000多枚硬幣，大多數是銅的，極有可能是失落的。數量如此龐大有力地表明硬幣已經成為當時的標準。同樣，大多數古典時期的窖藏也包括了硬幣而非早期的合金。貨幣化的社會依賴硬幣完成大多數金融流動，導致需要國家採取多種手段維持貨幣的信譽與價值。雅典嚴格禁止使用假幣，一條公元前375年的法律規定由公共奴隸查驗硬幣。


  希臘肖像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征戰四方，改變了古代世界的面貌。從希臘到印度的新地區都臣服於希臘，希臘從城邦聯合體變成一系列的君主政體，即後來的希臘王國。亞歷山大死後不久就開始使用帝王肖像，希臘文化向東部的傳播意味著那裡也採用了相同的標誌，這些王國繼承了亞歷山大的帝國。


  因為大多數統治者希望以亞歷山大為榜樣，或者宣稱是他的合法繼承人，所以他們的肖像通常都模仿亞歷山大的姿態，昂首仰視，頂戴象徵王權的白色帶狀王冠。這些獨立王國臣服於羅馬後，這種肖像在公元前1世紀逐漸消失，但是，儘管羅馬的肖像傳統不同，早期君主仍舊使用這種受到希臘國王影響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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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a　色雷斯（Thrace，希臘北部）與小亞細亞國王萊西馬克斯（Lysimachus）4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305—前281年。硬幣上是亞歷山大大帝，萊西馬克斯希望通過強調他是亞歷山大的繼承人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硬幣明顯具有亞歷山大髮型的特徵，帶狀頭飾上裝飾著象徵宙斯的公羊角，亞歷山大宣稱宙斯是他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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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b　埃及國王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 6—前24 6年）及其第二任妻子阿里西諾（Arsinoe）8德拉克馬金幣。希臘文字Adelphon指出托勒密（靠近讀者的人，帶著皇家頭飾）和他的王后也是兄妹，他們的結合沿襲了早期埃及的皇室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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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c　帕加馬（Pergamum）國王攸美尼斯二世（Eumenes）4德拉克馬銀幣，小亞細亞，公元前197—前158年。攸美尼斯二世在位時，帕加馬王國國勢鼎盛，硬幣上是公元前3世紀的帝國締造者菲萊泰羅斯的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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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d　敘利亞國王安太阿卡斯六世4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2世紀中期。年輕的國王戴著皇家頭飾和光芒四射的王冠。安太阿卡斯自詡是人間之神，皇冠象徵著神聖。使用神聖的符號是公元前4世紀晚期至3世紀早期希臘國王的特徵，但是，這在後來的安太阿卡斯六世等國王的硬幣很少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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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e　本都（現土耳其北部）國王米特裡達提二世（Mithridate II）4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3世紀中期。銀幣本身與國王的頭飾說明，隨著亞歷山大的征伐，非希臘王國的一些地區接受了希臘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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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f　波斯（現伊朗西南部）祭司國王巴格達特（巴達德）銀幣，公元前3世紀晚期或前2世紀早期。把統治者的肖像置於硬幣上的風格來自亞歷山大大帝之後的希臘，儘管出現的人物的鬍鬚與其戴著的耳環都是伊朗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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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g　大夏國王德米特裡厄斯一世（Demetrius I）4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2世紀早期。希臘國王頭戴大象頭飾，這種頭飾也出現在亞歷山大大帝的其他畫像上，它表示對印度的統治。希臘傳說中，駕馭大象戰車的希臘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征服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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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h　羅馬帝王奧古斯丁（Augustus，公元前31—公元14年）奧雷金幣。公元前44年，尤利烏斯·愷撒首次在羅馬硬幣上使用在世君主的肖像，它成為羅馬貨幣的特徵。羅馬帝王模仿了希臘的做法，儘管他們放棄了王冠等王權符號而選用了頭戴象徵勝利桂冠的本人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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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i　希臘帝國，約公元前2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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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馬其頓國王菲利浦二世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359—前336年。在菲利浦執政時期，馬其頓王國開始擴張，征服了希臘北部全部的獨立城市，佔據了該地的金銀礦藏。財富對菲利浦權力的增長至關重要，因此他鑄造了大量硬幣。這枚銀幣上，一位年輕的騎手跨在高頭大賽馬上，以紀念菲利浦本人在公元前356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勝利。希臘銘文是國王的名字。騎手手舉橄欖枝，頭戴花冠，這兩者都像征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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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以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的名義鑄造的4德拉克馬銀幣，公元前280年鑄造於土耳其城市庫齊庫斯。亞歷山大為補給軍隊鑄造了大量金銀幣。他的帝國裡很多鑄幣廠中鑄造的硬幣都是標準類型的。銀幣上是赫拉克勒斯和宙斯座像。亞歷山大去世後很久，銀幣仍然沿用同樣的設計。


  結論


  利用金銀是馬其頓菲利浦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和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圖45）征服希臘、擊敗富饒的波斯帝國（圖46）的秘密之一。菲利浦佔據的色雷斯礦藏為軍隊補給了大量的黃金、白銀和青銅。亞歷山大征服了亞洲，控制了波斯王囤集的價值18萬塔蘭特的財富，並將其當作貨幣或戰利品瓜分殆盡。其中有目前為止我們遇到的各種貨幣形式，這是羅馬帝國征服地中海世界獲得財富的前兆。希臘時期鑄造了大量硬幣，範圍更廣，但是基本的貨幣制度沒有改變。


  --------------------


  (1) Shekel，謝克爾，古時猶太人用的銀幣，也是以色列現在的貨幣單位。——譯者


  (2) 英文單詞numismatics（錢幣學），直接來源於希臘詞語nomisma和拉丁詞語numisma。——譯者


  (3) 1查柯（chalkoi）＝1/8奧波。——譯者


  2 羅馬世界


  The Roman World


  （地中海）沿岸大陸廣袤遼闊，四面八方源源不斷地（向羅馬）輸入不盡的貨物。它們來自世界各地海疆，產自各個國家、河流、湖泊，以及希臘與外國人的技藝……摩肩接踵的商人不分春夏秋冬，帶著各地的貨品紛至沓來，羅馬儼然成為世界的公共倉庫。


  上文摘自公元前2世紀希臘小亞細亞的雄辯家艾利烏斯·阿里斯提得斯的演講辭《致羅馬》，展現了偉大帝國首都羅馬城的驚人規模。羅馬當時可能已發展成為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並且直到18世紀之前都是歐洲最大的城市。城市與帝國的發展帶來了地中海與近東的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貨幣經濟。


  早期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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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羅馬共和國鑄造青銅條通貨，公元前3世紀。圖案是一隻三足鼎（一種三條腿的祭器），這一圖案也出現於意大利南部希臘城市的貨幣上。1819年，發現於羅馬附近的甘多爾福堡（靠近古代拉丁城市阿爾巴·隆加）。製造大貨幣塊的想法源自早期的意大利條塊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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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貨幣的青銅殘塊，發現於意大利中部，公元前4至前3世紀，現稱「Aes rude」，意思是未經加工的青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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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意大利北部與中部青銅貨幣塊的一部分，公元前5—前3世紀。對這種塊狀金屬的分析表明，青銅中含有大量的鐵。這種合金顯然是最早冶煉的富含鐵銅礦石的原材料的產物。


  在艾利烏斯·阿里斯提得斯的時代之前，羅馬已有悠久的歷史，依據傳統說法，羅馬始建於公元前753年，起源於一座國王統治的小城，之後由獨裁的統治階級構成共和機構統治，起初四百年，其發展範圍限於意大利。羅馬的地理與文化的限制是缺少鑄幣，這一狀況延續到公元前300年，比貨幣已成為正常生活組成部分的愛琴海希臘世界以及希臘在西西里與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整整晚了二百年。


  後來的作者認為，羅馬早期貨幣的形式是牛羊。因為表示「錢」的拉丁單詞「pecunia」源自表示「牛」的單詞「pecus」。但是，可能與其他古代世界相仿，使用牛度量價值不是說牛就是貨幣。更多的證據表明，早期羅馬人像在其他意大利地區的人（包括伊特魯裡亞人）一樣用稱量的銅塊作為貨幣。青銅是相對低廉的金屬，需求數量龐大：歷史學家李維（Livy，公元前1世紀）提到了早期共和國時期的羅馬議員必須用車載斗量其財富的傳統（李維，4.60.6）。這一時期，早期粗糙的青銅（現在作為未經加工的青銅）（圖48、49）及銅鐵合金塊開始設計成原始的枝條形狀。這種貨幣形式並非羅馬獨有的，實際上銅鐵合金塊通用於意大利北部，但是，羅馬人將其以有價值的銅塊形式加以利用，沒有將其製成統一的重量標準，而且經常將其切割成小塊。


  如何使用這些青銅塊？據公元前450年的羅馬早期法典《十二銅表法》殘篇記載，使用稱重的白銀對某些罪行進行處罰。可能在同一時期，羅馬社會根據擁有同一單位的財富數量多少，形成了各種階級。公元前400年至前340年之間，軍隊支付（字面含義為「稱出來的數量」）似乎開始使用青銅單位來進行，也可能是用青銅支付。如果國家支付青銅，就必然以某種方式徵集青銅，因此交稅可能要用稱重的青銅。


  在此背景下，易於理解公元前300年早期羅馬鑄幣包含的兩種獨立而並行不悖的元素：一方面，意大利本土傳統製造的大銅塊和重銅盤（圖47）；另一方面，鑄造銀幣與銅幣。意大利南部鑄造的錢幣（圖50）直接仿製了希臘硬幣，實際上，其中一部分甚至有可能是希臘城市尼亞波利（現那不勒斯）為羅馬人鑄造的。只有通過銘文才能分辨出是羅馬的（圖50a）。設計、重量標準、純度甚至鑄造技術都直接借鑒了當時意大利南部的希臘城市。甚至重青銅條與盤子的裝飾形式都直接取材於希臘圖式，例如三足鼎或海豚等都是直接採用自希臘硬幣。


  採用希臘鑄幣的理念、複製希臘原型（圖50b）、貨幣的意大利形式的希臘化發生在羅馬開始成為地中海地區強國的第一時期。羅馬成功地抵抗了希臘國王皮勒斯的入侵（公元前280—前275年），成為整個半島的統治者，在與迦太基兩次曠日持久的戰爭（公元前264年至前241年、公元前218年至前201年與著名的漢尼拔作戰）中取勝，成為地中海西部地區的統治者。羅馬此時採用鑄幣絕非偶然，其時文化中的諸多方面——藝術、建築與宗教受到外來（尤其是希臘）影響而變革。羅馬進入希臘文化統治的「文明」世界，因此，鑄幣的使用等等都帶有希臘標記。


  羅馬早期貨幣制度的發展


  古羅馬早期使用稱重青銅作為貨幣。意大利出土的青銅塊與碎片表明，公元前4世紀就使用了這種形式的貨幣。在公元前3世紀早期，羅馬開始使用自己的青銅塊。其中一些是條形，而其他的則是圓形的希臘式貨幣，但顯然又比希臘貨幣更大。與意大利南部希臘城市和西西里的接觸，也使得羅馬採用他們的貨幣形式鑄造銀幣與青銅幣，同時也鑄造了金幣。這些新型的硬幣表明了希臘文化的影響力。羅馬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公元前218—前201年）早期對抗迦太基將軍漢尼拔時，軍費開支促使羅馬重組其貨幣系統。大約在公元前210年，開始使用基於第納爾的新式貨幣制度，這種銀幣使用一阿司單位的青銅計值。第納爾是羅馬使用時間最長久的面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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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a　青銅硬幣，約公元前300年，牛頭上方為希臘銘文Romaion，意為「羅馬的」。這一設計源自希臘城市那不勒斯（Ne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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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b　2德拉克馬銀幣，約公元前300年，展現了羅馬戰爭之神瑪爾斯（Mars）的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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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c　羅馬共和國鑄造青銅阿司，公元前3世紀晚期，展現守門與製造曆法的兩面神雅努斯（Janus）面朝兩個方向的頭像，在早期羅馬硬幣中很常見。這種硬幣形式的銅塊現在稱為「aes grave」，意為「重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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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d　戰車銀幣（quadrigatus），約公元前225年，取名自四馬戰車（quadriga）。這是羅馬從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210年開始使用第納爾之前最主要的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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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　斯塔特金幣，公元前215年。共和國時期，除了應對金融危機外，很少發行金幣。這枚硬幣發行於公元前218年，正是漢尼拔入侵意大利的危機時刻。該設計描繪出兩名武士正用傳統的方式宣誓：兩人都用劍尖觸碰跪在他們中間的人捧著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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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f　第納爾銀幣，約公元前210年。羅馬神（Roma）頭像後的羅馬數字「X」是銀幣以阿司銅幣衡量的價值標記。背面展現的是狄俄斯庫裡（Dioscuri，宙斯的雙胞胎兒子卡斯特羅和波呂克斯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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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g　奎那裡銀幣，價值半第納爾，羅馬數字「V」，表示其價值5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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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h　塞斯特提銀幣，1/4第納爾，羅馬數字「IIS」，表示2.5阿司（S＝塞米，半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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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i　司的1/12，約公元前210年。這枚鑄幣描繪的是羅馬戰爭女神貝婁娜（Bellona），下方的一顆小圓點代表了青銅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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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j　阿司青銅幣，約公元前200年。這是比阿司更小、更輕的變種，第二次迦太基戰爭時，青銅幣與銀幣的相對價值變化後，它取代了較大、較重的銅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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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k　勝利女神銀幣，約公元前200年。使用了比第納爾更便宜的鍍銀。在早期使用第納爾時，勝利女神銀幣大量流通，但這個時期，它與其他硬幣的兌換關係不能確定。這種硬幣名稱來自有翅的勝利女神為一勝利紀念碑加冕的圖案設計。


  從此，大約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公元前212年，為了滿足與漢尼拔領導的迦太基作戰前所未有的金融需求，羅馬貨幣制度進行了改革。從此，在希臘原型基礎上建立了只有鑄銀和青銅幣的幣制。新系統中的主要貨幣是青銅阿司與狄那裡銀幣（起初因價值10阿司而得名）（圖50f、50j）。在此後四百年裡，它們之間的固定兌換關係只變過一次，即公元前140年，狄那裡銀幣的價值增加到16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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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世紀初，羅馬鑄幣與國家財政系統相對落後，鑄幣無關緊要。雖然足以征服意大利，但建立海外帝國需要更加複雜而穩定的制度。鑄幣成為羅馬帝國有效運轉不可或缺的部分，從此，羅馬社會和當時地中海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一樣貨幣化了。低值銅幣的生產發展迅猛，部分是為了支付軍餉。目前挖掘面世的貨幣說明了公元前2世紀至1世紀流通中硬幣數量的變化。


  羅馬世界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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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元前3世紀的硬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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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羅馬朱迪亞（Judaea）出土的雷普頓（lepton，希伯來語中為prutah）青銅硬幣，《馬可福音》12:42中提到的「寡婦之一文」實例。這枚硬幣幣面上的圖為三穗谷子，公元29年由羅馬朱地亞行政長官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以羅馬君主台比留（Tiberius）的名義發行。


  為了理解羅馬時代的人們實際生活中如何使用貨幣，我們需要查看羅馬時代埃及的紙草或者文學作品片斷等文獻。大多數古代作品忽視日常生活實際，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新約》中的三本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它們全是耶穌講述的寓言故事、來自巴勒斯坦社會底層人民的親身經歷，經常涉及貨幣。很多福音書中的故事提到付款總額。例如，在故事《好心的撒瑪利亞人》中，收留受傷者的旅館主人得到寄宿數天的部分費用兩第納爾（《路加福音》，10：35）。耶穌還提到，一位工人在葡萄園干一天活能賺一第納爾（《路加福音》，20：1）。在另一則故事裡他發問：「或是一個女人有十塊錢、十個銀德拉克馬（一德拉克馬相當於一希臘第納爾），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地找，直到找著嗎？找著了，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著了，你們同我一起歡喜吧！』」（《路加福音》，15：9）顯然，對大多數平民百姓而言，一第納爾價值不菲。在一則故事裡（《馬可福音》，12：42），耶穌稱讚了一位窮寡婦，她傾其所有往佈施箱裡捐了兩個雷普塔(1)——大約相當於一枚誇德侖銅幣（一狄那裡銀幣等於64誇德侖）（圖52）。今天的以色列出土了大量與故事中提到的雷普塔（寡婦的一文錢）一樣的小銅幣。並且提及巨額金錢。耶穌的門徒們推算，為五千人購買食物需要兩百第納爾（《馬可福音》，7：37），而據說抹大拉馬利亞澆在耶穌腳上的香膏價值三百第納爾——這無疑是一筆巨款。


  這些文獻說明，聆聽耶穌布道的窮人在日常生活中熟識錢幣。羅馬時代埃及保存至今的日常收據和書信與此類似。它們同樣表明，小規模交易廣泛應用貨幣，甚至產生了更發達的信用交易體系，因此實際支付中甚至可能不必交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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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羅馬統治時期，西班牙伊比利亞（Iberian）地區鑄造的第納爾銀幣，公元前2世紀。伊比利亞語銘文Ikalesken為該地地名。設計基於羅馬第納爾系列的狄俄斯庫裡銀幣（50f），但是忽略了其中一位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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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馬耳他附近的戈佐（Gozo）青銅幣。公元前218年，羅馬佔領了戈佐和馬耳他，使其成為羅馬西西里行省的一部分。公元前2至前1世紀，戈佐（在這一時期稱為Gaulos）鑄造了一些獨立的青銅硬幣。硬幣上是腓尼基月亮女神阿斯塔蒂（Astarte），這說明島嶼的原住民來自腓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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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羅馬君主奧古斯丁（公元前27—公元14年）青銅硬幣，西班牙東部的厄裡奇市（Ilici）鑄造。羅馬帝國時期，當地發行的銅合金硬幣以奧古斯丁和他的接班人命名。1世紀後半期的西部地區，羅馬硬幣取代了當地硬幣，但是，東羅馬地區直到3世紀晚期仍然繼續發行地方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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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涅爾瓦國王（Nerva，公元96—98年）時期4德拉克馬低值銀幣，鑄造於亞歷山大港，流通於羅馬統治時期，在具有獨立的、基於托勒密王朝貨幣制度的埃及，4德拉克馬低值銀幣直到公元294年至296年戴克裡先改革時期一直作為貨幣標準面值。


  羅馬世界大多數地區（至少是地中海地區的行省）逐漸習慣了使用貨幣，這可能使人們誤以為羅馬征服的領土及或羅馬本土上通行單一的貨幣制度。第納爾僅僅是羅馬控制地區製造的銀幣中的一種。羅馬向沿地中海已經有鑄幣傳統的地區擴展勢力範圍時，通常務實地准許現存貨幣繼續流通。羅馬管理多文化帝國時一般會保留現存的系統或者與羅馬整合，而不是像中央集權制一樣徵稅。因此，管理與金融機構也是如此：現存的稅收政體在羅馬征服後保留，而運行的貨幣制度與硬幣允許繼續流動，與羅馬硬幣並存（圖53—55）。例如，羅馬人在兩個特別的省份保留了曾有的贏利的封閉貨幣制度。公元前133年羅馬征服的亞洲省帕加馬王國，以及公元前30年屋大維征服的埃及王國，鑄造了含銀量低但以同種價值在周邊地區流通的銀幣（圖56、57）。帕加馬與埃及國王規定，在其國境內他們發行的硬幣是唯一合法的，其銀幣在境外由於過於輕薄而不被接受，商人們不得不在進出國境的時候兌換，政府借此謀利。羅馬人沒有為維持帝國表面的統一而取消這種安排。


  儘管在正常情況下，羅馬人會維持佔領國土上的貨幣機構，在極端情況下，他們亦會強力干涉。因此公元前146年，在與迦太基的第三年也就是最後一年戰爭中，在卡托「消滅迦太基」的號召下，羅馬人最終將該城夷為平地，貨幣作為迦太基權利與財富的象徵退出流通並被熔化，這些貨幣是困擾羅馬一百多年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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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戈耳迪三世（Gordian III，公元238—244年）時期4德拉克馬低值銀幣，鑄造於小亞細亞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的該撒利亞（Caesarea）。公元17年，卡帕多西亞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省，該撒利亞鑄造銀幣的鑄幣廠一直存在，直至戈耳迪三世統治時期。這枚硬幣是為滿足與伊朗帕提亞（Parthian）國王作戰需要而鑄造的大量貨幣的一部分。


  財富與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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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公元前80年，羅馬共和國曼裡烏斯（Aulus Manlius）執政時期發行的奧雷金幣。設計為紀念公元前82年至前79年羅馬獨裁者（暫時的國家元首）盧基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建造的騎馬雕像。這是羅馬硬幣上最早出現在世政治家的代表之一。表明公元前1世紀時，權力從貴族元老院移至戰功顯赫的將軍。


  羅馬帝國貨幣制度廣泛的多樣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蝕。這並非官方行動導致，而是通過勒索戰利品，後來是通過徵稅，巨額的貴金屬從行省流向羅馬。公元前2至前1世紀，羅馬軍隊取得前所未有的顯赫戰績，將征服的希臘東部地區洗劫一空。公元前293年，羅馬在意大利大勝桑尼特人，繳獲戰利品總計1830磅（592千克）銀，在當時這算得上是巨款。120年後，公元前167年，僅在擊潰馬其頓王朝後，羅馬人就掠走7500萬第納爾戰利品，相當於100萬磅（324噸）銀。馬其頓並非羅馬征伐的最富庶的希臘王國。公元前2世紀，戰利品，亦即羅馬的財富呈指數增長。從新領地流向羅馬的財富尤其是貴金屬導致行省的貧困化，沒有足夠的白銀鑄幣，除了羅馬鑄造的銀幣外，其他行省的銀幣逐步消失。公元前146年羅馬征服希臘時，大量雅典銀幣原封不動地倖存下來，但到了公元前1世紀中期就漸漸消失了。公元前50年，尤利烏斯·愷撒征服高盧，劫掠其黃金儲備，終結了高盧的金幣鑄造，銀幣鑄造也只勉強維持了幾年。甚至在小亞細亞富足的希臘城市，在羅馬治下也停止鑄造本地銀幣，但是，直到公元3世紀，許多地區還繼續發行反映地方特色的銅幣。


  後期的評論家將公元前2至前1世紀征戰四方得到的巨額財富視為羅馬世風日下的起因。公元前2世紀中期，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高度評價了在羅馬盛行的道德風尚：


  在希臘人當中……如果政府成員掌管的錢不超過一塔倫特，即便有十個抄寫員、印章、數量兩倍於印章的見證人，他們也未必誠實守信；而羅馬人，掌管大量財富的法官和地方總督僅靠宣誓保證守信就維持正當的行為。儘管在其他地方公私分明很罕見，但羅馬人在這方面記錄清白，很少有人貪贓枉法。


  波利比烏斯，6.56


  然而一百五十年後，歷史學家李維反思了羅馬財富的大量增長問題，以及與此同時導致的道德水準下降：


  沒有國家比羅馬更偉大，沒有人比羅馬人更正義、更富裕。以前貪婪和奢侈沒有進入羅馬社會，人們懂得謙遜、相互尊重並且很節約。真的，人所擁有的財富越少，貪婪就越少。現在，財富導致了人們的貪得無厭。


  李維，序言，II


  通常，羅馬人將道德標準的下降歸咎於與腐化的希臘人和其他東方人的接觸。


  在亞洲服役的部隊將外國的奢華傳入羅馬城。這些人首次帶回青銅臥榻、昂貴的床單、床帷和其他織物以及當時屬於華麗傢俱的單腿桌與餐具櫃。


  李維，39.6.7


  歷史學家薩盧斯特曾稱，連羅馬外敵都紛紛傳言共和國晚期的羅馬人唯利是圖。據說，非洲北部努米底亞國王朱古達相信賄賂羅馬元老院議員就能避免戰爭，「因為他確信，羅馬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收買。」（薩盧斯特，《朱古達戰爭》，28）。回顧公元前1世紀毀滅性的內戰起因時，羅馬人不約而同地抨擊過度財富的集聚效應與隨之而來的過度鋪張浪費。例如，公元前58年舉辦的豪華奢靡的競技運動會可能就是羅馬腐敗的轉折點（普林尼，《自然史》，36.113）。詩人魯坎（公元1世紀）寫道：


  財富源源不斷，繁榮當前道德滑坡，戰利品刺激了鋪張浪費……這個民族不能滿足於和平、享受自由、化劍為犁……公職通過賄選得到，而人民出售他們的支持權，伴隨著致命的腐敗以及每年競選時的貪贓枉法。掠奪成性的高利貸與利率致使貪婪與時俱進。信任支離破碎，戰爭成為很多人的財源。


  魯坎，I.I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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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公元前44年前幾個月為尤利烏斯·愷撒鑄造的第納爾銀幣。拉丁語銘文稱頌他為「愷撒，永遠的獨裁者」。愷撒是在世時半身像就出現在銀幣上的羅馬統治者。這種設計表現出愷撒的絕對權力，並將他比作希臘硬幣上的亞歷山大大帝及其繼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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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公元前43—前42年，第納爾銀幣，羅馬將軍馬爾庫斯·布魯圖（Marcus Brutus）鑄造。據羅馬歷史學家迪奧記載，布魯圖「在他鑄造的硬幣上，印上自己的肖像，以及象徵自由的帽子和兩把匕首，銘文表示他和卡修斯（Cassius）解放了祖國」。背面的銘文讀作「Eid[ibus] Mar[tiis]」（3月13日），是布魯圖和卡修斯以及叛亂的同夥刺殺愷撒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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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第納爾銀幣。圖案為屋大維（後來稱為奧古斯丁）及其繼父尤利烏斯·愷撒。銘文稱愷撒為「神尤利烏斯」，屋大維為「神的兒子」。屋大維在他的硬幣上使用愷撒的形象，以將自己作為愷撒權力繼承人的地位合法化。


  [image:  ]


  62　屋大維第納爾銀幣。勝利女神站在船首，代表公元前31年屋大維在阿克提姆岬（Actium）海戰的勝利，屋大維在此擊敗了安東尼與克利奧帕特拉的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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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公元前28年，屋大維奧雷金幣。這枚罕見的硬幣背面是屋大維坐在執政官（羅馬共和國最高行政長官）的寶座上，拉丁銘文「Leges et ivra P[opvli] R[omani] restitvit」的意思是「他恢復了羅馬人民的法律和權力」。這一引起公眾共鳴的短句是指屋大維公元前28年至前27年的「首先解決方略」。那時，他宣佈恢復羅馬憲法，結束了愷撒遇刺後的毀滅性的內戰。


  羅馬人不時地企圖通過法律來限制可能用於奢侈品的金錢的數量，但這類法律從來沒有嚴格執行過。普林尼告訴我們，公元1世紀中期，每年僅從中國、印度和阿拉伯進口奢侈品的花費就達兩千五百多萬第納爾。這個數據的精確程度不得而知，但是，事實上在印度經常發現羅馬貨幣。從通過紅海定期往返印度的船上發現的一張繳稅收據來看，羅馬進口奢侈品的實際數量可能比普林尼提出的還要多。


  普林尼還記載了克拉蘇（Marcus Crassus，尤利烏斯·愷撒與龐培同時代的對手）的語錄，「誰都不能依靠個人收入維持一支軍團。」（《自然史》，33.134）這一陳述暗示，獲取金錢與軍事力量聯繫密切，這一因素戲劇性地影響了公元前1世紀共和國晚期的歷史。羅馬人可能錯誤地估計了過去的勤儉節約，但是，他們對新財富對社會與政治生活可能產生的影響的觀察非常正確（圖58—60）。共和國晚期，政治家們舉債買官鬻爵，希望上任後撈回來。據說，愷撒本人在公元前61年時負債2500萬第納爾，他想方設法在公元50年征服高盧的過程中償還。放債與銀幣業由此成為羅馬政府的顯著影響力量。金錢可以購買政治影響，也可能因支付給部隊而取得絕對權力。公元前40年至前30年，內戰中最後的勝利者奧古斯丁終結了羅馬共和國的歷史（圖61—63），同時成了帝國中無與倫比的超級富豪，有能力向整個羅馬世界分發金融贊助。奧古斯丁自傳中稱，「他捐獻給國庫和羅馬平民百姓，以及遣散士兵的總費用是600萬第納爾。」這一天文數字只有獨佔整個帝國的財富才有可能達到。從那時起，國王的財富無與倫比，這也成為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羅馬精英階層可用的貨幣數量增長顯著，直到某人設法積聚了大量的帝國財富，並將自由的共和國變成君主國。


  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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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阿司銅幣，尼祿（公元54—68年）。


  硬幣本身表明了貨幣新的帝國導向。它不再以選舉產生的貨幣長官命名，而且帶有國王或皇親國戚的肖像。這一事實本身可以向所有接觸硬幣的人傳遞明顯的信息——他們是羅馬帝國的臣民。新錢幣的某些影響可以從聖馬可福音書中的一則故事推斷。幾位想給耶穌設套的法利賽人問猶太人（他們從來沒有接受羅馬統治的合法性）納稅是否合法。耶穌回答說：


  「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他們就去拿了。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愷撒的」。耶穌說：「愷撒的物當歸給愷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馬可福音》1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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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塞斯特提青銅幣（公元79—81年）。圖為弗拉維安（Flavian）競技場，這座羅馬競技場在泰特斯（Titus）的監督下，於公元80年落成。


  奧古斯丁去世十年內，耶穌還能碰到帶有帝王肖像作為帝國權威象徵的貨幣。


  然而，儘管鑄幣設計的理念發生了深刻轉變，從共和國時期開始，貨幣系統大體維持原狀。仍然以同樣大小和重量鍛造主幣第納爾銀幣。公元前1世紀或多或少廢棄了的銅幣以新的形式恢復了（圖64、65）。現在，使用純銅製造阿司，而用黃銅取代白銀鑄造悉斯特提由斯。金幣也成為羅馬貨幣制度的常規部分，新金幣奧雷價值25第納爾。這些新高價硬幣的生產，可以視作奧古斯丁新的和平、法律與繁榮的黃金時代的曙光，它們可能體現了流通中貨幣的顯著增長。事實上，公元前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時毀於一旦的龐培城出土的貨幣是一條獨特的資料，它表明流通中的金幣價值兩倍於銀幣和廉價金屬硬幣的總和。以悉斯特提由斯的價值衡量，龐培的貨幣價值如下：基底金屬，2312悉斯特提由斯；銀，22302悉斯特提由斯；金，54800悉斯特提由斯。


  這些數字體現了新興金幣的重要性，反映了羅馬帝國貨幣經濟與資源的尺度，這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範圍內前所未有的。正是羅馬鑄幣的龐大規模使其獨立於早期希臘與希臘世界的很多鑄幣。公元3和4世紀時鑄造了成千上萬的硬幣，其產量之巨大令人難以置信，直到現在都沒有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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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不列顛南部，Tincomarus國王銀幣，約公元10年。雖然羅馬還沒有征服不列顛，但某些不列顛國王硬幣已經明顯表現出受到羅馬貨幣體系的影響。這枚硬幣上的人物頭戴花冠，看起來像是仿製了拉格丹努(2)鑄造的印有奧古斯丁肖像的硬幣（法國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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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這封信記錄了貨幣的交易過程，被刻在木版上，出土於英格蘭北部，哈德良長城文德蘭達要塞，公元2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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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公元前85年，羅馬共和國第納爾銀幣的鍍銀贗品。一部分鍍銀脫落，露出了內部的青銅。共和國時期偽造銀幣非常普遍。現存的很多硬幣上的切痕就是在檢驗它們是否為贗品時留下的。


  實際上，帝國幅員遼闊，需要的錢幣數量不計其數。據估計，公元2世紀中期，帝國每年預算為2.25億第納爾銀幣（或900萬奧雷金幣）。其中四分之三用於支付四十萬人的軍隊，其他用於公共服務、建築工程、帝國邊境的敵人賄金及其他開支。龐大的年支出用帝國得到的收益支付——這種極度複雜的土地稅、租金系統為帝國與國王的中央控制提供資金。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和鑄幣產量的增加，羅馬地理範圍逐漸擴大。受到希臘人與迦太基人的影響，在羅馬人到來之前，地中海地區硬幣已經眾所周知。北部歐洲人（圖66）包括不列顛，也在被羅馬人征服之前發行了硬幣。但是，在羅馬人的統治下，以軍隊為中介，帝國的大陸地區很快就開始使用硬幣。羅馬帝國邊境哈德良長城附近的文德蘭達要塞出土的一封保存在一塊木版（現存於大英博物館）上公元2世紀的書信（圖67），生動地再現了當地軍人的貿易活動。這些活動明顯包括大量硬幣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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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0　克勞迪亞斯阿司青銅幣（上圖）和一枚私人製造的仿製品。羅馬管轄的高盧和不列顛同樣經歷了青銅幣短缺時期。和意大利一樣，非官方的複製品填補了這個缺口。


  奧克塔維厄斯致他的兄弟坎地達斯：您好。我要歸還馬裡納斯的數百磅肉款。你跟我提起了這件事，他還沒有跟我說起過呢！我有幾次寫信給你，告訴你我已經借了大約五千斗(3)谷子，為此我需要錢。除非你給我寄些錢來，至少五百第納爾，否則我會失去大約三百第納爾定金，那樣會很困窘……和特蒂烏斯聊聊他從菲特尼斯那裡得到的八個半第納爾吧，他還沒有將它轉到我的賬上呢。


  硬幣對於不列顛與高盧的地方經濟生產舉足輕重，以致在官方貨幣短缺的時候，克勞迪亞斯統治時期（公元41—54年）以及270年、340年、350年（圖69、70）假幣盛行。假幣通常是低值的硬幣，可以蒙騙很多人。它們補充了官辦鑄幣廠限制貨幣供應導致的產量不足，迎合了地方經濟不斷增長的貨幣需要。


  考古學透露了大量關於羅馬時代硬幣與錢幣的知識。例如，在不列顛，儘管硬幣有規律地出現是在公元43年羅馬入侵之後，但它們只在大城市或軍事前哨的考古點才有。這一時期之後的兩百年，羅馬統治下的不列顛原住民，也就是大多數不列顛島居民，似乎根本沒有硬幣。這一現象提醒我們考慮羅馬貨幣的鴻溝。但是，在公元3世紀中期，大量的低值硬幣進入不列顛並且廣泛使用，各地都有所發現，包括之前似乎完全沒有貨幣使用的鄉下和各個定居點。始於公元260年的貨幣使用的增長延續到4世紀，一直到羅馬人於公元400年後不久撤離不列顛。


  貨幣與通貨膨脹


  公元3世紀起，英國硬幣應用大幅度增長，至少局部如此，部分可能是由於其時硬幣生產增長以及銀幣本身標準下降而未增長。基於第納爾的鑄幣系統四百多年一成不變，但是，從尼祿（公元54—68年）統治開始到公元260年中葉，硬幣中白銀含量持續下降，取代第納爾的雷第阿特硬幣，含銀量僅為2%至3%。在皇帝泰特裡庫斯（公元271—274年統治法國與英國）統治時期（圖72、73），雷第阿特降到最低點，含銀量不足0.5%，這種硬幣還大量生產。


  這一時期貨幣發行產生信任危機，見於公元3世紀中期埃及紙草書上的官方命令：


  俄克喜林庫斯省的行政首腦奧勒利烏斯·托勒密（即納米西納斯）來函。行政人員集合併指責交易銀行的銀行家關閉了賬戶，因為他們不願接收神聖的貨幣，所以國王必須發布命令，強制銀行所有人員營業，並且接受與兌換除了絕對偽造與仿製的假幣之外的所有貨幣，不僅對他們如此，不論參與何種商業交易的人，都要告知他們如果不遵守這條法令就會受到（埃及）地方長官殿下頒布命令的懲罰。


  俄克喜林庫斯，《紙草書》，XII，14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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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公元2世紀，在鄰近特裡爾的摩澤爾尼爾馬格（羅馬諾奧麥哥斯地區城鎮）出土的羅馬墓葬浮雕，描繪了佃農支付租金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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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安東尼（antoninianus）銀幣，卡拉卡拉君主（公元212—217年）。為了與印有頭戴花冠的人物肖像的第納爾區分面值，君主頭戴表明他與太陽神阿波羅同在的放射狀皇冠。現在，這枚硬幣因其圖案被稱為「放射幣」，或者叫做「安東尼硬幣」，來自國王的名字安東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Pius，「卡拉卡拉」是他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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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安東尼銀幣，泰特裡庫斯時期（公元272—274年），泰特裡庫斯是所謂的「高盧帝國」皇帝，高盧帝國從羅馬帝國分離出來，包括羅馬高盧、不列顛與西班牙。到公元260年，安東尼銀幣取代了第納爾成為主要的羅馬硬幣，但是，日復一日的貶值使其含銀量降低，直到低於10%。


  公元3世紀，銀幣的急劇衰退可能主要由銀幣供應枯竭引起，西班牙部分銀礦的衰退似乎發生在2世紀後。激化這種衰退的因素之一還有可能是連年不斷的戰爭給帝國資源帶加了壓力——野蠻人企圖闖入帝國富饒的地區。隨著硬幣增加，銀的儲量開始不斷下降，從而導致貨幣系統發展惡化，商品價格上漲——簡而言之就是通貨膨脹。從一位羅馬軍團士兵餉銀的增多上可以看到這一點。公元200年後，餉銀顯著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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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加裡恩努斯（公元253—268年）國王金幣。國王化身為赫拉克勒斯，手持神的權杖，身穿獅皮斗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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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低值銀幣，奧勒良國王（公元270—275年）發行，安條克（Antioch）鑄幣廠鑄造。背面是敘利亞巴爾米拉（Palmyra）國王頭像。公元270年，他與奧勒良達成協議成為羅馬執政官。硬幣上的肖像含蓄地表明國王與奧勒良共同執政的非正式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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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奧勒良奧雷金幣。儘管現在並不為人所知，但奧勒良確是3世紀最成功、最有威望的君主之一。他收復了高盧與帕爾米拉帝國佔據的領土，並改革了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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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紐姆斯（nummus）青銅幣，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7—337年）發行。圖為拉布蘭旗（一種旗幟，頂上是基督教的「chirho」符號）刺穿一條大蛇，拉布蘭旗是最早出現在硬幣上的基督教標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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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君士坦丁大帝蘇勒德斯金幣。教會歷史學家與主教優西比烏斯（Eusebius，公元260—340年）說，最早的基督教國王君士坦丁「指示將他的畫像雕刻在金幣上，抬頭仰望，似是向神禱告」。這種造型的肖像模仿了亞歷山大大帝及其繼任者的肖像。


  通貨膨脹也意味著製造低面值的銅幣越來越不經濟，在加裡恩努斯（公元253—268年）統治時期停止了這種銅幣的生產，就像20世紀中後期英國貨幣制度中取消了1/4便士與半便士（圖74）。同樣的過程終止了帝國東部城市的銅幣鑄造。甚至金幣也不穩定了，產生了幾種重量標準，或使用了不純的金屬。到此為止，金銀幣之間古老的固定關係近乎垮台了。


  資源匱乏與連年戰爭對貨幣制度的影響更為深遠。當然，羅馬幾乎毀滅了。帝國大部分地區分崩離析：在西部，西班牙、高盧、不列顛受到分裂者「羅馬—高盧」國王統治十五年，從260年到274年；在東部，從公元261年到271年，巴爾米拉國王帕德納薩斯、瓦撥拉薩斯及季諾碧亞接管了敘利亞與埃及全境。後來，奧勒良（公元270—275年）挽救了帝國，但內在問題遠非個人就能有效解決（圖75、76）。戴裡克先（公元284—305年）推動了國王委員會的思想，將帝國一分為二，劃成東西兩部分，建立了包含帝國兩部的最高統治者與兩位繼任代表的聯合系統。這個四分系統沒有正式超過戴裡克先的廢嫡，儘管經過一系列的內戰，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7—337年）自封為羅馬世界主要的統治者（圖77、78），確立了多頭統治原則，最終導致帝國於公元395年一分為二。


  謀求解決帝國軍事問題的兩任君主奧勒良和戴裡克先殫精竭慮處理貨幣與管理問題並非偶然。戴裡克先繼續了始於公元3世紀的行省重組過程（圖80），他們都試圖改革幣制。其細節不得而知，但是，將金幣從低合金中解脫出來是決定性的改變。在公元3世紀的某一時期，可能在加裡恩努斯或奧勒良統治下，停止了金幣與其他面值的固定交換，而是以實際重量衡量。我們知道這發生在戴裡克先執政期間，因為他的《價格法令》特別指出，黃金不論是作為硬幣還是作為條塊價值都應一樣（圖80g）。金幣的價格浮動在羅馬世界後果深遠（圖79）。公元4世紀的埃及紙草書殘卷表明，金幣的價值即其與其他賤金屬貨幣的兌換關係可能逐月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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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金條，埃及城市赫爾莫波利斯（Hermopolis）鑄造，公元3世紀。金條主要用於政府監控，帶有兩個印記：較小的印記是用希臘語和拉丁語書寫的城市名縮寫，較大而美觀的印記是檢驗金屬質量的官員姓名Accueppus。


  3世紀晚期至4世紀早期的貨幣改革


  公元3世紀，羅馬傳統的貨幣制度逐漸屈服於通貨膨脹和政治危機的雙重壓力。最終在3世紀末，奧勒良（公元270—275年）和戴克裡先（公元284—305年）真正地開始嘗試解決這一問題。奧勒良通過公開保證低值銀幣（安東尼銀幣）的含銀量為5%來對其進行改革。他也恢復了金幣的高質量，重新使用第納爾，可能還有阿司。但是，他的改革並未完全成功，二十年後，公元294年，戴克裡先開始使用新銀幣argenteus(4)幣制以及新面值銅幣。他還組織全國的十五家現有及新建的鑄幣廠鑄造新硬幣。戴克裡先的改革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影響深遠。但是，他的貨幣改革並不比奧勒良的更有效。4世紀時，又產生了更多的變革，其中主要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7—337年）在公元309年引入了更輕的蘇勒德斯金幣。與早期的羅馬金幣相比，蘇勒德斯金幣更具優勢。它很快成為貴金屬硬幣的主要組成部分，並成為拜占庭帝國的主要面值。同時與蘇勒德斯一起開始使用的還有新型的小額銀幣與銅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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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a　奧勒良低值安東尼銀幣。背面的羅馬數字XXI代表了改革後的銀幣標準：二十份銅等於一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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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b　奧勒良低值第納爾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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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c　奧勒良青銅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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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d　戴裡克先argenteus銀幣，這枚新面值銀幣背面的數字XCVI表示一磅銀可以鑄造96枚這樣的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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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　戴裡克先時期紐姆斯銅幣，戴裡克先引入的新式標準銅幣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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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f　戴裡克先時期放射青銅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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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g　戴克裡先為硬幣定價的法令的殘片，公元前301年，出土於小亞細亞，阿弗羅狄西亞（Aphrodis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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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h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公元337—361年）米利阿列西斯（miliarensis）銀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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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i　君士坦丁大帝希利克（siliqua）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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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j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紐姆斯青銅幣，可能表示公元348年紀念羅馬建城千年，讀作Fel[icium] temp[orum] reparatio（幸運時代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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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k　狄奧多西一世（公元379—395年）希利克銀幣。


  羅馬帝國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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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公元337—361年）金質大獎章，安提阿（Antioch）鑄造。描繪了國王在戰車上賞賜，賞賜的東西灑在戰車下的情景。獎章本身無疑是國王在這種場合下授予子民的。（柏林，國家金銀紀念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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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神聖（帝國）施捨公爵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職位徽章，職位見於約公元400年的帝國的官方記錄Notitia Dignitatum。(6)這位官員掌管帝國晚期鑄幣。除了硬幣外，圖上還有皮帶扣和其他貴金屬裝飾品，可能是用來支付的。（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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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戴克裡先（公元284—305年）金質獎章。側面頭像表明了這一時期皇權的擬人化。這枚大硬幣的重量相當於十枚奧雷金幣。


  金幣最後準確地以本身的質量量值，解釋了為什麼從公元3世紀開始，有價金屬盤和珠寶開始具有貨幣功能。現在既然金幣的價值只由它們本身的重量衡量，金子無論採取什麼形式價值都一樣。我們知道，4世紀的政府官員俸祿不僅用硬幣，也用其他形式的重金屬。其中一些重金屬保留至今。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一隻銀盤子上鐫刻了紀念國王李錫尼（公元308—324年）登基十週年的銘文，這可能是賞賜給高級官員的物品。同樣，這一時期有大量的重金屬銀塊，也有珠寶和盤子，表明它們用作貨幣，成為硬幣的補充。4世紀到5世紀另一種硬幣是碩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金銀大獎章（圖81—84），可能是國王在紀念日等場合時用於賞賜的物品。既然金幣的流通價值取決於金塊的價值，那麼由於自由升值，硬幣本身比通貨膨脹更不穩定，3世紀到4世紀這一問題更加嚴重了。從公元301年戴裡克先義正詞嚴的《價格法令》序言中推測，通貨膨脹的猖獗可能引發了經濟與社會的危機（圖80）：


  誰不知道，不論公共安全要求我們的軍隊派遣到何地，奸商傲慢地、偷偷摸摸地侵佔公共福利，不僅在城市與鄉村如此，在每一條大路上都如此。他們高價出售商品，售價是成本的四倍甚至八倍，人類的語言都無法描述其獲利的範圍。實際上，有時僅在一次買賣中，一名士兵就會被剝奪他所得到的收入與捐贈……上述事實引起公平和正義問題……我們已經決定限定商品出售的最高價格。


  戴裡克先的法令僅通過宣稱通貨膨脹不合法來制止它，其實這是誤入歧途的嘗試。它試圖為羅馬帝國內的每件商品和服務制定最高價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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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阿泰洛斯（Priscus Attalus）銀幣。公元409年，阿泰洛斯在羅馬被哥特的阿蘭科（Alanc）擁立為王，在位僅六個多月。414年，阿泰洛斯又被高盧的哥特人擁立為王，但也只持續到416年。顯然，他的大銀幣按照四倍的羅馬磅鑄造，與蘇勒德斯金幣等值。


  1軍隊（大約一蒲式耳）小麥：100第納爾


  1意大利（約半公升）普通酒：8第納爾


  1意大利法勒納斯白葡萄酒：30第納爾


  1意大利磅（大約325克）牛肉：8第納爾1意大利磅牛肉：12第納爾


  1羅馬磅（大約325克）金：72000第納爾1羅馬磅銀：6000第納爾


  1羅馬磅銅（第二便宜的類型）：60第納爾


  種地農民一天的工資（包括維護）：25第納爾


  麵包師一天的工資：50第納爾


  理發：每人2第納爾


  抄寫：每一百行20第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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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戴克裡先統治時期（公元284—305年）鑄幣廠與主教轄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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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君士坦丁大帝富利（follis）青銅幣，銘文為「Providentiae Avgg」（致帝國的行省），城堡表明帝王的職責是保護帝國。


  某些當代政治家同樣喜歡操控價格。公元301年，政府的努力就像在20世紀70年代一樣徒勞無功：人們只要不再賣貨，官員再怎麼威脅也不能避免通貨膨脹的壓力。


  如果通貨膨脹部分由於貨幣自然屬性的改變，那麼它對貨幣也有嚴重的影響。金幣是外部性的，當然，這是因為它外部的浮動價值。金幣繼續被製造，但它們以第納爾或以廉價金屬貨幣衡量的價值增長很快（這一時期第納爾成為一種計量單位，從此不再是實際硬幣的名稱）。為了挽救賤金屬貨幣，人們進行了或多或少徒勞的補救，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一堆公元301年的硬幣碎片中知曉。它們的重量減少，價值增加，無法運行數年而繼續奏效。羅馬4世紀的貨幣制度幾年就發生一次翻天覆地的改革，早期的廉價金屬退出流通，被全新的系統取代，前赴後繼，終止於通貨膨脹。


  晚期羅馬帝國貨幣制度的內在不穩定性與早期及共和國早期帝國的穩定形成鮮明對比。但是，矛盾的是，在公元3世紀與4世紀貨幣視覺與物理上的一致性取代了其早期的多樣性。從戴克裡先統治時期開始，羅馬帝國在大約十二家鑄幣廠製成了很多相同尺寸和質量統一的硬幣（圖85）。同樣，硬幣上國王的形象趨於統一而缺乏多樣性。皇帝肖像成為帝國權威的象徵而不再僅僅是描繪的圖像。這種理念同樣也應用於其他硬幣的設計上，例如，有種硬幣刻畫了一座堡壘（圖86），但是，它並不代表實際的建築物，它影射帝王自身並且也是保衛帝國安全的符號。


  在整個羅馬歷史上，羅馬帝國晚期是硬幣使用最廣泛、最集中的時期。在西歐，可能直到19世紀，貨幣才開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是，羅馬貨幣制度嚴重兩極分化，政府不能維持流動必定限於富裕階層的高價金幣和廉價金屬代幣之間的關係。如此一來，帝國管理的這一重要方面就缺乏內在凝聚力。


  結論：改變與延續


  可能是西部帝國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缺少相似的一致性，導致了國家控制的衰落與西羅馬帝國的終結。然而，東部的希臘金融與社會更加穩定，並延續下來成為拜占庭帝國。顯然，4世紀至5世紀的混亂是帝國重要的轉折點（圖87），其後，安納斯塔西亞（公元491—518年在位）進行了低價金屬改革。他嚴格控制金屬，去世時國庫盈餘黃金32萬羅馬磅（104噸），為帝國的未來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公元3世紀到4世紀，西羅馬帝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鎮萎縮，富人退居到鄉村的別墅和莊園中，對公共事務和保衛帝國等不管不顧。財富與資產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而基督教堂從社會中取得了大量財富，富有的基督徒向教堂捐資，而不供給公共建築，也沒有施捨給社會底層的同胞。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西部帝國晚期摒棄羅馬的市民文化，在西羅馬帝國本身覆滅之前就可以預見到這一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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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東羅馬帝國皇帝阿卡狄奧斯（Arcadius，公元383—408年在位），蘇勒德斯金幣。正面戎裝肖像表現出東羅馬帝國晚期貨幣特徵。公元480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拜占庭帝國東部的硬幣繼續沿用類似的君主肖像。


  --------------------


  (1) 100雷普塔等於1德拉克馬。——譯者


  (2) 里昂舊稱。——譯者


  (3) 約8.496升或1/4蒲式爾。——譯者


  (4) 約公元294年至310年的羅馬帝國銀幣，重約3盎司。—譯者


  (5) 古羅馬銀幣，相當於1/14（或1/12）蘇勒德斯。——譯者


  (6) 一本西羅馬帝國末期文官和武官編製的手冊。——譯者


  3 中世紀的歐洲


  Medieval Europe


  講述磨難的西歐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內戰不能使我快樂……你想做什麼？你應有盡有！在你的國庫中，金銀財寶堆積如山。唯獨缺少一樣東西：你不能維護和平，因此你不瞭解上帝的慈悲。


  圖爾的格雷戈裡（GREGORY OF TOURS，539—594年），《法蘭克史》，5.1


  中世紀，世界在羅馬帝國過去的陰影中繼續，尤其是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西歐。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導致已知的羅馬世界大多數公共機構消失，維持貨幣生產與流通的鑄幣制度和國家財政都已不存在。征服了羅馬帝國西半部的日耳曼國王無需複雜的、羅馬國家用於支持昂貴的基礎設施與常備軍（這兩者在日耳曼社會都不存在）的稅制。對後羅馬時代的國王和貴族而言，貴金屬至關重要。但不像在羅馬時期那樣，金銀在國王和教士的私人寶庫裡堆積。又經過漫長的歲月，歐洲才重建了能媲美集中、複雜的羅馬貨幣系統的貨幣制度。


  羅馬之後的貨幣：約450—約7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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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半希利克銀幣，奧多維克（公元476—493年）統治早期以個人名義鑄造於拉文納（Ravenna）。在硬幣上，奧多維克表現出了帝王地位的合法性——儘管他是被意大利「羅馬」軍隊的蠻族部隊擁立為王的，沒有頭戴王冠也沒有皇家封號，只是一名軍隊大元帥（magister mili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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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梅斯（Metz）法蘭克王提奧德貝爾特一世（Theodebert I，公元534—548年），蘇勒德斯金幣。在蠻族統治者中，提奧德貝爾特是首位將自己的名字印製在蘇勒德斯金幣上的人。當時的拜占庭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記載了自我標榜擁有帝王大權的篡位者的行徑並對此牢騷滿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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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1　拜占庭國王查士丁尼一世（公元527—565年），特萊米斯金幣，君士坦丁堡鑄造。同一時期，西哥特人以其名義在西班牙鑄造金幣，與特萊米斯金幣相區別的特徵是金幣上的人物胸前有一個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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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特萊米斯金幣，梅羅文加王朝羅勃辛都（Lobosindu）（約公元605—615年）鑄造，銘文是習語「Racio Dom[in]i」（國王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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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白銀便士，約克大主教艾格波特（Ecgberht，公元732或734—766年）與諾森伯裡亞（Northumbria）國王艾德波特（Eadberht，公元737—758年）發行，圖為大主教全身像。教會剛剛進入英格蘭就參與了鑄幣。


  公元1世紀時，鄰近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通常將硬幣當作金銀塊使用，他們在認識上和實際操作中已熟悉了貨幣。靠近萊茵河與多瑙河的邊遠地區都出土了帝國硬幣，甚至在遙遠的北方亦然。野蠻民族總是把羅馬的金銀幣作為珍貴的珠寶或者熔煉成其他奢侈品，但是，它們也保留了貨幣的度量功能。帝國邊境和平時期貿易往來頻繁，但主要是易貨貿易，金銀也用於支付餘額或者購買皮毛和奴隸等高價商品。互相密切聯繫的野蠻人首領既是往昔的同盟，又可能是未來潛在的敵人，他們接受帝國發行的硬幣和貴金屬。公元451年，羅馬將軍埃提烏斯給西哥特國王的500磅特製金碟讓7世紀英王薩頓胡墓地裡的銀碗相形見絀。


  為了免遭北部與東部更加兇猛的部落侵犯，大筆的錢財作為貢品和保衛帝國的財政賞賜送給了蠻族鄰邦。文字記錄了帝國國庫由此造成的損失，羅馬邊境後來發現的很多硬幣也證實了這一點。例如，從422年到437年，每年支付給匈奴的財政援助，從350磅增加到2100磅（113至680千克）黃金。儘管如此，也難以防止他們在匈奴王阿提拉指揮下入侵意大利。與早期情況相似、鑄造了獨立硬幣的歐洲北部凱爾特部落相比，沒有任何日耳曼蠻族王國鑄造任何官方硬幣，直到5世紀，他們或是受邀或是為了征服而定居於羅馬歐洲的心臟地帶。


  在意大利，父母是哥特人的羅馬將軍奧多維克設立了這種模式，476年，他終結了西羅馬帝國的君主繼替（圖88）。奧多維克制造了一系列皇家風格的黃金、白銀與青銅硬幣，這些硬幣滿足了奧多維克繼承並發揚光大的貨幣經濟的需要。直到6世紀，奧多維克的東哥特繼任者都傳承了使用三種金屬的多面值系統（圖94c）。552年，查士丁尼恢復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統治，帝國的金幣和一些銀幣及銅幣又在羅馬和拉文納鑄造。意大利的倫巴第人在他們北部的國家及其南部領地貝內文托鑄造仿羅馬硬幣；西哥特起先在高盧南部後又在西班牙鑄造仿羅馬硬幣；法國梅羅文加（Merovingian）王朝統治下的法蘭克人以及另一個日耳曼民族勃艮第人在東部邊境也使用這種硬幣（圖89）。至此，除不列顛外，鑄幣在西羅馬帝國的前領地遍地開花。公元5世紀早期，羅馬硬幣已經停止流通，直到大約600年，盎格魯—薩克遜開始鑄造硬幣，而不列顛沒有鑄造硬幣。


  儘管在地理上綿延不斷，但羅馬統治結束後，歐洲西部的貨幣系統也顯著改變。意大利外部蠻族人國家的硬幣以黃金為主。集中於高價硬幣、緣於羅馬帝國晚期貨幣的用途發生了變化。基於鄉村不動產中心的經濟逐漸取代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古老的羅馬稅收系統失效或者垮台，國際貿易持續但水平在降低，硬幣的流通越來越功能不良。在這種情況下，較小面值的貨幣的需求減少，但是不斷需要適合日耳曼社會解決法律賠償支付特點、封賞、支付軍餉以及供給大規模經營者的金幣。


  起初，蠻族統治者將他們的領地技術性地限於帝國之內，以當時君士坦丁堡國王的名義鑄幣（圖90、91）。這些「仿帝國」硬幣只是形式有別於帝國硬幣原型，而非比官方發行的更低級，它們更多是由一些私人開辦的機構發行，連續性也不強。低面值貨幣一般由白銀和青銅鑄造，幣面上多是組合圖案或統治者的名字。國家與貨幣之間的關係不斷削弱，直到所有硬幣以當地發行機構的名義鑄造。


  從6世紀晚期到7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央集權較弱的法蘭克王國的鑄幣廠增加，羅馬統治者壟斷硬幣的傳統出現放鬆的跡象，尤其是教會當局開始有權鑄造硬幣。與此同時，由於和東部地區往來出現連續不斷的奢侈品貿易逆差，以及上流社會和教會積聚錢財的趨勢漸長，金幣的浪費也與日俱增。黃金儲量日漸匱竭，因為西部沒有豐富的金礦儲藏，缺乏新增供應。以前以拜占庭帝國財政援助的規律性的蘇勒德斯也停止流入，從而導致嚴重的金銀短缺。在蠻族帝國的管轄範圍內，黃金逐漸限於製造更小面值的特萊米斯（1/3蘇勒德斯）。這一趨勢使得金幣的質量和細節與古老的帝國標準相去甚遠。這一過程的程度與範圍隨著帝國繼任國王個體環境的不同而改變。


  隨著金幣的需求開始增加，問題愈發尖銳。儘管在戰爭中兩敗俱傷，勝利的蠻族王朝創造了更多的定居條件，發展了財政系統來支持商業生活和貨幣的使用。另外，新開放的市場與集市要求硬幣比特萊米斯金幣面值更低。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會日益增長的影響同樣非同小可。一方面，將金幣作為金銀餐具或者裝飾品增加了黃金的流失；另一方面，作為收集者與施捨的分配者，贊助手藝人，參與貿易的復興，刺激了貨幣的流通。


  在法蘭西梅羅文加王朝，這些發展狀況尤其清晰（圖92）。7世紀上半葉，因為摻雜了白銀，特萊米斯與稀有的皇家蘇勒德斯顯得更蒼白。經過短暫的混用，公元675年，銀幣取代了它們，其中一些銀幣帶有印記「ENARIVS」。它們大小相近，重量與特萊米斯相當。盎格魯—薩克遜英格蘭，依賴於大陸金銀，在梅羅文加王朝的標準垮台之後，金幣不能維持，在同一時期改換成白銀（圖93）。因為之前白銀稀缺，金屬來源成為問題。無疑，長期以餐具的形態儲藏金銀使得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加劇了。新採掘的白銀使其得到有效緩解，這些白銀可能大部分來自法國西部的梅勒地區。這些歐洲西部的白銀便士，微小而且精薄，沒有歷史意義但是作為西塔斯（古英語單詞，引申為財富）很有用。自700年起，對鑄幣在商業活動中的應用起至關重要的作用的是荷蘭的弗裡斯蘭人，他們努力發展外貿，用南方的奢侈品來交換北方的商品。他們的西塔斯很快成為歐洲北方通貨的重要部分。8世紀早期西塔斯的來源和儲備，則主要歸功於作為重要的貿易系統的橋頭堡——丹麥南部北海沿岸城市裡伯郡。


  8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中，西塔斯的重量尤其是成色下降了。一些英格蘭最新發行的銀幣含銀量如此之低，以至於看起來很像青銅幣。品質下滑的原因錯綜複雜，金銀供給與貿易逆差是重要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基督教卡洛林王朝對異教徒的弗裡斯蘭王國獨立的鎮壓。


  與此同時，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沒有銀幣，湊合用更次的特萊米斯金幣，直到8世紀早期阿拉伯征服者結束其發行。意大利的倫巴第金幣成色也在下降，只能通過有限的白銀供應補充。意大利南部的貝內文托公國從7世紀開始鑄造低質量的黃金蘇勒德斯硬幣和特萊米斯硬幣，這些硬幣一直沿用到9世紀。直到約755年，卡洛林王朝國王丕平對貨幣進行改革，鑄造了較寬的白銀便士。


  這幾個世紀的西歐貨幣歷史，伴隨著從帝國本質的一致性到蠻族政權多樣性的轉變，繼承了羅馬的遺產並各具特色。


  貨幣應用


  由於貨幣使用便利，定居在前西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開始在各種場合下使用貨幣，尤其是用於支付各種犯罪的賠償款以及貴族間的禮物饋贈，因而也促進了貨幣的流通。軍餉、奢侈品與不動產的購買以及教堂的捐贈等都用到貨幣。在易貨貿易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貨幣進入了商業領域。貨幣雖然並非必需品，但隨著國家稅收、服務費以及關稅系統的建立和發展，貨幣的應用越來越多。這些交易支付使用的貨幣面值很高，尤其是黃金的面值，甚至銀幣也相對有著較高的價值。只有非洲北部和意大利繼續鑄造低值銅幣以便於城市經濟中小規模的市場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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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a　黃金石榴石盎格魯—薩克遜胸飾十字架，中間是赫拉克利烏斯蘇勒德斯以及赫拉克利烏斯君士坦丁金幣（公元613—632年），出土於諾福克威爾頓（Wilton）。這一掛件沿襲了異教徒在珠寶中使用硬幣以表示皈依基督教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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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b　象牙雙連畫《俄瑞斯忒斯》（Orestes，羅馬行政官，公元530年）節選。執政官端坐於羅馬與君士坦丁的化身之間。最上方的浮雕左側是東哥特（Ostrogothic）統治者阿塔拉裡克（Athalaric），右側是他的母親阿瑪拉遜（Amalasuntha）。下方的僕人們從袋子裡往外傾倒金錢，這是執政官在按慣例向眾人施捨，表明了日耳曼國王統治下羅馬傳統的連續性（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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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c　富利青銅幣（40紐姆斯），東哥特國王狄奧達哈德（Theodahad，公元534—536年），羅馬鑄造。國王頭戴綴滿珠寶的星形盔（spangenhelm，日耳曼國王的頭盔狀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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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d　1/4希利克銀幣，教皇格裡高利三世（公元731—741年）與拜占庭國王利奧三世（Leo III），羅馬鑄造。背面是教皇的首字母花押。硬幣表明，雖然羅馬名義上仍受拜占庭國王統治，但實權已轉移到教皇手中。


  94d


  9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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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e　青銅雙盤天平，羅馬硬幣被用來做砝碼，出土於異教徒盎格魯—薩克遜武士的墳墓，多佛，公元6世紀。此時盎格魯—薩克遜尚未生產硬幣，這一器具用於衡量少量的黃金和外國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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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f　繪畫《艾德溫詩篇》（Eadwine Psalter）細部，烏得勒支（Utrecht）原作於約820年，12世紀中期的英國複製品，描繪了《讚美詩》第123首：「像僕人仰視主人之手一樣注視著……」國王看著兩個僕人從袋子裡向桌子上倒金錢，而另一人為等候的士兵稱出他們應得的份額。（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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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g　一堆100法蘭克、盎格魯—薩克遜特萊米斯金幣和一些裝飾品一起掩埋於漢普郡克若達（Crondall）村，約645年（牛津阿什莫爾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電鍍複製品）。人們推測貴重的100先令金幣可能是贖金（wergeld，補償謀殺的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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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h　大量118盎格魯—薩克遜與大陸銀便士西塔斯，埋藏於約730年，埃塞克斯郡（Essex）伍德姆·瓦特（Woodham Walter）出土。這些密藏的金錢靠近一條從馬爾登港通往內陸的公路，其中有很多來自萊茵河口弗裡斯蘭地區的硬幣，表明它們是用於商業的貨幣。


  便士時代：約750—1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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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鍍銀古代法國銀幣第納爾，普羅旺斯貴族內姆菲迪斯（Nemfidius，約公元700—710年），鑄造於馬賽。普羅旺斯統治者的獨立性日益增強，無視軟弱的梅羅文加國王，在錢幣上使用個人姓名取代了國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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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法國古代銀幣，國王虔誠者路易一世（Louis the Pious，公元814—840年），819年至822年鑄造於阿基坦（Aquitaine）梅勒。背面鑄幣名Metallum在拉丁文中是「礦場」的意思，指當地豐富的白銀資源。


  卡洛林王朝來臨之際，歐洲貨幣處於轉型時期：在南方，羅馬鑄幣與稅收系統的殘留垂死掙扎，然而在西北部，它的中世紀繼承者的框架已經就位。儘管在當時只是暫時的，但面向中心化特徵的新秩序即將延續。這一發展始於西班牙711年至715年敗給阿拉伯。整個半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採用了倭馬亞王朝哈里發在其他地區使用的貨幣系統，這一系統橫貫印度河到大西洋（見圖134c）。之前西哥特時期大約八十座鑄幣廠只剩下科爾多瓦一家為全國服務。後羅馬時代西部蠻族與伊斯蘭世界的貨幣系統明顯不同。


  卡洛林王朝的締造者們的事業如日中天，推翻了日薄西山的梅羅文加王朝統治者，這是法國變革的信號。約755年時，其首任國王矮子丕平推行了激烈的貨幣改革，由此恢復了較重的、白銀的原始便士。中世紀後期歐洲新錢幣的構造比以前的更寬、更薄，保留了標準白銀面值。改革也加強了皇家對貨幣鑄造的控制，表現是所有硬幣上都具有統治者的姓氏、名字或稱號。鑄幣廠數量大大縮減，統一設計的硬幣很快通過國王或帝王的統治鑄造，包括從阿拉伯恢復的西班牙北部及意大利前倫巴第王國。卡洛林王朝硬幣數量龐大，受到財政與商業成功尤其是法國西部梅勒鑄幣廠的有效開發支持（圖96）。


  英格蘭南部的政治狀況也促進了日益增長的中央集權和明顯的法定貨幣。加羅林王朝的便士取代了大量無名的西塔斯，恢復了重量與純度，這些便士以麥西亞(1)國王奧發（公元757—796年）的名義鑄造，奧發本人成為亨伯地區以南英格蘭的統治者。寬便士發行少於西塔斯的全盛時期，流通中銀幣的數量更少，即使考慮到大量新硬幣的內在價值也是如此。這一下滑從改革伊始就持續不斷，可能用貿易逆差與缺少白銀彌補赤字。英格蘭北部的當地貨幣匱乏銀塊的現象更為明顯，那裡硬幣含銀量下降但是仍然不能滿足活躍的國內經濟的需要。需要優質金屬貨幣時使用英國南部與卡洛林硬幣，但是，867年，斯堪的納維亞入侵者征服了北遜布裡亞王國，結束了該地區整整持續了一代的鑄造。


  維京人


  傳統觀點認為，維京人在8世紀到11世紀的貨幣史上扮演著掠奪者和敲詐者的角色——為了滿足對白銀的需求，他們殘酷地掠奪經濟更發達地區的財富。近來的學術研究將注意力轉向關注維京人在該地區積極的活動，尤其是他們對鄉鎮與貿易發展的貢獻。很難對這些方面給予公正地評判：它們只揭示了部分事實，並且都相互聯繫。在歐洲西部，為支付給維京人而繳稅刺激了貨幣經濟在受害者之間的發展，勒索貢品也並不妨礙商業關係。維京人開闢了穿過波羅的海東部與基輔、俄羅斯和中亞貿易的路線，但是，他們的大多數贏利來自出售突襲中抓獲的奴隸。


  一旦在他們征服的土地上定居，維京人就會採用現存的貨幣系統，或者從無到有創造新的貨幣系統。例如，在都柏林，維京人經常請當地或者外來的專家來完善貨幣系統。最初建立貨幣系統的動力可能來自對於名望的追求或者製造官方禮品的需要，後來則是出於正常的財政與商業目的。在本土，維京人主要滿足於使用外國貨幣，後又緩慢地開始使用排外的本地貨幣，因為建立保障貨幣順利流動的機構需要時間。但是，這樣的經濟並沒有馴服維京人的軍事能量，也沒有鉗制其擴張的野心，他們的後人以令人尊敬的名字「諾曼人」來繼續為土地和財富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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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a　迪拉姆銀幣，哈里發穆塔米德（Al—Mu』tamid，回歷256—279年或公元870—892年），鑄造於阿米尼亞（Arminiyah），回歷277年（公元890—891年），來自蘭開夏郡的庫瑞德（Curedale）隨葬品，約905年（如正面所示）。英格蘭出土的伊斯蘭硬幣來自哈里發，沿著俄羅斯河流系統並通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維京人的貿易路線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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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b　斯瑞布倫基（銀幣），基輔王子智者雅羅斯拉夫（Jaroslav the wise，公元1015—1054年）。斯堪的納維亞居民已經在基輔第聶伯河沿岸定居。9世紀時，這一地區是維京人與君士坦丁和東部貿易的中心。面值與設計沿用了拜占庭風格貨幣。（斯德哥爾摩，國家貨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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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c　安哈拉夫·古斯夫瑞森（Anhlaf Guthfrithsson，公元939—941年）白銀便士，鑄於約克郡，圖案是代表異教徒的渡鴉。10世紀，維京人偶爾控制約克，完全滲入城市的商業活動中，那些為盎格魯—薩克遜人工作過的鑄幣者們經常為維京人鑄造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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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d　白銀便士，都柏林古北歐國王希特裡克三世（Sihtric III Silkbeard，公元993或994—1042年），約997年，由鑄幣者法斯托夫（Fastolf）鑄造。發行這種基於愛塞烈德二世（Aethelred II）十字形便士的硬幣標誌著愛爾蘭開始鑄幣。都柏林是維京時代重要的貿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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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e　維京貿易主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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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f　白銀便士，奧拉夫·斯哥特克南（Olaf Skotkonung），瑞典（約公元994—1022年），鑄於西格圖納（Sigtuna），約995年。同一時期鑄造了最早以瑞典、丹麥、挪威國王命名的硬幣。他們都模仿了英格蘭愛塞烈德二世的十字架便士，用於向斯堪的納維亞入侵者支付大量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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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g　白銀便士，英格蘭丹麥國王克努特（Cnut，公元1016—1035年），鑄造於倫敦。1018年，克努特為其遠征艦隊強行徵稅。大量英國硬幣通過這種方式到達斯堪的納維亞。在那裡，這種硬幣經常被「鑿」，也就是用刀尖對其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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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h　芬尼１（pfennig）銀幣，奧托三世（Otto III，983年至996年為日耳曼國王，祖母艾德爾海德攝政），鑄於戈斯拉爾，公元991年。使用采自拉梅爾斯堡（Rammelsberg）礦的金屬。這枚被鑿過的硬幣流通於斯堪的納維亞。很多日耳曼硬幣隨著貿易向北方流通，其中也有一些是被掠奪的或用來作為貢品的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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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i　這塊石頭位於瑞典烏普蘭（Uppland）的雅特伽德（Yttergarde），於11世紀20年代建造，用以紀念烏爾夫（Ulv of Borresta）。古北歐文字銘文記載，烏爾夫「在英格蘭三次徵稅，第一次要求用托斯底（Tosti）繳稅，接著用索凱爾（Thorkell），第三次要求用克努特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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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白銀便士，波希米亞公爵博列斯拉夫二世（Boleslav II，公元967—999年），布拉格鑄造。背面是神的手掌，仿製了980年代早期英格蘭愛塞烈德二世硬幣。盎格魯—薩克遜硬幣通過貿易到達波希米亞，這種硬幣類型的來源可能也反映了政治與宗教的聯姻，因為博列斯拉夫的妻子愛瑪（Emma）可能是英格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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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香檳伯爵（Thibaut II，1125—1152）鍍銀第納爾，鑄於普羅旺斯。這枚硬幣的成功歸於香檳的國際貿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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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芬尼硬幣，科隆主教（Sigwin，1079—1089）。科隆硬幣起初是合法的，後來以日耳曼帝王與主教的名義聯合鑄造，其後，像這一枚一樣，以主教獨立的名義鑄造，顯示了鑄幣權力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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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便士銀幣，「征服者」威廉一世（1066—1087），鑄幣者奧德立克（Ordric）鑄於格洛斯特（Gloucester）。背面採用了盎格魯—薩克遜的貨幣控制設計手法，以維持硬幣的高質量。銘文提到了鑄幣者和鑄幣廠的名稱，這樣就可以查出並且懲戒發行重量或成色不足的硬幣的鑄幣者。


  [image:  ]


  102　第納爾金幣，麥西亞的奧發（公元757—796年），仿製了阿巴斯王朝（Abbasid）哈里發曼蘇爾（Al—Mansur），回歷157年（公元773或774年）鑄於巴格達。奧發鑄造硬幣可能只是為了實現786年他向教皇贈送年度禮物的許諾，但是，硬幣的流通狀況表明它們已用於商業。


  9世紀的歐洲，維京人的威脅因素不斷增加（圖97），它同時引起了歐洲西部貨幣供應的擴張與弱化。為了滿足支付給掠奪者大量貨幣的要求，加羅林開設了很多新鑄幣廠。在曾經政治上非常分化的英格蘭南方，硬幣產量也迅速上升。更根本的問題是，維京人的活動擾亂了農業與城市生活以及作為早期繁榮基礎的國內與國際貿易。儘管受到嚴重困擾，但擁有更多儲備與新金銀的加羅林系統還是比英國處理得更為妥善，後者便士含銀量僅為25%甚至更少，險些崩潰。


  在同一世紀，維京人開創了自己的貿易路線，通過俄羅斯直達君士坦丁堡和伊斯蘭哈里發轄地，遠達東方。這一嚴重依賴買賣奴隸的貿易賺取阿拉伯迪拉姆(3)銀幣，並將其大量帶回北方（圖97a）。9世紀晚期，維京人在不列顛島建立定居點，商業網絡向西穿過北部向愛爾蘭海擴張，很快，他們的統治者為了同樣的目的，效仿建國歷史悠久的鄰邦與宿敵來製造貨幣。


  羅馬帝國晚期以來，儘管歐洲西部大部分地區貨幣系統發生了基礎性內在變化，但常規硬幣流通的地理範圍極少改變。早期鑄幣已經擴展到弗裡西亞，隨著加羅林王朝的征服，進一步擴展到日耳曼，斯堪的納維亞也偶有發行。但是，10世紀早期發生了快速的向東擴張，中心位於巴伐利亞的日耳曼勢力轉向薩克遜王朝。大約在10世紀中葉，薩克森戈斯拉爾地區附近的哈爾茨山脈發現了豐富的銀礦，促成了這一政局變革。貨幣繼續鑄造與流通，定居於東部與北部日耳曼帝國邊境的波希米亞、匈牙利、波蘭與斯堪的納維亞的人開始使用外國貨幣，他們逐漸看到把這些貨幣轉換為本地貨幣的好處（圖98）。這些地方的基督教信仰也促進了貨幣的使用與鑄造。到公元1000年，從都柏林到基輔都在鑄造硬幣，儘管直到百年以後蘇格蘭才發行了獨立鑄幣（圖97）。很多早期的貨幣發行數量不大，而且時斷時續，鑄造的目的通常是分配而不是流通，通過貢品或貿易獲得的外國貨幣就能滿足正常的貨幣需求。從11世紀開始，歐洲東部國家的貨幣發展很快，但是，與西部更為成熟並且擁有礦產的國家相比，規模比較有限。


  10世紀到12世紀早期，法國與德國自治的趨勢加強了。先是法蘭西國王，後來還有日耳曼國王，都把鑄幣權下放給教會與世俗的權貴們，他們以中央控制為代價增加了財富與權力。這些領地中最強大的鑄造者，比如圖爾主教、安茹伯爵與香檳伯爵以及科隆大主教，控制了其領地境外很遠地區的貨幣（圖99、100）。為了維持信譽與可接受性，很多硬幣「固定不變」，相繼多年沿襲同樣的設計與銘文。


  在貨幣流通階段的早期，現金的數量與流動速度都增加了。儘管維京人的復興活動起到一定作用，這一擴張主要源於新增的銀幣儲量與當地與國際貿易增長，貿易的擴大緣於香檳等地區重要的市場。然而，到了11世紀中葉，薩克森州戈斯拉爾縣礦產枯竭，白銀缺乏導致歐洲全境貨幣鑄造量與供應量減少，硬幣發行的重量與純度也相應減少。儘管英格蘭的產量也縮減了，卻仍然維持鑄幣的標準（圖101），部分原因是出口羊毛形成了可觀的貿易順差。同歐洲其他地區形成鮮明對比的還有，從11世紀晚期開始，英格蘭鑄幣廠的數量穩定減少。封建領主貨幣沒有像法蘭西一樣發展，西薩克遜王朝建立的英國皇家壟斷在丹麥與諾曼底人的征服中倖存。幾位教會權威與領主保存了鑄造權，但是，他們的硬幣在各個方面都與國王發行的一致。只有在12世紀40年代內戰時期，英格蘭才鑄造了領主硬幣，但是到了和平時期，它們就被廢止了。這一時期歐洲北部大部分地區的單一貨幣是白銀便士。隨著市場交易的普及，小面值貨幣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從9世紀中期開始鑄造圓形的半便士，但是時斷時續，有時應需要將便士切割成一半或四分之一，歐洲東部甚至切成更小的塊。金幣鑄造幾乎只用於紀念，儘管拜占庭與阿拉伯硬幣偶爾也會到達歐洲西北部，為當地的發行提供金銀。


  意大利北部與中部貨幣發展迅速，沿著北部的歐洲地帶，白銀便士成為標準的貨幣單位。加羅林王朝統治者及其後任日耳曼國王壟斷了鑄幣。直到12世紀晚期的1138年，從熱那亞開始，鑄幣權才下放給其他權力機構。從8世紀到10世紀晚期，教廷以時任教皇與卡羅林王朝聯合的名義發行了白銀便士，但發行量不大。在意大利南方與西西里，現金保持在通行的歐洲貨幣系統之外。這反映了這些地區作為伊斯蘭與拜占庭帝國聯繫點的樞紐地位。在這些地區流通的黃金與銅幣的形態經常取自阿拉伯或者拜占庭貨幣原型。諾曼底人建立了獨立公國，11世紀時繼續沿襲地方傳統發行金幣與銅幣，其中也包括鍍銀硬幣。


  10到11世紀，阿拉伯在西班牙的勢力式微，首先從中部哈里發統治區撤離，繼而分裂成很多蕞爾小邦，其中一些發行了硬幣，通常數量極為有限。11世紀晚期，它們加入北非阿爾摩拉維德王朝，阿爾摩拉維德王朝振興了金幣與銀幣的發行。西班牙北部已經淪為基督教國家，誕生了利昂、阿拉貢和納瓦拉等王國，沿著從前加羅林王國巴塞羅那的領土，現今在強有力的伯爵王朝的統治下獨立。這些州仿照法國原型鑄造了白銀便士，但其中一些地區以從正常貿易與納貢支付中得到的阿拉伯鄰國發行的貨幣為基礎，鑄造了金幣。


  12世紀中葉，歐洲西部貨幣即將被來自梅森弗萊堡的大量貨幣儲備所取代。在故事展開之前，我們應當簡略地看一下羅馬帝國東部漫長而重要的歷史，它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歷史學家稱之為拜占庭帝國。


  拜占庭


  世界各國都接受「它」，所有的百姓都珍視「它」，因為沒有哪個國家的通貨可與之相提並論。


  ——科斯馬斯·印第科普萊特斯（6世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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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諾米斯瑪（蘇勒德斯）金幣，拜占庭帝王君士坦丁七世與其子諾曼努斯二世（Romanus II，945年至959年共同統治國家），君士坦丁堡鑄幣廠。硬幣上是基督像。從9世紀中葉開始，硬幣上的宗教形象越來越多。基督像成為硬幣正面的常規圖案，而國王肖像則退居硬幣背面。


  幾世紀以來，拜占庭帝國地處中世紀歐洲與伊斯蘭之間，是進行外貿交易的重要地帶，受到各國文化的影響，其本身的文明也很偉大。拜占庭鑄幣為鄰國與繼任者提供了獨立的貨幣原型，而蘇勒德斯金幣及其貨幣系統的基礎諾米斯瑪統治了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貨幣五百年以上，曾經被稱為「中世界的元」。在歐洲與亞洲更為遼闊的疆域，它成為人們熟知的拜占庭金幣。西部地區的國王進行宗教獻祭時都使用拜占庭金幣。


  「拜占庭」始於何時的爭論經久不息，6世紀硬幣的發展為此提供了例證。大約498年，阿納斯塔修斯國王推行了一系列大紫銅幣，取代了微小的晚期羅馬青銅幣。金幣背面使用基督教的象徵性標誌（天使與十字架之類），取代了勝利女神的異教形象；帝王正面胸像成為標準的國家形象，而通常的帝王戎裝服飾也換成了裝飾禮服。在7世紀漫長的轉換過程中，錢幣上的拉丁文被希臘語所取代，最明顯的結果是「巴賽勒斯」取代了「奧古斯都」。


  拜占庭金幣是穩定的代名詞，從作為君士坦丁大帝的蘇勒德斯開始就一直保持穩定（圖103），其鑄造標準延續了很多世紀，並且看起來金幣的供應也很充足。11世紀中期，它的地位因貶值而動搖了，但是，1092年，阿歷克賽一世康尼努斯統治時期復原了金幣的鑄造標準，從而重振了其聲譽並一直延續到13世紀。


  如同之前的羅馬貨幣，這一硬幣自身的形式可能是出於國家需要而非商業利益。穩定的金幣的持續可用性使國家順利運轉，通過稅收系統積聚貨幣供給常備軍、官員、建築、紀念堂及外國補貼——單單軍隊就可能經常消耗國家收入的一半。同當時歐洲西部的國家相比，拜占庭國家抽稅和花費數目龐大。土地稅是這一系統的基礎，為了支付土地稅，地主們經常將盈餘的農產品售給國家，國家再供給軍隊、行政機構與國家郵政。


  稅收用金幣來支取而不是用某種簡化的徵收與分配方式，這樣也促進了國庫儲備的逐步建立。國庫的重要性在於拜占庭帝國無需再去借貸——在危機時刻，國家不得不尋求其王權、教會或者巨商富賈的援助來渡過難關。


  當金幣的存在是為了滿足國家意志時，它就不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國家還需要小面值的貨幣作為財政補充，小面值的貨幣通常用青銅鑄造，這樣也使得小規模的貨幣交換成為可能。無論如何，鑄造這種貨幣有助於國家持有的財富最大化：人們不得不用黃金支付稅收，而國家可以支付（包括收稅時找贖）銅幣。


  起初，小金幣與青銅幣樣式很多，但是從8世紀中期起，通常使用的小額硬幣就只有富利青銅幣了，不大不小的銀幣只是偶爾流通，儘管9世紀到10世紀米利亞雷新（等於1/12諾米斯瑪）供應充足。通常，帝國主體上仍是由農業與鄉村構成。並且，除君士坦丁堡和其他一些中心城市之外，商業主要局限於農業產品生產與低水平的物物交換，這種交易受季節影響較大。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商


  拜占庭帝國的主要貨幣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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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赫帕派倫金幣，國王阿歷克賽一世康尼努斯（1081—1118年在位）在1092年改革後鑄造。11世紀，古老的諾米斯瑪面值變大，形狀上明顯凹進。在中世紀，硬幣嚴重貶值，直到1092年阿歷克賽一世使用了新型金幣赫帕派倫。這是凹形並已貶值的諾米斯瑪，但它的成色恢復到了較高水平（20.5克拉）。


  業由國家管治。7世紀到12世紀之間，低值硬幣相對缺乏也意味著城市經濟能力有限。


  1092年，亞歷克賽一世推行改革，大規模鑄造琥珀金、鍍銀與青銅幣，恢復了金幣（赫帕派倫），從而使可用幣的種類有所增加（圖104）。在帝國行將就木的晚期，即從1261年奪回君士坦丁堡，到1453年土耳其帝國最終佔領君士坦丁堡，盛行一時的拜占庭硬幣永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粗陋的銀幣與銅幣。


  西歐中世紀晚期：約1150—1450年


  人們不可思議地發明了貨幣，它成為自然財富的工具，滿足了人類的需要……雖然金錢對直接解決生活問題並非必要，但是，金錢是人們為了方便地交換自然財富而發明的工具。並且，毋庸諱言，錢幣對國家貿易、社會發展等至關重要。


  尼古拉·奧雷斯姆（約1320—1382），《貨幣起源與改鑄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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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貪婪》，中世紀彩飾手稿。金錢的形象尤其是它的堆放與檢驗，在基督教藝術中有顯著的負面含義。守財奴是貪婪的經典形象，貪婪是天主教七宗罪之一，正如這幅手稿中描繪的：魔鬼在畫中人上方盤旋。這反映了黃金對人精神上的、具有破壞性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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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第納爾銀幣圖爾莫斯（tourmois），法蘭西國王菲利浦二世奧古斯丁（Philip II Augustus，1180—1223），錢幣上是簡化的城堡圖。圖爾的聖馬丁主教是西歐重要的硬幣發行者。從1204年起，菲利浦·奧古斯丁接管了這一流通貨幣的發行權。它作為官方硬幣加入第納爾巴黎西斯（parisis），並且成為國家記賬系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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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威尼斯格羅索銀幣，共和國總督提埃坡羅（Giacomo Tiepolo，1229—1249）發行。圖中威尼斯守護神聖馬克正向提埃坡羅授旗。在12世紀晚期，意大利北部處於新的白銀供應的絕佳位置，並且城市繁榮、商業發達。然而，它的鑄幣只包含了小面額的鍍銀第納爾。可能從1202年開始使用威尼斯格羅索，它是不錯的銀幣，比歐洲自古以來的任何硬幣都大，價值24個當地第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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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芬尼銀幣，菲利浦一世馮·海音斯堡（Von Heinsberg），科隆主教（1167—1191）。科隆的鑄幣廠始於12世紀70年代，隨著費萊堡銀礦的開發，從零開始直到年產200萬芬尼。整個13世紀，科隆芬尼成為日耳曼主要的貨幣之一，流通於萊茵蘭及其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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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從10世紀到16世紀的歐洲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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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芬尼銀幣，薩爾茲堡主教夫力沙克（Friesach）鑄幣廠，約1216(？)—1287年，展示了蒼穹下的天使。夫力沙克的大量生產約始於1195年，這也表明了銀礦產量的增加。直到13世紀30年代，夫力沙克及其鄰近的鑄幣廠的產量仍然豐富。13世紀，夫力沙克的芬尼成為流通於東部阿爾卑斯山到喀爾巴阡山脈的主要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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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格羅索—圖爾銀幣，法蘭西國王路易斯九世（1226—1270）。這是阿爾卑斯山以北第一枚大額銀倍幣，價值12第納爾圖爾。這種銀幣的發行極為成功，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萊茵蘭及尼德蘭地區）的常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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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便士銀幣，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1272—1307）。英格蘭的出口貿易保證國家獲取穩定的金銀，而貨幣擴張是為了適應12世紀晚期開始的通用白銀供應的增長。從愛德華一世開始使用的這種硬幣經久不衰，並且國際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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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先令銀幣，埃諾（Hainaut）伯爵讓·阿凡（Jean d』Avesnes，1280—1304）。圖為他頭戴玫瑰花冠的肖像。尼德蘭的英格蘭先令便士很多，為了保護或擴展鑄幣廠的利益，地方統治者開始鑄造各自的硬幣。13世紀90年代大約發行了9000萬大陸先令，可與英格蘭鑄造的900萬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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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金幣奧古斯塔（augustale），西西里國王弗裡德裡克二世（Frederick II，1197—1250）。西西里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使用小額金幣塔瑞（tari），諾曼底人繼承了這種貨幣系統。1231年，弗裡德裡克增加了奧古斯塔。這種硬幣含20.5克拉黃金，按照拜占庭赫帕派倫的鑄幣標準，用非洲的黃金鑄造，流通於意大利，為西部金幣的復興開闢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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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佛羅倫薩城弗羅林金幣（1252—1307），百合是城市的標誌。到1252年，充足的歐洲黃金在佛羅倫薩流通，佛羅倫薩發行了自己的金幣。弗羅林是純金的，起初在佛羅倫薩結算時價值1里拉。其國際地位很快顯現，波及近東與歐洲西部。


  12世紀，大部分歐洲地區鑄幣發行蔚然成風並且日益中央集權化。鑄幣較晚的斯堪的納維亞與歐洲東部諸國，明顯通過國家壟斷，保持以相對中央化的方式來供應貨幣。西班牙基督教國家亦然，他們擴張並侵佔了阿拉伯。在英格蘭，皇室依然控制著硬幣，鑄幣廠數量迅速減少到由倫敦控制的屈指可數的幾家。在法蘭西，之前微不足道的皇室硬幣在國家硬幣中的作用極大地擴展了，削弱了封建領主的硬幣，後者僅限於在各自發行者的領地上流通。在神聖的羅馬帝國（意大利、日耳曼與荷蘭）領土上，硬幣發行者的數量持續增加，其中最著名的、最有影響力的發行者已經產生。


  12世紀統治者對控制硬幣發行的興趣反映了歐洲社會中貨幣的作用不斷增加。這一時期，從地方到世界各地，人口增加，鄉鎮和城市增多、商業繁榮，只有硬幣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貨幣需要。新的白銀供應增加了整體的貨幣供應，並且促使意大利與荷蘭恢復了相對高價、優質的銀幣，這些地方經濟發展顯著。


  新式銀幣的流通隨當地貨幣使用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開始產生使用相當於12枚地方便士（或者某合適比例或倍數等）的硬幣的強烈傾向，由此適應從12第納爾（便士）、蘇勒德斯（先令）、20蘇勒德斯轉換到裡弗（法幣單位裡弗或磅）的記賬系統。這一系統形成記賬貨幣，由於計算方便，它在後來中世紀的貨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歐洲貨幣系統日趨複雜成為貨幣價值改變的起源。


  13世紀到14世紀早期，面值數倍於古老便士的較大銀幣進入大多數歐洲貨幣系統中，通常用意大利語單詞第納爾格羅索或格羅索（大便士）來命名，在英語中演變成4便士硬幣。約1202年，開始採用了開創性的相當於24枚地方第納爾的威尼斯格羅索（圖107），儘管它和12第納爾的佛羅倫薩格羅索一樣，實際上比當時的英國便士輕。法國的格羅索—圖爾（1266年採用）（圖111）價值12第納爾（1蘇），但重量是格羅索的兩倍，而英國的4便士幣大小近似格羅索—圖爾（圖106），價值4便士。同樣價值的貨幣只見於1351年開始鑄造的英國貨幣尼基（niche）中。


  刺激這種新型硬幣發展的白銀來自從12世紀到13世紀發現的一系列新礦藏（圖108）。第一座是1160年在薩克森發現的弗萊堡，繼而是意大利、波希米亞與阿爾卑斯山脈（圖109）。最後一座新礦是1294年發現於波希米亞的庫特納霍拉，在14世紀早期，年產白銀約20噸至25噸。


  新銀礦顯著影響了歐洲的貨幣供應。據估計，直到1600年英格蘭流通的鑄幣也沒有1300年多。然而，儘管新銀幣已經產生，大額交易仍然常用銀錠。有時在銀錠上蓋印表明其鑄造依照威尼斯格羅索或者英格蘭純銀便士。地中海沿岸地區還使用以盎司作為計量單位的密封袋裝金粉。貨幣兌換商的各種交易可能使用交易硬幣與標記白銀或金盎司。不過，金幣的復興逐漸取代了這種交易。


  不使用硬幣也可以進行最低水平的交易。一般來說，社區經濟中對以物易物與小規模貸款的沖抵習以為常，並且長期如此。然而，零錢供應受到新式硬幣的影響。貨幣供給的增加使硬幣的使用更普遍、常規。中世紀晚期經常可以聽到人們對小面值硬幣短缺的抱怨，而鑄幣廠也不願意適當關注這一部分通貨，從而使得供需發生矛盾。畢竟小面額硬幣的生產屬於勞動密集型，生產利潤低。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抱怨可能受到期待貨幣與日俱增的作用的鼓舞。儘管不能確證，但中世紀人們極有可能使用賤金屬製造的非官方代幣補充官方低值硬幣的短缺。


  然而，古老的便士等價物含銀量逐漸降低，在很多地區其價值逐步下降，與純銀幣形成對比。隨著其成份中青銅比例的增加，得到了「黑錢」的綽號。這可能間接影響了價格，因為這些硬幣經常是貨幣賬戶的基礎硬幣，但是，這一過程也刺激了小規模交易中硬幣的使用。在基礎硬幣價值非常少而不能運轉的地方，它完全消失，通常整數倍的硬幣會取代其在系統中的位置。例如英格蘭等地區仍然使用純銀作為最小的面值（半便士與四分之一便士），這些硬幣縮小為不切實際的大小而仍然維持著顯著的購買力。


  實踐證明，新式倍數銀幣的產生只是提供高價錢幣的部分解決方案，下一步是金幣的復興與創立涵蓋大範圍面值的多金屬系統（黃金、白銀及鍍銀）。易用的金幣當然需要充足的黃金。歐洲本土供給非常有限，最重要的資源來自匈牙利王國，尤其是1330年開始生產的克雷姆尼察（現在的斯洛伐克）。更重要的是，13世紀，意大利商業城市尤其是熱那亞、佛羅倫薩與比薩，逐漸控制了與北非的黃金貿易，黃金最終從蘇丹西部或者非洲西海岸，穿過撒哈拉沙漠運送到非洲北部的伊斯蘭地區。


  1251年至1252年，熱那亞和佛羅倫薩分別發行了金幣熱那維諾和弗羅林（圖114、115）。在接踵而來的一個世紀中，費羅林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向全歐洲傳播了金幣的概念並引發了大量的模仿。阿拉貢的弗羅林對地中海西部來說非常重要，波羅的海漢薩同盟港口呂貝克的弗羅林以及基於弗羅林的盾(6)為萊茵蘭各公國提供了通用的貨幣。弗羅林最有力的競爭者是1284年投入使用、在地中海東部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威尼斯達克特幣。隨著金幣的流通，14世紀，西部統治者們採納了這一新的貨幣系統，儘管生產硬幣需要試驗與糾錯，但黃金與白銀的相對價值十分充足，允許兩者在貨幣中有效地保持固定的比價。


  在庫特納霍拉之後，中世紀最新的豐富金銀礦產資源來自14世紀早期波希米亞興起的布拉格格羅索，它成為歐洲東部的銀幣。它廣泛與產自匈牙利克雷姆尼察礦的達克特金幣（圖120）在各個地區混用（圖121）。波希米亞與日耳曼白銀同樣流向東方與西方，威尼斯掌管著金銀向伊斯蘭世界的出口，儘管威尼斯硬幣在巴爾幹半島廣泛流通並在13世紀被仿製。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的新王國開始鑄造各自的硬幣。威尼斯達克特金幣將黃金帶到地中海東部，刺激了該地拉丁地區與埃及和敘利亞的第納爾競爭。14世紀晚期，東北部硬幣的鑄造開始滲透到俄羅斯，補充了12世紀與13世紀仍然作為貴金屬流通重要形式的赫裡夫尼亞(7)或盧布銀錠（圖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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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達克特金幣，威尼斯共和國總督吉奧凡尼（Giovanni Dandolo，1279—1789），他正下跪接受聖馬克的旗幟。威尼斯沒有立刻捲入北非的黃金貿易，可能也繼續使用拜占庭貨幣。到了1284年，才開始獨立鑄造硬幣，鑄造標準近似弗羅林，顯然主要用於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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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俄羅斯格裡夫那銀幣，諾夫哥羅德（Novgorod）類型。看起來，貿易逆差似乎將大量歐洲白銀通過諾夫哥羅德帶到了俄羅斯公國，在那裡重新將白銀鑄成銀錠，並且成為俄羅斯11世紀至14世紀用於交易的主要貨幣。直到14世紀晚期，俄羅斯才開始生產和使用硬幣作為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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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熱那亞銀行家，來自14世紀晚期的一份手稿《七葡萄》（De Septem Vitis）。貨幣交易發展壯大後，意大利北部的銀行家開辦了允許現金異地交易而不必到處搬運硬幣的國際網絡。據現存的熱那亞登記冊記載，它起源於12世紀晚期，13世紀遍地開花。熱那亞也是地方開創銀行業的先行者，允許同一銀行或不同銀行、不同賬戶之間轉移資金。熱那亞銀行家還發明了支付利息的儲蓄賬戶。（英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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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弗羅林金幣，維也納王儲亨伯特二世（Humbert II，1333—1349）。維也納鑄造弗羅林金幣仿製品始於1327年，表明羅納河（Rhone）流域有意大利黃金流通。這受到了羅馬教廷法庭搬到阿維尼翁（Avignon）的影響，阿維尼翁作為稅收系統的中心表明金銀在信奉基督教國家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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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布拉格格羅索（praguergroschen）銀幣，波希米亞國王文薩斯雷二世（Wenceslas II，1278—1305）。布拉格格羅索流通於歐洲東部，很多波希米亞白銀直接出口到東部與南部而沒有被鑄成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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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達克特金幣，匈牙利國王拉底斯勞斯五世（Ladislaus V，1453—1457），硬幣上聖國王拉底斯勞斯手持圓球與戰斧。到1328年，大量來自克里米亞的黃金被鑄成金幣。整個中世紀晚期，金幣產量都很高，主導了中部歐洲的供應，那裡匈牙利達克特是長久以來優先採用的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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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吉格萊托（gigliato）銀幣，那不勒斯國王查爾斯二世（Charles II，1285—1309）。較大的格羅索（grossi）起初是意大利格羅索的雙倍，中世紀時逐漸主導了意大利銀幣。撒迪奈（Sardinai）銀礦為那不勒斯的吉格萊托銀幣鑄造供應了白銀。吉格萊托成為重要的地中海貿易硬幣，並於14世紀30年代取代了威尼斯的格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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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金幣穹頂幣（pavillon），法蘭西國王菲利浦四世（Philips VI，1328—1350），圖為裝飾著鳶尾花的穹頂之下的國王肖像。法蘭西逐步使用金幣。雖然數次發行，但只有14世紀30年代才有足量的黃金來保證合適的金銀比例。法蘭西發行的早期金幣設計技藝高超，為其他西部統治者發行的貨幣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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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金幣諾博（noble），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1327—1377）。幣面上國王站在船上，手持寶劍與盾牌。在14世紀40年代的英格蘭，外國金幣極為常見。受到國會的鼓勵，國王開始發行地方黃金與白銀倍幣。諾博重半馬克（mark）和三分之一磅是適合英格蘭的兩種貨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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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敬禮金幣（saluto），西西里國王查爾斯一世（1266—1285）。展現了天使報喜節：天使加百列拜訪聖母瑪利亞，她們之間有一株百合。宗教意像在中世紀的貨幣設計中極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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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金幣盾，美因茨大主教（1461—1475）阿道夫二世馮·拿騷（Adolf II von Nassau）。圖為萊茵蘭地區四位選舉人美因茨、科隆與圖爾的大主教以及巴拉汀伯爵（Count Palatine）的紋徽。1385年，這些貴族建立了萊茵河貨幣同盟（Rhenish Monetary Union）以協調鑄幣設計及發行。這一設計是紀念同盟的《第十八次同盟條約》，這一條約從1464年開始沿用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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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呂貝克維頓（witten）銀幣，約1366—1380年。《貨幣協定》開始由呂貝克和維斯馬（Wismar）簽署，後來又聯合了漢薩的部分城鎮以及漢堡、呂訥堡（Luneburg）和其他地區。同盟的《第一次萊茲協定》從1379年起執行。後來，為了規範日耳曼貨幣，文德貨幣同盟又簽署了與之類似的條約，並沿用至15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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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金獅幣，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浦三世（Philip the Good），佛蘭德斯伯爵（1419—1467）。命名取自圖案中穹頂下的獅子。尼德蘭公國的主要封邑落入勃艮第公爵之手，1434年首次發行了統一的貨幣（包括佛蘭德斯、布拉班特、埃諾省和荷蘭）。1454年系統改革後金獅幣成為主要的流通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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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金幣杜卡特·德·卡美拉（ducato di camera），教皇英諾森八世（Innocent VIII，1484—1492），圖為聖彼得在垂釣。中世紀晚期教廷遷至阿維尼昂後，其硬幣才廣泛流通。硬幣在意大利的擴張始於15世紀晚期，當時教皇國秩序井然，鑄造了兩個系列的通用達克特金幣，一種基於威尼斯硬幣，另一種則基於杜卡特·德·卡美拉硬幣（略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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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金幣埃居（Ecu au soleil），法蘭西國王路易十一（Louis XI，1461—1483）。命名來自太陽（soleil）底下的法蘭西盾牌設計。從1385年直到近代早期，埃居都是法蘭西的主要金幣，其設計只被少量修改過。秘密標誌表示硬幣的法國鑄造廠名稱（此處單詞Ludovicus的字母V下方的小環代表圖盧茲）。


  相對穩定的國際貿易網絡的發展促使貨幣系統進化，減少了轉移現金時運送大量硬幣的風險和不便。例如，可以將錢幣儲存為神廟或者倫巴第商人的匯票，得到貸方票據，在同一機構設有分支的其他地方就可以收到同等數量、特定形式的通貨（扣除費用）。這樣發展了大規模的商品交易系統，實際貨幣的轉移也最小化了。法國北部香檳地區的交易會成為了重要的國際票據交換所，處理佛蘭德斯與意大利之間的債務。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這一網絡範圍相對有限，其中心大約不超過十幾個城市。直到15世紀，北方的呂貝克與漢撒商人公會日耳曼人的商業城市才加進來。


  托斯卡納與倫巴第的大型商會為中世紀貨幣做出了卓越貢獻，儘管規避了禁止「高利貸」的神學觀念——通過收取貸款利息使錢增殖被視為違背神律。尼古拉·奧雷斯姆在《貨幣起源與改鑄論》中，嚴厲並明確地提出了限制，代表了中世紀官方對貨幣的看法：「使用貨幣有三種方法可以獲利，而非用於自然目的：一是貨幣兌換商、銀行與交易所的技術；二是放高利貸；其三是改鑄。第一種辦法受鄙視，第二種很糟糕，第三種更惡劣。」然而意大利人仍然發展了儲蓄銀行業和可交換的紙幣，銀行交易可以異地進行。他們還將信用與借貸擴展到更大的規模，超越


  了統治中世紀早期高利貸業的猶太人前輩。用於遠距離的貿易兌換合同考慮了風險因素的收費以及貸款詐騙等問題。這樣，一張匯票可能代表一筆簡單的基金交易或者一項投資交易。


  需要戰勝了猶豫不決，國王和其他統治者能夠預支未來的收入借貸，為越來越昂貴的戰爭與外交贏得更大的迴旋餘地。這一時期，意大利各國公共債務發展很快，這是貨幣與公共財富史上一項重要的創新。從1303年到1400年，佛羅倫薩市的公共債務從5000弗羅林金幣飆升到300萬弗羅林金幣。意大利銀行家們允許借貸和透支超過儲蓄額（圖118），實質上可能擴大了貨幣供應，貨幣供應從古老的流通貨幣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然而，大多數意大利大銀行或者金融大商行最終都過度擴張，他們一般難以拒絕皇室打白條，皇室債務人拖欠借款會導致他們的破產。英格蘭與法蘭西國王導致了1294年盧卡的裡卡迪家族倒台；英格蘭愛德華八世於1343年毀掉了佩魯濟的佛羅倫薩銀行，後又於1346年毀掉了巴迪（Bardi）銀行。美第奇是中世紀晚期最偉大的銀行家，但是最終在1494年垮台，長期的交易動盪阻礙了他們的資金從意大利流出。在意大利，銀行家們面臨著佛羅倫薩自身的政治壓力。儘管銀行與巨額融資有其精妙之處，但所有失衡最終仍然得用金銀解決。


  一般說來，貨幣在政府與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統治者逐漸支付給公務人員工資而非劃撥土地。他們停止依賴舊式的徵兵來養兵，而是用之前受到限制而且不穩定的貨幣來供應軍隊。例如像英國的百年戰爭（1337—1453年）這樣的大規模戰爭，促使軍隊津貼與大量贖金被作為遺產，而十字軍與長距離的朝聖之旅也使大規模的現金交易成為必需。


  封建佃農漸漸將勞動服務折算成現金租金，而領主們更加依賴現金支付或者更直接加強開發不動產來生產可出售的盈餘。13世紀以來，每週一次的市場網絡可能使更小的貨幣交易滲透到鄉鎮與城市之外。商品價格總體上升——當然也沒有現代的商品價格高，但工資收入水平卻沒有多大變化，儘管人們也有從固定地租中得到的利率收益以及合理商品價格與合理工資收入的理念。除其他因素外，增長的貨幣供應是導致這種上升的原因之一。例如，黑死病（1346—1347年）爆發導致人口急劇減少，接踵而至的勞動力短缺又使得勞動者工資得以提高。


  然而，我們不應高估當時硬幣的使用。與中世紀早期相比，越來越多的民眾更加熟悉金錢，但是，大多數人並非天天使用貨幣。多數農村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只有廣泛的自給自足和小範圍的以物易物，硬幣只是偶爾用於出售多餘的農產品和平均分配租金，交付稅金、罰金或者支付特定的商品或服務。現金借貸會使這些交易越來越頻繁，並具有一定的連續性。但是，貨幣的使用仍具有明顯的時期性。這主要是因為支付稅收或交租的日期通常固定於萬聖節（11月1日）與施洗者聖約翰節（6月24日）。比較富裕的村民財貨可能更多，會經常接觸現金，但是，現金仍然受到硬幣有限的可利用量的局限。


  貨幣的流動性極為重要。14世紀沒有新的白銀礦床出現，舊礦日益枯竭，金銀供應萎縮，而金屬流動於大洲及周邊。白銀作為銀幣或者銀塊向近東流動是歐洲出口交換香料（讓冬天的食物更加美味可口）和西部人希望得到的東方產品的主要出口物品之一。貴金屬流通為威尼斯人和白銀生產者等中間人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如果當地的鑄幣價格沒有競爭優勢，或者當地產品的需求量很少，那麼地方貨幣就有可能短缺。在同一集中的貨幣系統中使用金銀的金銀復本位制可能引發問題，某些統治者試圖將金銀的比價固定在不切實際的水平上，致使人們將價值被低估的金屬帶到能提供更高價格的鑄幣廠。到了15世紀，稱為「金銀荒」的貨幣短缺時間更長，限制了很多經濟活動，甚至那些家財萬貫、貨物眾多的人也受到影響。這樣，適應並經常需要可得貨幣的系統面臨著硬幣的嚴重短缺。


  當不同統治者的鑄幣廠互相為有限的金銀而競爭時，聯結不同貨幣、促進商業流動的壓力接踵而至。14世紀，萊茵蘭地區的貨幣通過各地王室之間一系列的協定聯結（圖126）。他們達成協議，按照同一標準鑄造金幣，偶爾也鑄造部分銀幣。無獨有偶，從14世紀起，幾座漢薩聯盟城市作為文德貨幣同盟，在波羅的海沿岸按照統一標準發佈了銀幣（圖127）。15世紀，很多意大利小硬幣發行者們按威尼斯標準來生產達克特。政治發展推動了這一趨勢。勃艮第家族獲得了大多數世俗尼德蘭省（荷蘭、佛蘭德斯、埃諾省、布拉班特和盧森堡）的控制權，開始採用同一地區硬幣（圖128），伊比利亞半島的各王國（除葡萄牙外）傾向於單一的王室集權。15世紀90年代，卡斯提硬幣成為西班牙法定貨幣。全法蘭西的皇家鑄幣廠網絡促進了全國貨幣的統一，在百年戰爭的動盪不安後恢復了其穩定性（圖130）。


  15世紀中葉，由於新銀礦的開採與採礦技術的進步，「金銀荒」引起的貨幣緊縮得以緩解。大量來自美洲的新金銀即將改變中世紀之後的歐洲貨幣。


  --------------------


  (1) 麥西亞，中世紀早期七國時代的七國之一，位於今英格蘭中部。——譯者


  (2) 德國硬幣，為1%馬克。——譯者


  (3) 摩洛哥、阿聯酋、埃及等國的貨幣單位沿用此名稱。——譯者


  (4) 意思是曾在印度洋遊歷的人，埃及亞歷山大裡亞的希臘人，6世紀的旅行者，到過錫蘭（今斯里蘭卡）和印度，晚年著有《基督教世界風土志》。——譯者


  (5) 尼古拉·奧雷斯姆（Nicholas Oresme，約1320—1382），巴黎大學教授、經濟學家，代表作《貨幣起源與改鑄論》（1360年出版），首次論述了貨幣的起源、性質及其規律，貨幣的鑄材和多樣性以及貨幣的鑄造權和降低幣值的危害。——譯者


  (6) 荷蘭貨幣單位。——譯者


  (7) 歷史上，赫裡夫尼亞於11世紀被用作基輔羅斯的貨幣單位。——譯者

本書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優質電子書下載！！！

  4 伊斯蘭地區


  The Islamic Lands


  我們的社會中有兩頭餓狼——金錢與社會地位。


  伊本·罕百里，第3卷，第4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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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迪拉姆銀幣，690年代大馬士革鑄造。米哈拉布（mihrab，清真寺裡的祈禱壁龕，對著麥加方向）取代了常見的火祭壇和撒撒尼侍者的圖像。龕內是Anaza或者先知之矛，它佇立於麥地那清真寺中的禮拜者面前。矛的兩側是阿拉伯銘文，用古阿拉伯庫法字母（Kufic）印刻著「信仰者的統領」、「神的哈里發」以及「神，賜予我們勝利吧」。（紐約，美國錢幣學會）


  公元7世紀早期，先知穆罕默德在古老的聖地麥加（也是阿拉伯重要的商業城市之一）得到伊斯蘭教天啟。這也是伊斯蘭歷或回歷紀年元年，大約相當於公元622年，即遷徙(1)之年，先知穆罕默德與麥加的統治集團鬥爭，他和信徒們遷到麥地那，建立了首個穆斯林社區，也正是在麥地那，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從這裡開始，最終建立了穆斯林帝國。


  7世紀初，未來屬於穆斯林帝國的土地處在兩大主要勢力範圍的統治下：拜占庭帝國統治著地中海國家，而撒撒尼帝國統治著伊朗和伊拉克。兩者的邊界線是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當時稱為詹辛拉（島）的土地。阿拉伯人速戰速決，到7世紀中期，穆斯林已經擊潰了拜占庭在敘利亞與埃及的統治，推翻了撒撒尼帝國，繼而在下一個五十年裡繼續征服從西班牙到印度廣袤的土地。


  宗教與貨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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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公元695至696年，敘利亞鑄造的第納爾金幣，倭馬亞王朝哈里發阿布杜勒·馬利克身穿傳統阿拉伯長袍，手持寶劍。清真言「神外無神，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環繞邊緣。背面，重新設計的拜占庭十字架兩側是阿拉伯符號「以真主的名義鑄造於76年」。這種幣型也見於鑄於阿布杜勒·馬利克鑄幣改革之前的青銅幣。它反映了拜占庭原型的阿拉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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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第納爾金幣，北非阿拉伯人鑄於回歷97年（公元715—716年）。從6世紀起，北非開始仿製迦太基的拜占庭硬幣。阿拉伯人的仿製硬幣中還包括清真言的拉丁語譯文。這枚硬幣正面是阿拉伯語的清真言前半段「萬物非主，唯有真主」，以及用拉丁文書寫的鑄造地點與日期，背面是清真言的下半句「穆罕默德，是主使者」，以及證明真主的唯一性的拉丁文字。


  伊斯蘭體系政教合一。在後來的世紀裡，在帝國建立與垮台的過程中建立了不同的伊斯蘭思想派別與流派。伊斯蘭神示的核心思想是：信仰的神是唯一的，神的使者穆罕默德作為先知提供了穿越時空的線索。剛開始的時候，伊斯蘭哈里發不得不調和神祇和凡人之間的矛盾，其緊張局面表現為伊斯蘭對金錢和貨幣本身的態度。伊斯蘭教義下建立的道德體系必須與早期的世俗社團、國家對貨幣系統的要求（如有效徵稅、成功地組織商業生活）等保持一致。


  伊斯蘭教發軔之初，明顯對金錢的力量憂慮不安。《古蘭經》中屢屢對金錢轉瞬即逝的本性提出警示：「傷哉！每個誹謗者、詆毀者，他聚積財產，把它而當作武器，他以為他的財產能使他不滅。」（第104章，1—3節）。此外，對貨幣潛移默化地分散使信徒產生脫離「正軌」的焦慮：「財富與罪惡是世間生活的誘惑，但是，在主的眼裡善行永遠是最好的。」（第18章， 46節）。先知本人可能說過「金錢考驗著我們的社會」。（伊本·罕百里，第4卷，第160頁）。


  由於金錢的力量深入人心是非自然的結果，所以宗教本身嘗試著調整其影響，指定在某些情況下根據教義可以擁有金錢並且堅持道德準則。重要前提之一是繳納天課，天課可以算做個人財富的一部分。這是伊斯蘭的五善功之一。此外，《古蘭經》中明確禁止放高利貸：「吃利息的人，要像中了魔的人一樣，瘋瘋癲癲地站起來……真主准許買賣而禁止利息。」（《古蘭經》，第2章，275節）。


  儘管教義如此，穆斯林仍然發展了大量的金融機構，實踐證明，禁止利率阻礙了商業和銀行的形成。關注金融交易的道德導致伊斯蘭大城市中設置了穆哈泰希卜(2)（檢察官）的職位。穆哈泰希卜是國家官員，至少在理論上是因為品德高尚並且通曉伊斯蘭教法而受到委任，其作用是為了確保所有商業地區都執行伊斯蘭教法。穆哈泰希卜可能檢查重量與量度器，甚至查處假幣，設法確保商人不可收取利息，嚴肅處理囤積居奇。儘管這種做法事出有因，但人們仍對此不以為然。一則13世紀亞丁的故事婉轉地說明了注意力敏銳的穆斯林可能意識到錢幣的道德起源於困境。在這段故事裡，一名法理學者因為認為某人沒有恪守伊斯蘭教義導致金錢有道德缺陷而拒絕與其做生意。實際上這名學者害怕道德玷污，特意將自己和他人的硬幣分開。


  伊斯蘭幣制的起源


  早期伊斯蘭硬幣仿製了拜占庭帝國的金幣與銅幣，而銀幣則仿製撒撒尼王朝銀幣，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後，伊斯蘭硬幣流通於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土地上。阿拉伯的第納爾金幣與青銅富利的命名來自拜占庭硬幣，兩者的名稱對應的是狄那裡銀幣奧雷（蘇勒德斯）及富利，而德拉克馬銀幣的名稱則來自撒撒尼的德拉克馬。早期銀幣被描述為阿拉伯—拜占庭式或者阿拉伯—撒撒尼式。硬幣上的圖形有了一定改變，例如，去掉了基督教形象，增加了阿拉伯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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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a　拜占庭國王赫拉克利烏斯（Heraclius，公元610—641年），蘇勒德斯金幣。正面是國王與他的兩個兒子的肖像，背面是三級台階上的十字架。這是穆斯林模仿的拜占庭貨幣類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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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b　第納爾金幣，仿製赫拉克利烏斯的蘇勒德斯，可能鑄造於大馬士革，約公元691年至692年，倭馬亞王朝哈里發阿布杜勒·馬利克（公元685—705年）統治時期。硬幣設計上的變化包括消除了國王王冠上的十字架，硬幣背面的十字架也改成了門柱，並增加了環繞硬幣邊緣的庫法文清真言 「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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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c　倭馬亞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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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d　拜占庭國王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公元641—668年）富利青銅幣。正面是手持十字架與圓球的國王肖像，背面是希臘數字「M」，表示面值為40紐姆斯。阿拉伯—拜占庭貨幣設計中模仿了這種表示面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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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e　青銅富利，模仿君士坦斯二世的富利青銅幣，鑄於霍姆斯（Hims，敘利亞）。7世紀早期拜占庭敘利亞的青銅幣鑄幣廠就關張了，但是，阿拉伯人為了鑄造尺寸更大的青銅富利，大約在680年代重新開放了鑄幣廠，並於696年對其進行了整改。阿拉伯—拜占庭硬幣的仿製品包括圖示的硬幣類型，以及一些不常見的和加蓋了戳印的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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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f　德拉克馬銀幣，撒撒尼國王庫薩和二世（Khusrau II，公元590—628年），626年鑄於伊朗比沙普爾（Bishapur）。正面是統治者肖像，背面是瑣羅亞斯德教的火祭壇和火祭參與者。庫薩和二世硬幣是阿拉伯—撒撒尼硬幣仿製品的主要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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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g　德拉馬銀幣，以東伊斯蘭地區強大的倭馬亞王朝長官本·於薩夫的名義鑄造於比沙普爾。有著改革前鑄造的硬幣的顯著特徵：正面是撒撒尼國王庫薩和二世的半身像，以及長官的名字與用阿拉伯庫法字母書寫的清真言；背面是銘文環繞著火祭壇和參與者，其周邊是巴列維（Pahlavi，中波斯）語，還包括鑄幣廠的名稱「BYSH」（Bishapur）與鑄造年代，回歷76年（公元695—6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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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h　德拉馬銀幣，陀拔思單（Tabaristan，伊朗北部）的當地統治者Khursid於回歷123年（公元740年）開始發行。Dabuyid Ispahbad王朝統治時期，在撒撒尼帝國臣服於穆斯林人很久以後，陀拔思單省保持獨立。Ispahbads鑄造了撒撒尼風格的硬幣，但只有其一半的大小。公元761年穆斯林征服了Ispahbad以後，這一地區代表阿巴斯王朝哈里發的長官讓當地的硬幣流通至8世紀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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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i　迪拉姆鍍銀幣，布哈拉（Bukhara）城阿巴斯王朝長官發行。穆斯林674年征服了粟特省（現在烏茲別克斯坦）。與大多數阿拉伯—撒撒尼硬幣不同，迪拉姆鍍銀幣上有國王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公元420—438年）的肖像，而且正面也並非庫薩和二世肖像。巴赫拉姆的硬幣在他從匈奴（Epthalite Huns）獲得的省份中流通。用阿拉伯的庫法文書寫著「阿巴斯王朝哈里發馬赫」（al—Mahdi，公元775—785年），用布哈拉字母書寫著「巴赫拉姆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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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第納爾金幣，可能鑄造於大馬士革，公元696—697年。這枚硬幣上沒有圖案，日期為回歷77年，這是哈里發阿布杜勒·馬利克進行硬幣改革後發行的第一批硬幣。銘文強調了伊斯蘭的教義。正面是「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真主派其攜帶指導和真理的信仰，勝過其他宗教」；背面是「真主是唯一的，真主是永恆的，他不會生產，也不會被創造」；邊緣是「以神的名義，這枚第納爾鑄造於77年」。這枚新第納爾按照4.25克（即通常所說的mithqal）的標準鑄造。


  伊斯蘭硬幣的銘文中同時包含著宗教與世俗的信息，反映了伊斯蘭社會與貨幣文化的兩大構成要素。那麼特色鮮明的伊斯蘭硬幣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呢？


  硬幣與早期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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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迪拉姆銀幣，鑄造於大馬士革，回歷79年（公元698—699年）。現存的當時改革後的銀幣上印有庫法文銘文及鑄幣廠名稱。


  征戰四方的阿拉伯人沿用了兩種主要的貨幣系統。西部以黃金為基礎的拜占庭帝國貨幣，主要硬幣是蘇勒德斯（圖134a、134b）。然而，在撒撒尼時期的伊朗，白銀是主要的金屬，主要通貨是使用德拉克馬（圖134f—i）。我們知道，在伊斯蘭到來時，麥加的商人可以使用蘇勒德斯、撒撒尼德拉克馬和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硬幣。起初，西部穆斯林使用拜占庭硬幣（圖134a—e），然後因地制宜地以伊斯蘭化的形式仿製，特別去掉了基督教的十字架符號。東部在穆斯林統治時期，模仿撒撒尼的白銀模型製造德拉克馬，它保留了撒撒尼統治者的肖像和瑣羅亞斯德教的火壇設計（圖134f、134g），但是增加了阿拉伯語的伊斯蘭銘文「以真主的名義」和巴列維語（波斯中部）或者雙語的伊斯蘭統治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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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富利青銅幣，鑄造於黎巴嫩的巴貝克（Baalbek）。改革後發行的硬幣標記了清真言和鑄幣廠，但沒有日期。人們現在認為它們屬於倭馬亞王朝哈里發696年至697年改革後發行的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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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青銅富利，鑄造於霍姆斯， 7世紀晚期至8世紀早期，正面是大象以及清真言的開頭幾句，背面將清真言補充完整。一些倭馬亞王朝的富利同樣在改革後保留了原來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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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第納爾金幣，阿巴斯王朝哈里發馬蒙（公元813—833年），鑄造於塞拉姆城（巴格達），回歷212年（公元827—828年）。馬蒙統一了阿巴斯王朝早期鑄造風格不同的金幣與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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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迪拉姆銀幣。西班牙倭馬亞王朝，鑄造於安達盧西亞（科爾多瓦）鑄幣廠，回歷154年（公元770—771年），拉赫曼一世（Abd al—Rahman I，公元756—788年）統治時期。750年西班牙倭馬亞王朝獨立，統治持續了三個世紀。


  隨著回歷77年（公元696年）貨幣開始改革，撒撒尼風格很快消失，儘管十幾年之後，它重現於東部伊斯蘭地區的某些省份（圖134h、134i）。貨幣改革開始使用新式的伊斯蘭硬幣。先是新式的第納爾金幣，兩年後是德拉克馬銀幣（圖135、136），結束了貨幣肖像上花樣繁多的嘗試。設計的選擇限於銘文。貨幣改革的主要理由基於兩方面。第一，據說在哈里發阿布杜勒·馬利克統治時期，穆斯林哈里發與拜占庭帝王查士丁尼二世之間發生了爭論。9世紀歷史學家巴拉胡瑞記載，哈里發開始將從埃及到拜占庭的阿拉伯紙草冠以表示「一神論」的語句。這激怒了查士丁尼，他說：「你們已經使用得罪我們的銘文。你們必須放棄使用，不然就會在拜占庭第納爾上發現我們觸犯你們的先知。」為了反擊這種威脅，阿布杜勒·馬利克選擇改變幣制。第二，可能更為重要的是，穆斯林神職人員不斷反對官方或宗教的圖像描繪，日益流行的觀點認為，統治者不宜出現在硬幣上。新設計帶來新的阿拉伯黃金重量標準。拜占庭4.55克的標準現在調整到20阿拉伯克拉（4.25克）——也稱做米斯克。白銀有多種地方德拉克馬標準，但這些早期發行的白銀平均為2.8克至2.9克。青銅幣也受到改革的影響，產生了只標有清真言的青銅幣。此時期貨幣鑄造沒有新的、嚴格的標準，然而，8世紀出現了一系列的符號——棕櫚樹、燭台、大象與跳鼠等動物——代表特定的鑄幣廠（圖138）。


  阿布杜勒·馬利克的改革由大權在握的主管本·於薩夫執行。於薩夫控制著伊拉克和伊朗（公元702—703年），他得到授權，在瓦西特建立了第一座阿拉伯鑄幣廠。巴拉胡瑞回憶說：「阿布杜勒·馬利克對波斯鑄造德拉克馬進行調查，然後建立了鑄幣廠，安排人員開始沖壓鑄幣。他用紋身或給鑄幣者的手打烙印來作記號。」實際上，從大量事實上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鑄幣廠工人和貨幣兌換商在不同的時期受到嚴密監視以確保沒有造假。一旦發現造假，犯人可能被處以斬斷雙手的酷刑。


  儘管後來發生了很多變化，但代表伊斯蘭硬幣的主要元素那時就已完全就位。通常叫「背面」的一側是表明真主獨一無二的文字。背面最初印製的文字質疑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論，公元750年，由「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聲明所取代。這些句子就是通常所說的清真言或者kalima１。大多數錢幣上都鐫刻著鑄幣廠與日期。阿巴斯王朝哈里發馬蒙（公元813—833年在位）時期的第二項主要改革是統一貨幣（圖139），此後延續了數百年。在阿巴斯王朝哈里發國家，直到11世紀世俗統治者仍保持著同樣的硬幣類型，伊朗和伊拉克保持到13世紀中葉，藉以表明他們效忠於作為伊斯蘭宗教首腦的阿巴斯王朝哈里發。因為，雖然很多省份不斷歸順於獨立王朝，哈里發的領土與力量逐漸薄弱，但哈里發作為「神在人間的代理人」的合法性持續了數百年，統治者通常從哈里發那裡獲得統治授權，把哈里發的名字與自己的名字並排放在硬幣上。


  顯然，儘管伊斯蘭世界硬幣的主要功能是貨幣，它們也是重要的政治與宗教證據，其銘文包含若干複雜信息。硬幣鑄造權與每週五主麻拜宣講呼圖白時引用國王尊號是伊斯蘭主權國家兩種主要的公共符號之一。統治者可能經常通過鑄造、命名硬幣表示他們上台或者征服了新領土。銘文可用於表明統治者的宗教傾向。遜尼王朝持續使用改革後採用的同樣的宗教信息，什葉派王朝比如法蒂瑪（公元909—1171年）特別提到了語句，如Ali wali Allah（阿里乃真主的朋友）指先知的女婿阿里，並且認為他是第一位什葉派阿訇。統治者希望通過與先知家庭力量的特定聯繫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例如孟加拉阿拉伯統治者侯賽因國王（1494—1519），在硬幣上將自己描述成先知的後裔。


  與其他情境相仿，伊斯蘭統治者以多種方式在硬幣上提到自己。他們自詡為穆斯林社會的領袖，如倭馬亞王朝、阿巴斯王朝、法蒂瑪王朝、沙伊德等，自稱「阿訇」、「哈里發」和「信徒的統帥」。世俗統治者，名義上是哈里發的代理人，使用君主或者國王或者蘇丹一類的頭銜。這些稱號可能經常用「神聖的」或「最榮耀的」一類形容詞來修飾。除了官方頭銜之外，大多數統治者使用個人尊號，尊號不可繼承，如「al—Mustansir」和「al—Zahir」等等，這些尊號通常成為歷史上眾所周知的名字。就像在歐洲，統治者擁有堂皇的頭銜非常普遍，但是僅有少數人出現在硬幣上。


  １ 「我作證，萬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作證，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譯者


  [image:  ]


  141　青銅幣，阿爾圖格王朝（Artuqid）統治者穆罕默德（Nur al—Din Muhammad，1167—1185），鑄造於Hisn Kayfa（土耳其東部），回歷578年（公元1182—1183年）。硬幣上是加冕頭像，效仿了塞琉古二世（Seleucus II，希臘的敘利亞王，公元前246—前226年）硬幣。詹辛拉（Jazira）的阿爾圖格王朝是土庫曼諸王朝之一，12世紀至13世紀硬幣上的圖案各種各樣。這種硬幣表明了當時人們對逝去的古代文明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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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青銅幣，阿爾圖格統治者阿爾斯蘭（Husam al—Din Yuluk Arslan，1184—1201），鑄於回歷596年（公元1199—1200年）。戴頭盔的人物盤腿而坐，手中提著可能代表火星的頭顱——火星是12世紀晚期詹辛拉採用的一系列星座形象之一。


  [image:  ]


  143　青銅幣，阿爾圖格統治者阿爾斯蘭（Fakha al—Din Qara Arslan，1144—1167）。幣面上是基督拿著一本書的坐像。這是10世紀與11世紀拜占庭晚期硬幣上的普遍形象。有基督教形象的硬幣是在詹辛拉鑄造的，那裡的人以前主要使用拜占庭的青銅幣。


  7世紀晚期開始取消實體形象，禁令的嚴格實施可能限於清真寺或者古蘭經插圖等宗教內容或官方製造的印章和硬幣。然而，例外的硬幣很有趣而且數量龐大，表明伊斯蘭統治者難以逐字逐句嚴格遵守宗教法律。硬幣上的很多形象可能表明了當時普通的伊斯蘭藝術、鐵藝或者陶藝等世俗背景。例如，從12世紀到13世紀，在今天敘利亞北部、伊拉克北部和安那特路克東部地區，出現大量由土庫曼王朝鑄造的有趣的、獨特的青銅幣系列，設計來源複雜、另類。最早的硬幣帶有加冕的基督和聖喬治與龍等拜占庭基督教形象（圖141—143）。從12世紀中期開始，帶有古代希臘與撒撒尼頭像的硬幣與其他種類繁多的占星符號幣並存。這些硬幣的原型在很多情況下被效仿並被適當地沖切（die—cutter），而實際流通的只有拜占庭貨幣原型。可能這些硬幣的出現——至少是那些以古代類型為基礎的硬幣是政治刺激對這一地區過去的文明產生古文物研究興趣的證據。凱胡斯勞二世（1237—1246）統治下的安那托利亞塞爾柱（1077—1307）的銀幣採用了獅子與太陽的形象——硬幣上有占星符號「Leo」，並且使用了古代波斯的名字，這顯示了當時人們對波斯興趣的復興。後來的伊朗王朝卡扎爾與巴列維也將硬幣鑄造和古代的繁榮昌盛聯繫在一起，前伊斯蘭、特別是波斯將它們的歷史以公開的方式在硬幣上再現。獅子與太陽繼續成為大革命前伊朗的國家符號（圖144、146）。


  印度莫臥兒王朝國王賈漢吉爾（1605—1627）也發行了一系列標誌性的硬幣，帶有伊斯蘭藝術中的普遍符號——星座與肖像（圖145）。但是，大量的賞賜幣並未流通，也極有可能使用這類形象。而且，這一時期宗教自由，1582年，賈漢吉爾的父親阿克巴宣稱發明了他自己的宗教「神聖宗教」（Din Ilahi），這一宗教試圖融合帝國的各種派別。賈漢吉爾的硬幣顯然源於一時的異想天開，他在日記中說：「此前，硬幣的規則是他們在金屬的正面印上我的名字，背面印上地名與統治時期。現在，我突發奇想，用代表月份的星座來取代時間在硬幣上的位置」。賈漢吉爾和他的父親也使用自己的肖像鑄造了禮物幣（圖145）。在雅哈金出土的一枚硬幣上描繪著他端起酒杯的情景，這在伊斯蘭的正統硬幣中實屬罕見。伊朗卡扎爾王朝統治者阿里國王（1797—1834）也鑄造肖像硬幣，硬幣上刻畫了他坐在寶座之上的全身像，其設計風格是當時伊朗國王和波斯貴族的油畫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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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瓷磚嵌板細部，刻畫了獅子與太陽。嵌板位於希爾達伊斯蘭學校（1619年至1636年建於撒馬爾罕）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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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摩赫金幣，贈送幣，莫臥兒國王賈漢吉爾（1605—1627），鑄造於印度北部的阿吉米爾（Ajmir），回歷1023年（公元1614—1615年）。賈漢吉爾盤腿坐在自己的寶座上，右手高舉聖盃。波斯銘文寫著：「這枚金幣完美的雕刻體現出阿克巴國王之子納·阿丁（Nur al—Din）賈漢吉爾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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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5克蘭（kran）銀幣，伊朗卡扎爾王朝統治者納速剌丁（Nasir al—Din）國王（1848—1896）鑄造於德黑蘭的機器鑄幣廠，回歷1297年（公元1879—1880年）。獅子與太陽是常見的黃道星座形象，在成為伊朗19世紀到20世紀的國家符號之前，中世紀的伊斯蘭王朝如安那托利亞的塞爾柱人已經開始使用這些形象。


  穆斯林相信阿拉伯語是真主阿拉給先知穆罕默德啟示時所用的語言。因此，阿拉伯字母受到極度神化，人們敬拜其使用者。伊斯蘭硬幣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銘文的變化形式（圖147），它們作為文物為我們提供了阿拉伯碑銘研究的寶貴資源，也反映了其他材料上碑銘的發展狀況。硬幣上鐫刻的不同風格的事物的質量顯然依賴於鑄幣廠的控制標準。早期穆斯林硬幣是庫法字母風格的阿拉伯文，它是與伊拉克城市庫法相聯繫的文字，特點是字母帶有尖角。直到12世紀晚期的艾優卜王朝，硬幣才開始使用曲線的阿拉伯文草體，它既平衡又優雅，這一系統的銘文經常置於星星與方框中間。曲線字體進化出多種形式，其中的一些出現在硬幣上，從17世紀開始，薩非王朝與莫臥爾王朝硬幣上出現了優雅的納斯塔利克字體（nasta』liq）。花押字體（tughra』i）的特點是顯著的長形的向上的字母，在15世紀穆斯林伊斯蘭教君主的江布爾與孟加拉王國使用。奧斯曼帝國時期曲線字體的典範是皇家書法組字花押，美麗地裝飾著奧托曼公文，因為蘇丹不簽署法令，花押是最終的證明。這種字體普遍發現於阿赫默德三世（1703—1730）統治時期以後奧托曼帝國硬幣上。


  書法與裝飾


  阿拉伯文字的發展主要與早期穆斯林記載的7世紀向先知穆罕默德口述《古蘭經》的需要相聯繫。阿拉伯文字有29個字母，從右向左書寫，基於納巴泰字體（nabatean）。由於與《古蘭經》相關，所以阿拉伯文字很注重美化字體。優秀的書法家會受到伊斯蘭世界的高度尊敬。庫法文有優雅的角字母形式，是複製古蘭經與鑄造貨幣時所用的主要文字，直到13世紀才而只用於裝飾。伊斯蘭早期已使用曲線字體，主要用於紙草書文獻中，在書法家伊本·穆格萊（Ibn Muqlah, 公元886—940年）改革之前沒有系統化。納斯基（naskhi）是最通用的曲線字體之一，從12世紀開始就出現在硬幣上。花押字體（tughra』i）與納斯塔利克字體（nasta』liq）等曲線字母形式隨後產生並用於硬幣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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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a　第納爾金幣，回歷93年（公元711—712年），印有早期庫法字母，這種字母的特徵是有優雅的尖角。庫法字母的發展與伊拉克城市庫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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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b　第納爾金幣，阿巴斯王朝哈里發穆斯台綏木（1242—1258）。裝飾庫法字母的方式繁多，像這枚硬幣上的庫法字母的末端就延伸成樹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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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c　迪拉姆銀幣，蒙古統治者伊利汗不賽因（1317—1335）。硬幣上用庫法文書寫的清真言是方形的，這種風格可能受到中國的印章體影響。邊緣是四位東正教哈里發的名字，艾卜·伯克爾（Abu Bakr）、歐瑪爾（Omar）、奧斯曼（Uthman）與阿里（Ali）。這些名字用曲線字母納斯基雕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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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d　北非哈夫西德王朝（Hafsid）的統治者阿布（Abu Zakariya Yahya II al—Wathiq，1277—1279）發行的第納爾金幣。方框中用庫法文書寫的銘文表現出非洲北部與西班牙馬格裡布（Maghribi）手稿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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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e　敘利亞與埃及的統治者艾優卜（1218—1238）發行的卡米爾第納爾金幣。這種金幣上印著曲線文字納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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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f　埃及墓碑，回歷356年（公元967年），浮雕是裝飾性的庫法文字「以仁慈的真主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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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g　贈送銀幣，侯賽因國王（1694—1722），伊朗薩非王朝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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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h　金幣希昆（sequin），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蘇丹穆罕默德三世（Ahmed III，1703—1730）。花押體現出統治者的名字與封號，15世紀就曾使用過這種方式鑄造硬幣，但是直到18世紀，這種做法才在奧斯曼帝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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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i　金幣易卜拉欣（Shams al—Din Ibrahim，1402—1440），意大利的江布爾蘇丹，銘文由15世紀江布爾與孟加拉都採用的曲線文字花押字體書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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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j　奧斯曼帝國蘇丹「高尚的蘇萊曼」（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520—1566）花押，伊斯坦布爾，約1550年。字母拉長形成黃金與寶石邊上的環。最粗的信條是尊號可汗（khan）裡的字母nun。花押證實了帝王的法令，起初在手寫文件上使用，後又擴展到在印章、硬幣、郵票與石刻上使用。


  伊斯蘭世界的貨幣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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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迪拉姆銀幣，阿爾斯蘭四世（Qiliq Arslan IV，1256—1267），安那托利亞塞爾柱人的統治者，鑄造於錫瓦斯（Siwas，土耳其中部），回歷646年（公元1248—1249年）。在四葉飾的邊界內，是一名張弓的騎手。邊緣的銘文是蘇丹的全名及其光榮的封號：「偉大的蘇丹，世界與宗教的支柱，凱霍斯魯之子基利傑阿爾斯蘭，信仰領袖的夥伴（亦即巴格達的哈里發）。」


  真主創造了黃金和白銀兩種貴金屬，作為衡量所有商品價值的手段。


  ——伊本·赫勒敦


  [image:  ]


  149　第納爾金幣，法蒂瑪王朝哈里發阿齊茲（al—Aziz，公元975—996年），鑄造於Filistin（巴勒斯坦），回歷383年（公元993—994年）。法蒂瑪王朝家族起初統治著非洲北部，繼而統治了埃及與敘利亞，利用非洲黃金鑄造了大量硬幣。它們通常用於貿易，並且被基督教鄰邦所倣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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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第納爾金幣，鑄造於回歷105年（公元723—724年），鑄於「信仰領袖位於漢志的金礦」。這座短命的金礦位於麥地那西南部。金礦除從那裡獲得外，主要也從非洲獲得（紐約，美國錢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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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藍色玻璃印章，法蒂瑪王朝哈里發哈其姆（al—Hakim，公元996—1021年）。印章上有哈其姆的名字與封號。針對法蒂瑪王朝時期印章的用途的討論有很多，現在，人們仍不能肯定它們究竟是取代青銅的代幣還是用來做硬幣的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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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塔瑞金幣，諾曼底國王羅傑二世（Roger II，1130—1154）鑄造於西西里，回歷535年（公元1140—1141年）。這枚硬幣同時具有用拉丁文與阿拉伯文所作的標記，其設計基於西西里法蒂瑪王朝鑄造的四分之一第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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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金幣morabetino，卡斯蒂爾（Castille，1158—1214）鑄造，模仿了阿爾摩拉維德王朝金幣，11世紀至12世紀成為非洲與伊斯蘭西班牙主要流通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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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第納爾金幣，十字軍王朝鑄造的貨幣中的一種，模仿黎巴嫩特裡波利（Tripoli）的法蒂瑪王朝第納爾，回歷463年（公元1070—1071年）。


  [image:  ]


  155　雙迪拉姆銀幣，伽色尼（Ghaznavid）統治者伊斯馬儀（公元997—998年）鑄造於沃外裡茲（阿富汗北方），回歷388年（公元997年）。在伽色尼與薩曼王朝統治阿富汗時期，印度庫什（Kush）的鑄幣廠鑄造了大量的劣質銀幣，這些銀幣重約12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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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馬木路克統治者巴爾斯拜（1422—1437）阿什拉夫金幣，鑄造於開羅，回歷829年（公元1425—1426年），重量標準等同於威尼斯的達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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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銀幣，蒙古伊卡哈尼德（Ilkhanid）王朝統治者阿布·薩伊德（Abu Sa』id，1317—1335）。阿布·薩伊德統治時期鑄造的一系列硬幣可以通過它們不同的設計來區分。硬幣的重量標準在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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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馬維蘭納赫爾（Transoxania）的蒙古察合台統治者答兒麻失理時代（1326—1333）的銀幣，回歷729年（數字中的2和9反向書寫，公元1328-1329年）鑄造於鐵爾梅茲（烏茲別克斯坦）。察合台硬幣經常使用被認為是部落象徵的弓形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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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蒙古帝國。


  伊斯蘭鑄造貨幣的金屬有黃金、白銀與青銅。歷史學家巴拉胡瑞詳細描寫了這樣一則故事；哈里發奧瑪·伊本·哈塔布（公元634—644年）以為硬幣可以以駱駝皮為原料製成，有人告訴他，如果真是這樣，就不會有駱駝了！對新興的伊斯蘭統治者而言，如何獲得黃金資源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早期倭馬亞王朝執政時，黃金資源主要來自拜占庭硬幣和沒收充公的財產。人們知道，麥地那東南部漢志的一座金礦在8世紀暫時運行了一段時期（圖150），但是，穆斯林世界的主要黃金來源於非洲。非洲可利用的黃金資源緩慢而穩定地擴張著。9世紀，穆斯林帝國東部鑄造第納爾金幣的鑄幣廠不斷增加，那裡之前只鑄造白銀。直到1062年北非阿爾摩拉維德王朝入侵之前，跨撒哈拉的黃金貿易主要控制在加納王國手中。其中一小部分在通布圖鑄造成錠，以金粉的形式運送到非洲北部的鑄幣廠鑄造成第納爾。黃金貿易的擴張中最受益的地區是非洲北部的城市與穆斯林西班牙。10世紀末，地理學家伊本·郝克爾估計，西部路線主要城市西吉瑪薩統治者來自貿易的年收入為40萬第納爾（1.7噸黃金）。法蒂瑪王朝（公元909—1171年）統治時期的埃及（圖149），因為容易獲取非洲黃金以及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作用而暴富。北非與埃及的鑄幣廠使用來自蘇丹的黃金，鑄造了大量的第納爾，它們成為地中海地區最主要的硬幣。黃金也開始流向毗鄰的基督教地區。到10世紀末，巴塞羅那普遍使用穆斯林第納爾，在那裡，他們後來也開始仿製第納爾。意大利南部的倫巴第與西西里的君主們鑄造四分之一第納爾，也稱塔瑞。在西班牙北部，萊昂與葡萄牙仿製了阿爾摩拉維德王朝第納爾（1056—1147）（圖152），稱作摩若比提諾，但是使用基督教而非穆斯林的銘文（圖153）。13世紀中期，鑄造了阿爾摩哈德王朝的雙第納爾，稱作多布拉斯。文獻證明，亨利三世（1216—1272）統治英格蘭時期，在準備十字軍東征斂財時，他搜刮了很多外國黃金，包括穆斯林的阿爾摩哈德金幣，它們叫做歐寶或者「denari de musc」。甚至聖地十字軍城市的基督教國家（圖154）也仿製伊斯蘭法蒂瑪王朝11世紀與12世紀早期的第納爾，這表明了埃及鑄造金幣的國際影響力。


  中東地區的主要銀礦位於河中地區以及興都庫什山脈。它們受到阿巴斯王朝哈里發的統治，直到9世紀才獨立。主要的資源位於喀布爾北部的帕尼希爾。但是，9世紀有跡象顯示，因礦層枯竭，白銀嚴重短缺的問題亟待解決。從大約1000年到1150年，起初東部、繼而西部的鑄幣廠銀幣鑄造量減少，並且鑄造品質開始下降（圖155）。白銀短缺的另一原因可能是維京人的貿易，他們從伊斯蘭世界抽走白銀送到北方。9世紀，現在稱為維京人的羅斯人開始向東方冒險，抵達伏爾加河與第聶伯河流域，穿過裡海直達波斯。他們將奴隸、皮毛、琥珀、蜂蜜與蠟帶往近東市場交換白銀。成百上千的伊斯蘭硬幣說明，維京人像穆斯林一樣稱重銀幣。阿巴斯王朝與薩曼尼王朝的硬幣在斯堪的納維亞與俄羅斯出現，有時和稱重珠寶以及其他貴重物品在一起。它們甚至遠到英格蘭，通常被切成碎塊以補足重量或者留下受到檢查的切記。白銀實質上消失了一百多年甚至更久，伊斯蘭世界的經濟在各個方面都依賴黃金與青銅。在埃及，薩拉丁建立了取代法蒂瑪王朝的艾優卜王朝（1171—1250），這一穆斯林王朝重新開始大規模鑄造銀幣，13世紀中期重新供應白銀。現在看來，部分白銀來自歐洲，大量白銀起初是由十字軍攜帶——歐洲早在穆斯林國家鑄造銀幣之前很久就已開始鑄造，銀幣的另一來源是從13世紀開始由安那托利亞的塞爾柱人開採的安那托利亞銀礦。


  這樣，12世紀晚期白銀再現，逐漸取代迄今為止一直作為近東貨幣基礎的黃金。馬奎茲（Maqrizi,卒於1422年）提到了薩拉丁（1169—1193）統治時期金幣的稀缺，並評論道：「說到純金第納爾就像對一位嫉妒的丈夫提起妻子的名字，得到這種硬幣就像跨過了天堂之門。」從這一時期開始，黃金在埃及成為商品與記賬的貨幣，黃金以稱重來計量而非像標準的法蒂瑪王朝第納爾那樣計數，以青銅作為補充的白銀成為國家貨幣。隨著1250年馬木路克到達埃及，動盪不安的政局加上國外尤其是拜占庭與葡萄牙的競爭引起經濟下滑，其它諸國逐漸蠶食了埃及對印度洋貿易的壟斷。14世紀末，馬木路克帝國開始流通威尼斯達克特，商人們考慮到達克特的穩定性，寧願選擇它們而放棄帝國不穩定的第納爾金幣。後來的馬木魯克蘇丹設法對抗達克特的力量，經過多次嘗試，成功地推行了媲美達克特的金幣，這就是阿什拉夫幣，蘇丹阿什拉夫（1422—1437）鑄於1425年並命名（圖156）。它包含3.41克幾乎純金，交易時與達克特價值相等。此後，阿什拉夫成為伊朗、奧托曼統治地區與印度指代伊斯蘭金幣的標準名詞。


  儘管阿什拉夫幣已廣泛流通，但在埃及與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白銀繼續提供標準通貨。在13世紀中期伊朗被蒙古人毀滅性地入侵時，已幾乎兩個世紀沒有鑄造不錯的銀幣了。在蒙古人統治下，伊斯蘭硬幣風格發生了決定性地突變（圖157、158），並在這一地區維持了數百年。儘管此前河中地區與東部伊朗的硬幣類型持續存在，但其設計仍採用了新的古蘭經教條，幣面上出現了維吾爾文，並且貨幣系統也開始使用新式重量單位。為了努力修復13世紀末慘淡的金融狀況，蒙古伊兒汗國海合都（1291—1295）努力傚法中國推行紙幣。為了用貴金屬充實國庫，他試圖徹底禁止使用金屬通貨，強迫人們把貨幣兌換成叫做鈔的紙幣，這種紙幣印有中文和穆斯林清真語。這一嘗試半途而廢。後來，合贊（1295—1304）進行了較為成功的通貨改革，鑄造了一種重約半米斯克（大約2.16克）的標準銀幣。阿布·薩義德（1317—1335）統治時期在上百家鑄幣廠鑄造硬幣，新設計的銀幣不斷減重（圖157），但其鑄造的硬幣中還是有一些堪稱極品的雕刻伊斯蘭硬幣。


  日常生活與貿易中的硬幣和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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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集會》（第34幅）（1122年），阿爾·瓦西提（Yahya al—Wasiti）作於1237年。《集會》是一系列趣事的集錦，其中包括一位講述者和一位聰明的流浪漢艾布·栽德（Abu Zayd）。這一場景發生在也門的扎比德（Zabid），講述的是購買奴隸的故事。「這是那個孩子，」已喬裝成奴隸販子的艾布·栽德說，「我希望通過降價讓你喜歡這個青年，那麼就算兩百迪拉姆吧！」（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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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希伯倫（Hebron）山脈南部薩姆（Samu』ah）頭飾，19世紀40年代（圖示頭飾已被補充修飾）。19世紀巴勒斯坦某些地區的女人頭戴綴有硬幣的軟帽。這是女孩的嫁妝中珠寶的一部分，它們完全屬於新娘本人，她的丈夫不能動用。圖示頭飾中的大多數硬幣是奧斯曼帝國土耳其的帕拉，來自馬哈茂德一世（Mahmud I，1730—1754）至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統治時期。這個頭飾顯然有多位主人，她們每個人都為其增加了硬幣或其他裝飾，其中還包括類似日耳曼硬幣的計算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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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一組當代伊朗標有「好運」的青銅紀念品。在婚禮中作為吉祥物散發。


  我們對伊斯蘭地區貨幣的使用與功能瞭解多少呢？銅幣成為日常應用的基礎通貨，這是15世紀馬奎茲（Maqrizi）論述貨幣時強調的一點，他說：「青銅幣不用於購買貴重的物品，只用於地方的支付。」在其他地方，伊斯蘭世界的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與相應的購買力相差很大。例如，在11世紀的埃及，每個僕人可能每月掙一枚第納爾而一位法官能賺一百枚。當時的一第納爾可以買到一百千克小麥，而一件產自達米埃塔的昂貴繡花大衣價格可能高達一千第納爾。


  在某些特殊場合，例如賴買丹月即齋月結束時，統治者可能向百姓施捨硬幣。埃及法蒂瑪王朝時期，哈里發特別鑄造了一萬枚卡魯巴斯（kharubas）金幣（約與角豆樹籽等重的小金幣）頒發給國家公務員，頒發金幣的這一天被稱作小扁豆週四的宗教節日。現在的伊朗也會在婚禮上發放類似硬幣的籌碼（圖162），並經常在硬幣上打眼，串在婦女的衣服或頭飾上（圖161），它們的數量可能表明了這位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但是，它們也是婦女的個人財產，可以被隨意佩戴或賣掉。


  徵稅（主要是哈拉傑即土地稅）是伊斯蘭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使國家得以延續，國家財政的主要支出（至少在伊斯蘭早期）是軍餉。哈拉傑由稅吏徵收，稅吏可能按固定比例從其中取得一部分作為酬勞。中世紀時，哈拉傑一旦收齊就會被放在袋子裡封160存。歷史學家馬素迪（Mas』udi）記載了一則關於10世紀的伊斯法罕人抗稅的恐怖事件。官員將犯法者斬首，把首級封存在袋子裡，這樣殺雞儆猴可以有效地恐嚇其他人付清錢款。


  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國家，貿易都是財富的一種來源。政府可能以海港關稅的形式向商人徵收大筆錢財，15世紀20年代的也門就是如此，當拉蘇勒蘇丹納西爾對抵達亞丁港的遠洋船舶貨物徵收高額關稅時，商人們聯合反抗，並直接駛向吉達。在阿巴斯王朝時期，中國與伊斯蘭世界之間開闢了印度洋的長途海運，在波斯灣的重要港口城市西拉夫就出土了中國硬幣。出土的該時期的金銀為我們研究硬幣在貿易中的應用方式提供了參考。大約公元840年，阿曼內陸埋藏的西納（Sinaw）金銀中包括九百枚硬幣與硬幣殘片，其中最早的是6世紀撒撒尼硬幣。其他的硬幣主要是倭馬亞王朝與阿巴斯王朝迪拉姆，它們代表了從伊斯蘭世界到非洲北部及河中地區的五十九家鑄幣廠鑄造的硬幣。這些金銀可能是當地居民的儲蓄，或者更有可能是一位在印度洋貿易中謀利的商人的財產。出土的金銀財寶表明，因為高度統一的含銀量，伊斯蘭硬幣的流通範圍事實上不受限制，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幅超越國界的世界圖景。


  法蒂瑪王朝（公元909—1171年）統治時期，在一些主要的沿海城市之間，短途分段航海取代了長途航海。紅海取代波斯灣成為主要的貿易前站，然後是亞歷山大港及地中海，歐洲尤其是意大利的貿易商沿這條航線經商。法蒂瑪王朝首都福斯塔特(3)被稱為西方的寶庫、東方的商場。人們稱這一自由貿易時代為「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當時，無論何人只要有筆小錢都能經商發財。一份名為開羅藏經庫的著名的猶太—阿拉伯(4)文件——其中很多是11世紀貿易商的信件，展現了這個時期銀行與金融系統複雜的運行細節。當時，大量貿易可以使用國外匯票支付，由債券與交易的信用證來擔保——商人與政府官員都使用這一系統。伊本·郝克爾提到一筆交易，一張四萬兩千第納爾的本票從西吉爾馬薩（Sijilmasa）送到西非要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到達終點奧達果斯特（Audaghost）。11世紀的伊朗旅行家納西爾（Nasir—I Khusrau）稱，1052年，伊斯法罕有兩百位銀行家開辦的銀行在營業，巴格達等城市設有金融街，頗似現今在阿拉伯市場仍然存在的貨幣兌換商街道。私人與官方銀行並存，很多銀行世家是基督徒，或者信基督教的歐洲的猶太人，他們不必遵守穆斯林禁止放貸的宗教禁令。


  帝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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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銀幣，薩非王朝統治者國王太美斯普二世（Tahmasp II，1722—1732），鑄造於伊斯法罕（Isfahan，伊朗城市），回歷1142年（公元1729—1730年）。幣面上鐫刻著波斯文：「在這個世界上，太美斯普二世鑄造了一枚皇家硬幣，感謝安拉的慈悲。」1576年，伊朗硬幣上開始出現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伊朗首次在硬幣上使用波斯文始於阿拉伯—撒撒尼迪拉姆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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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穆斯林世界，約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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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拉林銀幣，伊朗薩非王朝統治者國王太美斯普一世（Tahmasp I，1524—1576）。硬幣是用彎曲的銀絲打上印記製成，起先鑄造於霍爾木茲（南部伊朗），是16世紀到18世紀印度洋貿易的通行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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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阿什拉夫金幣，奧斯曼帝國蘇丹「高尚的蘇萊曼」鑄造於塞爾維亞的錫德拉（Sidra Keysi）鑄幣廠，回歷926年（公元1519—1520年）。除了少數例外，這些硬幣上標明的年代均為蘇萊曼即位的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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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500皮阿斯特（piastren）(7)金幣，土耳其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馬吉德一世（Abd al—Mejid I，1839—1861），鑄造於君士坦丁堡的機械鑄幣廠。


  從16世紀開始，晚期伊斯蘭由三大王朝統治：印度莫臥兒帝國、伊朗薩非王朝和其繼任者以及土耳其與阿拉伯世界的奧斯曼帝國。


  薩非王朝（1501—1765）信仰伊斯蘭教的「什葉派」（圖163），相信十二位絕對正確的阿訇，他們中的最後一位是馬赫迪，他於公元875年失蹤，迄今人們仍然期望他回來。硬幣銘文中出現的阿訇的名字表達了他們的信仰。薩非王朝硬幣的另一個明顯特徵是伊薩瑪二世（1576—1578）統治時期幣面上再度出現了波斯語，自7世紀前改革銀幣以來阿拉伯語首次被波斯語所取代。貨幣單位用蒙古語中表示一萬的單詞托曼來表示——托曼原來是表示一萬第納爾的貨幣單位。硬幣主要包括阿什拉夫（ashrafi）金幣以及大量的夏希（shahi）銀幣，它們保留了1425年馬木路克在埃及所採用的威尼斯達克特硬幣鑄造標準。然而，金幣的鑄造斷斷續續，至少在16世紀早期主要作為贈品使用。根據到過伊朗的外國旅行者記載，伊朗非常依賴外國金幣，他們的金幣來自威尼斯的達克特，其中一些用於支付亞美尼亞商人出口的絲綢。1628年，帕希菲克（Pacifique de Provins）神父寫到：「亞美尼亞人得到金幣或畢阿士特後將其帶到鑄幣廠，鑄幣廠會支付小額利息。硬幣被蓋上象徵波斯的印記，國王從中獲益。」「國王的貨幣，」他補充到，「從來沒有離開波斯領地，從別處流入本土的硬幣通過稱重後才能被接受。」這一時期，外國金屬也通過波斯灣的阿巴斯港來到伊朗。1633年，一位英格蘭人記載：「伊朗人從外國人那裡收到的錢正是Rixx—dollars（可能是荷蘭的rijksdaalders）或者西班(5)牙的Ryals，他們馬上將其轉換成Abbasis。」Abbasis是價值4夏希的硬幣，起初以國王阿巴斯一世（1588—1629）的名義鑄造。


  正是同一時期出現了在16與17世紀普遍使用的印度洋貿易貨幣拉林（圖165）。它以伊朗城市拉爾來命名（儘管它似乎並非在拉爾鑄造）。將一根長銀線彎曲對折，然後用圓形或方形的鑄模來鑄造拉林。最早的貨幣樣品鑄造於薩非王朝（1524—1576）統治時期的霍爾木茲，當然，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印度與錫蘭也都生產貨幣。然而最有價值的，尤其為印度的珠寶商看重的，是薩非王朝的拉林，因為它含銀量高。進一步的貨幣發明出現在納迪爾·沙阿（1736—1747）統治時期的伊朗，他曾征服現今的印度北部與巴基斯坦，混合了伊朗與印度的貨幣系統。夏希硬幣現稱盧布，金幣的設計鑄造則基於莫臥兒的摩赫(6)。


  直到征服者穆罕默德統治時，遜尼派奧斯曼帝國王朝（1281—1924）才異軍突起，1453年從拜占庭手中奪取了君士坦丁堡。帝國的黃金時代始於16世紀蘇丹謝裡姆（1512—1520）統治時期，連年征戰影響力巨大並得到廣袤的領土，疆域包括埃及與巴爾幹，後又拓展到意大利、非洲北部、阿拉伯及奧斯曼帝國的首要對頭薩非王朝伊朗的領土。奧斯曼帝國貨幣系統高度複雜，在此僅做出簡要說明。價格與工資以稱為「akce」，以小額銀幣計算。例如，蘇萊曼的著名建築師錫南的日工資是五十五枚「akce」。當時，迪拉姆和面值為它的四分之一的manghir銅幣也在流通。主要的流通金幣阿什拉夫的設計鑄造仍然基於威尼斯的達克特（圖166）。蘇萊曼三世（1687—1691），qurush銀幣（來自德語單詞「groschen」，並且演化成「qirsh」，仍然是一個通用的面值詞彙）響應奧地利人的泰勒，壟斷了歐洲與東方的貿易。這些貨幣的需求量逐漸增長，奧斯曼帝國甚至開始用奧地利與荷蘭的硬幣作為硬幣模子。有趣的是，奧斯曼帝國硬幣上的銘文沒有任何宗教含義，上面銘刻的主要是蘇丹的封號，其中也有表示蘇萊曼的軍事征服的銘文，讀作「兩塊土地的蘇丹與兩片大洋的領主」。


  土耳其阿卜杜勒一世（1839—1861）統治時期，機鑄幣取代了手工幣（圖167），這是所謂坦齊馬特改組現代化項目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推行歐洲的法律與貨幣管理標準。1876年，伊朗德黑蘭建立了一家鑄幣廠專門生產機鑄幣。硬幣鑄造改革之後，奧斯曼帝國與卡扎爾王朝硬幣都保留了傳統外觀：大模具的銅幣正面是阿卜杜勒·阿齊茲（1861—1876）的書法組字花押，背面是鑄幣廠名與鑄幣日期。隨著20世紀殖民地的影響力增強，伊斯蘭各種硬幣也開始混雜使用。很多硬幣開始由西方商業化的鑄幣廠生產：摩洛哥的硬幣產於巴黎與柏林，南部也門各城市的硬幣產於伯明翰。南部的阿拉伯與海灣地區普遍採用了貿易硬幣瑪麗亞·特蕾西亞——這些硬幣是基於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需求發行的。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區一樣，銅鎳幣的使用也開始增多。幣面上的宗教標誌逐漸消失，面值範圍也在擴大。在硬幣上經常可以看到基督教日期而不是伊斯蘭時期，銘文也使用阿拉伯和羅馬兩種文字，禁止使用肖像的法令已成為過去——統治者的頭像出現在20世紀的硬幣上。


  直到19世紀中期伊斯蘭世界還沒有紙幣。19世紀50年代，奧斯曼帝國在土耳其及帝國其他省份發行了紙幣。伊朗緊隨其後於19世紀80年代晚期發行了鈔票。殖民地當局也發行了鈔票，並且，很多國家一旦獨立就開始發行獨立紙幣，儘管實際上紙幣經常在西方印製。伊斯蘭世界的現代貨幣仍然維繫著與傳統的聯繫：俊秀的阿拉伯書法，像富利、第納爾與迪拉姆一類的單詞經常出現在硬幣與鈔票上。鈔票以顯而易見的方式表明了伊斯蘭國家的獨立地位，以及伊斯蘭古老而重要的形象。但是他們後來就只有紙幣了：伊拉克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後，對科威特實施的禁令中包括禁止其通過英國德納羅公司印製紙幣。伊拉克隨後開始發行本國貨幣，儘管這意味著貨幣的品質與信用度的下降。


  --------------------


  (1) 指622年先知穆罕默德自麥加遷到麥地那以避迫害之事，伊斯蘭教紀元自此開始。第二代哈里發歐麥爾·伊本·哈塔布開始以遷居那一年的事件為穆斯林歷的起點，現在年份以希吉拉紀元「AH」（拉丁文Anno Hegirae的縮寫）來表示。——譯者


  (2) 伊斯蘭教早期檢察官。伍麥葉王朝初設此職，由哈里發委派檢察官到各省負責監督各地的行政、司法和檢察稅收等。阿拔斯王朝時期已形成官制，從中央到地方均設有專職的檢察官，負責監督、檢察教法實施、稅收、民事、社會公德及商貿等活動中有無違反教法、違反商業道德的行為，並報告沙裡亞法庭（即司法機關），視情節輕重按教法予以懲處。穆哈泰希卜由各地警察機關管轄，領取薪俸。——譯者


  (3) 老開羅城。——譯者


  (4) 一種用希伯來文字寫的阿拉伯方言。——譯者


  (5) 21/2盾或50斯圖維（stuiver）。——譯者


  (6) 印度舊金幣名，值15盧比。——譯者


  (7) 皮阿斯特仍為中東幾國的貨幣單位。——譯者


  5 印度與東南亞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普瑞茲小姐：塞西莉，我不在的時候，你讀《政治經濟學》吧，可以略過關於「盧布的衰落」的章節，它令人有些感動，那些有關金屬的問題也會有讓人感傷的一面。


  奧斯卡·王爾德，《認真的重要性》（1895），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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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印度共和國盧比鎳幣，1950年。正面是印度國徽以及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豎立的獅子柱頭；背面是用印度語與英語書寫的面值。盧比在19世紀曾是銀幣，但在1940年，其含銀量減少到原來的50%，1947年開始停止用白銀鑄造。1870年到1895年，白銀價值減半，導致奧斯卡·威爾德（Oscar Wilde）所說的「盧比的衰落」。印度的通貨基於盧比銀幣，這種程度的衰萎使其經濟損失慘重。


  印度與東南亞的貨幣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印度擁有獨立的貨幣，其影響力在印度北部的文化中根深蒂固。印度傳統受到伊朗、希臘—羅馬世界、伊斯蘭和歐洲殖民力量等很多外來因素的影響，但是它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顯著特徵。印度的貨幣流通到南亞地區，貨幣系統也傳播到了環繞印度共和國的地區，在某些特定時期還影響到了中部與東南亞的貨幣系統。


  現在的印度及其周邊國家中，流通的貨幣主要是硬幣和紙幣，事實上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一樣。印度與很多鄰國的貨幣面值基礎是盧比（一百派薩(1)）。盧比一詞本身是用英語表達的印度單詞「rupee」（意思是「銀幣」）（圖168）。這一地區其他國家使用的是同樣的面值系統。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保留了盧比的叫法，而其他國家給它起了地方名：阿富汗稱它為「afghani」，孟加拉共和國稱為「taka」，不丹稱為「ngultrum」，馬爾代夫稱為「rufiyaa」，緬甸則稱為「kyat」。盧比還是印度洋兩個島國毛里求斯與塞舌爾群島的標準貨幣，它還有一個版本叫做「rupiah」，現在在印度尼西亞流通。


  當代所有版本的有關盧比的故事都始於1835年，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印度領地貨幣流通而引進了新標準的盧比銀幣（圖169）。從16世紀開始，印度已經存在盧比面值，但是，它不是標準單位，改革後開始使用的盧比取代了之前在印度流通的三百多種花樣繁多的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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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盧比銀幣，英國東印度公司，1835年鑄造於加爾各答新鑄幣廠。這枚硬幣及其圖案由詹姆斯·普林塞普設計。正面是英國國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肖像；背面是用烏爾都語（Urdu）與英語書寫的面值。


  詹姆斯·普林塞普與印度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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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白銀紀念章，詹姆斯·普林塞普（1799—1840），皇家藝術學會威廉（William Wyon R.A.）設計，紀念英國總督與學者、印度貨幣歷史研究的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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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新鑄幣廠水彩畫，加爾各答，托馬斯·普林塞普作於1829年8月1日鑄幣廠開業後不久。新鑄幣廠的設計能力足夠為全印度生產貨幣。（倫敦，印度辦事處圖書館）


  我們的分析從19世紀早期印度卓越的英國總督家族開始（圖170）。最著名的家族成員詹姆斯·普林塞普親身參與了1835年東印度公司盧比硬幣的鑄造與發展過程，這種硬幣後來成為第一枚印度標準的硬幣，並發展成為現在眾所周知的盧比。詹姆斯的父親約翰·普林塞普是東印度公司保護下的加爾各答的靛青製造者，他將現代鑄幣機器引入了印度。他受到公司許可在靠近加爾各答的地方開辦了一家鑄幣廠，1780年開始鑄造銅幣。然後，他在1785年開始遊說公司允許他通過鑄造銀幣重組東部硬幣的幣制。他的建議並未被採納了，但是五十年後，他的兒子詹姆斯作為加爾各答鑄幣廠的鑄幣分析專家，在這一公司占統治地位的地區引入了西方的幣制。


  詹姆斯·普林塞普有效地重新設計印度幣制後一年，他的哥哥亨利，時為加爾各答總督的金融部門部長，後來成為加爾各答政府長官，也開始監管孟加拉銀行的管理。亨利幫助印度銀行保持獨立，抵制1836年在倫敦建立印度中央銀行的建議（圖172）。他繼續成為一家孟加拉銀行的政府指導者，後來成為董事會主席。普林塞普家族的其他三兄弟的工作也涉及銀行運營，其中兩位是董事，一位是律師。後來，銀行在1921年成為印度帝國銀行，1955年成為印度國家銀行。普林塞普家族所做的很多工作成就了如今印度的貨幣面貌。


  在南亞的貨幣史中，詹姆斯·普林塞普還扮演了其他角色。在鑄幣廠工作之餘，他的主要興趣是印度歷史。1819年詹姆斯·普林塞普到達印度時，印度早期大部分的歷史都是未知的。普林塞普通過譯釋兩種古代次大陸的語言——婆羅米文與佉盧文，掀起了古代印度歷史研究的革命（圖173）。通過閱讀婆羅米文，普林塞普發現了古代印度最重要的國王阿育王，他是公元前3世紀第一位佛陀的守護者；通過解釋佉盧文，他發現古代東希臘帝國的範圍，作為亞歷山大大帝的領導的繼任者統治著今天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與印度西北的疆土。這些發現使得普林塞普能夠開始編寫古代印度北部與西北部出土硬幣的編年史。南亞貨幣歷史的講述由此肇始。


  1832年，普林塞普開始研究古代印度硬幣時認為硬幣是從希臘流通到印度的。當他看到古代印度使用希臘風格硬幣，而且在他的時代，緬甸與中國開始採用歐洲風格的硬幣時，下結論說：「硬幣肯定是一種進步，它將前行，並且不斷向東前行。」翌年，他再次強調：「我懷疑，在亞歷山大（大帝）入侵之前，印度是否流通任何可以稱為硬幣的本土硬幣。」然而，1835年，斯泰西上校的硬幣收藏使他首次有機會細查很多稱為蓋印硬幣的硬幣（圖174h），他由此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他把這些新發現的硬幣和古代的佛陀社會聯繫在一起，推斷說：「古物收集者將毫不猶豫地把印度古幣學的最高級歸於這些失去光澤的銀子。」但是不確定「這些佛教團體的古老硬幣在達到佛陀紀元前走了多遠」，他估計是公元前5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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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100西卡（sicca）盧比紙幣，加爾各答孟加拉銀行，1824年12月24日，由「Perkins and Heath」在倫敦印製。銀行名稱與面值是用英語、印度語、孟加拉語與烏爾都語書寫的。這枚紙幣加蓋了「取消」印記，並且去掉了一角以防止再次發行。「西卡盧比」的意思是「新鑄的盧比」（不足兩年），高於舊硬幣的票面價值。舊硬幣價值的損失對東印度公司來說是個很大的問題。從1777年到1835年，加爾各答鑄幣廠在盧比上加印了蒙古帝王的統治時期，這樣一來，硬幣一旦用了兩年就不能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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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4德拉克馬銀幣，印度西北部希臘國王米南德一世（Menander I），公元前2世紀中期。正面為戴著頭盔的國王肖像和希臘銘文「米南德國王與救世主所有」；背面是希臘女神雅典娜肖像以及由希臘文翻譯成佉盧文的印度銘文。詹姆斯·普林塞普利用這種雙語硬幣破譯了古代西北部（現在的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用當地印度語書寫的佉盧文本。


  印度鑄幣溯源


  普林塞普為硬幣研究與觀察指明了新方向，許多傑出學者繼承了他的事業。這樣，這些硬幣被確認為最古老的印度硬幣，可以追溯到佛陀死後不久，現代學者認定為公元前400年左右。對蓋印硬幣和同時期的金銀設計發展的最新研究表明，它們可能開始於公元前4世紀早期亞歷山大到來之前的某一時刻。因此，最早的印度硬幣早於亞歷山大大帝對印度西北部的征服（公元前329—前325年）。但是，它們好像並非由希臘原型轉變而來，因為阿富汗出土的硬幣與公元前5和前4世紀的希臘鑄幣、當地仿製的希臘起源貨幣聯繫在一起。有人認為，最早的印度硬幣可能推至公元前8世紀，但是，看起來最好把它們解釋成通過阿切曼尼王朝到達印度的希臘


  印度硬幣的早期發展


  蓋印幣與鑄幣


  印度傳統中最早的硬幣製造於伊朗阿切曼尼王朝的東部省份。公元前5至前4世紀，發行於帝國西部省份的希臘與伊朗的硬幣流通區域遠達阿切曼尼王朝（現稱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領地。當地倣傚鑄造並流通這種硬幣。歷史學家認為，當地新發行的硬幣是打印幣，因為硬幣只有一面打印了圖像、文字等，而非由兩片印模鑄造。新硬幣從阿切曼尼王朝向印度北部流通。


  銀幣的發展


  阿切曼尼王朝東部最早的當地硬幣使用了希臘錢幣的壓鑄（die—striking）技術，但是採用了新設計。硬幣鑄造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是將圖案只置於一面，大面值有兩個印記，而小面值只有一個印記。恆河（Ganges）沿岸城市的早期硬幣模仿了這種技術，但是打印的數量與圖案略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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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a　喀布爾（Kabul）地區雙倍謝克爾銀幣，公元前4世紀早期。正面是花朵，背面是圓形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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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b　2謝克爾銀幣，犍陀羅（Gandhara），公元前4世紀早期，有兩個打印痕跡。這種硬幣背面沒有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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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c　1/2謝克爾銀幣，阿切曼尼王朝犍陀羅，公元前4世紀早期，有一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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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d-f　1、1/8與1/16卡薩帕納銀幣，恆河平原（可能是驕薩羅王國），公元前4世紀，分別有四個、兩個、一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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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g　卡薩帕納銀幣，恆河平原，公元前4世紀晚期，有四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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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h　卡薩帕納銀幣，孔雀帝國（Mauryan），公元前3世紀，有五個印記。


  銅鑄硬幣


  除打印硬幣之外，印度人還發明了一種在模子中鑄銅的新硬幣。硬幣的兩面都有很多符號。在後來的發行中，硬幣形成全面的設計，有些硬幣幣面上還增加了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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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i　孔雀帝國銅幣，公元前3世紀。幣面上有大象、太陽、月亮、萬字紋以及貨幣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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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j　孔雀帝國銅幣，公元前3世紀，在河流的符號上安排了同樣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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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k　孔雀帝國銅幣，公元前2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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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l　印度北方中部阿約提亞城（Ayodhya）銅幣，公元前1世紀，有婆羅米文銘文西瓦達塔薩（Shivadattasa，阿約提亞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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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m　考夏姆比（Kausambi）城銅幣，印度北方中部，公元前1世紀，有婆羅米文銘文薩德瓦薩（Sadevasa，考夏姆比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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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n　印度中部城市埃蘭（Eran）發行的銅幣，公元前1世紀，有五個沖壓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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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o　單沖壓符號銅幣，烏賈因城（Ujjain），印度中部，公元前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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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p　印度西北部城市塔克希拉（Taxila）單面沖壓符號銅幣，公元前2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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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g　印度南部，潘地亞王國（Pandya）單面沖壓符號銅幣，公元前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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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大夏，犍陀羅與印度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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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浮雕描繪了富商給孤獨（Anathapindika）的故事，他購買了祇園寺作為釋迦牟尼及其弟子的庇護所。祇園寺的售價是以鋪滿花園的硬幣數量來衡量的。浮雕來自印度北部的佛教紀念碑窣堵波。硬幣酷似孔雀帝國晚期的沖壓印銀幣。（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


  鑄造銅幣沖壓標誌


  在停止發行沖壓標誌銀幣之後，某些地區發行了帶有沖壓標誌的銅幣。鑄幣的進一步的發展，是使用單一的沖印，幣面上包括所有符號。公元前1世紀，硬幣已經流通到印度南部與斯里蘭卡。模型的變種，在亞歷山大入侵之前，阿切曼尼王朝統治著古代阿富汗與巴基斯坦。


  硬幣本身是小塊碎銀（大多數重約3.3克，但是範圍從0.2克到11.5克）（圖174），幣面有一到五個印記，其中一些印記可能代表動物（公牛、大象、海龜），植物（棕櫚樹、無花果樹），宗教符號（聖山，太陽輪神的徽章），以及日常用品（犁、罐子、稱）。還有一些人物形象，他們可能是印度神祇（克利須那、巴拉茹阿瑪、卡提凱亞），但是，大多數符號是沒有明確涵義的幾何圖案。


  兩種因素使這些複製品可以被視為流通硬幣：它們遵循上文提及的特別的重量標準，應用的印記也遵循常規生產系統的事實。普林塞普本人注意到，他看到的每枚硬幣上都有太陽符號。出土的印記硬幣金銀窖藏中（圖174h），偶爾包括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西北部希臘王國的硬幣，這表明它們是被當做金錢來使用的鑄幣。


  阿富汗北部古希臘城市所在地阿伊哈努姆的挖掘表明，白銀標記幣叫做卡薩帕納（karshapana，來自希臘語kasapana）。在宮廷寶庫的遺址發現了大量這種硬幣，包括希臘國王阿加托克利斯（約公元前180年）硬幣。公元前140年左右，寶庫遭到中亞入侵者的破壞。在同一寶庫中，發現了雕刻著希臘語的曾經裝載卡薩帕納的罐子的殘片。同一個單詞也用於古代印度文學的貨幣單位。最早見於語法學家帕尼尼公元前4世紀的著作，其中提到卡薩帕納是購買的價值單位。通常上溯到4世紀早期也包含晚期的政治學著作《政事論》(2)中，所有的貨幣價值都用帕納（pana）表示，公元前3世紀到1世紀的佛教寓言到也經常提到一種稱為卡哈帕納（kahapana）的貨幣單位。


  最早使用打擊符號硬幣的證明來自公元前2世紀刻在印度北部靠近阿拉哈巴德的毘盧佛教紀念碑上的浮雕（圖176）。浮雕上描繪的是人們在公園的地面上鋪滿用牛車運來的打擊符號硬幣的情景。這可能講述了富商給孤獨（Anathapindika）的故事，他購買了位於捨衛城（Sravasti）的祇園寺作為釋迦牟尼及其弟子的庇護所。


  然而，文學藝術所提供的證據與現存的硬幣之間存在差異。《政事論》提到1/2、1/4和1/8帕納，而3.3克小面值的卡薩帕納只有1/16帕納。早期的佛經片斷也提到金卡薩帕納，但是，直到公元1世紀之前印度都沒有使用任何金幣。卡薩帕納開始極有可能是重量單位而非等重的硬幣，並且文獻提到貴金屬不合時宜地在使用硬幣的世界以重量單位的金屬塊流通。


  來自西北地區的進一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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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銅幣，發行者不明。鑄造於公元前2世紀，白沙瓦（Peshawar）與喀布爾地區。正面是一頭大象以及小山丘；背面是獅子、小山丘以及十字架。儘管幣面的設計圖像是印度的，但描繪動物的手法卻是希臘的傳統手法，硬幣鑄造使用了希臘鑄幣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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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4德拉克馬銀幣，印度北部西徐亞國王阿澤斯一世（Azes I），公元前1世紀中期。正面是騎著馬、手持長矛的國王肖像；背面是希臘神宙斯肖像，肖像周圍環繞著表示鑄幣廠名稱的希臘與佉盧文字母組合。希臘與佉盧文銘文說明這枚硬幣歸「偉大的萬王之王阿澤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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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大夏與印度貴霜國王迦膩色迦一世（Kanishka I）金幣，公元2世紀早期。正面是國王肖像，肖像周圍環繞著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大夏銘文：「萬王之王，迦膩色迦，貴霜。」背面是貴霜樣式的伊朗太陽神密特拉神（Mithra）肖像，肖像周圍環繞著皇家徽章與大夏文名字「Miiro」。貴霜人使得希臘傳統的貨幣流通到中亞與印度北部。這枚硬幣的鑄造技術與整體構成是希臘式的，但是，其設計還反映出了伊朗文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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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印度西北方匈奴皇帝大族王（Mihiragula），德拉克馬銀幣，公元6世紀早期。這枚撒撒尼風格的硬幣正中是國王肖像，肖像周圍環繞著印度神濕婆（Shiva）的三叉戟與牛立柱，銘文用婆羅米文書寫：「勝利之王大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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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印度笈多王朝國王沙摩陀羅笈多（Samudragupta），第納爾金幣，約335—370年。正面描繪的是國王在印度神毗濕奴（Vishnu）的揭路荼立柱前的小祭壇獻祭的情景。在國王舉起的胳臂下面是他的名字，用婆羅米文書寫；背面是頭戴皇冠的印度女神Shri肖像以及國王的另外一個婆羅米文尊號。這枚硬幣使用了貴霜人的鑄幣設計，但是，印度風格與徽記是笈多王朝硬幣的典型創新。


  [image:  ]


  182　盧比銀幣，印度南部法國本地治裡（Pondicherry）據點，以莫臥兒（Mughal）國王阿拉姆二世的名義發行，回歷1219年（公元1804年）。儘管在本地治裡鑄造，但硬幣上的鑄造場名稱是莫臥兒地區阿爾科特（Arcot）。新月符號代表本地治裡鑄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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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詹姆斯·普林塞普的《英屬印度實用硬幣、重量與度量圖表》（Useful Tables illustrative of the Coins，Weights and Measures of British India），加爾各答，1834年至1836年版插圖，展示了當時印度硬幣上作為鑄幣廠標誌使用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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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盧比銀幣，阿瓦德土邦（kingdom of Awadh），以莫臥兒國王阿拉姆二世的名義鑄造，回歷1226年（公元1811—1812年），「26年」（固定日期）。硬幣正面是勒克瑙（Lucknow）鑄幣廠的標誌——魚、麥穗、星星與旗幟符號（普林塞普標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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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科塔州（Kotah）盧比銀幣，以莫臥兒國王阿克巴二世的名義鑄造，回歷1245年（公元1829—1830年），「24年」。硬幣背面是科塔市鑄幣廠的標誌——樹木（普林塞普標號57）與葉子（普林塞普標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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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印度，約17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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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莫臥兒小畫像，描繪了印度鑄幣廠景象，17或18世紀。兩位鑄幣者正用傳統方式鑄幣。一人握著衝擊模，另一人準備用錘子敲擊。鑄好的硬幣堆在地板上，毛坯放在盤子裡準備鑄造。兩個官員檢查硬幣的重量，隨從們握著錢袋子或者將它們放到箱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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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英國東印度公司1/2安那（anna）銅幣，孟加拉，1781年，約翰·普林塞普鑄造於距離加爾各答35公里的鑄幣廠法爾他（Falta）。銘文說明它鑄造於回歷1195年（公元1780—1781年），國王阿拉姆二世，「 22年」。這種硬幣是法定貨幣，相當於1/32盧比銀幣或者160枚珠貝，但是，由於無法與當地流通的珠貝競爭，於1784年停止生產。


  不管如何確定早期印度硬幣的年代和形態，從亞歷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0年入侵印度西北部開始，直到今天，來自西方的硬幣傳統仍然影響著印度的貨幣歷史。從大約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世紀早期，希臘國王統治著次大陸西北地區。起初，希臘王國發行雙面鋼模鑄幣，後來，亞歷山大大帝的繼任者開始在希臘的其他地區發行體現獨特的希臘鑄幣設計風格及鑄造技術的硬幣。從大約公元前190年起，希臘人開始發行適用於買賣非希臘物品的硬幣，這種硬幣從印度庫什推進到東南的阿富汗北部與印度西北部。他們在硬幣上增加了印度文銘文，採用了與打擊記號幣差不多的面值。他們還發行了方形硬幣，這種形狀也與打擊記號幣類似。


  公元前2世紀晚期印度北方和公元1世紀印度南方的印度硬幣發行者們開始模仿改造過的希臘硬幣圖案與鑄幣技術（圖177）。在某些情況下，只借用了希臘硬幣鑄模鍛造技術，在其他情況下，也採用了希臘語銘文和希臘風格的形象藝術。公元前2至前1世紀，基於打印符號幣的硬幣設計發生了地方性改變，沒有沿著希臘鑄幣技術或造型藝術的方向發展。一些印度硬幣已經有銘文，但是，儘管它們的印記不同，也還是一成不變地採用直線書寫，而用在希臘與希臘風格的硬幣上的希臘語與印度語銘文形成圖案周邊的圓圈。例如，10世紀時，硬幣的叫法仍然是來自希臘語德拉克馬的印度詞彙德拉馬或者德馬。


  西北地區的希臘統治最終分崩離析，但是，這並沒有終結希臘鑄幣傳統對南亞的影響。源源不斷的遊牧武士民族踐踏著希臘王國，他們穿過印度庫什，控制了這一地區富饒的河流與平原。他們各自都改造了希臘的傳統硬幣，有些還從伊朗與羅馬帝國硬幣風格中獲得了新鮮的靈感。每個民族的貨幣倣傚——西徐亞人（公元前1世紀—公元1世紀）（圖178）、安息人（公元1世紀）、貴霜人（公元1—4世紀）、匈奴（公元4—6世紀）及土耳其人（公元6—9世紀）（圖179、180）——都影響了印度。貴霜與匈奴受到西方的影響，那時伊朗撒撒尼國王征服了西北地區的部分領土，像遊牧民族一樣，撒撒尼的發行圖案也取材於希臘硬幣傳統。在同一時期，來自羅馬埃及與敘利亞的商人將金銀鑄幣帶到印度西部和南部以及斯里蘭卡。在一些地區，這些硬幣作為當地通貨流通，補充或者排擠了地方硬幣。考古發現，公元1世紀的羅馬硬幣和印記幣堆放在了一起。印度北方笈多王朝時期（公元4—6世紀）的標準金幣名稱第納爾取自與其具有相同詞義的羅馬狄那裡奧雷銀幣（圖181、196、197）。


  笈多王朝第納爾硬幣的影響力證明了通過與西方接觸，印度硬幣吸收並豐富了自身的鑄幣系統。古普塔人金幣的應用借鑒了它們的西部鄰邦——統治阿富汗、巴基斯坦與印度西北部前希臘領土的貴霜國王。正面的國王立像與背面的女神座像（圖181）圖案有著同一來源，但是，印度藝術家根據自己的雕塑風格重新塑造了這些形象。銘文的鐫刻使用了印度語中的婆羅米文，但是與貴霜硬幣上希臘銘文的位置一模一樣。國王旁邊是一根直立支柱，頂部站著印度人面鳥神揭路荼(3)，這些象徵符號用於公元前1世紀的印度硬幣。貴霜硬幣的圖案有著三種不同的來源，正面環繞的銘文可以追溯到西北的希臘硬幣；國王的立像來自伊朗硬幣，背面女神的座像令人想起羅馬帝國早期的金銀幣。貴霜人使用金幣的想法極有可能來自通過貿易到達該地區的羅馬金幣。


  很多基於打印幣的印度傳統元素屢經變化而流傳下來，但是，它們不斷改制。最持久的元素是符號的應用與方形形狀（圖182—185），直到19世紀仍然能夠在印度本土硬幣上見到它們。這一時期使用的符號對缺乏經驗的人來說就像古老打印幣上使用的標記一樣莫名其妙。我們不太清楚早期打印記號的確切含義，但是有關19世紀的符號我們可以再次從詹姆斯·普林塞普那裡找到答案。普林塞普遠見卓識，記錄了他所處時代的125種不同的流通硬幣使用的符號，而且鑒定了與它們相關的鑄幣廠。


  除了希臘與印度傳統對印度貨幣產生持續不斷的影響之外，我們再簡要回顧伊斯蘭傳統對其產生的影響，它們截然不同卻源自共同的西方祖先。1835年改革之前，不論是莫臥爾帝王、當地的國王還是法國與不列顛屬地發行的硬幣（圖187），大多數印度北部流通的硬幣都主要是模仿標有波斯語銘文的伊斯蘭硬幣。16世紀，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4)與帖木兒的後裔莫臥爾人從西北部侵入印度，帶來了波斯語，但是，早在印度北部臣服於伊斯蘭統治者之前，阿富汗廓爾的統治者本·薩姆（1173—1206）就已將印度西部置於伊斯蘭統治之下，開始使用有阿拉伯圖案的伊斯蘭硬幣，並將其嫁接到地方的面值系統中。


  伊斯蘭傳統對南亞貨幣影響深遠。在印度最南部與斯里蘭卡一直持續沿用傳統的印度設計，直到其最終被歐洲帝國發行的硬幣類型所取代：葡萄牙、不列顛、荷蘭（圖186）、法蘭西與丹麥硬幣在印度南部發行，葡萄牙、荷蘭與不列顛硬幣在斯里蘭卡發行。印度其他地區受歐洲貨幣的影響較少，經過漫長的時間才產生了一些影響，顯然，歐洲人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貨幣系統以適應地方的標準。


  16世紀晚期，最早在印度發行貨幣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但是，他們採用莫臥兒系統，在印度西部的葡萄牙定居點果阿發行盧比銀幣與派薩(5)銅幣，硬幣上盾形紋章與代表國王與聖人的皇冠設計源於歐洲。葡萄牙也在其他殖民地以及斯里蘭卡發行了類似硬幣，但是，他們無意讓這種硬幣在定居點之外流通，所以對印度貨幣的影響甚微。17世紀，英國人試圖遵循同一模式，發行同樣面值的硬幣但使用歐洲的圖案——例如皇冠、紋章與東印度公司的徽章。但是，這些貨幣流動量極其有限，隨著英國對印度統治的加強，公司發行莫臥兒圖樣的貨幣勢在必行。直到普林塞普改革之前，公司不斷發行莫臥兒風格的貨幣。例如，他的父親約翰·普林塞普以莫臥兒帝國皇帝沙·阿拉姆二世（1759—1806）的名義鑄造了硬幣（圖188）。莫臥兒帝國建立的伊斯蘭傳統普及而悠久，以至於英國人為了維持成功的幣制不得不將其納入貨幣系統中。


  貨幣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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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91　德拉克馬銀幣，撒撒尼國王Piruz，公元450—484年。（下圖）兩枚印度仿製的硬幣，有卑路斯（Piruz）肖像風格。古吉拉特國王查路克亞德拉克馬，7到8世紀（左圖），沒有銘文。8世紀印度北方中部國王波羅提訶羅德拉克馬（右圖）在硬幣上加上用那格利（Nagari）文書寫的印度神毗濕奴的尊稱「Sri Vigraha」。起初，匈奴人把卑路斯硬幣帶到印度。直到13世紀，印度西部當地的統治者都在製造帶有卑路斯肖像風格的硬幣。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大規模採用莫臥兒系統並非意味著確定東印度公司發行貨幣的權威性。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現代國家的概念，每個國家都會適當地對硬幣與紙幣進行設計，以表明本國的貨幣發行權。但是，19世紀早期的印度卻並非如此，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公司貨幣與主權國家不同，由私營廠商製造，英國政府發行，通過政府貿易公司的代理機構在印度流通。第二，在這一時期，莫臥兒帝國已經四分五裂，淪為外國的殖民地與君主國家，國王不再控制鑄幣。然而，為了硬幣在大多數地區的可接受性，硬幣仍然帶有時任莫臥兒皇帝沙·阿拉姆二世的名字。硬幣的國家屬性不同，但都有莫臥兒國王的名字。政權與貨幣設計的關係與我們的期望顯著不同。第三，硬幣的流通與使用不受莫臥兒國王與實際發行者的控制，但在當地的貨幣兌換商的掌握下。這些重要的商人專門買賣硬幣，規範貨幣的使用和事實上的支付。1870年，當約翰·普林塞普開始製造硬幣時，僅在孟加拉估計就有三萬到四萬錢幣兌換商工作。進行大額交易時，他們需要檢查每枚硬幣，確認其產地與發行時間，決定各種貨幣的折損率，如果硬幣磨損，他們的損失會更多。硬幣未經兌換商檢查難以流通。這是1833年詹姆斯·普林塞普提出改革時強調的主要問題之一。使用以沙·阿拉姆二世的前任名義發行的舊幣時只能打折，因為硬幣折耗經常超過10%。


  約翰與詹姆斯·普林塞普試圖將對貨幣系統的控制權從本地的錢幣兌換商轉移到公司。而且，在君主國家的鑄幣廠，商人應邀從當地統治者那裡購買貨幣鑄造權，而他們製造的很多貨幣又都來自經他們授權的其他商人。經營鑄幣廠的商人經常自由地調整他們鑄造的盧比的含銀量與重量標準，以適應市場需求。這種調整是詹姆斯·普林塞普記錄的三百種盧比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16世紀，早期的莫臥兒皇帝開始發行貨幣時，對國家在鑄幣中的角色採取了不同的態度。身為伊斯蘭的統治者，他們將貨幣發行視為政權的重要標誌。傳統上，兩個事件標誌著一位新的伊斯蘭統治者的即位：第一，呼圖白（khutba），在每週五清真寺的公共祈禱文中包含他的名字；第二，貨幣鑄造權（sikka），有權發行貨幣並將自己的名字置於其上。這樣，伊斯蘭的傳統大體上與19世紀英國貨幣設計的政治含義相同。1835年詹姆斯·普林塞普的新式盧比硬幣鮮明地刻畫了英王威廉四世的姓名與肖像，後來，1840年的盧比硬幣上維多利亞女王取而代之。


  從貨幣本身可以看到，印度傳統觀念中並沒有將貨幣發行作為皇家權力的一種表現。顯然，在印度，貨幣並不能表明發行機構的主體，這導致印度貨幣不像伊斯蘭與西方傳統中一樣作為國家權力的符號。相反的，貨幣通貨經常受到其本身重組而非國家或統治者的權威保證。8世紀到10世紀印度北部極好地證明了這種硬幣設計的古怪的非政治態度。


  當時印度西部主要的硬幣是來歷不明的德拉馬（圖189），設計模仿了伊朗撒撒尼國王（公元459—484年）時期的德拉克馬銀幣。硬幣造型簡潔，正面是粗糙的國王頭像，背面是同樣粗糙的瑣羅亞斯德教火祭壇，取消了原來的波斯銘文，也沒有標明發行者。當地的石刻證明，古吉拉特國王擁有一座鑄幣廠，因此可能是這些硬幣的發行者（圖190），但是，他顯然對自己在硬幣上的形象並不在意。


  從石刻中知道，查路克亞（Chaulukyas）的東北部鄰國、統治了印度北方中部的波羅提訶羅（Pratihara）王國也發行了硬幣（圖191）。現代研究將其硬幣歸為另一種撒撒尼硬幣卑路斯的仿製品。這些硬幣明顯不同於西部印度的樣式，因為只有波羅提訶羅王國出土，而且銘文是印度的神衹而非與國王本人有關的文字。


  印度最著名的王朝之一帕拉帝國統治著東部更遠的比哈爾與孟加拉地區，這個富庶的地區藝術與宗教繁榮，但迄今為止仍未發現其國王發行的貨幣。從7到11世紀，帕拉帝國可能確實沒有貨幣，但他們應該注意到了使用硬幣的可能性，因為這一時期該地區的石刻中經常提及貨幣的數量，在與波羅提訶羅接壤的西部邊境及與緬甸接壤的東部地區都有貨幣流通，但是那裡仍然沒有發行貨幣。顯然，他們發明了各種因地制宜的貨幣系統，例如，用金粉與瑪瑙貝（印度語：kauri）進行支付。


  1205年，伊斯蘭國王穆罕默德·本·山姆率軍打仗並將金銀幣帶回這一地區。在東部，他的伊斯蘭繼任者持續發行傳統的帶有阿拉伯名字的貨幣，但是，本地仍優先使用瑪瑙作為零錢。這一地區發行的低值銀幣很少，甚至在約翰·普林塞普改革的1780年，瑪瑙作為硬幣使用仍然非常普遍。加爾各答管理局新幣發行的公告上說明了瑪瑙幣的當量，5120枚瑪瑙等於1盧比。


  中世紀以前，印度對伊斯蘭的貨幣鑄造權與歐洲皇家鑄幣特權的概念與實踐都很陌生。但是這並不同於更早的年代，《政事論》是古代印度唯一說明國家與貨幣關係的文本，它是一部關於公共管理的論著，手稿來自阿育王的祖父（約公元前310—前285年）旃陀羅笈多的首相考底利耶，但是，成書可能是在幾百年之後。它成為古印度政治態度的珍貴來源。它表明，當時的國王出於自身的利益，對硬幣與貨幣系統很感興趣。


  《政事論》的作者認為，貨幣是國家保證建立穩定的政府收入的工具。國王應當指派一名官員，根據官方的重量與質量標準鑄幣，另外一名官員確保硬幣正當使用。第二名官員可以授權他人支付一定的費用來製造硬幣。文本中清楚地表明，貨幣的功能主要體現在貿易與國家收入中，官員需要保證國王的收入正常。收入意味著來自國家官員作為壟斷者的獲利以及外國商人支付的稅費。國家收入可能包括貿易收益、土地稅與罰金。根據《政事論》，國王只有通過控制軍隊、官員與國庫來實施統治。只有這樣，他的國庫才能充足，支付軍隊與官員。從總司令到首相直到間諜與僕人以及士兵與官員，所有人的工資都由國家來規定，國家的每位官員都有權懲治侵佔國庫收入的行為。「由此保證國家財政收支平衡，不會受到國庫與軍隊的影響。」（《政事論》，5.4.45）


  《政事論》的作者認為，貨幣主要作為國家保證完善與穩定的政府的工具是正確的，他將自己的觀點與一些公共管理學者更加唯利是圖的觀點進行了比較：


  「在對財物的侵犯與軀體的傷害之間，財物的侵犯危害更嚴重，」 帕拉沙拉（Parashara）的門徒們說，「精神的財富與快樂植根於金錢，世界由金錢維繫，對它的毀滅是極大的罪惡。」


  「不，」考底利耶說，「就算是一大筆錢，也沒有人願意為此丟掉性命。」


  《政事論》，8.3.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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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浮雕，描繪的是印度理想化的國王，或是轉輪王，他是國家繁榮的源泉，可使硬幣從天而降。國王右側的硬幣被雕刻成方形、圓形與三角形，反映了不同的衝擊幣的形狀。這塊嵌板來自印度南方佛教紀念碑阿默拉沃蒂舍利塔（Strupa），公元2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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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95　德拉克馬銀幣，旁遮普邦的希臘國王阿波羅多特斯二世（Apollodotus II），公元前1世紀。兩枚印度德拉克馬幣倣傚了印度—希臘設計。印度西部恰卡總督（Shaka Satrap）Jivadaman德拉克馬，公元197—198年（左圖）保留了希臘銘文的外觀，但是沒有含義。印度笈多王朝國王旃陀羅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II，公元376—414年）（右圖），簡單地倣傚了希臘原型的古波斯（satrapal）版本。公元8世紀，遮普邦國王們仍然鑄造、使用有這種肖像的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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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沙摩陀羅笈多第納爾金幣，印度笈多王朝，約公元335年—370年，描繪了國王刺殺老虎的情景。表現了國王的全能與強大，銘文表明他「像猛虎一樣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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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沙摩陀羅笈多第納爾金幣，圖案為拴著的馬匹。笈多王朝復興了古代印度的宗教儀式，由此將國王確定為轉輪王。解開馬，任其漫遊一年。所到之處，都成為國王的領土。到年終歲尾，再用這匹馬獻祭。獻給主持祭祀的祭司婆羅門的黃金祭品達克希納（dakshina），可能就是圖示的這種硬幣。梵文還表明了沙摩陀羅笈多的轉輪王地位：「萬王之王，勢不可擋，保佑大地，戰勝蒼天。」


  這種對貨幣的理解與古印度英明的國王應當富可敵國，把繁榮帶給臣民的理念密切相關。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的佛教神廟阿默拉沃蒂的浮雕（公元1—2世紀）表達了國王與貨幣之間存在密切聯繫的理念（圖192）。它描述了至高無上的國王、理想化的世界統治者轉輪王向他的臣民們撒發錢財的情景。


  在《政事論》寫作時期鑄造的打印幣上，這種國王與貨幣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然而，後來印度西部的剎多羅波（Kshatrapas）和薩塔瓦哈那（Satavahanas）仿造希臘硬幣，在德拉馬硬幣上（公元1—4世紀）使用皇家肖像。他們帶有傳統符號設計的貨幣採用了希臘邊緣銘刻國王姓名與尊號的作法。印度北部的笈多王朝國王（公元4—6世紀）入侵剎多羅波並佔領了印度西部，發行了模仿剎多羅波的希臘風格德拉馬銀幣（圖193—195）。他們在自己的領土上發行了反映希臘與羅馬對待皇家鑄幣態度的硬幣。他們的金幣模仿了西北部貴霜國王發行的硬幣，體現了古代印度藝術保留下來的最輝煌的古老印度王風格，表現了國王形象的千姿百態（圖196），但總能辨別出硬幣上是配有銘文的轉輪王。在一枚硬幣上，拴著的馬匹取代了國王，馬是印度國王追求轉輪王地位的獻祭品（圖197）。這些硬幣上的肖像讓我們在考查古印度貨幣與幣制的意義時發現了宗教的重要性。


  貨幣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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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祈願存款與四枚銅幣，來自索納拉（Sonala Pind）舍利塔，旁遮普邦（現位於巴基斯坦）瑪尼克雅拉（Manikyala）的佛教聖地，公元1世紀晚期。佛骨匣狀如舍利塔，內有一隻帶塞子的小水晶瓶、一片寫有銘文的金箔、四粒精緻的念珠、一枚銀幣與一隻銅環——七樣珍貴的東西規則地與遺物（此處是一塊小骨頭）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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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佛教神半支迦（Panchika）與訶梨帝母的雕像，他們腳踏錢袋。在半支迦的肩上，一位隨從交上一袋錢。雕像原本是塔克特依巴依塔（當代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公元2—3世紀。希臘人在此居住，這些神可能是商業之神赫耳墨斯和幸運女神堤喀，而在貴霜硬幣上將他們稱為索羅亞斯德教的皇家幸運神發羅（Pharro）與阿道克狩（Ardochsho）(6)。


  有種說法認為，笈多王朝鑄造金幣的主要原因是為國王舉行與轉輪王地位相符的宗教儀式。印度國王為了能夠進行馬祭與其他祭禮，確認自己世界統治者的地位，不得不向主持祭典的婆羅門祭司支付大量錢財。印度宗教的傳統文獻《吠陀經》中記載了國王如何向祭司支付黃金。可能這並非金幣發行背後的動力，但是，它清楚地表明，國王發行貨幣並非為了方便臣民。印度北部很少發行日常應用的貨幣，銅幣比罕見的金幣更為稀少。


  吠陀文本記載的國王付給祭司的黃金是印度金屬貨幣的最早證據，顯然，它早期出現的背景是宗教性的、社會性的，而非商業性的或出於政治目的。這些保存到公元1000年的片斷口口相傳，起源年代撲朔迷離，但是，通常認為著於公元前2000年晚期到1000年早期，文體與同時代的伊朗的《阿維斯陀經》相差無幾。


  吠陀文本中記載的黃金沒有固定形狀，與尼什卡頸飾形狀不同。典型的支付方式是皇家賜給詩人祭司一百到四萬尼什卡。《吠陀經》與《摩奴法典》等晚期的法律文本提到使用牛支付與估價，這種習慣類似《阿維斯陀經》與早期的希臘及羅馬的文獻記載中的情形。可以只用牛或者用尼什卡與牛一起向祭司支付費用。考古學不能證實這種活動，文獻沒有精確記載尼什卡的形式，以及如何使它們區別於印度北部史前罕見的黃金首飾。


  尼什卡這種金幣單位在《本生經》中作為大金幣(7)重新出現。其宗教文本編於公元前4世紀至前1世紀，詳述了佛陀早期生活傳說。大金幣可能用於學費或者贖金，但是尚未用於商業交易。原因可能是文本本身以偏概全並未講解貨幣在古代印度的實際應用。然而，它說明了印度社會中非經濟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與社會道德）的重要性，這些因素決定了貨幣的用途。


  貨幣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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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一張印遞（一種本土的匯票），要求支付300盧比，19世紀晚期一位孟買商人開具，帶有1安那（1盧比的1/16）維多利亞女王印花稅票。


  《本生經》中提到的多數貨幣支付包括宗教與社會支付，其中提到的二十例商品購買表明在公元前2世紀，市場交易逐漸普遍。古代印度宗教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如何？公元1世紀印度西部剎多羅波領地的一則故事提供了幾條線索。在兩塊納西克的石刻上記載，剎多羅波國王納赫巴納（約公元40—78年）駙馬薩巴達塔（Rsabhadatta）向某僧團捐贈了一座窯洞，並且花了四千卡薩帕納買了一塊地，利用土地出產的食物供養僧團。他還為救濟僧團捐贈了兩千卡薩帕納。貨幣儲存在哥瓦爾丹城織布工人協會中，他每月付1%的利息為僧侶們購買衣服。這個故事可能暗示，古印度宗教與貨幣之間的關係不像在伊斯蘭與基督教世界中那樣緊張。


  其中一條碑銘還記錄了薩巴達塔向祭司支付三千頭牛用於戰後的滌罪儀式。用牛支付並不特別，因為古代的印度統治者熱衷於維持《吠陀經》記載的古代傳統。單詞dakshina仍然用於印度，表示在宗教儀式中付給祭司的費用，它最初的意思是「左邊的牛」，也就是為祭司準備的牛。


  《本生經》中的買賣記錄與薩巴達塔複雜的存款與利息安排說明，古代印度的主要商業活動可能通過貨幣進行。貿易也影響著貨幣活動的複雜性的發展。例如，《庫拉卡本生經》（Cullaka-Setthi Jataka）故事講到，貨幣已經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其活動範圍可能包括貨幣支付和其他支付。它講述了一位年輕人白手起家，發財致富。起初，他撿到一隻死老鼠，賣給一家養貓的酒館，得到一枚銅幣；他用這枚硬幣買了糖蜜，製成甜水換取採花人的花朵；接著他把花賣掉，並繼續重複買賣直到擁有八枚卡薩帕納。他的另一項投資是向孩子們支付蜜糖，讓他們打柴，把木柴賣給陶匠得到十六卡薩帕納和一些陶器。他又回去賣水，這次賣給割草人，得到一大捆草，然後又將其作為飼料賣給馬販子，得到一千卡薩帕納。現在他的買賣規模很大，他花了八卡薩帕納雇了一輛車到港口，貸款購買了剛剛抵達海港的輪船上的一批貨，商人們不得不通過年輕人來買貨，這樣，年輕人賺取了二十萬卡薩帕納。


  這則寓言是佛陀本人講述的，記載在《本生經》中，清楚地表明佛陀贊同年輕人的行為：「在最卑賤的起點上，利用微不足道的資本，窮人也可以發財。」然而，這表明了佛教對金錢和財富的態度的轉變。在最早的僧團教材《戒律》中，佛陀教育強烈譴責任何團體成員的買賣行為，以及賺取價值超過1/4卡薩帕納的金銀。


  結果，另一派印度宗教信徒顯然遵守了佛陀的教誨，佛陀大雄的信徒耆那教徒相當於承擔了印度銀行家的角色。從12世紀起，富裕的耆那教徒銀行家的功績顯著。放貸之餘，他們也是生意上的行家，扮演了普林塞普時代控制貨幣的兌換商的角色。14世紀，德裡的蘇丹依賴其耆那教徒銀行家為遠方軍隊籌集軍餉。連續三位蘇丹聘任耆那教徒貨幣交易商塔庫拉·佩魯（Thakkura Pheru）為鑄幣廠廠長，1318年，他對北印度所有流通硬幣的估價記錄保存至今。


  莫臥爾早期的耆那教徒商人達斯（生於1586年）的傳記記載了如何使用塔庫拉·佩魯編輯的信息。達斯的父親還是八歲的孩子時就被送到學校學習「檢驗金銀等貴金屬雜質的技術。他熟練地區分良幣與劣幣，有效地為家族的貨幣借貸生意開具賬單」。達斯還告訴我們，他的父親把錢埋在地裡，長大後可以進入家族產業的時候，他的父親給他一張稱為印遞的票據，價值兩百盧比，這樣他就可以到其他城市借錢並且開始經商（圖200）。在措辭上，它是某城市中的銀行家非常禮貌地寫信請求另外一位遠方城市的銀行家向印遞持有人支付貨幣的憑證。


  直到今天，儘管大多數金融交易可以使用多種當代銀行業資源，但印度仍然使用像歐洲銀行業的匯票一樣的印遞。傳統的本地銀行業保留印遞以維持與商業聯繫密切的強大的家族關係。


  儘管19世紀早期印遞持續流通，但它們很快被廣泛使用的銀行幣，也就是孟加拉銀行和它的前身加爾各答銀行發行的英國風格銀行券所取代。從1806年到1815年，銀行發行了超過兩千萬盧比的銀行券。然後，其他歐洲風格的銀行加入到銀行券的發行中，直到1861年帝國政府接管了貨幣發行者的角色。


  東南亞的鑄塊通貨


  銀錠


  東南亞大陸的硬幣發行與使用，公元前8至前7世紀從印度引進，到11世紀時已經消失。11至13世紀，緬甸人與泰國人逐漸統治了大陸，並引入了基於銀錠的新貨幣傳統。


  緬甸


  除了銘文，有關緬甸人使用的銀錠的類型的證據很少見。17世紀，歐洲旅行者與商人開始記載商人鑄造的銀錠的使用，他們根據皇家法令規定的標準在支付時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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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a　白銀蝸牛殼銀錠，來自緬甸北部，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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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b　白銀花型銀錠，18世紀，緬甸。根據英國旅行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688—1723）記載，花形白銀是勃固城（Pegu）的通貨，商人們經國王許可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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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c　青銅官方重量，神獅狀，18世紀。每一座重量衡的底座上都有花形的皇家標記。


  泰國


  泰國人使用三種不同類型的銀錠當錢幣。銀錠通常蓋有印記，表明對其使用規則負責的官方機構。它們都呈條狀，但是，在不同的地區形狀各異：老撾是平條狀；泰國北部呈彎曲環狀；泰國南部為彎曲成半球狀。半球狀的銀錠和硬幣一樣發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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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d　老撾銀條，1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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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e　泰國北部城市清邁，白銀曲環，1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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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f　泰國南部城市素可泰（Sukhotai）白銀子彈幣（bullet coin），16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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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g　瓷器籌碼，價值一薩隆１銀幣，曼谷利發（Lifa）賭場發行，19世紀中期。在曼谷的中國賭場中，球形硬幣的使用不便催生了中國製造的陶瓷籌碼的使用。


  錫錠


  馬來半島的中文記錄記載，15世紀時使用錫錠作為貨幣。很多留存下來的錫錠都是動物形狀。在彭亨蘇丹統治的領土（Pahang Sultanate），金字塔形的錫錠廣泛流通。19世紀，錫錠的各種版本也開始作為硬幣流通。這些硬幣有著錫錠的形狀，中間是空的，因此得名「錫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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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h　鱷魚形錫錠，彭亨，1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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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i　小公雞形錫錠，彭亨，1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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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j　帽形錫錠，彭亨蘇丹統治的領土，價值4分，約1890年發行。


  印度貨幣系統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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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白銀唐卡，驃國（Pyu），緬甸中部什裡克赦特拉（Shrikshetra），8世紀。背面是印度神衹Shri的吉祥結標誌，還有代表印度神濕婆的山，環繞著毗濕奴的海螺以及因陀羅（Indra）的霹靂。太陽與月亮代表天，波浪線代表海洋。從東南的孟加拉到泰國各國發行了帶有吉祥結標誌的銀幣，它們向東流通到達柬埔寨與越南，直到10世紀。


  塑造了印度貨幣歷史的強大而統一的傳統使得印度貨幣系統走出次大陸，一路向北，印度風格的硬幣最終到達中亞。這時希臘與遊牧民族正統治著西北部（即包括現在的阿富汗及其北部鄰邦在內的部分國家）。例如，烏茲別克斯坦和中亞出土了貴霜硬幣。貴霜硬幣通過商業到達伊朗、伊拉克與埃塞俄比亞等更遠的地區。


  在西藏，從15世紀起，中國作者開始記載銀錠的使用，但是，直到16世紀還沒有鑄幣，當時仿製印度發行的貨幣從尼泊爾進入。在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早期，西藏與中國西部鄰近地區英屬印度盧比的流通非常廣泛，這促使中國四川省成都的鑄幣廠為了跨越西藏邊境的貿易而仿製盧比。英屬印度的盧比也到達了中國雲南省及其南部毗鄰的緬甸。


  緬甸對印度風格的硬幣很陌生，1796年，緬甸國王委託加爾各答鑄幣廠鑄造盧比大小的硬幣，並且購買了一些鑄幣機械進行生產。這些硬幣令人聯想起早期印度硬幣風格的擴張，因為它們取材於緬甸一千年前發行的硬幣。在7世紀，加爾各答鑄幣廠仿製了孟加拉的鍍金硬幣。緬甸富有白銀資源，相應地帶有印度風格的銀幣（圖202）也從緬甸流通到泰國、柬埔寨與越南南部（圖203），那裡融合了印度宗教與文化。直到11世紀，印度的硬幣傳統在東南亞都占主導地位，那時中國東南部的移民統治了緬甸與泰國，他們帶來了自己的貨幣傳統（圖201）。9世紀至13世紀，印度的金銀傳統也到達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亞與菲律賓。爪哇的石刻為這一時期的貨幣交易提供了充足證據，例如宗教獻祭與土地購買都使用印度的貨幣術語。


  直到近代，印度傳統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同樣非常強大。尤其在1835年普林塞普的標準化改革之後，盧比的成功促使很多地區開始流通這種印度面值的貨幣。18世紀，緬甸、阿富汗與印度尼西亞已經發行盧比。在西部，盧比成為波斯灣與阿拉伯南部（阿曼與亞丁）標準的通貨單位。大英帝國的擴張使得東非部分地區納入其版圖後（圖303），索馬裡和英屬東非也開始使用盧比。1888年，蒙巴薩鑄造的盧比成為標準面值，向南流通至納塔爾。意大利屬索馬裡與德屬東非也發行了各自的盧比，葡萄牙屬莫桑比克在英國盧比上加蓋戳印，僅限於在當地流通。


  結論


  本世紀早期，在印度洋沿岸及其毗鄰的土地上，印度貨幣系統作為西方帝國主義征服的結果被廣泛使用。但是，這僅僅是外國對印度次大陸貨幣歷史最近的顯著影響。儘管印度傾向於接受外部侵略者的文化，但印度自身的傳統顯而易見，在我們研究的幣制本身與貨幣實踐的其他方面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與它最接近的鄰國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的對比中可以發現這一點。現在，我們轉向中國貨幣及其悠久而獨立的鑄幣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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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白白銀唐卡（減重），泰國中部陀羅缽地（Dvaravati）城邦的孟國（Mon），9世紀。背面是吉祥結徽記以及因陀羅的霹靂，周圍環繞著象徵王位的大象刺棒與撣子。


  --------------------


  (1) 印度、巴基斯坦、卡塔爾、馬斯喀特和阿曼的貨幣單位，等於1%盧比。——譯者


  (2) 旃陀笈羅多的私人教師老底利耶著，又譯為《政治經濟理論》。——譯者


  (3) 大鵬金翅鳥。半人半獸的神話之鳥，猶如鳳凰，它也是從廢墟灰燼中出生，現為印度尼西亞國徽圖案。——譯者


  (4) 原文為「ghengis」，疑為「genghis」。——譯者


  (5) 印度、巴基斯坦、卡塔爾、馬斯喀特和阿曼的貨幣單位，等於1%盧比。——譯者


  (6) 譯名據《貴霜帝國和貴霜錢幣》。——譯者


  (7) 大金幣，重量大約等於25dharana——譯者


  (8) 薩隆，古暹羅銀幣。——譯者


  6 中國與東方


  China and the East


  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為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價幾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證，欲相欺昧耳！」


  元好問（1190—1257），《續夷堅志》


  外圓內方的小型青銅幣，一眼可知是東亞的硬幣。這種硬幣的傳統設計源自公元前4世紀的中國，再從中國延伸到中亞、日本、朝鮮、越南與東南亞的廣袤地域，發展成為一種廣為人知的通貨形式。這種硬幣大量出土，表明中國與中東、南亞、澳大利亞及非洲的貿易聯繫。最近製造這種硬幣的時間要追溯到20世紀早期，它採用了更加西方化的風格，用畫像代替了方孔，用打壓幣取代了鑄造幣。東亞流通的硬幣看起來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現代貨幣別無二致，然而與中國作者視之為「小兄弟」的傳統東亞硬幣不同，它經過兩千多年保持到現代，並成為護身符和寺廟紀念品通用的形式。


  貨幣的起源與硬幣的發展


  東亞貨幣最早的記錄見於《管子》，這本書據稱由卒於公元前645年的中國宰相所寫，儘管實際成書是在六百多年以後（約公元前26年）：


  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從遠古時期起，罕見的自然產物、穀物、布、動物、裝飾品就開始與金屬進行交換。人們將珠貝等特定物品作為財富的象徵。中


  東亞地區銅幣的發展


  第一時期


  約公元前7世紀晚期到前6世紀早期，周朝國王發明了貨幣，當時，中國由若干獨立王國組成。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各國發行了多種類型的貨幣，有刀幣、鏟幣、仿珠貝幣以及中央是圓孔的圓盤幣。下面分別是秦朝、漢朝與唐朝貨幣的三個重要發展時期，它們與帝國的統一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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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a　趙國，青銅鏟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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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b　齊國，青銅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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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c　魏國，青銅圜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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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d　楚國，青銅仿珠貝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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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e　秦代與漢代早期發行的半兩青銅幣。


  第二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國一統天下後，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其貨幣標準。秦國的貨幣是圓的，中間有方孔，銘文是兩個字，從右向左讀作「半兩」。中國貨幣的形態由此建立。但是，這種貨幣的實際重量經常變動。


  第三時期


  公元前118年，漢朝以五銖錢取代了半兩。硬幣正面與背面增加了內外邊廓。五銖是沿用了七百多年的主要貨幣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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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f　公元前118年始，漢武帝發行的青銅五銖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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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g　唐代開元通寶青銅幣，公元6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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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h　日本和同開珍青銅幣，公元7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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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i　新疆建中通寶，公元780—7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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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j　建中通寶的地方仿製青銅幣，印有單一文字「中」。新疆，8世紀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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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k　粟特青銅幣，印有粟特語銘文，形同中國硬幣，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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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l　大平通寶青銅幣，越南，公元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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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m　海東通寶青銅幣，高麗，公元10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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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青銅刀幣與石模，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形似當時的鏟幣，以及後來發行的硬幣。刀幣以模具鑄造，模具可能是石製，土製或金屬製的。這枚刀幣上的銘文表明它是「齊（中國東北部）的合法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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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東漢（公元25—220年）青銅幣，發現於新疆古址熱瓦克（Rawak）。考古學家在中國西北部發現了成串的五銖錢。將繫繩解開後發現，其中包括標準化的五銖錢、切割過的五銖錢、較小的五銖錢仿製品及極好的當地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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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漢文-佉盧文青銅幣，新疆和田，公元1世紀。中國與西方的傳統曾在漢文-佉盧文的和田硬幣上相遇。這些硬幣一面是中文銘文，以重量來表示面值（6格令或24格令，分別等於印度西北部的德拉馬與4德拉馬）；另一面印度銘文（佉盧文），表明國王的姓名，姓名四周環繞著駱駝或馬。這一枚青銅幣是和田國王矩拉戈牟耶（Gurgamoya）於公元1世紀中期發行的。背面的印度銘文說明硬幣是「偉大的國王，萬王之王，和田國王Gurgamoya」發行。背面的銘文是中文「青銅幣，二十四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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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唐朝版圖，公元6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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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拜占庭硬幣的黃金仿製品，公元6世紀。考古學家斯泰因（Aurel Stein）爵士發現，這枚仿製品用作裝飾屍體，屍體出土於新疆吐魯番附近的阿斯塔納（Astana）墓地的墓穴。


  第四時期


  公元621年，唐朝建立第三年，開元通寶取代了五銖錢。新朝代使用新的銘文形式。它不再代表重量，而是擴展為四個漢字，其中兩個表示發行時期，另外兩個表示貨幣流通的概念。唐代是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隨著其影響力的增加，鄰國也開始效仿唐朝發行硬幣。最早是日本於708年發行和同開珍。「和同」意思是軟銅，在Musashi（現東京）發現了重要的銅礦之後，這種銅的名稱被印在銅幣的銘文上。在亞洲中部，中國新疆發行了建中通寶（建中時期的流通貨幣）。這些硬幣是建中統治時期（公元780—783年）由地方官員發行的，當時這一地區已從中國分離出去。顯然，他們並不知道儘管有了新的年號，卻沒有任何地方鑄造印有這種新年號的硬幣。新疆與粟特（Sogd，現烏茲別克斯坦）還鑄造了這種硬幣的地方中亞仿製品。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國的唐代式樣的硬幣繼續向遠東流通，公元970年，越南發行了大平通寶；1097年，朝鮮發行了海東通寶（朝鮮的流通貨幣）。國銘文記載，從公元前13世紀起，珠貝開始作為禮品使用。但是第一塊可以稱為「硬幣」的，並且用作支付手段的是公元前7世紀晚期到前6世紀早期周朝國王發行的青銅布幣與刀幣（圖204），它們大約與第一章中討論的西方首枚硬幣同期。它們模仿了農業工具，只不過尺寸更小，使用金屬更少，並且帶有標明部落名稱、地名及重量的銘文。此後三百年間，中國的大多數國家發行了布幣，南方的楚國發行了貝殼狀的青銅幣，東部的齊國發行了刀形的青銅幣。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統一六國，在新的秦帝國全境，秦國貨幣成為標準貨幣，這種方孔圓錢帶有兩個字的銘文「半兩」（意思是重「半兩」）。


  雖然重量有所變化，但「半兩」的使用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18年漢武帝開始使用具有歷史意義的新式貨幣。漢代貨幣銘文為「五銖」（字面意思是重量相當於「五粒谷子」），廣泛用於中國內地，跟隨帝國的擴張流通至邊境地區。五銖一直是主要的貨幣類型，直到漢朝分崩離析，分裂為很多小國（公元220年），其中有些國家發行了貨幣。到6世紀，當帝國再次統一時，唐高祖宣佈了廢止五銖錢，公元621年，新型設計「開元通寶」取而代之。


  新硬幣仍然圓形方孔，但是，從前標誌重量銘文的通常是兩個字，現在變成四個字，表明發行年代並指明硬幣是金錢。這樣，新的銘文圍繞圓孔，從上到下、從右到左讀作開元（意為「新的開始」）通寶（字面意思是「流通的寶貝」）。


  「黃金盛世」唐朝（公元618—907年）的影響世界聞名，波及整個東亞地區。包括鑄幣系統在內的中國文化傳播到各地。第一枚日本硬幣鑄造於708年，第一枚越南硬幣鑄造於970年，第一枚朝鮮硬幣鑄造於996年，它們全部倣傚了開元通寶，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它們的銘文全部採用漢字書寫，漢字是它們的官方文字。中亞也仿造了中國貨幣的外形，但是銘文的語言則不同。


  19世紀歐洲國家貨幣擴張之前，開元通寶是東亞所有國家貨幣的原型。最後一枚按東亞傳統鑄造的硬幣是宣統通寶（中國，1909—1911）、民國的民國通寶（中國，1912）以及福建通寶（中國，1912）、文久通寶（日本，1863—1867）、常平通寶（朝鮮穩定時期流通的貨幣，1633—1887）、保大通寶（保護偉大，越南流通的貨幣，法國發行，1926—1945）。


  正如這些已知的硬幣一樣，東亞「鈔票」有著兩千年的歷史。儘管中國人瞭解西方由貴金屬製成並有圖像的貨幣——中國發現了拜占庭金幣蘇勒德斯與撒撒尼銀幣德拉克馬，這些硬幣可能主要發現於西部地區的墳墓中。在中國古代，硬幣出現之前，青銅是貴金屬，用於製作王公大臣祖先敬重的祭器。選擇青銅作為製造硬幣的合適材料可能有文化原因，因為無論如何古老，它都有早期青銅器的宗教與社會意義。儘管由受到高度重視的貴金屬製成，但硬幣必須大規模生產，製造過程需要簡化以滿足國人的需求。考古學已經揭示了中國古代硬幣生產規模的一角，例如，僅西北邊境的一處遺址就發現了45公斤五銖錢。


  即便後來日益增長的外國貿易導致中國和使用西方傳統硬幣的民族交流頻繁，但中國仍然保持了自身硬幣的獨特形式。低面值的青銅適合其主要功能：流通與支付。通常由商人來進行帶有「銅臭」的日常商業交易，他們總是抓住所有賺錢的機會，所以經常受到歧視。在他們看來，只要貨幣系統可以正常運轉，就沒有必要改變它。


  金銀偶爾用於鑄幣。日本製造的第一枚硬幣是銀幣，但是，他們很快就不得不使用更加便宜的青銅來鑄造硬幣。公元708年，日本發現銅礦。此事意義重大，日本甚至將硬幣上慣用的銘文改為「和銅」（意為「軟銅」），這一年的年號也出現在日本首枚銅幣上。中國也發行過一些金銀幣，但主要是用於賞賜朝廷臣子而非用於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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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錢樹，20世紀早期。直到19世紀晚期，中國銀幣的鑄造仍然使用模具而不是壓制。錢母用於在沙模中成形。銅熔化後從合在一起的模子的開口倒進去，流進溝槽內成為樹形。冷卻後，把硬幣從樹中敲下來，銼掉邊緣溝槽的痕跡。這株錢樹上的硬幣是光緒時期（1875—1908）的十文。北京戶部鑄幣廠，約1905年。


  硬幣設計


  [image:  ]


  211-213　宋朝徽宗（1101—1125）青銅幣。宋徵宗以傾心藝術而聞名，尤其是他的「瘦金書」。宋徽宗曾在其統治的五個時期為多種硬幣題字。二十多歲時，他寫了「崇寧通寶」（左圖），三十歲左右寫了「大觀通寶」（中圖），再為「宣和通寶」 （右圖）題字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通」與「寶」兩個字通常沿硬幣孔從右到左書寫，顯示出早期書法風格逐漸柔化，變得更為圓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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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白銀中國幸運符，19世紀。在這枚幸運符上，一枚硬幣鑲嵌在一錠銀元寶上，保佑主人長命、富貴。邊緣的小孔表明它曾經被串在腰鏈上，其上可能還掛著鑷子、耳勺、牙籤與刮舌器。


  「一枚錢中見天地」，中國硬幣的形狀含義深奧。古代中國人認為天圓地方，上天與大地通過天子即代理人皇帝交流，皇帝為臣民發行貨幣。鑄幣呈天地的形狀，帝王因此也完成了與天地的符號聯繫。玉琮等大量禮器的設計也是同樣是外圓內方的。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以來，古代中國哲學家的核心學說是「陰陽」與「五行」。人們認為具有兩面（陰與陽）並包含了五個方向（五行，東西南北中）的硬幣完美體現了這一理論。


  但是，在製造與流通中方孔很實用。成千上萬的硬幣在多層模具中一次鑄造，取下做好的硬幣後必須打磨邊緣。用一隻四角的金屬桿通過方孔固定錢幣，可以銼得更快。硬幣發行並流通時，可以通過方孔將一百枚或一千枚穿成一串來使用。


  硬幣銘文非常重要，它們表示鑄造的朝代和面值，有時還表示流通範圍。計量的基本單位在中國稱為「文」，日本稱為「mun」，朝鮮稱為「mon」，它們是同一文字的不同發音，在三種語言中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含義是「寫」。西方單位對東亞銅幣的稱呼「cash」與中國傳統無關，來自印度單位卡薩，意為「銅幣」。


  中國硬幣上的銘文是用傳統的書法風格寫成，通常使用四種主要字體：楷書、隸書、篆書或行書（圖211—213）。中國歷史文獻經常提到設計銘文的書法家，尤其當銘文出自皇帝之手時。書法是東亞最高的藝術形式之一，宋代（公元960—1127年）著名書法家歐陽修與詩人蘇軾等都曾應邀為硬幣銘文題字。宋徵宗就曾為其發行的硬幣題字。在東亞，中國文字像開元通寶一樣為人所熟知並經常使用。


  硬幣上標明鑄造者的名稱的地方常被忽略。通常，硬幣的正面或背面都會有一些小印記來標明鑄造者。中國最早的銘文上的小印記是唐朝最著名的妃子楊貴妃的指甲印。最明顯的印記出現在硬幣背面，這種硬幣是在中國清朝（1644—1911）鑄造的，幣面上標記了用滿文與中文書寫的鑄幣廠名稱。朝鮮在前面提及的「常平通寶」上使用了一種非常複雜的標記系統。1633年，這些硬幣初次發行時，背面空白。然而，1678年，五十多家不同機構取得了硬幣發行權後，就將各自名稱的第一或第二個字印在硬幣背面，從1742年起，還加上了鑄造爐與序列號。


  中國六朝（公元222—589年）是硬幣銘文的分水嶺。此前，硬幣上只有隸書，後來則廣泛使用其他字體。六朝時期，中國藝術受到印度與中亞佛教的重要影響。孝建四銖幣上書法的彎鉤表明了這種影響，它的外形堪比中國當時佛教壁畫中身穿雲裳、裙裾飄飄的人物形象。從某種意義上說，佛教也部分地促成了日本硬幣的形成：從公元6世紀中葉起，日本人對佛教的狂熱興趣與對佛教雕塑、鍾等的需求導致了中日交流的增多，事實證明，硬幣比日本傳統的穀物交易更方便。


  很明顯，中國傳統的硬幣與西方不同，硬幣上沒有任何圖像。銘文形成了獨有的設計風格並作為一種區別硬幣的手段。在中國藝術的早期歷史中缺乏皇家與貴族的代表。實際上，首次出現在東亞硬幣上的人物是中國第一位總統孫中山，他出現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南京鑄造的銀元上。貨幣上印著統治者肖像的西方傳統受到抵制如此之久，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硬幣傳統的連續與統一。


  貨幣的使用


  硬幣發明以後，成為古代中國重要的通貨形式，承擔了非常廣泛的貨幣功能。正如在西方一樣，硬幣用於商業交易，貨物價格通常用硬幣表示。中國各個朝代的歷史都特別提到豐年與災年的貨幣價格，比如在旱災、水災或戰爭時期，價格波動就忽高忽低。儘管「一文錢」是東亞的基本貨幣單位，但它的購買力根據當地當時的不同情況而經常變化。例如，史書記載的馬匹價格變化顯著。漢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時一匹馬價值四千五百文；唐朝（公元636年）時約兩萬五千文；北宋時期（公元960—1127年）兩萬文；蒙古統治的元朝（1206—1367）約九萬文；明朝早期（1362年）為一萬文。然而，其他證據表明，實際上馬的價格可以用非硬幣的手段支付。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4年）時一匹馬可以交換三頭牛；唐朝（公元653年）可換兩頭牛；明朝（1362年）可換一頭牛。在任何情況下，表面上使用硬幣表示價格，但實際的買賣中並非總是使用貨幣，而使用硬幣面值表示的貨幣記賬本身就證明了貨幣在商品交易中的重要性。


  儘管國家承擔了貨幣與硬幣的一般發行責任，但中國最早的硬幣是由私商而非中央政府發行的，後來中央政府甚至還鼓勵鑄造地方與私營貨幣。只要硬幣份量充足，人們就樂於使用，發行主體是誰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


  《漢書·食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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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銀錢兌換商在工作，香港與上海銀行集團，1936年，上海辦公室。1865年，香港與上海銀行公司（1866年合作）在香港與上海成立，並在遠東設有分支機構。當時，白銀是中國大宗交易的主要支付方式。銀行僱傭銀匠檢查白銀成色。圖中，銀匠在金庫裡檢查一箱五十兩的上海市「27」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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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雲南省三蓋印匯號紋銀錠：童富盛號4.5盎司銀行錠。


  216-221　中國不同地區的銀錠通貨，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銀錠是當時主要的通貨。到19世紀末，繳稅也用銀。人們可能將銀條、銀元或者珠寶帶到銀匠那裡鑄成錠。銀匠鑄好後加蓋印章，這樣銀的成色就容易很快公估。中國各地鑄造的銀錠形狀與大小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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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湖南省方形槽錠：十盎司地方稅錠，由瀏陽縣銀匠錢公慎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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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四川省合法銀錠：十一盎司地方稅銀錠，由銀匠邢永隆於1883年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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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上海市「27」銀錠：五十盎司銀行錠，無名銀行鑄造，第九鑄造廠，銀匠公成昌鑄造。表面上是檢驗者用墨做的黑色記號。它是圖215中銀匠正在檢查的一類銀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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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山東省地方稅小銀錠：臨清縣十盎司地方稅銀錠，1875—1908，有鑿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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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江西省方錠：五十盎司地方稅銀錠，銀匠李於1845年為東鄉縣鑄造，上有檢驗墨跡。


  當然，有利可圖時非法私鑄時有發生。咸豐年間（1850—1861）發行了一千文的硬幣，造假者賺錢很容易：一千枚一文的硬幣含有的銅足以製造三十枚一千文的硬幣。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地方與私營對硬幣的鑄造使得硬幣標準很難統一，宋代元豐通寶等某些類型的硬幣就有數百個變種。中央與地方的官鑄及私鑄一直並肩存在，清政府（1644—1912）甚至利用山西票號提供的匯款機構來開展政府的某些業務。山西票號是私人錢莊，但其地位因政府而得以鞏固，一度成為跨省貿易的主要媒介。


  地域因素對理解中國貨幣歷史至關重要，連唐代的開元通寶也是由各地鑄造發行的。宋代某些省份使用青銅文錢，有些用鐵錢，有些鐵、銅錢通用。地方的通貨經常由地區的經濟力量決定。例如，四川等富饒省份為了利益而使用與貧困的鄰省不同的通貨，這樣就可以控制硬幣向省外的流通。


  硬幣並非貨幣的唯一形式。在中國、朝鮮與日本，布匹與穀物也扮演了重要的貨幣角色。尤其是絲綢，它既是價值手段，也是支付手段，還是貯存手段。例如，中國唐朝的貨幣系統基於硬幣—織物雙重標準，米價和債務合同可以用粗絲布的卷數來計算。公元734年，朝廷宣佈購買莊園、馬匹以及僱傭農民等只可使用絲綢或布帛支付，而其他商品只有在超過一千文時才可以用現金或貨物購買。


  貨幣的另一種重要功能是納稅。交稅時硬幣並非唯一的支付手段。稅收也可以用織物和糧食支付。在日本，直到明治維新（1868年）時仍然可以使用大米交稅。中國唐朝時繳稅主要使用白銀，這也說明白銀的不斷增長以及其在中國貨幣系統中的重要性。從唐朝直到20世紀，銀錠一直是主要的貨幣形式，從此貴金屬作為中國的貨幣在流通，尤其是在18與19世紀，它們是大量交易最重要的支付中介。銀錠（圖215）作為金銀貨幣流通，在每次交易時，其價值由買賣雙方根據白銀的成色與重量來決定，如1834年莫裡森描述的：


  將精製白銀鑄造成塊，蓋上鑄造銀行與工匠的名字、鑄造年份與地區（圖216—221），有時還加上用它來繳稅的種類。如果它在使用過程中產生任何問題，鑄造者都可能被追究責任，受到嚴厲的處罰。


  莫裡森，《中國商業指南》（1834）


  [image:  ]


  222　中國東南部貨幣兌換商的手冊，1836年印刷。手冊上是硬幣的草圖、細節圖與標記，以幫助兌換商辨認在中國南方流通的外國銀幣。這一頁上是一枚墨西哥銀元，1825年至1909年墨西哥共和國發行，中國人稱之為「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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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在中國流通的墨西哥銀元。墨西哥銀元與其他外國銀幣和中國各種形式的白銀一樣在流通。這枚銀元被鑿了，說明中國的貨幣交換商對其進行了檢查以保證它是純銀。當時，很多鍍銀幣也在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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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墨西哥銀元的鍍銀仿製品，上海，20世紀30年代。這一偽造品通過稱為「電鑄術」的高級技術製成。白銀外皮由電鑄成兩半，然後填充錫心並焊接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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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墨西哥銀元，扮演了傳統的白銀的角色，用作結婚禮物。紅色「囍」字表達了對新人「雙喜」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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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銀紙「鷹」，中國新年時用於祭奠先祖，流通於冥界。


  人們還將西方國家發行的、專門用於東亞的外國銀幣與銀元當作金銀塊使用：


  如果這種對流通的硬幣的修補與篡改僅限於外國貨幣，也沒什麼不好；但是我們經常看到，中國人「砍削」並經常砸碎任何到手的銀幣或銀元。


  斯伯丁，《東方的匯兌、通貨與金融》（1918）


  中國手冊描繪了這些硬幣和其他外國硬幣的草圖（圖222—226），標明了它們的純度。有著中國銀幣特徵的墨西哥銀幣（中國稱之為「鷹元」）保存至今。


  紙幣


  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繼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於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托之於官，所以可行。


  馬端臨（約1228—1322），《文獻通考》，引述呂祖謙的觀點


  中國學者彭信威(1)認為，以下因素推動了宋代（960—1279）紙幣的發展。宋朝開放了「自由市場」，商業繁榮昌盛，需要大量流通貨幣。但是，中國各地流通的貨幣一般不可兌換。某些地區甚至禁止銅幣流出。匯票形式的紙幣解決了跨地區流動問題。很多地區使用又大又便宜的鐵代幣，大量攜帶非常不便。宋朝境外的軍事壓力也迫使政府擴展金融，官方支出可能也需要使用紙幣。


  紙幣很快就用來表示價格，事實上，青銅幣成為了商品。更有甚者，因為販賣茶葉與食鹽有利可圖，商人接到的收據也成為了一種貨幣，這種收據用做通往首都道路上的茶葉與食鹽倉庫的支付費用證明。這些早期的紙幣形式是所有私人發行的匯票、債券或者有日期限制的兌換券。我們知道的類似現代紙幣的第一張紙幣（如官方發行的兌換券，沒有日期限制）是1189年金國發行的匯兌證明。蒙古元代（1206—1367）的紙幣單獨使用，金銀財寶與銅幣不允許流通。馬可·波羅記載了這一時期著名的中國紙幣：


  無論是誰，如果收到的紙幣因為長期使用而損壞了，都可拿到鑄幣廠，只需要支付百分之三的費用，就可以換取新幣。如果誰想要用金銀來製造東西，如製造酒杯、腰帶或其它物品時，也同樣可以持幣前往鑄幣廠，換取金銀條。大汗的所有軍隊都用這種紙幣發餉，他們認為它與金銀等值。


  《馬可·波羅遊記》


  13世紀，蒙古人征服了朝鮮，並在朝鮮強制推行紙幣。有趣的是，蒙古人成功地在以前使用紙幣的地區發行紙幣，而他們在伊朗等西部國家發行紙幣的嘗試並未奏效。


  中國對紙幣的接受程度不斷增加，後來，紙幣流向日本、朝鮮、越南與東南亞。1074年，中國取消了禁止出口中國硬幣的限制（之前，輸出一弔錢甚至可獲死刑）。各地官員都開始秘密輸出硬幣。


  而自熙寧七年(2)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量收稅錢而已……所在官司公為隱庇。


  南宋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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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大明通行寶鈔」。中國戶部最早於1374年發行的紙幣，作為銅幣的補充貨幣流通。紙幣中間標明面值為「一貫」硬幣。一貫相當於一千文硬幣或者一兩銀子。紙幣上的文字表明它與青銅幣一起流通，仿製者將受到懲罰。最下面是年號「洪武」。為了表明對明朝（1368—1644）開國皇帝的崇拜，後來的明朝紙幣總是帶有年號「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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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青銅中國幸運符，19世紀。幣形符的背面是道教的神仙劉海和他的錢串。蝙蝠、三條腿的蛤蟆代表好運（兩個字在中文中發音相似），桃子代表著長壽。三條腿的蛤蟆是貨幣製造的象徵。幣面上劉海正用長串錢引誘蛤蟆出井。銘文是「長命富貴金玉滿堂」，銘文邊上是八種佛教符號。


  10世紀末期，日本人對本國硬幣失去信心，開始優先選擇進口的中國硬幣，因此他們對中國硬幣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大規模的官方與私人進口貨幣經常牽涉到非法貿易，日本政府難以維持本國貨幣的權威。1179年，日本政府試行對中國硬幣進行定價，十四年後的1193年，日本政府由於無法控制流通硬幣的數量與類型，於是強制禁用任何中國硬幣。14世紀早期，一些日本購買的中國硬幣通過船運寶劍與硫磺等納貢貿易的形式流向中國。


  向日本及其他地區出口硬幣在中國引起了極大反響：南宋時期（1127—1279）用紙幣表示的價格增加了，融化銅幣製作銅器皿與樂器等有利可圖。這一時期銅幣數量的減少也降低了紙幣的購買力。


  1401年(3)，李氏朝鮮仿製了中國明朝的紙幣，其後果是毀滅性的。紙幣再次將硬幣驅逐出境，大部分到達日本，朝鮮人只好使用布帛作為貨幣。


  護身符與非使用貨幣


  東亞的貨幣經常有貨幣嚴格意義之外的用途。硬幣在流通於中國與東亞時，常用於表示更廣闊的文化內涵，這一方面值得在貨幣歷史中簡要提及。


  幾種中國硬幣是作為吉祥錢來使用的，與銘文相聯繫的歷史事實解釋了為什麼將它們用做幸運符。這種有趣的現象在10世紀晚期的中元通寶(4)上有所體現，這種硬幣現在存世頗多。起初，中元通寶用三千多座佛教寺廟的銅像精製而成。它的銘文字面意義是「到處——新的開始，流通的寶貨」，它們鑄於顯德年間，意味著「美好的品德」。人們迷信這些硬幣包治百病甚至能避免難產，因此它們廣泛流通，後世也大量仿鑄。


  幸運符（有銘文或圖畫）用於各種場合：婚慶、壽宴（圖214、228）、孩子的初次洗浴等。硬幣形的東西也用於下棋、賭博與飲酒遊戲，其他貨幣形狀的幸運符也用於辟邪（圖230）。古時硬幣還埋在墓中供祖先來世使用（圖209），這一作法受到譴責時，就使用仿製的錢（圖226）來替代。現在，世界各地慶祝中國新年時仍然要燒掉成千上萬的紙錢冥幣（圖23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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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天地會的賞賜銀塊，19或20世紀。這種硬幣形狀的貨幣是由中國的秘密會社發行的。銀塊上全是代碼與符號，很多銘文都有隱藏含義。非會員不認識背面的兩個字。幣面上方的字由會社的教條「順天行道」的部首「川」、「大」、「丁」、「首」組成，下面的字展開讀作「忠心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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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硬幣劍，由綁在鐵桿上的18世紀的銅幣製成。硬幣劍用來驅除惡鬼及治病。人們認為，康熙年間（1662—1722）發行的硬幣最為有效，年號「康熙」有健康的寓意，而且康熙本人統治了滿六十年。這把劍上的乾隆通寶硬幣是他的孫子乾隆帝（1736—1795）發行的，乾隆帝也在位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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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34　給死者的冥幣，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每年人們都會為先祖燒掉成千上萬的仿製紙幣。從19世紀起，紙幣採取了以冥通銀行名義印製的形式。冥幣也與時俱進，隨著金融與銀行業的發展，死者也有了存款賬戶、支票卡與支票本。20世紀70年代，香港的一位冥幣製造者在冥幣上增加了諷刺性的元素，用英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政治家取代了閻王爺的頭像。


  貨幣的討論


  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魯褒，《錢神論》（約公元300年）


  中國貨幣史對金錢的討論集中在兩點：一是貨幣的優點與缺點，不知是否應該使用布匹與穀物一類實用的商品取代貨幣；二是誰是發行貨幣的主體？是政府還是私營者。討論既聯繫實際又有道德紛爭。很多中國學者與官員記載了人們對金錢的關注，認識到貨幣的流通有改變人際關係的力量，因此金錢具有破壞社會現存秩序的潛力。那些反對使用硬幣與金錢的作者們希望使用穀物和布匹進行商品交易。持這種觀點的貢禹（約公元前45年）贊成取消硬幣：


  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5)


  然而，當出於道德原因禁止使用硬幣時，穀物與絲作為貨幣流通產生了很多問題。絲綢織得很好卻不用，穀物濕了再賣會更重也更值錢，但也與上好的絲綢一樣無用。


  儒家認為金錢本身沒有好壞之分。他們甚至認為金錢可以由人民而不是國家鑄造。然而，法家懷疑人的本性，認為國家應該負責所有的貨幣發行。公元前175年，法家代表人物賈山說：「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6)


  19世紀的兩次對外重要戰爭（鴉片戰爭與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被迫考慮西方的經濟思想與其應用。1901年，嚴復（1853—1921）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嚴復反對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等觀點。他認為，商品的價值並非只由供求關係決定，他在翻譯中註釋說明與斯密觀點不同：「故值者直也，兩相當之名而對待之數也，以功力言，則物物所獨具，而無隨時高下之殊矣。」1892年，鄭觀應（1841—1918）撰寫《盛世危言》，在該書中他抱怨在中國的外國銀行不正當經營，鼓勵建立中國的銀行：「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看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


  現代貨幣


  19世紀，中國政府為了控制貨幣而發行了一千文代幣，支付給官員的俸祿是不可兌換的紙幣。追求更多保值的外國銀幣並不讓人意外，到19世紀中期，中國人開始製造自己的銀元，儘管不是官鑄：


  在廣東省南部順德地區，據說有很大的建築，裡面經常有僱傭的一百多名工人。那裡鑄造所有價值級別的銀元……據說這些假制幣人擁有耗資不菲的歐洲印模，但是有時他們嘗試模仿，在這裡，一些字母的忽略與變形難逃歐洲人的眼睛。然而，因為這種銀元的流通如此普遍，這一地區的人經常被選做「貨幣兌換商」。


  莫裡森，《中國商業貨幣》（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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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中華民國銀元，貴州省鑄幣廠造，1928年。汽車的設計用於紀念當年貴州省公路開通。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有很多地區使用銀元，但是，它們經常是由地方鑄造的。


  中國第一張銀元鈔票


  1893年，傑出的中國政治家張之洞（1837—1909）建立了湖北銀元局。1889年，張之洞在廣東（廣州）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西式鑄幣廠，從伯明翰引進了機械與工作人員。同年，他奉命從廣州調到武昌，任湖廣總督十八年。看到廣州鑄幣的成功與銀幣帶給廣東省的利益後，1893年，張之洞向清廷奏請，要求准予開辦新鑄幣廠（湖北銀元局）鑄造銀元。該提議很快獲准，新鑄幣廠在武昌的三佛閣舊址建立。


  湖北銀元局發行了銀元、銀兩（中國盎司）、標準鈔票與紙幣。第一張紙幣的面值與銀兩和一串標準錢價值相同。但是，1899年，湖北標準鈔極為短缺，張之洞請求清廷允許發行與銀元等值的紙幣。1896年，前廣東鑄幣廠總管王秉恩到湖北工作，建立了鑄幣廠並開始發行紙幣，由日本大藏省(7)（Okura—sho）印刷廠印製。張之洞授權鑄幣廠從日本訂購一百萬元紙幣。這是他首次嘗試發行紙幣。在向日本人訂購之前，張之洞曾考察過中國雕刻師的技藝，對他們不甚滿意。（19世紀70年代，作為四川學政，張之洞曾建立印刷所，發行四書五經及有關朝代歷史的書籍。）


  銀元鈔票的發行很成功。部分是由於清朝的命令（印在紙幣的背面）聲明紙幣可以在所有的官方支付包括所有向政府交稅時使用，並且可根據需要在武漢政府幣廠兌換成銀元。張之洞的影響力極為深遠：他的金融改革將湖北的收入從1899年的約七百萬兩增加到1907年他離開武昌時的一千五百萬兩左右。張之洞熱衷於實業，在湖北開辦了鐵廠、礦場，以及棉廠、絲廠與制革廠。很大程度上，由於他的努力，湖北省武漢市成為中國的「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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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銀元票，湖北銀元局發行，1899年至1909年，雙龍（皇帝的象徵）分別抓著湖北銀元的正面與背面。英語與中文的銘文表意相同。銀票頂上是中文與滿文的「光緒元寶」，紙幣正面的五行銘文讀作：A.（頂端水平，從右到左）「光緒元寶」，中文與滿文重複書寫。光緒年間（1875—1908）元寶。B.（垂直，右下）「湖北銀元局」。C.（垂直，下中）「憑票取銀元一大元」。D.（垂直，左下）「呂字第九百五十號」。（序列號：呂950）E.（水平，從右向左）重庫平七錢二分。（庫平是在國庫度量的意思。）


  1880年，英國殖民地香港發行的10分與5分小銀幣在中國南方流通。從19世紀60年代起，香港政府一直努力敦促中國使用香港銀元作為國家貨幣，還設計了若幹不同的面值。最後，兩廣總督得到清廷許可，使用西方機械鑄造的銀元。1889年，新式西方鑄幣廠（從伯明翰引進了機械與人員）在廣東開工，鑄造5分、10分與20分的硬幣，半元與一元——外國面值使得硬幣種類繁多。銀幣被視為銀塊，根據當時的銀銅價格比，銅幣分（十文）作為文錢來使用。1900年一件突發事件成為轉折點，中國廣東政府開始打折出售小銀幣，將其運到香港也有利可圖。香港鑄幣廠同時已將設備賣給日本大阪鑄幣廠。19世紀70年代，日本發行了本國銀元。


  19世紀，外來貨幣系統在中國尤其是在南方的影響增長，清政府無法與西方列強抗衡。南方也是1911年推翻清朝、擁護共和的民族主義者大本營，這可能並非巧合。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之後，中國城市建立了外國商業銀行，很多銀行發行了在中國流通的鈔票。其中香港與上海銀行集團等發行了銀幣與銀券，其他銀行，如俄羅斯帝國銀行發行了外國單位的紙幣。最後，中國政府意識到有必要發行獨立的白銀盎司與銀元面值鈔票，於是在1897年建立了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國家銀行）。各省的官方銀幣機構也開始發行新式銀元。除此之外，老式的信用機構也發行紙幣，比如已經發行了幾個世紀紙幣的錢莊與當鋪。發行貨幣的還有一些較大的商業機構及鐵路局之類的政府機構。


  毫無疑義，多如牛毛的紙幣發行機構以及各地不同的銀銅交換機構，使得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難以理解貨幣的運行。1903年，在由香港商會舉辦的討論中，邁克爾演講時提問：「我想問問，中國的貨幣是什麼？誰能告訴我？」


  --------------------


  (1) 彭信威（1907—1967），江西安福人。中國著名的貨幣史學家和錢幣學家。主要著作及譯著有《中國貨幣史》、《戰後世界金融》、《銀行學》、《各國預算制度》、《哲學概論》、《日本近代史》、《中歐各國農業狀況》等。——譯者


  (2) 北宋原來嚴禁銅錢出境，本年頒《熙寧編敕》，弛銅錢出境之禁。推行交子於陝西。——譯者


  (3) 1401年，太宗開始接受明朝的冊封成為「朝鮮國王」，正式確立與中國保持到近代的屬國關係。——譯者


  (4) 顯德二年（955年），後周世宗毀佛鑄錢，世宗以理訓示臣下說：「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群臣皆不敢言。世宗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毀其銅像鑄成周元通寶。周元通寶仿唐開元錢，隸書錢文深峻，寬緣細部，鑄造工整精湛，幕之四周多有星月紋飾，也有背鑄龍鳳者，多系後世所鑄吉祥錢。周元通寶鑄造用銅大部分系毀佛像所鑄，迷信的人稱此錢是有靈之物，可治病兼防難產，造成周元錢身價猛增，後世仿鑄也多，某些小型或鑄造粗劣之錢，有私鑄之嫌。——譯者


  (5) 《漢書·貢禹傳》，又略見《食貨志》，按英文原文刪減。——譯者


  (6) 《漢書·卷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譯者


  (7)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直到2000年期間存在的中央政府財政機關，之後改制為財務省。——譯者


  7 現代早期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西班牙毀滅的原因是財富捕風捉影，並且總是以合同、匯票、金銀等隱蔽形式表現出來，而不是通過出產果實等實物。西班牙聚積的財富又吸引了國外更多的財富，因此也毀滅了我們老百姓。西班牙缺少金銀幣的原因是金銀太多了，而西班牙的窮困也正是她的富有所致。


  岡薩雷斯，《西班牙共和國政策集》（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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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泰斯頭（testoni）銀幣，米蘭大公斯福爾扎（Galeazzo Maria Sforza，1468—1476），圖為大公肖像，採用文藝復興時期現實主義肖像畫法。15世紀60年代引入米蘭的達克特金幣，表現出新型的大銀幣特徵。這種特徵也體現在1474年鑄造的泰斯頭銀幣上，它是第一個米蘭里拉。這種定值的硬幣流通於意大利國內及國外。


  15世紀晚期，歐洲貨幣開始轉型，這是由於三重因素的刺激：一是硬幣的外觀受到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發展的影響發生變化；二是新發現的金銀供應刺激貨幣供應增長，引發價格、面值系統與貨幣使用等一系列後果；三是歐洲大發現時代（由此增加了新的金銀供應）導致了無窮無盡的探索、投資與開發，為世界經濟奠定了基礎。


  宗教改革可能也對歐洲貨幣產生了影響，它打破了天主教的世界觀，並且允許新的貨幣「神學」發展。新教比天主教會對古老的「高利貸」的要求更寬鬆。「我不要股份！這是投機的錢，我不能使這種錢增殖。」馬丁·路德如此回應別人提供給他的銀礦股份。1545年左右，加爾文的說法更加靈活，還表現出了高利貸仍然不應冒犯慈善：「神不禁止盈利，人也可以什麼都沒有。那結果是什麼？我們應該放棄商品貿易。」在實際運用的很多方面，這一教條都勝利了。熱那亞的天主教與日內瓦和阿姆斯特丹的新教一樣，在貨幣與銀行發展中佔據同等重要的位置。而在荷蘭，加爾文教徒像天主教一樣猛烈抨擊痛斥貨幣借貸的罪惡。


  新金銀，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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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泰斯通（testoon）銀幣，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1485—1509）。與泰斯頭銀幣等值的英國硬幣是泰斯通，第一枚先令硬幣，也是首次在幣面上出現寫實肖像的英國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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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半盾古爾蒂納銀幣（guldiner），西吉斯蒙大公，1486年。幣面左右兩側是紋章盾牌與頭盔。因斯布魯克（Innsbruck）附近的施瓦茨銀礦產量在15世紀70年代達到高峰。1482年，西吉斯蒙開始鑄造類似泰斯頭銀幣的普方德納（pfundner）。1484年，西吉斯蒙在普方德納中加入半盾（價值半盾金幣），最終形成於1486年發行的古爾蒂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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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半盾古爾蒂納銀幣（guldiner），薩克遜公爵聰明的弗裡德裡希（1500—1508），安娜堡鑄幣廠。厄爾士山脈（Erzgebirge）的新銀礦（在施內堡，安娜堡與弗萊堡）使德國北部出現半盾以及其他大量硬幣。安娜堡的銀產量很快使施瓦茨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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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泰勒銀幣，石裡克（Schlick）伯爵斯蒂芬（1505—1526），聖約阿希姆斯塔爾鑄幣廠。1512年發現的聖約阿希姆斯塔爾銀礦產量超過薩克遜銀礦。1519年發現的約阿希姆泰勒（Joachimsthaler）銀礦產量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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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1536年，巴蒂斯塔（Battista Agnese）世界地圖。1536年10月13日，這幅地圖在威尼斯完成，展現了當時已知的世界。藍色線條描繪了1519年至1522年麥哲倫的環球航行路線。金色線條表示西班牙從秘魯到西班牙運送黃金的路線。這條線路後來成為發自波托西的白銀運輸路線。（大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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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大象細節，1675年英格蘭查爾斯二世5幾尼硬幣。幾尼硬幣取名來自非洲的幾內亞，皇家非洲公司從那裡將大量黃金帶到英格蘭。這枚金幣上的大象表明鑄造硬幣的黃金來自西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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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十字架花樣金幣，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Joao II，1481—1495），印有皇家封號——西班牙國王阿爾加維（Algrave）與圭亞那的十字架。若昂二世採用圭亞那國王封號，以表示他對成為國家財源之一的西非黃金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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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西班牙國王斐迪南（Ferdinand）與伊莎貝拉（Isabella）（1474—1507）二倍艾詩蘭克（excelente）金幣。西班牙根據1497年開始推行的硬幣系統，鑄造了最早的西班牙國家貨幣。達克特大小的艾詩蘭克金幣及其倍幣主導了16世紀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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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8里拉銀幣，1653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四世，波托西鑄幣廠，赫丘利斯之柱與箴言「Plus Ultra」（大海之外，還有領土），西班牙帝王的符號。16世紀30年代，8里拉（8塊）復興，在16世紀晚期成為第一種世界貨幣。墨西哥與秘魯銀礦附近的鑄幣廠大量鑄造這種硬幣，並流通到歐洲和遠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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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法郎銀幣，法蘭西國王亨利三世（1574—1589）。第一枚銀幣法郎的設計很有可能是用來吸收從西班牙佛蘭芒省到法國的銀潮。為了便於改鑄，可能特意由同一標準的菲利浦二世的達爾德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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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皮阿司特銀幣，1579年，托斯卡納大公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1574—1585），圖為佛羅倫薩的守護神施洗者聖約翰。16世紀晚期白銀的數量使得包括佛羅倫薩金幣在內的很多金幣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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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泰勒銀幣，1649年，匈牙利國王神聖羅馬帝國斐迪南三世，加蓋了俄羅斯沙皇亞歷克一世（Tsar Alexis I）的名字及年份1655年。通過與西方的貿易，俄羅斯吸收了大量的銀幣，他們在銀幣上加印以用於當地。直到鑄造出帶有西方風格的國家貨幣，俄羅斯才不再使用國外貨幣。


  從15世紀60年代起，歐洲的白銀生產再次插上了騰飛的翅膀，蒂羅爾州施瓦茨銀礦為主人西吉斯蒙大公博得了「富翁」的綽號（而他的父親曾被戲稱為「窮光蛋」），薩克森大公的施內堡銀礦以及後來的安娜堡銀礦所創造的財富足夠主人們使用純銀餐桌就餐。1512年發現的波希米亞聖·約阿希姆斯塔爾（現亞希莫夫）銀礦儲量超過了之前所有銀礦（圖109）。白銀如洪水般湧現，刺激了新硬幣的生產，起初是在意大利北部生產。日耳曼白銀的主要市場正好位於威尼斯，所以也繼續出口歐洲白銀。15世紀70年代， 威尼斯與米蘭率先鑄造的新式重銀幣重達9到10克，作為里拉進入了記賬系統，這些硬幣即是眾所周知的泰斯頭（testoni，testa意思是「腦袋」）。新硬幣的設計採用了寫實肖像（圖238），這種硬幣傳到了瑞士、日耳曼南部、法蘭西與英格蘭（圖239）。


  很快，白銀髮行者直接利用各自的資源，使用同樣面值的大銀幣取代了小金幣（弗羅林或等價的達克特）（圖240、241）。聖·約阿希姆斯塔爾銀礦與約阿希姆斯塔爾鑄幣廠將新型硬幣命名為通用的「泰勒」（thaler，「dollar」由此演化而來）（圖242）。16世紀貨幣系統的發展及銀幣的流通，使其擴展到更高的面值，並增加了全新的金幣高面值。如同幾個世紀以來的那樣，黃金的供應來自西非（圖245），但是，15世紀晚期，葡萄牙人通過探險在這一地區建立了直達路線。這樣，他們繞過了意大利與非洲北部的中間地帶，直接大量生產他們自己的相當於達克特的十字架花樣硬幣。同一時期，葡萄牙人還從美洲獲得了首批戰利品（圖243）。他們洗劫了中部與南部美洲長期積聚的黃金寶藏，並裝船運回了本國。這刺激了17世紀早期西班牙金幣的擴張（圖246）。


  然而，新世界真正的財富可能並非黃金而是白銀。就在16世紀40年代，約阿希姆斯塔爾與施瓦茨的產量下降時，墨西哥首次發現銀礦，繼而發現了其中儲量最大的銀山波托西，它位於玻利維亞，城市的紋章上的格言稱：「富饒的波托西，全世界的寶藏，山中之王，國王羨妒。」到1600年，這一群山環抱的礦城居民已達十五萬。銀錠在非洲沿海港口登陸，然後被裝上無敵艦隊大型帆船，運往南美洲西岸，通過巴拿馬到達加勒比，又從那裡再運到西班牙。白銀如洪水般湧入歐洲甚至全世界的通貨系統。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銀錠和新鑄造的硬幣（大多數為8雷阿爾塊，或者8里亞爾幣披索硬幣，相當於西班牙的泰勒幣）（圖247）湧入西班牙，此後又快速流出。在16世紀的最後十年裡，共有兩千七百噸白銀出口到西班牙。新的金銀塊資源引起的嚴重後果之一是逐漸削弱了德國的繁榮，因為面對競爭資源時，德國本地開採的白銀價格顯著下降。


  哈布斯堡王室發起的毀滅性戰爭代價慘重，耗費了大部分美洲白銀。有的白銀直接用於軍隊或者（更經常地）向熱那亞、安特衛普、奧格斯堡及葡萄牙銀行家和債權人繳納貸款利息，還有一部分用於購買西班牙亟需的商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多數購買是叛亂屬地的荷蘭人代理的，當時，荷蘭人統治了歐洲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轉口貿易。這也證實了西班牙堅如磐石的財力，它一直支撐到17世紀，其間經歷了一系列的拖欠貸款、技術性破產、通貨貶值以及龐大的支出。


  美洲白銀與薩克森、波希米亞及蒂羅爾的白銀一起通過傳統航線到達了更遠的地方——中東。從1565年起，西班牙的「馬尼拉大帆船」或者「中國船」通過太平洋到達西班牙屬菲律賓，在那裡交換中國與東南亞的貨物。然而，到了17世紀，因為礦產下降並且儲藏的白銀更多用於殖民，所以美洲對西班牙的白銀供應也逐漸減少。但是，整個18世紀，美洲白銀的地位都很顯著，當時新發現的礦藏以及改進的技術都重振了白銀的生產力。同中世紀時一樣，歐洲大陸貨幣疆界並非一成不變。外國硬幣經常成為本國通貨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當地方硬幣的產量很少，或者產量高、重要的鄰邦貨幣包圍了小規模的發行機構時更是如此。例如，16世紀到17世紀的愛爾蘭通貨經常是使用英格蘭、蘇格蘭與其他各國（主要是西班牙）發行的硬幣。在意大利少數地區如曼圖亞、摩德納或者盧卡（圖249），當地硬幣成為威尼斯、佛羅倫薩或羅馬教宗發行硬幣的附屬。威尼斯硬幣統治著達爾馬提亞沿線及其巴爾幹內陸。俄羅斯日漸熟悉西方硬幣，同時流通日耳曼的加印泰勒幣與當地的小銀幣鄧濟（dengi）。17世紀晚期波蘭的狹長地帶主要使用瑞典與薩克森硬幣（圖250）。


  儘管歐洲很多獨立發行的硬幣重疊流通，但實際上也許並不混亂。例如，雖然神聖的羅馬帝國自主發行的硬幣機構很多，但除了日耳曼南部某些地區使用小銀幣盾外，通常各地都遵守泰勒幣的鑄造標準。因此，儘管很多發行者發行的硬幣外觀不同，但重量標準與成色標準都趨於一致。


  國家、硬幣與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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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三倍聯合幣，1644年，大不列顛國王查爾斯一世，內戰時期鑄於牛津鑄幣廠。幣面上國王手持長劍與橄欖枝，象徵賜予戰爭或和平。從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很多統治者鑄造了非常碩大的金銀幣，經常將其用於賞賜。


  金銀塊供應的增長顯然很快捲入16世紀最驚人的經濟環境——所謂的「價格革命」，從1540年至1640年，通貨膨脹使得商品價格提高了六倍，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但在當時卻是令人困惑的。將硬幣置於這種經濟環境中考慮，1500年與1300年的硬幣價格相差無幾，1650年至1750年的一百年間硬幣價格也相對穩定。金銀塊的供應對此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通貨膨脹發生的時期與白銀的供應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是不容忽視的。由於工資水平並未提升，所以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也進一步加大。例如，從15世紀晚期到17世紀中期，英格蘭人的實際工資可能顯著減少了一半。16世紀，稅收也增加了，它已成為保障國家運行的主要工具，儘管在實踐中，稅款在政治與金融精英層之間流通而沒有用於各種國家公務。


  新增的金銀供應對貨幣本身的面值結構與使用產生了兩個可能互相關聯的因素。首先，貨幣面值範圍通常擴大了。16世紀晚期生產了大量新式金銀幣。意大利諸省的達克特與斯庫多金幣，讓位於達克特尼、斯庫多和皮阿司特銀幣，而達皮（doppie，雙達克特）逐漸成為標準銀幣。銀幣取代了英格蘭的半克朗與克朗金幣，一鎊與三十先令金幣成為貨幣的最高面值。西班牙的八里亞爾幣披索與價值雙倍埃斯庫多黃金的達布隆，像17世紀荷蘭的達爾德(1)與雙達克特一樣成為國際通用硬幣。然而，很多地區，包括荷蘭、瑞典、丹麥、波希米亞的神聖羅馬帝國、匈牙利以及奧地利，還有很多日耳曼小省份，仍然生產相當於威尼斯達克特（後稱為捷其諾或者希昆）的金幣，以用於國際貿易。


  大多數國家貨幣系統中間面值的範圍也在擴大，從中世界後期六或者八增到十和十二或更多。這一進展增加了市場上面值系統的靈活性，也可能表明了日常交易與當即支付的顯著增長。此外，通貨中偶爾出現較古老的硬幣，要根據重量和成色對其進行官方估價：在斯圖亞特時代的英格蘭，詹姆斯一世發行的第二硬幣聯合幣(2)，起初價值1磅（即20先令），後來以22先令與查爾斯一世發行的較輕的聯合幣（值1磅）一起流通。然而，17世紀20至30年代，在菲利浦三世與菲利浦四世執政的西班牙，到處都濫發低值硬幣。硬幣瘋狂貶值，之前發行的4馬拉維蒂被重新估價，並且先後加蓋戳記「8」和「12」。


  儘管受到16與17世紀通貨膨脹的影響，但低面值硬幣普遍保存了下來，實際上也更為流行，這也意味著小規模的私人交易經常使用硬幣。它們受到銅幣復興的推動，從15世紀晚期的葡萄牙、威尼斯與那不勒斯開始，然後在17世紀早期，流通到意大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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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達爾德銀幣，1574年，荷蘭人在被西班牙包圍的萊頓（Leiden）鑄造。幣面上是城市的盾形徽章與口號「上帝保衛萊頓」。兵臨城下的城市生產特殊硬幣是16到17世紀的獨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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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採礦4泰勒幣，1662年，不倫瑞克-呂訥堡（Brunswick-Luneburg）公爵克裡斯蒂安·路德維格（Christian Ludwig）。幣面上描繪了上帝之手為威斯特伐利亞白馬加冕的情景，白馬懸停於哈爾茨（Harz）山脈銀礦之上。圓錐形的建築裡包括馬力驅動的排水、起重以及通風系統。


  硬幣的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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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a　鑄幣廠車間，來自《斯匹茲編年史》，Diebold Schilling，瑞典伯爾尼，1486年。圖中熔化的合金經錘擊後變為條狀，後又經大剪刀修剪成圓形，整齊地堆放在一起，再夾在兩個鐵模中鑄造毛坯，同時壓制兩面。最後由鑄幣廠的官員檢查制好的硬幣。（Burgerbiliothek Bern，Mss.H.h.I.16，第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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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b　從彩色玻璃窗中看到的場景，康斯坦茨縣（Konstanz）鑄幣廠，德國南部，約1624年。九個格子描繪了康斯坦茨縣鑄幣廠機械化後的一系列場景。這裡是後面三幅，依次描繪了用手工操作的螺旋式沖床鑄幣、檢查重量與成色、最後從鑄幣廠發行的情景（康斯坦茨縣，Rosgarten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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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c　一條未完成的英國法新銅幣，查爾斯一世（1625—1649）。螺旋式沖床主要的早期對手是輪轉式沖床。後者可以持續鑄造大量硬幣，圓柱模具一次性壓制長條金屬，制好的硬幣可以由此剪下或者蓋印。歐洲一些最大的鑄幣廠使用了這種辦法，著名的有蒂羅爾的Hall及西班牙的塞戈維亞（Segovia）。17世紀早期，英格蘭使用這種技術鑄造法新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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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d　一台波爾頓硬幣沖床，皇家鑄幣廠，倫敦，《星期六雜誌》（Saturday Magazine），1836年4月23日。18世紀晚期，工程師詹姆斯·瓦特與製造商馬修·波爾頓在其伯明翰的Soho鑄幣廠將蒸汽動力應用到硬幣生產中。他們的技術與機器大量推廣，1810年在皇家鑄幣廠使用。這些最早的蒸汽動力沖床簡單地把蒸汽用在沖壓過程中。19世紀，槓桿式沖床取代了螺旋式沖床，蒸汽最終讓位於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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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卡瓦略（cavallo）紅銅幣，那不勒斯國王斐迪南一世（1458年—1494年）。15世紀的很多發行者使用純代銅塊取代了鍍銀的低值幣。斐迪南一世是最早這樣做的人之一，1472年開始使用卡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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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紅銅雙倍圖爾硬幣（tournois），1584年，法蘭西國王亨利三世。1575年亨利三世開始使用紅銅幣，創造性地結合了他的父親亨利二世一直沿用的新式鑄幣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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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低值4馬拉維蒂幣，1624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浦四世，加印為12馬拉維蒂。儘管從美洲運到西班牙的白銀數量龐大，但其支出也同樣龐大。政府嘗試操縱通貨，減少鍍銀幣的質量，使其純銅化。這一政策逐步升級，政府甚至收回了更早的銅幣，並且估價不斷上漲，整個西班牙充斥著毫無價值的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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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紅銅私鑄法新代幣，1660年，沃特福德（Watford，赫特福郡（Hertfordshire））的約翰·摩爾斯（John Morse）發行。幣面上是死神（mors）。詹姆斯一世與查爾斯一世時，代幣零錢加入英國通貨，但是，過度生產與偽造導致政府於1644年取締了法新代幣。其後三十年，成千上萬的私營貿易商發行的代幣成為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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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紅銅8達爾，1658年，瑞典國王查理十世古斯塔夫（Carl X Gustav）。17到18世紀的瑞典國王，都利用富餘的紅銅來鑄造非代幣，這樣有利於保持國家的金屬儲備，並因此來維持其國際價值。這種八達爾（28×65厘米，14公斤）的巨大金屬板使用不便，從而刺激了地方早期紙幣的廣泛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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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稱金人，荷蘭，馬提亞（Matthias Stomer）作品。表面上看，一個老女人正在用秤與砝碼檢驗一枚金幣。實際上，這幅畫具有貪婪的寓意，老女人是金錢奴隸的化身，長著魔鬼之角嘲笑她的年輕人的出現表明老女人走在通往地獄的路上。（卡塞爾國立藝術收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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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銀幣列文泰勒，1604年，荷蘭，聯合省，圖為荷蘭的獅子。17世紀，荷蘭共和國鑄幣廠生產了大量不同面值的硬幣，其中一些用於外國貿易，有的成為地中海東部及沿岸諸國與亞洲常見貿易貨幣的列文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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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達克特金幣，1675年，漢堡市，圖為聖母瑪麗亞與聖嬰。從17世紀中期起，神聖羅馬帝國普遍流通按照達克特的標準生產的金幣。使用達克特是為了在硬幣發行者繁多的地區促進地區與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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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協議泰勒（convertionsthaler）１銀幣，1768年，紐倫堡市，圖為城市全景。在神聖羅馬帝國版圖內，北方省份及奧地利與南部州的硬幣通常按照泰勒的通用標準鑄造。1753年，奧地利與南部州同意了基於科隆馬克（mark）的協議泰勒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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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多布拉（dobra）金幣，1739年，葡萄牙國王若昂五世，里約熱內盧鑄幣廠，巴西。1692年至1694年，巴西發現了米納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金礦。巴西鑄造了兩個系列的硬幣，一種在國內流通，另一種基於多布拉的硬幣在國際上流通。從18世紀早期到中期，多布拉在歐洲廣泛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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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銀幣「利馬（Lima）」皇冠，英格蘭喬治二世，1746年。1745年7月，英國私人武裝船搶奪了兩艘從秘魯返航的法國寶船。這兩艘船上的七十八噸黃金與白銀塊在布里斯托爾（Bristol）登陸，後轉到倫敦塔，在那裡被鑄造成硬幣。幣面上國王的肖像下方增加了單詞「利馬」以示慶祝。


  現代早期見證了硬幣生產方法的戲劇性變化。16世紀早期的歐洲，古代的手工打制技術仍然非常普遍。1700年，這種技術隨著大量機器生產方式的出現而消失了。


  儘管早期的機制沖床適合生產美觀的硬幣，但幾個世紀以來，鑄幣廠對於傳統方法的改進，已經使其可以迅速而又精確地鑄造出符合標準的硬幣。機械化生產的潛在優勢得到證明。


  使用輥扎機準備毛坯，可以生產一致的厚條，由此毛坯可用金屬沖床切割。很多鑄幣過程可以機械化。例如使用曲面印模，或者鑄造獨立的毛坯（弧形壓），或者通過成對的刻有幾個模子的滾筒來鑄造金屬條（輪轉壓制機）。


  螺旋式沖床的發明極為成功，只需要在兩個模子間加上馬達即改造了傳統的鑄幣機械。新沖床的動力可以來自人、動物或者水。動力來源是機械化生產的主要問題，18世紀晚期的蒸汽動力解決了這一問題。255）、法國、西班牙、蘇格蘭與英格蘭以及一些低地國家（圖256、257）。貴金屬體系中的輔幣難以管理，有時因濫發和偽造而導致貨幣系統失控，良幣被驅逐（17世紀英格蘭與法蘭西都發生過這種情況）。政府經常以種種手段進行控制，比如終止發行、限制流通，取消合法地位（規定貨幣在支付中的接收是自願而非義務的）或者減少面值。但是，實踐證明代幣很實用，不能被取消。1640年，英格蘭停止鑄造皇家法新銅幣後，成千上萬的地方及私人的鑄幣發行取而代之（圖258）。


  無論如何，為小面值貨幣而維持貴金屬體系並不能保證這種體系的自身的穩定性。歐洲的達克特和與之對等的泰勒幣曾維持著普遍的貨幣標準，但統治者為了方便或利益而高估價或過度發行小面值硬幣，不顧基底白銀或青銅是否充足。這種現象發生於17世紀20年代的德國，被稱之為「Kipper- und Wippezeit」（字面意思是「剪刀與漲跌時期」），那時也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早期，各省都在進行利益爭奪戰。波蘭17世紀30至40年代，由瑞典控制的巴爾幹城市埃布林（Ebling）與裡加（Riga）的仿造硬幣加重了地方貨幣的貶值。


  羅馬時期以來，儘管小面額貨幣問題重重，但仍首次扮演了如今人們熟知的零錢的角色。硬幣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小規模交易簡單易行，它逐漸取代了古老的以物易物、抵債、支付和零用信貸制度。城市人口的增長以及僱傭勞動的增多所帶來的人口流動也加強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的貨幣化，尤其是在西歐，工業活動開始創造性地大規模進入消費市場。這樣一來，實體硬幣成為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大部分歐洲紅銅來自瑞典，尤其是著名的法輪礦（Falun）。紅銅主要用於鑄造硬幣，這使得瑞典皇室的收入增加，促成了瑞典在17世紀歐洲的重要政治與軍事地位。為了將銅價穩定在合理水平上，瑞典採用了一種非券銅通貨，以吸收大量產出的銅幣，這就是著名的板錢：以在薄銅板上蓋印表明按照白銀達爾衡量的價值，面值從1到10達爾不等（圖259）。為了處理這種笨重貨幣，瑞典人從17世紀中期開始使用早期紙幣。後面我們將對此進行深入探討。


  國家支出和其他支出一樣受到價格革命的影響。國家收入不管是來自直接或者間接的稅收還是應付款，都不能自動增加。無疑稅收制度越來越規範，這一趨勢可能容易導致法治危機與秩序混亂，例如，棘手的稅收問題對1525年的德國農民起義與1642年的英國內戰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政府組成已日趨複雜（支出亦然），政府服務更依賴稅收。軍費增長，工資、軍需品與裝備支出在增加，武器變得更為先進，戰爭範圍也在不斷擴大，這反映了歐洲對哈布斯堡王朝的興趣。國家為了運轉需要大量的借貸，穩定的、長期的公債發行勢在必行，到17世紀末期它在所有的國家中幾乎普及。


  結果，在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場，國家債權股額成為投機對象。該市場出現於17世紀早期，旨在交易政府股票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份。這是現代早期出現的最重要的交易所與匯兌所。17世紀中葉，荷蘭共和國持有的資本相當於歐洲其他國家資本的總和，到17世紀末，倫敦成為其最強大的對手。然而，隨著紙幣即將登上歷史舞台，貨幣供應難以從金銀供應的緊縮中脫離，所以硬通貨一直被優先使用。


  歐洲貨幣制度隨著商業與殖民地的擴張而擴張。資本通過投機活動增殖，不在國內使用的國際貨幣推動了這種貿易。17世紀，荷蘭共和國的貿易貨幣加入西班牙的八里亞爾幣披索、其列文泰勒流通於亞洲與地中海東部及沿岸諸國（圖261），其皇家泰勒流通於巴爾幹地區，其達克特金幣流通於俄羅斯，其達克特銀幣流通於印度與中國。儘管17世紀以國家金銀本位主義時代著稱，出口貴金屬成為貿易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荷蘭。18世紀，第三種主要銀幣加入八里亞爾幣披索和列文泰勒成為國際貿易硬幣，這就是奧地利的泰勒幣。從18世紀80年代起，這種硬幣被稱為為瑪麗亞·特蕾西亞泰勒，從世紀中葉開始，廣泛流通於地中海東部及沿岸諸國、埃塞俄比亞和阿拉伯（圖284）。(3)


  同時，歐洲貨幣與幣制開始向全世界傳播。為了開拓和保護貿易航線，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和丹麥都在亞洲建立了基地和定居點，隨之帶來西式的貨幣混雜流通並且影響著當地的傳統。在新大陸，跨大西洋貿易的爆炸性增長和開發新大陸資源的歐洲定居者一起到來。在中部與南部美洲，西班牙人在靠近主要礦區處建立鑄幣廠，把一些白銀轉換成易於裝船的硬幣，後來又開建了其他鑄幣廠，為不斷增長的移民社區服務。17與18世紀，美洲北部與西印度群島的英國與法國殖民地貨幣兌換服務較差。當地的金銀很少轉換成硬幣（圖265），他們不得不勉強使用各種權宜之計——通常是將西班牙硬幣切割、蓋印、拉長或者穿眼——因為母國政府限制貴金屬出境。


  隨著17世紀中葉美洲白銀生產的衰落，金銀在通貨中的平衡點逐漸偏向黃金，尤其從17世紀90年代起，葡萄牙屬巴西的黃金（圖264）開始與西班牙屬墨西哥的白銀共同產生顯著影響，然而，白銀供應充足（顯然，18世紀瓜那加托發現的白銀多於16世紀的波托西），而黃金則非如此。


  地理環境影響了各國吸引與使用金銀的方式。以英國為例，英國與葡萄牙的歷史與海洋聯繫在一起，黃金主導通貨，葡萄牙金幣大範圍流通，而西班牙屬美洲出產的白銀則更多地湧向法國。總體而言，與16世紀相比，17世紀晚期與18世紀早期的歐洲金銀（無論何種）更多，但是沒有引起類似的價格上漲衝擊。而且，商業開始真正地全球化，全世界的貴金屬購買力都很高。


  18與19世紀，紙幣在通貨供應中逐漸與硬幣混雜使用。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除非受到強制性限制，不然硬幣仍是他們生活中的常用媒介，而且，在任何緊急情況下，硬幣都是儲藏與存款的優先選擇。後面，我們將要談及18世紀早期政府支持的紙幣的失敗試驗，這有助於確保官方將貨幣供應固定在硬幣上，雖然這種固定仍然存在金銀供應、復本位制緊張與難以保證充足及值得信任的零錢等問題。


  我們已經提到作為現代歐洲早期的新元素的紙幣。現在應當詳細地考查銀行券的引入與流通歷史，起初通常不成功，但是後來像17世紀的小額銅幣一樣很快成為歐洲通貨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改變了歐洲人對待與使用貨幣的方式。


  鈔票與紙幣


  因此，使用符號貨幣的權宜之計，再也不是一種叫做信用的東西，而是刺激消費，加大工業產品的需求量。


  詹姆斯·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引論》（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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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匯票（bill of exchange），1724年，漢堡的約翰·愛默生（John Emerson）開具給布里斯托爾的商人奧斯丁·古德溫（Austin Goodwin），承諾三個月內，向約阿基姆（Joachim Coldorph）支付380鎊。匯票從14世紀的意大利銀行開始發展，已經成為一種提供信貸與長距離支付的方式。通常由代理人手寫文書，並被授權在指定的未來某一時期內向特定的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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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要求從「谷山的放債人」（Scriveners in Cornhill）莫裡斯與克萊頓共同持有的賬戶中支付25英鎊15先令，1665年。這一手寫文體是現代支票的前身。羅伯特·克萊頓（Robert Clayton）先生是最有影響與最成功的放債銀行家之一。1679年，他成為倫敦市長，從1702年到去世前的1705年，他一直都是英格蘭銀行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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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英國財政部證券100鎊，1720年。1696年開始使用支付利息的財政部證券。它作為一種公共借貸的形式發行，使用政府的錢歸還。18世紀早期開始，可以使用這些證券來繳稅，也可以在英格蘭銀行將其兌換成現金。很多證券有若干背書，表明它們曾公開流通。這類證券是向聲名狼藉的南海公司借錢發行的證券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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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100達爾紙幣，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1666年。斯德哥爾摩銀行首次發行的鈔票現在已沒有樣品。這一系列紙幣以銀幣作價，幣面上左中位置是銀行的創始人約翰·帕默斯楚遲的簽名。實際上，鈔票在口語中就叫「帕默斯楚遲」。鈔票用水印紙張印刷，其上的八個簽名包括個人簽章與銀行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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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約翰·羅肖像，約1715—1720年，Alexis Simon Belle。（倫敦，國立肖像畫陳列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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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50圖爾鑄幣（tournois）裡弗票，約翰·羅的法國皇家銀行發行，1720年9月2日。儘管銀行承諾一經要求即向持票人支付銀幣，但1720年5月的法令粉碎了公眾對羅發行的鈔票的信心——紙幣通貨的價值降低了50%。10月的新法令宣佈鈔票妨害貿易，未來的商業交易使用黃金和白銀。年底，羅逃離法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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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荷蘭諷刺畫，巴黎股票交易所原址Rue Qunicampoix，令人想起1720年約翰·羅的密西西比公司破產。圖畫下方的詩句詳述了投資者的各種財富，對股票交易者與大吹大擂、雲山霧罩的謊言與信誓旦旦的保證中潛在的可怕命運發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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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1元紙幣，馬薩諸塞灣州發行，1780年。1690年英國馬薩諸塞殖民地發行的信用券（bills of credit）可能是西方政府發行的第一張紙幣。它與其他省份發行的紙幣經常用西班牙元計值，反映出外國硬幣的重要性及英國硬幣的匱乏。


  1690年，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巴本記載，因為沒有公共銀行，「倫敦商人不得不把現金存到金匠那裡，因此產生了基於『金匠的記錄』的信用，它們像銀行的紙幣一樣在支付人之間流通。」這一記載比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早四年，然而事實上紙幣和銀行並非新生事物。早在公元11世紀，中國就開始流通紙幣，後來，元朝（1206—1367）發行的紙幣流通廣泛而且使用時間長久。在13世紀晚期，意大利就出現了專門的銀行業，促進了匯票和作為支付方式的手寫指令的使用。然而，直到17世紀末（圖266），經常聯繫在一起的流動紙幣與中央化銀行才逐漸奠定了現今我們習以為常的通貨制度的基礎。巴本見證並支持了一項革新的開始。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樣熱衷於這項改革。像所有的發明一樣，改革時斷時續並且舉步維艱。從伊麗莎白時代開始，英國金融服務的種類很多，商人與放債人接受並儲存貴重物品與貨幣，對外提供服務，開具收據。放債人（圖267）作為合法的書記員和中介人，為商業交易開出債券與合同。像商人與金匠一樣，他們更多的金融工作不過是商業邏輯上的延伸。到17世紀下半葉，金匠與放債人提供的銀行服務範圍變得更廣，包括貸款、付息存款、外國貨幣兌換、開具或收取支票與期票。顯然，社會需要這類機構，但是，人們對此也有不同看法。1676年出版的一本名為《新式金匠或者銀行家的秘密》的小冊子中，作者匿名譴責金匠從事高額利息借貸的「非法業務」，金匠從貼現匯票中收取雙倍或三倍的利息，這種人不值得信任，作者希望「人們靈機一動，開始考慮為什麼金匠、銀行家比別人更可靠，或者得到比他們應得的多十倍的信任。他們只是提供個人保證，他們的券以五百鎊，一千鎊甚至更多倍增，他們提供券之前的欠款，是他們固定資產的二十倍……」毫無疑問，雖然受制於個人情緒的主觀性，但這位作者敏銳地洞察出了銀行家成功的基本前提：人們必須相信銀行家及其紙券，紙券發行必須基於良好的金融支持。


  歐洲最早自由流通鈔票的發明榮譽歸於利沃尼亞人約翰·帕默斯楚遲（圖269）。1656年，他在瑞典建立了斯德哥爾摩銀行。他的人生故事非常有趣，初期成功，後來失敗，鑒於歷史的後見之明的投資，可能是中肯的警告。斯德歌爾摩銀行是私企，但實際上，它與國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的建立受到皇家特許；半數淨贏利要支付給皇家；它的總監是國庫大臣。而且，帕默斯楚遲同政府磋商1661年開始使用的紙幣的發行性質。瑞典的銅盤錢的發行對解決瑞典銅幣的價格問題來說是創新性的舉措，但是這種錢非常大，也很重，不方便攜帶而且會貶值。因此又發行了「信用券」，以作為移動的變種通貨。這起初也很成功，但是，幾年後，銀行借貸太多並且發行了過多無法贖回的紙幣。1667年，政府委員會認為帕默斯楚遲有罪，管理失職，責令他歸還賒欠皇家的貨幣。帕默斯楚遲曾得到特權，而後來則面臨死刑，最後改判為有期徒刑。


  大約五十年後，介於這一事件和第一張銀行券出現的時間內，法蘭西又發行了幾種類似貨幣。這是由蘇格蘭人約翰·羅（圖270）首創的，他像帕默斯楚遲一樣，在找到有力的支持之前，周遊列國並且徒勞無功地制定了各種金融方案。羅的上司是法國攝政者奧爾良公爵，在其領導下，1716年，羅建立了通用銀行。1719年1月，銀行收歸國有，成為皇家銀行，發行受到皇家擔保的貨幣（圖271）。然而，羅的抱負遠遠超出得到大量財富以及銀行管理者的職位。1720年1月，他被任命為法蘭西的財務總管，他希望通過銀行、密西西比殖民公司以及控制國家金融來為國家和人民帶來繁榮。羅聰明、富有想像力，也很理想主義。他的政策不是基於短期的權宜之計，而是基於人們長期追求的通過由土地價值支持的貨幣形式的信貸供應促進國內工業的理論。但是，無論如何，羅過度依賴投資，而且可能低估了政敵的力量。後來他評論到：「如果重新工作，我將放慢步伐，安全地行進，避免將國家暴露在通常接受的金融活動突然變動的危險中（圖272）。」到1720年12月，羅已失去攝政王的支持，銀行和密西西比公司都破產了，公眾的信心受到打擊，他背負持久的來自國內外的惡名。羅的偉大「系統」毀於一旦，最終得到的庇護只有流放。


  除卻個人經歷的戲劇性之外，羅與帕默斯楚遲的經歷大同小異：兩人都是真正希望通過創造新式的貨幣媒介促進經濟活動，貨幣通過銀行發行，無論法律地位如何，都高度中央化並且享有庇護。但是這些顯然適宜的條件，不足以保證貨幣的穩定性與公眾對貨幣的信心。


  國家實力的限制與早期紙幣通貨的利弊相當，也在北美洲英國殖民地的紙幣發行中顯現。這是西方政府首次發行紙幣。殖民地長期硬幣短缺，商業嚴重依賴匯票，所以需要某種形式的當地流通的貨幣。1690年，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發行了第一批紙幣，為前往加拿大的軍事遠征提供經費（圖273）。軍事支出促成了其他幾個殖民地的紙幣的早期發行，但是紙幣也用於支持市政建設工程或者發行公債等和平事業。紙幣既有著官方地位又體現出了官方的行為動機。在馬薩諸塞，用紙幣支付可以獲得5%的補貼——公眾對此規定的態度很矛盾。殖民地內部與殖民地之間的交換價值經常改變，而且，在很多殖民地因為過度發行和貶值，紙幣價值下滑。早在1691年，一位馬薩諸塞支持紙幣的作者就曾抱怨紙幣與白銀相比已經貶值，但是，他預見人們對於紙幣的信心以及他們的共識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只要負責的人數足夠多，他們大量交易，聚會、討論、達成共識，給紙幣公平的信譽，那全社會將由此受益。」後來，在不列顛，正是這一政策經常用於讓銀行避免面對焦急地排隊等候的客戶，但是，當時人們難以被勸服。1719年，另外一位匿名評論員考察了紙幣的增長數量和提高的價格並且得出了個人結論：


  雖然法律允許用紙幣公共支付5%的補貼……我說，儘管這些法令偏好紙幣，然而人們不將其尊為貨幣，但願意為一盎司白銀支付（像我被告知的那樣）十二先令紙幣，一盎司在我們的法律中只是一件七先令的小事，法律確實可以實施限制並且威脅懲罰，但是它不能改變人們的心態，讓他們認為一張紙就是錢。


  他說得有道理。18世紀與19世紀大多數時期——實際上，有人可能認為直到金本位的失敗——都有一種佔優勢的看法認為，紙幣只有可以一經要求即可轉換成金幣或銀幣時才能有效運行。甚至連堅定的銀行與鈔票支持者亞當·斯密都將此規定作為重要前提。然而，硬幣經常短缺或者價值缺乏穩定性，這也刺激了紙幣的發行。這樣，英國北美殖民地需要大量的信用券，殖民地大會甚至都可以扣留那些券，以控制發行員的薪水。這一舉措持續到大革命（1776—1781）之後，代表各殖民地的新大陸會議頒布命令認為州紙幣的首次發行有效。這種二重性觀點是各地開始使用紙幣的典型反映。事實上，公眾的觀點經常像紙幣本身一樣變幻無常，其中一些問題僅僅是對這種陌生的、沒有內在價值的貨幣形式的偏見，但是，很多也取決於選擇的可得性及發行者的信譽與金融的穩定性。


  鑒於很多首次發行紙幣的嘗試是國家在政治與經濟危機條件下進行的試驗，所以它們易於失敗讓人毫不意外。但是，也有可能發生相反的情況。西方首次持續成功發行貨幣的英格蘭銀行與蘇格蘭銀行分別成立於1694年與1695年。英格蘭銀行建立於貨幣危機和英格蘭與法國作戰時（圖274）。事實上，銀行的主要功能是借錢給處境艱難的政府，作為「永久利益的基金」。一年後，蘇格蘭銀行按照「這個王國中一家公共銀行可能的有用性」，根據蘇格蘭議


  [image:  ]


  274　英格蘭銀行「running cash note」，635鎊，1699年發行。這樣的票據是顧客在銀行存錢的憑證，顧客可以將其部分兌換成現金，留下差額——注意左下方的註解。因為存款者或持票人可以憑票據兌換現金，所以它們可以流通。無論何人只要在銀行出示票據就可以動用帳戶。（英格蘭銀行）。


  會法案建立（圖275）。國家飽受了貨幣供應不足、信貸機構匱乏與欠收之苦。這兩家機構顯著不同，尤其是在它們與國家的關係上——英格蘭銀行經營很多政府業務，而蘇格蘭銀行明確禁止為國家借貸。不過，它們的相似性也非常重要，它們都是從深思熟慮的計劃與設計者的雄心勃勃以及有影響力的商業集團的支持下成長起來，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它們運行在聯合股票原則與廣泛的資本基礎上，得到大量股東的捐款。營業後不久，兩家銀行都開始發行各自的鈔票，並且發行持續了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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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12蘇格蘭鎊紙幣，蘇格蘭銀行，1723年。蘇格蘭銀行1695年建立時開始發行貨幣，是在1990年仍然發行紙鈔的三大蘇格蘭銀行之一。這種證券價值一先令，使用蘇格蘭通貨面值，這是1707年實施創造性的統一貨幣系統的法案之後的常見現象。


  18世紀，很多不列顛城鎮開設了發行地方貨幣的銀行，銀行通常是由急於促進地方工商業發展的商人、實業家與土地所有者經營（圖276—278）。英格蘭貨幣增長的幅度不大，但是，蘇格蘭銀行與貨幣發行的快速增多很好地證明了它們能夠帶來的回報以及存在的風險，19世紀的英格蘭也有同樣的經歷。在硬幣短缺但文化水平相對較高的貧困地區，人們願意接受紙幣，不論紙幣來自聲譽好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或者阿伯丁銀行公司（圖278），還是來自弱不禁風的私營銀行，比如臭名昭著、目光短淺的埃爾銀行。在私營銀行遭受毀滅性地失敗之後，鈔票持有者的紙幣通過蘇格蘭與皇家銀行的支持以及出售不動產來兌換。這對很多股東來說是一場災難，而對蘇格蘭銀行而言只是警示，這證實了銀行需要良好的管理與充足的資金儲備。在整個不列顛，銀行的數量持續增長，迎合併創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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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20鎊紙幣，道森·科茨（Dawson Coates）與羅立斯在都柏林發行，1770年。18世紀，愛爾蘭很多商人與小交易商發行紙幣。科茨與尼古拉斯·羅立斯（Nicholas Lawless）先生（原始合作夥伴之一）是1783年蘇格蘭銀行原始的持股人，羅立斯是它最早的管理者之一。1793年，他們的銀行倒閉，但是，債權人最終得到全部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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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十幾尼紙票，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銀行，1783年。18世紀早期，不列顛倫敦之外各地貨幣發行銀行寥寥無幾，但是，在1800年發展到數百家，隨著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工業革命很快擴張。銀行家及其發行的紙幣受到歡迎，依賴於當地合作夥伴的聲譽，他們的名字被印刷在紙幣上——這張紙票上寫著「Sam. Mason，Rob. Woods &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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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5先令紙幣，阿伯丁銀行公司，1799年。該銀行成立於1767年。當時該地區飽受硬幣短缺之苦。銀行的目標之一是提供地方鈔票，取代那些「由本地的陌生人發行並簽署」的鈔票。合夥人積極地支持地方工業與改革，銀行經營一帆風順，直到1840年晚期發生商業危機被蘇格蘭聯合銀行接管。


  殖民地美洲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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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a　英國煙草包裝紙，18世紀。在北美洲某些地區，煙草是有價值的出口商品，與硬幣和紙幣一起作為流通貨幣。1740年，波士頓休·萬斯（Hugh Vance）出版的小冊子《貨幣的屬性與應用的調查》解釋說：「大種植園普遍用詞語『Currency』表示白銀通貨，用『Tale』表示弗吉尼亞的煙草、西印度群島的糖等的重量……而且根據紙幣通貨規則，必須明確指出在市場中用作貨幣的紙張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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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b　白銀「松樹」先令，馬薩諸塞，1667年至1674年。1652年，馬薩諸塞灣殖民地開始設計、生產非常簡單的硬幣，加蓋「NE」與羅馬數字表明面值，用熔化的西班牙古銀幣製成。但是，這些硬幣容易切割和偽造，短短數月後就停止了鑄造，翌年使用了新設計。硬幣背面是樹。1667年至1674年間發行的「松樹」先令銀幣上標明的年份仍為16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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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c　錫代幣，用於英屬美洲殖民地，1688年。這些代幣鑄造於倫敦塔的皇家鑄幣廠，然後運到美洲。背面的銘文表明硬幣的價值為1/4里亞爾（real），顯示了美國殖民地與英國一樣，和西班牙通貨系統有著一定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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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b　硬幣換算表，1771年紐約年鑒。美洲殖民地的貨幣價值多變：一枚紐約先令未必等於費城先令。流通中的很多其他通貨也有同樣的換算問題。這就意味著需要印製這種表格，表明硬幣的相對價值與重量，以便比較各州的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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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e　英國幾尼金幣，1772年，紐約金匠乙法蓮（Ephraim Brasher）加蓋「EB」。對18世紀70年代北美殖民地流通的現金總量估計差異很大，從三千萬到一千萬美元不等，總量的25%至75%是貴金屬。因為美國東海岸貴金屬的短缺，白銀與黃金幣從英國、葡萄牙與西班牙（或者西班牙美洲）進口，用於支付當地發行賤金屬幣和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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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f　銀元的錫樣品，美國大陸會議制，1776年。18世紀60年代，向英國殖民地徵收新稅導致美國各州開始號召獨立，1776年7月4日，十三個州宣告獨立。同年美國準備發行的試驗幣當時並沒有發行，但是美國發行的第一枚硬幣——所謂的1787年「福吉歐（fugio）」分幣，設計與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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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74斯庫多紙幣，羅馬di Santo Spirito銀行發行。1605年，教皇保羅四世開辦銀行，其部分功能是提供慈善基金，並通過借貸收取利息。di Santo Spirito銀行發行了第一張紙幣，作為硬幣存款的收據。支付給持有人的流通紙幣，從1724年開始發行，直到1796年。


  17世紀，英國、荷蘭、法國與瑞典等歐洲國家控制了東海岸地區。為了商業以及支付殖民地勢力之間的戰爭，殖民地發行並使用了大量（但不限於）硬幣與紙幣等通貨。對紙幣的需求。很多銀行都是私企，尤其是在英格蘭，直到1826年英格蘭銀行合股銀行才居於壟斷地位。時機與經驗顯示了大規模銀行的優勢，這種銀行分支網絡較多，這一趨勢在19世紀時受到銀行立法的進一步推動。與邊遠的馬薩諸塞不抱幻想的小冊子的作者相比，它確實有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通過法律確保了人們對於紙幣的信任。


  所有西方早期的紙幣發行本質上都是投機。這種發行沒有可遵循的確定的程序，只能從經驗中學習，對於銀行家和客戶而言代價高昂。集中在失敗的投機上很容易，但是，即使是帕默斯楚遲與羅夭折的計劃也部分地成功了，並且他們還預見了中央銀行發行紙幣的未來形式。而且，儘管商人與金融機構使用了匯票等更早的紙信用類型，17世紀與18世紀見證了紙幣作為流通貨幣在全社會的廣泛使用。


  正如即將到來的革命很快證明的那樣，不受控制的紙幣發行的危險遠遠沒有結束，但是，在18世紀即將結束時（圖280—282），全世界二十多個國家使用紙幣，紙幣由國家銀行、私人發行者、甚至由歐洲政權在遠方的殖民地發行。後來的兩個世紀見證了發行環境的漸變，完成了亞當·斯密所預見的「紙取代了金銀貨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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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25盾鈔票，奧地利維納（Wiener Stadt）銀行，1762年。這張是奧地利早期紙幣——儘管銀行在1706年成立。鈔票主要用於交換貨幣存款，抵銷國家債務。開始，Wiener Stadt銀行得到授權發行了1200萬鈔票，到1801年，鈔票數量上升到10億。巨額紙幣主要用於支付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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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6里弗（livers）圖爾（tournois）紙幣，流通於法國波旁群島（現在的毛里求斯與留尼旺島），約1780年。受法國監管的獨立殖民地在18世紀60年代已經發行了紙幣，而此時法國本土尚未發行紙幣。


  結論


  從16世紀的金銀洪流到兩個世紀後象徵性的中央化銀行、代幣與紙幣的出現，貨幣改變顯著：更多用於流通以適應更多的變化，開始滿足不同人的需要。初期，人們對於貨幣的想法主要反映在宗教與道德上，他們對於基督教關於過多的財富與神對不義之財的審判的焦慮是根深蒂固的。然而，這一時期結束後，人為的法律與世俗國家形成了討論貨幣的不同方面的指導性的概念框架，人們開始理智地面對貨幣的本性以及它在社會中的功能，這也是由貨幣改革的可能性與各種實驗引發和促進的。當時的理解通常落後於貨幣現實的複雜性——就像早期硬幣舉步維艱的發行——但是，心態與實踐的改變勢不可擋。這種知性改變的深厚暗示可能在兩個世紀以後奏效。


  --------------------


  (1) 1.5盾或30斯圖維（stuiver）。——譯者


  (2) 英國20先令金幣，1604年詹姆斯一世發行，亦稱雅各布斯（Jacobus）。——譯者


  (3) 泰勒，舊德幣，1泰勒等於3馬克。——譯者


  (4) 神聖羅馬帝國的銀幣單位。1754年開始使用，含1/10科隆馬克白銀（約23.39克）。——譯者


  8 非洲與大洋洲


  Africa and Oceania


  在貨幣的所有形式中，這無疑是最稀奇古怪的。


  W.庫特，《西太平洋》（1883）


  現在，世界各國都發行了硬幣與紙幣。然而某些國家，尤其是非洲與大洋洲的貨幣的使用仍然局限於少數人口——富人和城市居民。在很多地區，發達國家使用的支票本、信用卡、電話銀行與其他貨幣設備對當地人來說仍然前所未聞，而在西方人看來，這些地區的硬幣和紙幣的使用方式也是他們無法理解的。在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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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銀元，英國塞拉利昂公司1791年發行，流通於西非為解放奴隸而建立的定居點。這一發行以失敗告終，於1805年取消。這是英國發行的第一枚硬幣，有特定的面值「dollar」，在1794年美國銀元發行三年前就已發行。像美國硬幣一樣，它用作替代流通的西班牙8里亞爾幣披索。塞拉利昂元價值10馬庫塔（macuta，非洲的貨幣單位）。


  非洲的現代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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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a　西非銀行鈔票1000法郎，法屬西非發行的樣品，約1945年。鈔票正面是法蘭西的化身瑪麗安（Marianne），橄欖枝環繞著一對非洲母子。這是法國殖民地發行的典型鈔票，表現出法國作為臣民的如父母般的守護神的形象，也描繪了法國統治下的人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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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b　10坦桑尼亞先令銅鎳合金硬幣，1988年發行。硬幣正面是朱利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他是坦桑尼亞總統和1961年國家獨立的締造者。硬幣背面是新國家的國徽，由身穿非洲服裝、手持象牙的男女扶持。銘文是用坦桑尼亞的官方語言斯瓦希利語（Swahili）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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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c　銅鎳合金硬幣，10分，英屬東非與烏干達，1910年，以國王愛德華二世名義發行，流通於肯尼亞、索馬裡蘭與烏干達。這枚硬幣的流通價值為東非的標準通貨單位英屬印度盧比的十分之一。這一設計的特徵是象牙，表現了殖民地當局搜刮該地自然資源獲取的財富。從1897年開始，英國開始為該地區提供地方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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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d　鈔票，西非共和國中部銀行，5000法郎，1984年發行，用於前法國西非的殖民地（局部）。這一圖景既通過一尊尼日利亞14世紀的青銅人首表示西非文化的悠久歷史，又提到了當地的現代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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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e　泰勒銀幣，1780年重鑄１，奧地利女王瑪麗亞·特蕾西亞，用於埃塞俄比亞與阿拉伯。這種硬幣在紅海國家如此普遍，以至於奧地利、不列顛、法國、意大利與德國為了向埃塞俄比亞與阿拉伯出口而仿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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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f　泰勒銀幣（比爾１），阿比西尼亞國王孟利尼克（Menelic），鑄於巴黎鑄幣廠，1892年，埃塞俄比亞時代（公元1900年）。硬幣正面是國王的肖像；背面是阿比西尼亞王國國徽猶大的獅子。埃塞俄比亞瑪麗亞·特蕾西亞泰勒的普遍性，促使孟利尼克鑄造自己的版本。儘管法國為其鑄造了漂亮的硬幣，但沒有成功，因為孟利尼克的臣民仍然喜歡使用熟悉的奧地利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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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g　埃塞俄比亞銀行紙幣，兩泰勒（比爾），1933年發行，印有國王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1930—1936、1941—1974年在位）肖像。埃塞俄比亞只在海爾·塞拉西的統治時期廣泛使用西方風格的硬幣，儘管在某些地區，瑪麗亞·特蕾西亞泰勒持續流通到20世紀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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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阿基（Ackey）銀幣，英國黃金海岸（現為加納）定居點，1818年以喬治二世的名義鑄造。阿基是當地人與歐洲定居者交易時使用的稱重黃金。硬幣按照一枚英國半克朗的重量鑄造。它的發行失敗了。銘文記載，1750年，英國通過議會法案建立了在非洲的貿易權。


  撒哈拉以南非洲使用歐洲風格的硬幣與紙幣始於18世紀晚期。但是，19世紀後期歐洲統治鞏固之後才具有非洲特色。殖民地時期硬幣與紙幣上的圖像反映了歐洲人的興趣愛好。非洲國家獨立以來保留了歐洲形式的貨幣，但是，貨幣設計強調了各國特色。埃塞俄比亞的獨立王國開始使用歐洲風格的貨幣伴隨著同樣的建立非洲國家身份的動機。新式貨幣體系不能滿足使用者所有的經濟與社會需要，因此在很多情況下，繼續使用當地形式的「貨幣」。中，我們繼續研究歐洲在新發現的世界擴張的歷史以及歐洲貨幣在這些地區的使用。同時我們也探討土著貨幣系統（圖283—285）的多樣性，它們在以歐洲硬幣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普及全世界之前產生，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於世界上的某些地區。


  食鹽與貨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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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19世紀，埃塞俄比亞（阿比西尼亞）使用這種鹽條支付。它由岩鹽製成，手工切割成特定大小，用蘆葦包裹，防止使用時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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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青銅便士，英屬西非，1958年以伊麗莎白二世的名義發行。英國西非硬幣始於1907年，流通於黃金海岸、尼日利亞、岡比亞與塞拉利昂。它標誌著英國在西非殖民地發行硬幣的嘗試首次獲得成功。


  歐洲的旅行者剛開始碰到沒有貨幣的民族時，他們將大量各種自認為可能是准貨幣的物品帶回歐洲，其中最普遍的是食鹽。從1520年到1526年，一位早期的葡萄牙旅行家傳教士弗蘭西斯·阿爾瓦，作為皇家使者被派往阿比西尼亞，在遊記中他提到當地使用食鹽支付的做法：「從紅海到西部海岸的剛果，都使用食鹽而非錢幣作為通貨。據說，它們是從山脈中挖取的，然後被切成塊，大約一個半手掌長、四指寬、三指厚。」


  18世紀早期，英國商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到達埃塞俄比亞，在那裡，他也看到當地人用食鹽來支付：「埃塞俄比亞流通的小貨幣是食鹽，它們是從山裡挖出來的，就像我們在採石場打石頭……」到18世紀末，歐洲商人已經開始在紅海港口（位於現在的厄立特裡亞，屬埃塞俄比亞王國）使用銀元和達克特金幣，其中一些滲透到內陸並與食鹽一起流通。「阿比西尼亞沒有鑄造硬幣，但是，這裡流通其他國家的硬幣，尤其是威尼斯的希昆，以及大英帝國或奧地利的銀元……通常用金錠來進行大額支付，它們用哇凱啊（Wakea）或者阿比西尼亞盎司來衡量。小額支付使用鹽礦中挖出來的鹽磚，八十塊鹽磚約值一哇凱啊金幣。」


  這些作者認為，埃塞俄比亞人將食鹽作為貨幣的基本形式（圖286）。在歐洲，食鹽行使了貨幣的功能。這些是流行的觀點，使用自然物品如食鹽而不是貴金屬作為貨幣，在他們看來就是社會不開化的表現。然而，埃塞俄比亞王國已經有獨立的硬幣。在羅馬帝國的影響下，公元3世紀至4世紀，埃塞俄比亞阿克蘇姆國王發行過黃金、白銀青銅幣。伊斯蘭與歐洲的硬幣偶爾也從沿海地區流入該地區。


  無獨有偶，使用硬幣的中國人也認為，邊遠地區是蠻夷之地，那裡的居民使用鹽和珠貝等物品作為硬幣的原始替代品。中國歷史學家認為，在開始使用硬幣之前，中國也將珠貝作為貨幣使用。中國的文獻記載，在帝國的邊遠省份，人們用食鹽進行支付。9世紀，中國作者樊綽描述了四川省的貨幣活動，在中國西部「需要商業交易時，他們開始計算鹽塊的數量」。13世紀末，馬可·波羅記載了四川省的商業活動：


  現在，我跟你們講講他們的錢。他們按重量來計算金條的價格。這是較貴重的貨幣，而面值較小的貨幣的價格算法就有所不同了。因為這裡有許多鹽井，所以當地居民就從鹽井中取出鹽水，用小鍋把水蒸乾，然後從中萃取鹽。當水沸騰一小時後，就會變成糊狀，人們把它製成小餅，每枚價值兩便士。這種小餅下平上凸，放在近火的熱瓦上，很容易乾燥。這種鹽幣上還印有大汗的印記，不是大汗任命的官吏，就不能鑄造。像這樣的八十個鹽餅就值一個金幣了。當商人們將鹽餅帶到山中以及其他很少有遊客的地區時，由於這些地區遠離市鎮並且經濟落後，六十、五十，甚至四十個鹽餅就可以換取一個金幣。


  ……這些商人還在上面所說的西藏的多山地區進行貿易，鹽幣在這些地區也是通用的。商人們從貿易中獲得的利潤非常大，因為這些土著人要在食物中放鹽，並認為食鹽是生活必需品，而城市居民僅將破損的鹽餅的碎屑灑在食物中，整個鹽餅則作為貨幣來流通。


  《馬可·波羅遊記》


  也有證據表明在撒哈拉非洲，食鹽是用於支付的。14世紀的阿拉伯旅行者伊本報告說，他在去通布圖的路上，找到一座塔阿扎鹽礦（在今天的馬裡），在那裡，開採出來的鹽塊主要用於與南部馬裡王國的貿易。他寫道：「黑人使用食鹽作為交換的媒介，就像其他地區的金銀一樣。他們將其切割成塊，用於買賣。」


  非洲的銅幣


  青銅與黃銅、紅銅及其合金被稱作「非洲的紅色黃金」。儘管19世紀之前，西非是世界上黃金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但當地人更喜歡紅銅與青銅，並將其作為裝飾物以及用於支付。非洲的黃金出口到歐洲並製成硬幣，歐洲紅銅與青銅流向西非。中部非洲的紅銅礦也是重要的資源。到19世紀，青銅廣泛用於各種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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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a　紅銅合金臂鐲（manilla），尼日利亞，14世紀。從尼日利亞的考古點出土的臂鐲樣品表明，13世紀，重紅銅合金手鐲通常很大並且奇形怪狀，它們不能用於佩戴。從15世紀下半葉開始，葡萄牙人使用紅銅與青銅臂鐲從貝寧王國（現在的尼日利亞）購買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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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b　黃銅臂鐲，不列顛製作，出口到尼日利亞，19世紀晚期。認識到臂鐲在西部非洲若干地區經濟中的重要性後，葡萄牙和其他歐洲商人為了與當地人進行貿易而製作了臂鐲。直到20世紀40年代，尼日利亞東部仍然使用這種小臂鐲貨幣。


  [image:  ]


  288c　黃銅裝飾板，起初鑲在尼日利亞貝寧王國皇宮的柱子上，15到16世紀。中間人物右上方的小人代表手持臂鐲的葡萄牙商人。幾張貝寧飾板表明臂鐲與葡萄牙人的聯繫，這些臂鐲顯然大部分來自於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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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d　非洲的紅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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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e　紅銅1馬庫塔硬幣，葡萄牙國王喬塞一世（Jose I，1750—1777），非洲殖民地的西部與中部製作使用。馬庫塔面值基於非洲的價值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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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f　紅銅十字架形狀的錠，中部非洲。這種錠是用從紅銅帶（在民主剛果與贊比亞）開採的金屬製成。人類學發現這一地區最早在13世紀使用十字形紅銅錠。這枚錠可能是19世紀製成的，比利時屬剛果（Belgian Congo）的加丹加省（Katanga）廣泛使用這樣的錠進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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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g　青銅大口水罐，英格蘭制，1377—1399，1895年發現於黃金海岸（加納）的阿散蒂（Ashanti）皇宮。這只巨型大口水罐，裝飾有皇家徽記與英國國王理查德二世的妙語與說教韻文，作為流入到西非的紅銅的一部分到達阿散蒂。


  [image:  ]


  288h　黃金標準，青銅五法郎，民主剛果省份加丹加，1961年獨立。其上刻畫了一塊13世紀以來生產於中部非洲的銅礦地區的銅錠。


  「千奇百怪的錢」


  除食鹽和金屬之外，歐洲旅行者和商人曾描述過很多類似於貨幣的物品，當他們在非洲、美洲、亞洲、澳大利亞與太平洋時曾見過它們，比如巨石、木塊、羽毛甚至人的頭蓋骨，他們將其理解為「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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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辛博（Simbos），上有橄欖殼與盛貝殼的籃子，比利時屬剛果（現民主剛果）的Mbuun與Pende人用其進行支付，1909年收藏。據記載，早期葡萄牙屬安哥拉的當地人把辛博當作蝸牛殼。


  一些最早的資料，來自葡萄牙的航海者與商人，15世紀晚期，他們開闢了直達非洲的航線，他們在記錄中提到非洲西部將銅環、布匹、貝殼與木塊作為貨幣使用（圖288、300、302）。杜華德描述了16世紀安哥拉使用的貝殼貨幣（圖289）：


  一座叫做羅安達的島為剛果國王與他的子民提供了錢幣，人們沿著海岸線撿拾一些叫做蝸牛殼的小貝殼動物……必須記住，在他們的國度，黃金、白銀與其他金屬並非貨幣，因此即使金銀充足，也只能用蝸牛殼來進行買賣。


  菲利波·皮格菲塔，《剛果帝國報告》（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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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貝殼串珠，一條切割的貝殼編成的珠帶，早期殖民地時期北美洲森林地區的本地人曾使用過。紫色的珠子用貝殼邊製成，白色的表面用貝殼主體製成。歐洲殖民者也製造了貝殼串珠以用於與美洲土著人之間的貿易。


  [image:  ]


  291　紅銅斧。16世紀墨西哥早期西班牙居民記載，當地人使用這種斧子作為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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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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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坦布貝殼，巴布亞新幾內亞新不列顛，19—20世紀。貝殼穿孔，串到長籐上。19世紀到達海島的人們記載，它們用於彩禮、成人罰款與血債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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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羽毛錢」卷，索羅門群島的聖克魯斯島，19—20世紀。羽毛粘到一條長纖維帶上，貝殼與珠子系到帶的末端，整個包在棕櫚葉裡。它們用於儀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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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雅浦（Yap）島民及其石頭「貨幣」。太平洋上的雅浦島（現在的密可羅尼西亞聯邦，19世紀歐洲人首次到達該島）使用石頭支付。這些石頭大者直徑四米，雅浦島民用四百英里外的Pelwe島採石場切割的石灰石製成。


  在北美洲的多處地方發現與貝殼貨幣相關的記錄。1705年，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貝弗利對弗吉尼亞的土著人進行了描述：「在英國人到來之前，除了Peak、Reonoke以及諸如此類的由Cunk殼製成的小東西（圖290）外，印第安人認為別的物品都不能算作是錢財。它們而非金銀在此流通，既作為貨幣也作為裝飾品。」這些由貝殼製成的裝飾品，歐洲定居者稱之為貝殼串珠。在中美洲，早期的西班牙定居者提到，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後不久，墨西哥本地人開始將小銅斧和可可豆作為貨幣使用（圖291）。


  儘管南亞擁有幾乎和歐洲一樣悠久的貨幣歷史，但早期的歐洲旅行家們發現，那裡使用貝殼作為支付手段：「他們使用的其他小貨幣是稱之為cori的小貝殼。」（J.B. Tavernier，《經土耳其到波斯與東印度旅行札記》，1684）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向非洲出口的貝殼曾經導致零錢短缺，非洲人使用杏核來代替零錢。「他們無法將這些進口的貝殼作為零錢使用，只好開始使用杏核。」


  從7世紀至12世紀，東南亞也曾使用硬幣，但是，外國旅行者與商人們也見到過很多其他的支付方式。據11世紀阿拉伯文獻『Ajia』ib al—Hind記載，偏離蘇門答臘的尼亞斯島的土著居民使用銅錠支付，就像阿拉伯人使用黃金一樣，而其他島嶼則用人頭來進行物物交換。該地區有關商業活動的中文記載稱，在13世紀的爪哇，因為「他們沒有成串的銅錢」（也就是說，像中國一樣的硬幣），所以就用切割過的銀塊來進行支付。中文記載也提到15世紀馬六甲貨幣化的錫錠生產：「在他們所有的傳統交易中使用錫塊而非金錢。」印度與中國也有有關東南亞大陸使用貝殼作為貨幣的記載。14世紀，中國作者汪大淵記載了泰國華富裡如何使用貝殼：「與他們交易的規則是使用貝殼而不是硬幣。」歐洲旅行者與商人進入該地區時也發現了這不同尋常的支付方式。15世紀的威尼斯旅行者尼可羅描述了蘇門答臘的人頭通貨：「在巴塔克島某地，居民吃人肉，他們保留人頭作為財富，儲存頭蓋骨並將其用作貨幣。他們無論買什麼，都要根據購貨價格支付一顆或幾顆人頭……」其他歐洲記錄記載的支付手段中有使用大米、煙草、銅炮和鐵棒等進行支付。


  世界上使用硬幣的商人與旅行者最後涉足的地方是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很多島嶼上沒有發現明顯特別的支付手段，但在某些島嶼上，尤其在密可羅尼西亞和美拉尼西亞，商人與旅行者發現了很多奇特的物品，包括貝殼、布匹、羽毛、牙齒與石頭等，他們將其視為貨幣（圖294、295）。


  有記錄記載，19世紀晚期，新幾內亞東北部附近的島嶼上的新不列顛居民，使用名為坦布的貝殼錢（圖293），它們由小弓背貝殼串在一根硬籐繩上製成。「像很多文明國家的貨幣一樣，坦布或者diwarra是國家通貨。」（G. 布朗恩，《美羅尼西亞與波利尼西亞》，1910）最讓西方人覺得驚訝的是聖·克魯斯與班克斯群島使用的不同形式的羽毛幣。「在聖瑪麗亞和Meralava（位於瓦努阿圖班克斯群島）通用一種特殊種類的羽毛幣，這種羽毛幣的製作方法是將靠近飛禽眼部的細小羽毛綁紮在繩子上，一般染成深紅色，以區別於一些裝飾品（羽毛也用作頸飾或者踝飾）。（R.H. 科德林頓，《美羅尼西亞人》，1891）


  這裡列舉的旅行者和商人們對非洲、美洲、亞洲與澳大利亞陌生的貨幣形式的反應，無不反映了作者本人對某些貨幣形式的偏見。對歐洲人、中國人與穆斯林阿拉伯人而言，硬幣（以及後來的紙幣）是貨幣的正常形式與支付工具。這些使用硬幣的人們，在他們認為應當使用硬幣或者紙幣的環境中，見到了食鹽、貝殼、布匹、羽毛、豬等諸多貨幣形式。結果，他們認為這些物品是貨幣的原型，是用來代替硬幣使用的。他們經常驚奇不已，一位太平洋旅行者評論Maewo島（位於瓦努阿圖）的布匹貨幣時說道：「在我見到的所有形式的貨幣中，這種最為古怪，它不能移動，即使從所有者轉讓給他人也是如此。」（W. 庫特，《西太平洋》，1883）當然，這些支付手段在當地人看來既不陌生也不獨特。


  在認定這些不熟悉的物品作為貨幣的時候，上述各位作者竭力理解他們所見到的奇怪的社會，並通過圖解把它們傳遞給讀者，他們還比較了各種不同的風俗習慣並指出它們之間存在的顯著的文化差異。對旅行者而言，研究貨幣是出於一種好奇心，而對於傳教士來說，這是理解潛在的皈依者精神世界的必由之路。在商人看來，瞭解貨幣是商業需要，他們開始想方設法與使用不用貨幣的當地人做生意。


  但是，食鹽、貝殼、人頭與歐洲人的硬幣和紙幣真的一樣嗎？人類歷史的進化論觀點具有典型的時代性，當時歐洲人動輒立足於自身的文化來衡量其他民族，將歐洲文化視為人類發展的最高峰。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一方面，中國與阿拉伯的作者的觀點大同小異，尤其當他們觀察其周邊地區的原生貨幣系統時。在20世紀的西方世界，這種帶有種族優越感的觀點仍然非常普遍，它們持續影響著我們對非硬幣的貨幣系統的理解。很多當代的貨幣歷史學者已經傾向於將其描述為「原始貨幣」，並且推斷，在一般意義上，這種貨幣形式沒有硬幣發達。


  在一定範圍內，主要是因為20世紀人種志學者與人類學家的工作，人們摒棄或修正了這種廣泛流傳的觀點。這些專家學者的調查分析已經揭開了理解人類文化與貨幣系統廣泛性的新篇章，質疑人類進化從簡單到複雜以及假設西方（或者東方，或者別處）至上的兩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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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彩禮旗幟，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20世紀80年代。在新幾內亞高地，新郎要向新娘的親人支付彩禮。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新郎用貝殼進行支付，貝殼須在壯觀的旗幟上展示。現在，在當地經濟中，紙幣形式的現金取代了貝殼，但是，就像過去的貝殼一樣仍須在旗幟上展示，旗幟頂部是天堂鳥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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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基那（Kina１）珍珠貝，巴布亞新幾內亞。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用於支付。1975年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後，將這種類型的貝殼作為標準貨幣單位命名。


  [image:  ]


  298　5基那紙幣，巴布亞新幾內亞銀行，1981年首次發行。紙幣正面是一隻天堂鳥，背面是基那貝殼。圖296中描繪的彩禮旗幟與這種紙幣類似。


  貨幣與人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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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銅鎳1基那硬幣，巴布亞新幾內亞，1975年。正面是一隻象形的天堂鳥紋徽，背面是鱷魚。為了讓鄉下人使用方便，硬幣中央留孔，方便用繩子串起攜帶。


  早在20世紀20年代，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就批評了有關土著社會及其經濟的「原始」概念：「在所有關於原始經濟的作品中，有一種或多或少顯而易見的謬誤，那就是認為本地人只懂得貿易與交換的初步形式。」從此，人類學家開始持續探索當地的支付與交換系統及其所在的社會，人們不再認為土著社會及其經濟是原始的了。現在，人們認為，部落社會有權擁有社會發展的完整形式，不應假設西方的貨幣概念也是世界其他地區類似現象的基礎。這樣，假設食鹽、羽毛貨幣與西方傳統（也就是習慣使用硬幣與紙幣的傳統）有著同樣的使用方式可能就是錯誤的。部落貨幣系統與西方貨幣系統之間的主要不同在於，是否是商業原因決定支付方式。並非所有社會都像西方社會一樣注重物物交換。事實上，西方文化及其貨幣系統並不「正常」，貨幣固定用於商品交換是歷史上的異常舉措，對於這一點現在還頗有爭議。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麼西方人將其他的貨幣系統當成自身的貨幣系統的原因還有待查證。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土著貨幣系統呢？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土著貨幣交易的案例，在「傳統」與西方以硬幣為基礎的貨幣系統之間發現一些全然不同的東西。從1949年到1953年，英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與比利時屬剛果（現在的民主剛果）卡西亞地區的樂樂人一起居住，1958年，她發表了有關樂樂人使用布匹貨幣的文章（圖300）。剛果布匹貨幣歷史悠久。17世紀，法國政府工作人員巴博特提及了它的使用。20世紀，瑪麗·道格拉斯發現，樂樂人使用酒椰織布，每天能織兩三件。如果有磨損或用於支付時就將布縫在一起，通常以十的整數倍為單位來計算其價值。早在三百五十多年前巴博特的記錄中就包含了與這相類似的細節。


  道格拉斯到達時，樂樂人已經熟悉基於硬幣與紙幣、名為比利時剛果法郎與生丁（圖301）的通貨。當局希望樂樂人使用這種貨幣向本土法庭支付稅收和罰款。在現實生活中，樂樂人經常以每匹十法郎的官方匯率向法庭支付布。樂樂人也通過為殖民僱主工作的年輕人賺取的工資獲得歐洲硬幣。然而，在樂樂社區，除了代替布支付外，殖民地法郎從不直接用於支付，硬幣也必須換成布才能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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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一匹酒椰布，安哥拉，1866年收藏。很多安哥拉人和民主剛果人都使用類似的布墊子進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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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比利時屬剛果鈔票，50法郎，1949年發行，美洲銀行鈔票公司印製。比利時殖民當局與當地人用其進行支付時，這張鈔票可能定價為五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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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一塊非洲紫檀，非洲中部的本地樹木。可用作個人裝飾顏料。來自比利時剛果的庫巴人（Kuba），19世紀或20世紀。在用於大額支付時，紫檀可以替代酒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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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非洲，約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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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20塞地（cedi）鋼幣，加納，1991年。繪有從前在該地區用作貨幣的瑪瑙貝殼。面值「賽地」來自加納表示瑪瑙貝殼的單詞，1965年開始採用。


  在社區內部需要高額「支付」時，樂樂人經常使用非洲紫檀（一種用於製作顏料的木頭）（圖302）、食鹽、銅棒、山羊，1930年以前還用奴隸，但是，這些都是以布來衡量價值的。三百年前的荷蘭作家奧佛特·達博爾提到了該地區的傳統習慣，他說，在剛果王國，奴隸與紫檀和「小塊布以及其他微不足道的東西，在他們的國度被尊為類似於歐洲的金銀一樣的東西」。（O.M. 達博爾，《非洲》，1686）道格拉斯觀察到，樂樂人的剛果布與紫檀的功能和歐洲貨幣不同。卡西亞地區的經濟沒有市場基礎，道格拉斯說：「貨物的分配主要以階級地位而非買賣為基礎。」他們的商品交易只是偶爾通過布帛或是法郎交換的方式進行，這些通常只是用於高價商品或者社區之間商品的交換。她觀察到，樂樂社區出售布僅用於交換雕刻者和其他能工巧匠的作品，而且這些交換只在買賣雙方不是親屬時才能進行。


  顯然，樂樂布「錢」的使用方式不同於歐洲貨幣，因為它在用於商品交換時受到社會規範的限制。樂樂社區需要大量廣泛的非商業的「支付」，而對此，使用布「錢」是強制性的。它們主要用於加強樂樂人的社會關係，因此布用於加入宗教禮拜組織的費用、精神治療費用和婚姻費用；通姦行為的罰款、村落內部打架的罰金、償還血債以及獻給酋長的貢品。它們還用於宗教禮儀禮品以及通過儀式解決爭端的場合。如果某人的布入不敷出，他會請求親屬捐獻或借貸。


  樂樂人就像歐洲人重視金銀一樣重視布，但是，樂樂社會用布支付是有一定限制的——在本質上，大部分支付不是商業性的而是社會性的。當硬幣與紙幣開始向樂樂社區滲透時，它們在社區內部像布匹貨幣一樣使用，也只用來與殖民地當局進行商業交換。在面臨殖民統治引起的社會改革時，樂樂人試圖保存其「貨幣」系統的統一性。


  樂樂人的風俗習慣沒有任何改變，在與比利時殖民地的接觸中，傳統的布匹貨幣得以廣泛流通。一般而言，樂樂社會中的長者擁有比年輕人更多的布匹，他們也因此可以管教年輕人，因為年輕人不得不向長者借貸布匹以結婚或參加社團。瑪麗·道格拉斯僱傭了一些樂樂人，他們為外國人工作，賺取殖民地法幣，然後依官方匯率將其兌換成布匹貨幣。賺得的工資使這些樂樂人有了另一種獲得布匹的方式，無須再向長者借貸。長輩與晚輩之間傳統的社會關係也因此而被削弱。後來，樂樂人越來越多地使用硬幣與紙幣。這種現象更多地體現出樂樂社會的改變，而非說明貨幣從一種原始狀態逐漸發展成熟。


  轉型中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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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歐洲貿易商在馬爾代夫群島收集的瑪瑙貝殼品種，作為貨幣出口到南亞與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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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切割的法國硬幣與鐵砝碼，來自馬達加斯加中部，收藏於19世紀90年代。硬幣由法國五法郎切割而成。大塊硬幣於1848年至1849年在巴黎鑄幣廠製作；小塊則在更早的1832年至1848年間發行。鐵砝碼在當地製成，用於稱量進行支付的硬幣碎片。直到1943年，當時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亞（Pretoria）鑄幣廠仍在使用進口的法國硬幣來為島嶼製作西方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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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由西班牙屬8里亞爾銀幣製成的項鏈，17—18世紀。這條完全由硬幣製成的項鏈是馬達加斯加中部的梅裡納王國祈求好運的禮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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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鋁青銅20法郎幣，法屬馬達加斯加，1953年鑄於巴黎。硬幣設計基於該島的地圖，它環繞於植物與兩座牛角之上的雕刻立柱上。在馬達加斯加南部的Mahafaly人中，名門望族的墳墓上都裝飾有立柱與牛角。硬幣設計表明了馬爾加什文化中祖先的重要性。


  使用硬幣的社會的政治與經濟主導了世界很多地區，對各地的土著貨幣系統有顯著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強行進入的商人和殖民勢力，為了與他們希望開發的社會做生意，不得不入鄉隨俗，適應當地的貨幣系統。


  最著名的有關這種現象的例子可能也同樣來自於非洲。14世紀，伊本·拔圖塔記載，阿拉伯商人將珠貝運到西非的馬裡王國，當地人將珠貝作為貨幣使用。葡萄牙人的早期記載也談到桑海王國(4)使用珠貝進行交易。桑海王國統治了西部非洲大部分地區，直到15世紀馬裡覆滅。尚無關於非洲人以何種方式使用珠貝的記載，但是歐洲的商人開始利用當地人對珠貝的愛好這一點，從印度洋和馬爾代夫群島大量進口珠貝以交換奴隸和其他商品。到17世紀晚期，葡萄牙、英國、荷蘭與法國的商人在西部非洲創造了大量的珠貝需求，以至於他們為了供應非洲市場，逐漸搾乾了同樣使用珠貝作為貨幣的印度。


  珠貝好像已經比硬幣更成功地滲入傳統的非洲支付系統，因為它們具有作為個人裝飾品的明顯功能，歐洲貿易商利用它們廣泛的接受性，建立了與非洲人常規的商品支付方式。如此龐大數量的珠貝出口到非洲西部，以至於它們取代了傳統貨幣，逐漸廣泛用於很多地區。進口的珠貝嚴重干擾了傳統的貨幣系統，就像比利時的殖民貨幣影響樂樂人的傳統一樣。歐洲人主要將珠貝作為一種進行商業交換的手段，而非洲人希望得到珠貝的原因則不同。歐洲人控制了供給，他們在珠貝系統中的主導地位不可避免地潛移默化地破壞了當地的貨幣系統。


  然而，歐洲支付方式與貨幣系統的引入所帶來的變化並不總是損害土著系統的。例如，在馬達加斯加，阿拉伯與歐洲商人進行的進出口貿易將歐洲銀幣帶到島上。1895年，馬達加斯加受到法國殖民統治時，歐洲銀幣已經成為島上重要的支付手段，在梅裡納王國也是如此。但是，到達海島的硬幣通常很大，不符合當地的日常需要。因此將其切割（圖306），價值由切成的碎塊的大小來決定，但是白銀來自硬幣的事實非常重要——人們認為這樣可以保證金屬的純度。除了用於商業交易之外，硬幣還用於當地的祖先祭拜。完整的硬幣（圖307）被保留下來作為祭品獻給國王，以祈求來自祖先魂靈的祝福，這種祝福只有至高無上的國王才能賜予。在當今的馬達加斯加，同樣，在Betsimisakara進行動物獻祭時，演講者發表令人捧腹的演講，向聽眾收取貨幣，這樣既是對演講者口才的認可，又是與祖先保佑相聯繫的方式，這也是獻祭本身的目的。因為硬幣與馬達加斯加的社會生活具有廣泛的精神聯繫，所以它既有貨幣功能又有宗教功能，既可用於個人支付，又可當作宗教祭品。


  [image:  ]


  309　一張1000阿里亞里（ariary）紙幣，馬爾加什共和國（馬達加斯加作為國家名始於1958年），1966年發行。阿里亞里價值5殖民地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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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基西１鐵便士，利比裡亞，20世紀50年代收藏。直到20世紀50年代，利比裡亞仍然將鐵桿作為通貨。這種形狀表明了鐵的質量。桿的一半是直的，另一半是扭曲的。一端被拉成尖形，另一端則成鏟狀。鐵能變成這四種形式，表明其品質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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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利比裡亞紅銅分幣，1833年。這一代幣的發行主要是用於利比裡亞的新殖民地，該殖民地於1822年在非洲的西海岸由美洲殖民地協會（1816年成立）建立，作為從美國返回的解放奴隸的新定居點。1848年，利比裡亞成為非洲首個倣傚美國模式的共和國，使用美元作為基礎貨幣單位，並且以利比裡亞名義發行了小額零錢。


  作為社會現象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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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鐵鋤頭，用於在蘇丹支付彩禮，19世紀至20世紀。鋤刃尖端的小尖頂飾表明它並非屬於勞動工具。


  西方貨幣的功能與歐洲特別關注的物質生產與利益有著密切的、歷史性的聯繫，到了現代尤其明顯。但是，這並非普遍的人類特徵。有人認為，現代西方社會極為反常地全神貫注於這一歷史上人類一直努力發展的領域。


  在發達與非工業的土著社會經濟系統中創造虛構的兩分法風險明顯，但是，我們可以嘗試遵循歸納其貨幣系統之間的差異。現代的西方貨幣已經逐漸可以計算所有類型的商品與服務中的價格與價值。這是在工業化國家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增長形成的伴隨功能，在此，買賣是獲取與分配商品的主要方式，付出勞動得到報酬。在這種市場經濟類型之外，無論何種形式的貨幣媒介的使用，其範圍都限於特定的社會情境、交換範圍以及交易指定的商品類型。通過禮物饋贈與儀式性的有條件的交換與支付來創立和維持社會關係，經常比決定當地貨幣系統運行的因素的市場導向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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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15盧比金幣，德屬東非於1916年在塔波拉（Tabora）的應急鑄幣廠鑄造。和很多其他非洲東海岸的殖民地一樣，後來稱作坦噶尼喀（現為坦桑尼亞的一部分）的德國殖民地將英屬印度盧比銀幣作為標準貨幣單位。因為當時無法得到歐洲的貨幣供應，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立了塔波拉鑄幣廠來為德國殖民地提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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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英屬印度盧比銀幣，1891年鑄造於孟買。為了在葡萄牙的殖民地莫桑比克流通，加蓋了帶皇冠的「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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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青銅便士，英國殖民地羅得西亞（南部與北部）與尼亞薩蘭，伊麗莎白二世發行，1955年。這三塊殖民地是英國在非洲最後擁有獨立通貨的殖民地。1932年以前，英國定居者使用南非或英國硬幣。南部羅得西亞（現在的津巴布韋）後來有了獨立硬幣，但是，北部的羅得西亞（現在的利比亞）與尼亞薩蘭（現在的馬拉維）直到1955年才發行羅得西亞與尼亞薩蘭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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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銅鎳鋅合金幣，10安格韋（ngwee，贊比亞貨幣單位），贊比亞共和國，1987年。正面是肯尼恩·卡翁達（Kenneth Kaunda）總統頭像，背面是冠犀鳥。每枚贊比亞硬幣上都裝飾有當地特產的動植物。


  由於工業化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其貨幣的形式與功能顯著地影響著非工業化世界的很多地區。但是，地方的系統並不總是簡單地通過接觸來轉換。事實上，與樂樂人使用的貨幣一樣，地方的貨幣系統出於自身的目的適應硬幣與紙幣時可能靈活而積極。在此過程中貨幣從支付與交換的通用媒介轉換成人們熟悉而又易於接受的事物。


  由於本章提及的現代西方的貨幣概念與實際情況顯著不同，所以有理由懷疑我們是否在上下文中正確地使用了「貨幣」一詞。顯然，已經討論過的問題中可能帶有某些永久的種族主義中心論的錯誤。單詞「貨幣」的使用可能使我們過多地關注物質材料——貨幣作為媒介本身而不是其應用過程，這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旅行者犯下的錯誤。那麼，現在需要修正一下貨幣的概念，使其能夠解釋現代與現代之前的貨幣制度。


  大多數常用定義將貨幣作為「交換媒介」。這種常規的不便之處在於，它並不包括某些特殊的貨幣，例如，樂樂人的布幣——布很少作為交換商品的手段。然而與「交換」相比， 「實施支付的手段」可能更適合作為貨幣的初始定義，這樣我們就可以考慮那些不是將商品交換作為重心的貨幣系統。那麼，作為一種「實施支付的手段」，貨幣，不管是硬幣還是布，都可能運行於規定的能被識別的支付系統中，它必須是特定的被普遍接納的物體，哪怕沒有標記面值與價值。為了定義貨幣所有可能的範圍，我們必須允許貨幣支付的本性發生變化，從純粹的對商品或服務而言的交換，到社會規定和限定的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或者人與神之間所有權的轉換。因此，由於社會文化傳統的不同，作為支付媒介的特定的物品和材料可能也不同。當然，這種多樣性的基礎是作為貨幣的材料通常看起來是可以用的或是有價值的。西方具有由優先選擇貴金屬發展出來的貨幣系統，而太平洋的海島居民則優先使用各式各樣的貝殼，每種貝殼都是高度估價的，在世俗與宗教環境中也用於裝飾。


  顯然，定義貨幣的概念漏洞百出，因為它在不同的社會中如此常見而運轉形式又如此多變，在歷史長河中，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對於這一爭議頗多的話題的總結來自本章提到的地區之一的居民：


  如果貨幣由鐵製成，人們可能用它來製造刀、斧與鑿，那麼它物有所值、無可厚非，但是，我沒有看到貨幣的價值。如果一個人手裡的山芋多得超過自己的需求，那麼他可以用它們來交換豬或樹皮布。當然，貨幣容易搬運。但是，因為它不腐蝕，所以如果人們將它私自保存起來而不與其他人分享（如酋長應該做的那樣），那麼貨幣就成為了私有物品。在另一方面，如果食物是某人擁有的最重要的財產（也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最有用、生活必需的東西），但卻不便於一直保存，那麼人們可能就不得不用它來交換其他有用的物品或者與酋長、鄰居以及自己所照顧的其他人一起分享，而不需要他們用其他的物品來交換。現在，我非常清楚歐洲人自私的原因——那就是錢。


  費拉（湯加群島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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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銀幣6便士，斐濟，1941年，以喬治四世的名義發行。太平洋國家中斐濟率先擁有獨立硬幣，於1934年在倫敦皇家鑄幣廠鑄造硬幣。


  令人詫異的是，這些關於西方貨幣對於社會關係的破壞性的影響的評價，反映了卡爾·馬克思的觀點的某些方面，馬克思的觀點對於最後一章的主題——當代社會中的貨幣歷史非常重要。


  --------------------


  (1) 用舊模新鑄的硬幣。——譯者


  (2) 比爾是埃塞俄比亞的流通貨幣。1976年前，比爾的英文官方譯名是「dollar」，後又改為「birr」。——譯者


  (3) 巴布亞新幾內亞貨幣單位。——譯者


  (4) 桑海人（Songhai）是西非的一個族群，為古代桑海帝國的主要族群，後因為國家瓦解，桑海人開始分散，現在的西非仍舊有桑海人在活動。——譯者


  (5) 原來用於非洲西部的一些國家，現在成為了利比裡亞、塞阿里昂國家中禮節儀式、祭祀的等價物。類似中國的冥幣，外形像乾枯的樹枝。——譯者


  9 現代時期


  The Modern Period


  起初因為激起了原始人的興趣而被選為貨幣的黃色金屬產生價值顯然是偶然事件，這與成為貨幣的價值及工業系統的穩定性的基礎毫不相關。


  D.H. 羅賓遜，《錢》（1928）


  這一評論的刺激性語言引起人們對19與20世紀工業化社會中主導貨幣的自然屬性問題的關注。貨幣應該是基於稀缺與獲得性價值的物理實體，還是在人們已經自覺地征服自然之後，成為從屬並反映理性操作與控制的政府創造物？


  貨幣歷史中這兩項主題——貨幣最應使用何種材料，以及政府行動規範應該且能夠管理貨幣的範圍有多廣——幾百年來一直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從18世紀晚期開始，貨幣的鑄造材料變化很大。那時，歐洲與美洲的貨幣制度仍然主要建立在貴金屬基礎上，硬幣生產的材料以及所有紙幣的價值標準都是如此。然而，到了20世紀末，很多貨幣交易不再需要實體貨幣，可能只需使用支票、借貸卡或者電子與計算機技術等方式來操作帳戶即可。當然，其中某些方式此前已經存在，比如本書中屢次提到的匯票。但是，現代時期以前的發展，通常包括在某些情況下，能夠用硬貨幣——黃金和白銀來借貸和支付，此時鈔票不過是方便的、以備不時之需的替代品。


  因此，在西方歷史現代時期之前，在理論上，貨幣堅定地依附於金銀。無疑，在很大程度上，這不再符合我們在21世紀初期寫作時的實踐情況。黃金與白銀不再是首要的貨幣與交換價值的符號，很難設想現金與信用卡就是代表著替代特定數量的貴金屬。英國的鈔票仍然印有 「我保證，一經要求，支付給持有人××磅（例如，黃金）」（圖318）。但是，這一標誌不過是古物的殘留而已，其本身在英國的歷史重要性已經喪失。在過去二百年裡，人們理解的貨幣價值來源已經顯著改變。在此過程中，貨幣已經越來越靈活，而且可以控制，但是，我們即將看到，如果沒有一定的理論研究與大量的災難產生，貨幣就不會出現重要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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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1955年至1960年蘇格蘭銀行一鎊鈔票的約定條款，這句話起源於17世紀金匠支付給某人一定數量的黃金時的許諾。鈔票文字的原始意義是鈔票可以兌換成黃金——儘管實踐中未必如此。1931年英國最終放棄金本位制之後，這句話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是，它作為信心與權威的聲明保留至今。


  紙幣與可兌換性


  [image:  ]


  319　主要的黃金與白銀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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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銀行停業》，羅林達·夏普勒斯（Rolinda Sharples），1822年。心急如焚的客戶們聚在暫停支付鈔票的布里斯托爾布林銀行門前。很多鄉村銀行的經營沒有充足的黃金儲備保障，不能承受來自濫發鈔票、過度借貸以及客戶希望將鈔票兌換成硬幣等各方面的壓力。（布里斯托爾城市博物館與藝術館）


  就其本身而言，西方貨幣傳統中使用金銀之外的材料的想法並非西方原創。公元前4世紀，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倡在他的理想城市中使用基底金屬硬幣，其價值由法律決定，僅用於國內貿易（《法律篇》，313頁）。18世紀，歐洲開始大量鑄造基底金屬貨幣作為信用貨幣（其價格依賴於信用而不是製造的材料的價值），後來歐洲與美洲的紙幣開始廣泛應用並不斷完善。


  起先，這些類型的代用貨幣（token money）的價值來自含蓄的或者明確的擔保——它們可以交換或兌現為貴金屬通貨（黃金或者白銀，它們是金本位制的基礎）。這種形式的通貨，尤其是銀行券，開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於政府不能在更多的場合應要求將其轉換成黃金。貨幣緊缺的壓力與增長的經濟及貨幣理性主義的原則混合導致作為西方世界貨幣政策基石的黃金標準的結束。


  這一時期，紙幣開始大量流通。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匯票作為不發生實際貴金屬兌換的支付與信用手段。但是，銀行券與其他本票的出現為大眾更大範圍的使用創造了條件。它們能夠促使存款人向債權人貸款而不增加可用的貴金屬數量來創造更多的信用，政府與個人挖掘出了它們作為增長貨幣供應手段的潛力。銀行券的總價值經常超過銀行儲備的黃金與白銀數量，但是，因為個別銀行的存款人與貸款人並不同時將紙幣轉換成黃金，所以這無關緊要。如果擠兌（圖320、322），銀行會面臨倒閉或者需要停止兌現鈔票。這發生於拿破侖戰爭期間的不列顛，1797年，為保護英格蘭銀行急遽減少的黃金儲備，樞密院命令銀行主管「避免發行任何兌付鈔票，直到議會認為可以如此」。結果，「限制時期」一直持續到1821年（圖321）。雖然發生了這些真實的、內在的問題，貨幣的發行有效地促成了經濟中信用的顯著增長。另一方面，個人與政府面臨著過度發行的誘惑，難以限制信用數量的增長，引發了大量的金融危機。


  因此，投放新貨幣流通可能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像在非洲與新大陸發生的那樣，通過發現貴金屬的新資源（圖319），比如19世紀的黃金潮，第七章中已經描述過這種影響。二是通過銀行增加貨幣供應，這種方法受到17世紀以來的紙幣發行的刺激。增加供應貴金屬與紙幣兩種不同貨幣形式的相似性後果，對當時的評論者起到了作用。現代早期，歐洲大量進口黃金與白銀導致了價格上漲，這有助於人們對貨幣的數量理論的認識。這一理論對當今政府思想的重要性不能誇大，不能認為因為購買商品可以使用的貨幣數量增長，商品價值與價格將同比例增長。這是該理論最原始的形式，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修正與改進。但是，它的某些廣泛接受的形式，對於從基於金銀的貨幣轉換非常重要，因為很顯然，數量理論應該用在貴金屬上，也應同樣用在紙幣上（圖322—324）。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中，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寫到：


  不列顛限制時期：1797—1821


  18世紀晚期，與美國和法國的作戰耗盡了英國的黃金供應，商業危機又摧毀了若干國家銀行與商業銀行，社會局勢開始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除了依賴信貸、代幣與紙幣外，幾乎別無選擇。1797年2月，樞密院要求英格蘭銀行停止鈔票與硬幣的兌換，並將這一政策合法化，該政策一直持續到18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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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a　1798年，英格蘭銀行兩英鎊鈔票。1797年至1821年間英格蘭銀行發行了一鎊與兩鎊鈔票，這種鈔票容易被技術高超的銅版雕刻師仿製。從1798年到1818年，313人因為造偽幣而被吊死。然而，因為鈔票是硬幣稀缺的必要替代品，人們仍廣泛接受鈔票。（英格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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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b　《銀行限制鈔票》，卡通畫家喬治·克魯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作於1819年。克魯克香克看到一個女人因為運送假鈔而被吊死，受此啟發描繪了公眾在殘暴的懲罰下的痛苦。他諷刺了英格蘭銀行鈔票的設計，在鈔票上署上眾所周知的劊子手綽號「J. 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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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c　1797年由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所繪的漫畫，諷刺了政府用低值鈔票取代金幣的做法。漫畫描繪了英國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把成袋的金子藏在銀行櫃檯下，並且將鈔票遞給一個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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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d　5先令銀代幣，用西班牙8里亞爾幣披索鑄造，1804年，由英格蘭銀行發行。博爾頓（Boulton）與瓦特的在伯明翰的索霍鑄幣廠（Soho Mint）的新式蒸汽沖床可以抹掉硬幣上原有的設計圖案，(1)再在其上加蓋新式的英國設計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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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e　西班牙8里亞爾銀幣，蓋印表示其流通於不列顛。英格蘭銀行為了金屬的價值而窖藏西班牙的8里亞爾幣披索。但是，1797年和1804年，為了緩解英國白銀的短缺，英格蘭銀行又在銀幣上加蓋了英國君主喬治三世的頭像，然後讓其流通。人們嘲笑此行為是：「銀行流通西班牙元，驢脖子上蓋傻瓜頭。」


  [image:  ]


  321f　5先令鈔票，英國Linen公司1797年發行。硬幣短缺與英格蘭銀行家停止兌換現金的影響波及全國。蘇格蘭各銀行的貴金屬也極其有限，於是紛紛發行5先令紙幣以替代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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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g　青銅代幣，1便士，伯明翰濟貧院1814年發行。因為硬幣短缺，所以不同形式的代幣後來都可以用來交易。這些收集起來的代幣可以在濟貧院兌換一英鎊。


  發行紙幣時，最關鍵的是充分認識限制數量這一原則所產生的效果。維持紙幣的價值並不一定要使它能夠兌換（例如金銀幣），只要調節它的數量就行了。


  紙幣與貴金屬的這種相似性說明，可以將貨幣作為經濟與社會福利的工具來理解與控制。優先使用紙幣可能更有利，因為它完全可控，不像金銀一樣受制於反覆無常的供應變化或者偶然的新發現。當然，出於很多原因，金銀不能完全被控制。然而，不論看起來如何令人嚮往，貨幣仍受制于于下列事實——那些可能運行與控制貨幣的人容易被其他因素影響。對政府而言，比起提高或徵收稅收，發行紙幣是更為簡單的選擇。大衛·李嘉圖又說：


  經驗證明，國家和銀行掌握了不受限制的紙幣發行權之後無不濫用這種權力。所以，在所有國家中，紙幣發行都應受到某種限制和管理，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最適當的方法莫過於規定紙幣發行人必須承擔用黃金兌現紙幣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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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1英鎊鈔票，布里斯托爾Bullion銀行於1825年發行。印章用以表示合夥人的破產擔保以及支付給持有鈔票的債權人的分紅。1811年，這家銀行首先開始發展銀匠業務，後又經歷了1822年的「恐慌」（圖320）。但是，1825至1826年冬天，銀行未能挺過嚴重的商業蕭條——當時英國有六十多家銀行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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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澳大利亞金幣，1853年來自維多利亞菲利浦海港，由一家英國公司私鑄。該公司鑄造金條幣並在墨爾本商店出售，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袋鼠辦公室。這枚金幣背面（沒有顯示）說明它含有「優質的澳大利亞黃金，兩盎司」。1855年，位於悉尼的英國鑄幣廠鑄造發行的官方1磅金幣取代了這種金幣。


  這正是英格蘭銀行對英格蘭的地方銀行實施非正式的控制的方式，英格蘭銀行將紙幣撥給支付金屬的銀行。另外，從19世紀開始，英格蘭立法控制銀行業務，並且鼓勵集中地、負


  責任地發行貨幣。


  現代世界的革命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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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1鎊金幣，喬治三世，1818年。圖案為聖喬治與龍，Benedetto Pistrucci設計。1816年，英國貨幣全面改革，為下個世紀貨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黃金成為代幣標準。從1817年開始鑄造1英鎊與半英鎊先令，同時鑄造了新式銀幣與銅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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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紅銅半便士代幣，沃裡克郡（Warwickshire）鐵器製造商約翰·威爾金森，1788年。圖案為鐵匠在冶煉廠工作的情景。18世紀晚期時官方沒有發行紅銅幣，代幣的私人商業發行繁榮昌盛。實業家經常主動創造流通資本。在1787年開始鑄造代幣之前，約翰·威爾金森已經向工人支付他個人發行的小面額鈔票，他後來也涉足了什魯斯伯裡（Shrewsbury）與伯明翰的地方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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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紅銅「車輪」2便士硬幣。1797年，博爾頓與詹姆斯·瓦特使用新式蒸汽沖床在伯明翰蘇豪（Soho）鑄幣廠鑄造。在長期沒有發行低面值硬幣之後，不列顛從1797年開始發行一種改進的、規範的銅幣，嘗試著使新的兩便士與其他便士中紅銅的含量與硬幣價值相符。


  儘管紙幣帶動了超過貴金屬時代的、流通中的貨幣數


  量的增長，這也符合政府與商業利益，但隨之而來的經濟風險因此而更大。然而，這種可以快速獲得並且高度可控的貨幣形式的存在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改變，它成為形成當代世界面貌——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以及其他重要革命的影響因素之一。毫無疑問，法國與美洲的革命以及英國工業革命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它們帶來18世紀晚期的政治與經濟變革，引起了紙幣的大範圍流通。以下三個案例說明了紙幣在現代政治革命中的重要性。18世紀，英國的美洲殖民地發行了地方紙幣，但是，反對英國統治的美國大革命受到大量發行的「大陸幣」資助：在1775到1779年之間大約以此方式發行了兩億四千萬貨幣。幾年後，約翰·羅在實驗慘遭失敗後開始非常關注有發行紙幣潛力的法國，1789年，革命政府開始發行紙幣指券（assignats）。起初它只用於支付5%利息的國庫券，是支持革命戰爭的手段，由沒收的教堂地產來擔保其價值。但是，指券很快開始行使貨幣的職能，大量生產發行以滿足新共和國持續的金融危機的需要。18世紀90年代，僅400里弗指券的發行量就超過了400萬。由於一貫缺少金融控制，指券貶值到面值的3%。一百多年後的俄國革命時，布爾什維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軍隊等其他「當局」的紙幣發行同樣激增。


  就其本性而言，這些革命的、自行組織的政府，發行貨幣的風險巨大，對投資者沒有吸引力，也缺乏供給戰爭的外國的貸款。紙幣是解決短期問題的簡單方案，但是代價不菲。就像法國的約翰·羅一樣，政府與個人經常企圖濫發紙幣。不管這是出於政策目標還是個人的貪婪，最終都會導致紙幣的貶值。理論上來說，紙幣由黃金（有時是土地）支持，但是，過度發行或者發行機構不願意兌換可能導致紙幣與黃金、白銀的可兌換性消失。美國的「大陸幣」快速貶值。儘管美國曾立法試圖加強它們的可接受性，但政府也只能設法避免完全拋棄它們。1780年， 40紙幣能兌換1銀元，實際上，它們之間的兌換存在97.5%的拒付率。1778年，一位觀察者評論道：「大陸會議紙幣現在用於裱糊房間、點煙以及其他需要用紙的地方。」同樣，儘管國民大會宣佈紙幣是法定貨幣，但幾年後，法國指券仍一文不值。1797年，共和國還是不能避免正式破產。革命政府雖然利用了表面上不受限制的紙幣的可得力，但曾經穩定的國家貨幣的過度發行就預示著新的革命的到來。


  貨幣轉向形成了現代世界歷史面貌的強烈的社會與經濟變革，紙幣在這其中發揮的作用可能比嚴厲的政治革命的影響更為深遠。18世紀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使得金融機構的產生成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發展要求從農業地區向工業地區、從舊產業向新產業重新分配資本，並鼓勵信用擴張以支持新興產業。銀行既是不斷增長的經濟活動的產品，又是一種對經濟的刺激。銀行促進了資金的流通，貸款也促進了工業、貿易與公共設施的發展（圖325、326）。銀行的出現對其他商業，尤其是紡織、採礦與鋼鐵行業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它們可能成功或許也經常失敗，這主要取決於普遍存在的商業氣候或單一企業的命運——一家企業破產後可能牽連很多家企業。這一時期，流通銀幣的銀行與更為複雜的貨幣操作開始由普通人來掌控。


  1854年，在關於一座北方工業城鎮生活的小說中，查爾斯·狄更斯描述了工廠主葛擂硬先生與銀行家龐得貝先生之間的親密關係，這顯示了工業化增長時期製造業與地方銀行資本之間的密切聯繫。然而，對某些人而言，貨幣自身開始產生新的重要性，而不僅僅作為一種支付方式。通過描述虛構的工業城市焦煤鎮，狄更斯抨擊了這種新的社會與經濟秩序：


  主人與僕人之間的關係是事實，婦產醫院與公墓之間的關係也是事實，但你卻不能用數字說明這一點。在最便宜的市場可以購買的，或者在最昂貴的市場可以銷售的，並不、且將永遠不是沒有終結的世界。阿門。


  18與19世紀，歐洲與美洲經歷了政治與工業革命，社會與經濟的改變帶來了新的機遇，隨之而來的還有新的緊張與不安。工資導向的、工業化的、城市的社會的崛起，引起零錢的適當需要與供應問題。19世紀，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經常發行能進行小規模交易的貨幣代券，這種代券由幾乎完全消失的紅銅或者青銅鍍銀製成。後來這些國家又開始用一系列新的金屬與合金來製作鑄幣：先是銅鎳，後來用鋁和不銹鋼。19世紀晚期，黃金、白銀、紙幣與基底金屬有效地整合成易於管理的系統，促進了所有貨幣種類的大規模生產，滿足了西方工業化社會複雜的、貨幣化的需要。


  與此同時，這些改變引發了關於貨幣本性的討論，包括硬幣在內的所有貨幣形式受到歐洲工業化的影響。政府越來越積極地管理幣值系統，某些歐洲地區的地方貨幣系統更加合理化，採取了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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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31　五枚銀幣，拉丁貨幣聯盟：法國，1法郎，1867年；比利時，1法郎，1867年；瑞士，1法郎，1875年；意大利，1里拉，1867年；希臘，1德拉克馬，1868年。19世紀，各國數次嘗試通過協調通貨統一促進貿易。1865年建立的拉丁貨幣同盟規定了金銀幣的統一重量與貴金屬的含量標準。


  革命與戰爭時期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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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a　1/6美元鈔票，大陸會議時在費城發行。相互聯結的圓環代表美國獨立戰爭伊始時共同反抗英國的十三個州。中間的文字是：「美國國會，我們是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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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b　法國紅銅代幣，五索爾（sol），巴黎商人銀行家蒙內朗（Monneron）兄弟1792年自鑄發行。除紙幣之外，私人代幣也替代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稀缺的硬幣。這枚代幣的一面寫明了可以與指券鈔票兌換。另一面寫著：「不自由，毋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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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c　法國指券，400里弗，1792年發行，共和國元年。鋼板上雕刻的戲劇化設計中包含力量與勝利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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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d　5茲拉第（zlotys）１紙幣，1794年，波蘭第一張紙幣，抵抗外國入侵的最高國家委員會發行。革命領袖塔杜什·科希丘什科（Tadeusz Kosciuszko）策劃了紙幣的發行，他在獨立戰爭期間為美國作戰，深受法國大革命思想的影響。


  [image:  ]


  332e　美國南部邦聯500元鈔票，1864年，印有邦聯旗幟、邦聯的印章以及著名的邦聯指揮官托馬斯·傑克遜（「石牆」）頭像等。紙幣的發行數量隨著內戰花費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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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f　美國1元紙幣，1862年。1861年7月，根據《美國憲法》授權發行的首枚紙幣，為戰爭提供資金。政府停止發行硬幣以保證黃金、白銀與硬幣的供應，因此紙幣不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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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g　俄羅斯南部紙幣250盧布，印有哥薩克將軍的頭像，1918年反蘇聯的「白俄」鄧尼金（Deniken）將軍領導的「High Connnand of the Armed Forces」發行。俄國內戰與革命導致各個國家、地區與武裝力量發行了多如牛毛的紙幣。


  戰爭與革命時期發行的貨幣，既是經濟混亂的產物，也是政權更迭的標誌。動盪不安的環境經常導致紙幣代替硬幣發行，而屯積硬幣則可以為各國互相殘殺的戰爭募集資金。


  更有甚者挑戰現存政權，在紙幣上印製可能被廣泛接受的傳統形象以保證公眾對通貨穩定的信心。當然，貨幣也是實用的宣傳載體。的貨幣，例如，德國和意大利統一了曾經流通在這些國家各公國和各州的多種通貨。同時，為了促進自由貿易，國際上開始嘗試統一不同的貨幣系統。1867年，國際上提出了基於英國、法國與美國金幣的「通用貨幣」計劃。雖然這一嘗試沒有成功，但是，另外一種類似的嘗試成功了，在拉丁貨幣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中，法國、比利時、瑞典與很多其他國家聯合使用共同重量與成色標準的鑄幣系統（圖327—331）。基於金銀復本位制，各國可以不受限制地與其他國家以票面價值兌換。但是，19世紀後期白銀價格下跌增加了該協定的壓力。大約在同一時期，斯堪的納維亞貨幣同盟將丹麥、挪威與瑞典聯結成基於金本位制的系統。然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兩個系統都終止了，各成員國重歸發行本國貨幣的老路。


  19世紀的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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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美國「自由」銀元，1795年。美國憲法授權的首枚官方硬幣。通過美國國會法案，1792年在費城建立了鑄幣廠。儘管鑄幣廠若干年都沒有鑄造硬幣，但美國銀幣仍在西班牙廣泛流通，這枚銀幣價值100銅幣分，是十進制系統的標準貨幣單位。新興獨立國家所有的早期硬幣上都印有象徵自由的徽章。


  紙幣發行和紙幣需要保持與黃金基礎之間的緊張關係，是19世紀大多數國家的主旋律，這一點清楚地顯示在北美洲形形色色的歷史中。19世紀早期，東海岸城市包括波士頓、紐約和費城引領了工業擴張與銀行業相應的增長。銀行與鈔票的數量增長很快，也伴隨著通貨膨脹與可以兌換硬幣的紙幣貶值的風險。在19世紀的某些時期，公眾失去了信心，如果很多人同時想把紙幣兌換成黃金或白銀，就會發生銀行破產與經濟混亂等現象。短命的美國第二銀行（1816—1837）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實例：銀行只有20%的硬幣儲備，開始借貸太多並且過度投機，後又突然回收，嚴重影響了經濟活動。最糟糕的是，銀行的三位高官企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對貨幣實施控制。在聯邦資金抽走後，這家銀行——與很多其他銀行一起在1837年的「恐慌之年」破產，於5月10日停止兌換硬幣，導致了社會巨大的經濟困難與經濟衰退（圖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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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種植園銀行2美元紙幣，佐治亞州薩凡納（Savannah），1860年。19世紀上半葉，美國經濟的增長極度依賴由特許私人經營的銀行發行的大量紙幣。這些鈔票的精美雕版呈現出國家及人民的浪漫視角。鈔票上經常描繪出人們的工作場景，比如這張鈔票上就呈現出了富有詩情畫意的農家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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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艱難時代」代幣，美國，1837年。19世紀30年代晚期經濟蕭條，貴金屬短缺，導致代幣與其他地方的應急紙幣廣泛發行流通。其中一些具有諷刺意味，比如這枚「艱難時代」代幣是為了紀念1837年5月10日停止硬幣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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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50美元金幣，瓦斯公司生產，舊金山，1855年。1792年美國鑄幣法案授權發行聯邦金幣，但是金幣供應不穩定，而且經常無法在邊遠地區流通。因為法律只禁止各州但沒有禁止個人鑄造硬幣，所以美國的開採的金礦刺激了大量的私人鑄幣。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發行的少量金幣由舊金山鑄幣廠利用來自加利福尼亞的黃金鑄造，後又被運送到東部以支持銀行及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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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美國南部邦聯7%棉花債券，1863年。和印刷紙幣一樣，南部邦聯在歐洲發行了債券。這些貸款募集的資金用於支付海外活動，包括在歐洲造船。理論上，棉花債券可隨時兌換成棉花，但是棉花運輸必須在邦聯進行，這使得棉花兌換不可能實現。


  1848年，薩克拉門托附近發現黃金，加利福尼亞因此吸引了大批工人。四年之內，超過1%的美國人遷移到加利福尼亞，黃金生產迅即成為美國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淘金熱與日益增長的東部與中西部工業化共同導致19世紀美國經濟的超常規發展（圖336）。這一大規模擴張再次刺激了銀行的創辦（圖334、337），到19世紀60年代早期，銀行數量幾乎達到三千家。但是問題接踵而來，隨著南、北方州之間的衝突擴大，緊張局勢隨之升級。兩者之間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奴隸制，還有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北方與主要以農業為主的南方在一系列問題上不斷增長的歧見。後來爆發的內戰（1861—1865）對雙方而言都是勞民傷財，強迫國家貨幣系統轉到不可逆轉的紙幣基礎上（政府沒有黃金儲備），並且這樣保持了十七年之久。綠背作為不可兌換的政府券眾所周知，它重建了中央權威，使得國家銀行紙幣的發行更加規範化，避免了早期的濫發現象的發生，但是，紙幣貶值的問題依然存在。到1865年戰爭結束時，綠背美元僅值49美分黃金，因此產生了是否應該用硬幣來支付使用紙幣的戰爭債務。這樣可能會導致之前引起分裂的貨幣供應的短缺或者可能拋棄50%的債務。政府努力減少綠背的流通數量，但也還是在減少了10%之後被迫放棄了這一貨幣政策。


  1873年，美國恢復了金本位制。1879年，綠背恢復了票面價值，通過取消綠背來減少貨幣供應的問題依然存在並且如此重要，以至於1878年選舉時，綠背勞動黨——它鼓吹發行更多的綠背而不是減少——贏得了一百萬張選票。與綠背的問題並行的是由其引發的對於銀幣的進一步的探論。銀元在內戰時從流通中消失，當國家於1873年恢復金本位制時，官方從鑄造廠的鑄造硬幣名單中將其取消。但是，贊成更多貨幣供應的人，反對對於綠背的限制以及由此伴生的價格蕭條，要求通過建立白銀「自由鑄幣」制度來增加貨幣供給，可以利用西方各州白銀生產的增加（歸功於科羅拉多發現的銀礦）以及白銀在世界市場的貶值來做到這一點，這樣就可以穩定產品價格。1893年，國家經歷了另一場經濟衰退，有關貨幣的論戰在1896年選舉運動時到達緊要關頭。民主黨的「白銀黨」贊成金銀復本位制的通貨。這一不受限制的幣制以金銀十六比一的固定比價允許價格上漲以減輕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也是存在於世界範圍內的現象。共和黨「黃金蟲子」表示反對，他們希望限制銀幣的發行，控制貨幣供應，以滿足東部工業集團的利益。直到1900年金本位法案（Gold Standard Act）頒布時，討論仍未得出定論。法案宣佈金元成為價值的標準單位。這一決議旨在通過黃金產量與銀行信用的增長，使得商品價格增長，從而解決了之前十幾年的通貨緊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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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美聯儲20美元鈔票，1914年。集中化發行紙幣的美聯儲系統建立於1913年，直到今天仍在運行。鈔票由聯邦政府發行，通過十二家聯邦儲備銀行進入流通。直到1933年之前它們都可以兌換成黃金。


  19世紀銀行業的盛衰狀態一直持續到20世紀早期，直到1907年銀行危機的產生。起先是紐約的信貸危機，促進了旨在改革貨幣制度的國家貨幣委員會的建立。1913年美聯儲建立之後（圖338），直到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進行經濟改革，十二家發行銀行都沒有作為完全中央化的貨幣機構運行。


  美國對貨幣本性的討論表明，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以及黃金、白銀與紙幣的關係，已經登上19世紀政治舞台的中央。成千上萬的人受到當時的政治領導人不同的觀點的影響。這是貨幣歷史中的新現象，由紙幣的發展引起，已經並且正在改變當代世界的經濟與政治狀況。


  理性的變化


  毫不令人吃驚的是，18世紀信貸引起的貨幣角色變化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改變共同產生了關於貨幣與社會及其相互關係的新觀念。這一時期見證了「合併研究」的產生——現代叫做「經濟學」，在18世紀與19世紀早期叫做「政治經濟學」。貨幣的不斷變化及其變化的不可知性使得它的運行對人類社會的結構與功能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這裡不可能做更多有關此問題的研究，但是關於它的討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在此以兩個重量級人物——亞當·斯密與卡爾·馬克思的觀點為代表進行對比，他們截然不同的觀點建立了當代社會兩種重要的經濟與社會系統主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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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亞當·斯密（1723—1790）肖像畫，詹姆斯·凱作於1790年。斯密是政治經濟學家，著有《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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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公平勞動一小時交換券，1832年。社會主義改革家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在倫敦與伯明翰建立了兩家交換所，工人可以在此把產品換成根據製造產品的時間估算的相應價值的紙券。這張鈔票聲明一小時的工作價值6便士。可以用它來購買其他商品，但是，由於交換中出現不受歡迎的物品供給過剩的情況，這一兌換方案最終失敗了。


  1766年，亞當·斯密（1723—1790）發表了《國富論》（圖339）。那時正值工業革命的初期，人們廣泛認為它是第一部現代經濟學著作。它包含了經濟系統的本質的若干方面與政府應當採取的影響方式。這本書最主要的基調是斯密對於價值的觀點。他的觀點（即勞動價值論）認為，任何事物的價值都是由勞動的數量來衡量的，所以能夠交換：「勞動是所有商品進行交換的起點。」（第1卷，第5章）斯密認為，國家的財富不是以國庫囤積的黃金與白銀的數量來衡量的，而是「一是通過技術、技巧與判斷應用於勞動的程度來衡量，二是通過在有用的勞動與其他沒有受雇的人之間的分配來衡量。」財富的最大化要求勞動者應該以最有效的方式工作。這需要放棄過去嚴格的貿易活動，建立新式的自由國際貿易。勞動力通達的市場越大，機會越多，勞動者的工作越可能有生產力。斯密的理論同時具備道德的維度。他認為，在經濟事務中促進個人競爭與「天賦自由」，可以通過「看不見的手」的指導，比國家干預更有效地維持社會和諧。


  斯密對勞動首要地位的強調，對於商品的價值如何在不同的生產團體之間分配的問題影響深遠：工人勞動獲取工資；地主提供土地，回報是地租；資本家的資本提供了生產需要的設備與原材料，獲得利潤。後來的經濟學者，沿襲並拓展了斯密的平衡觀念，在不同的團體之間分配不同的回報。例如，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認為，工資「有必要促進勞動力維持生活並繁衍，既不增加，也不減少。」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符合利潤和資本的概念。如果製造業的利潤下滑，這是大規模生產與激烈競爭導致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工資不得不相應削減。


  從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早期，貨幣在社會新工業秩序中無孔不入，這種現象受到廣泛批評。作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憲章運動》（1839）中，描述了由工業革命引發的經濟變革：「總而言之，現金支付還沒有成為人與人之間通用的聯繫……隨著現金全面取勝，改變的時代到來了。」但是，這種批評不能導致斯密奠基、李嘉圖等追隨者發展的古典經濟學經典理論中任何觀念的基礎性改變。最後，卡爾·馬克思（1818—1883）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1820—1895）的著作提出更加尖銳的挑戰（圖341）。前文中卡萊爾的言論與下文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節選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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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卡爾·馬克思（1818—1883）肖像，政治哲學家，於1975年印製在民主德國的100馬克紙幣上。


  資產階級無情地使人們受到「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


  相似性顯而易見。像托馬斯·卡萊爾一樣，馬克思觀察到工業革命時期的資本家如何引發了此前社會秩序的重建，但是，他的批評更深刻。他抨擊了李嘉圖等經濟學家鼓吹的工人、資本家與地主之間不平等的財富分配，聲稱不平等來源於資本主義系統的生產本身，是各階級之間政治權利不公平分配的表現。社會主義革命將糾正這些不公正，解除對資本家紙醉金迷的破壞性的社會影響。馬克思政治觀點的歷史影響眾所周知，它表明了18至19世紀經濟與貨幣理論的崛起，當時人們逐漸注意到工業革命帶來的變革狀態下貨幣對社會結構的複雜影響。


  世界大戰與凱恩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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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343　1912年青銅章，紀念日本1897年採用金本位制15週年。明治天皇於當年發行20圓（yen）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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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1鎊紙幣，英國財政部1914年發行。這些鈔票綽號「布拉德伯裡（Bradburys）」，來自鈔票上財政大臣的簽名。生產財政部紙幣1鎊與10先令是為了替代金鎊與半金鎊，因為戰爭期間政府希望保留重要資源。理論上，財政部鈔票可以兌換成硬幣，但實際上，公眾兌換黃金的要求受到嚴格限制。


  基於紙幣與黃金的貨幣系統是19世紀留給20世紀的物質遺產，即紙幣與黃金兌換的金本位制（圖342、343）。智力遺產則是關注貨幣理論和歷史中貨幣的政治與社會影響。此前二百多年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比如災難可能來自不受控制的紙幣發行或者嘗試禁止紙幣流通。紙幣與黃金之間達到事實上的平衡，兩種貨幣形式由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聯繫在一起。然而，這一平衡的每個元素都會導致困擾它們上百年的同樣的問題：因為偶爾或者處心積慮的操作，以及政府以發行貨幣來掩蓋戰爭和指數增長的金融需要的成本，從而引起黃金價格的變動。此前，戰爭引起了金本位制的暫時中斷與停止兌換。例如，像我們已經看到的從1797年到1821年的英國以及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的狀況。但是，從一種元素黃金到另一種元素紙的最終改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完全不同規模的需求時代到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1914—1918），歐洲列強的中央銀行擁有大量黃金儲備，其基本功能是維持通貨國際價格，對抗商業赤字或盈餘可能引起的浮動。金本位運行時，如果發生貿易，就輸出黃金以滿足赤字繼而價格下跌；反過來價格下跌就可能刺激出口，導致貿易順差與黃金的流入。理論上，這一循環作為自動的調節器可以永遠進行。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此進行了巨大的遏制，貨幣系統崩潰並停止了紙幣與黃金的兌換（圖344）。例如，因為需要為各方面的供給支付黃金，法國或德國的黃金儲備在戰前快速消耗，而沒有捲入衝突的國家並不接受法、德本國的紙幣。戰爭結束時，戰勝國決定通過要求德國賠款以挽回他們損失的黃金。英國首相戴維·勞埃德·喬治1918年提出「絞死獨裁者，讓德國償還戰爭代價」的口號。1921年，最終評估的德國賠款總額高達1320億馬克黃金。同盟國威脅，除非德國立刻支付10億馬克黃金，否則就佔領德國的工業重鎮魯爾。為了滿足這種需要，德國被迫陷入向倫敦借款的兩難境地。但是，由軍事力量支持的進一步賠款要求，尤其是來自法國的，導致了過度發行紙幣不可避免的後果，引起了德國通貨的崩潰。法國沒有從德國得到他們需要的黃金，繼而導致法國通貨的貶值與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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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347　奧地利通貨，描繪了第一次世紀大戰期間及後來的政治與經濟危機：1克朗金幣，1864年；20海勒１鈔票，1920年；5萬克朗鈔票，1922年。19世紀50年代建立的黃金與白銀硬幣的通貨系統持續到1892年改革之後。戰爭初期發行了少量地方鈔票以為公眾提供零錢。20世紀20年代，面值高達500萬克朗但幾乎分文不值的紙幣反映出了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１ 捷克等國的貨幣單位，德國曾使用過的小銅幣，100海勒＝1克朗（koruna）。——譯者


  20世紀20年代，與德國通貨膨脹相關的統計資料令人觸目驚心。如果以1913年為基數，德國的價格影響如下：


  1913年 100


  1922年 147，479


  1923年 75，57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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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1930年12月11日，美國銀行布魯克林支行關門時外面擁堵的人群。現在臭名昭著的1929年華爾街風暴是從戰後繁榮到20世紀30年代經濟蕭條的轉折點。華爾街風暴由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共同引發，其中不僅包括投資者對股票的過度高估，還包括經濟危機引起的世界範圍內的損失。這些都使得很多國家、機構與個人陷入混亂與貧困。


  貨幣崩潰嚴重干擾日常生活：「今天，我發現買一份火腿三明治得花兩萬四千馬克時迷惑不解，昨天在同一家咖啡館，一份火腿三明治只要一萬四千馬克。」（《每日郵訊》通訊員，1923年7月22日）。受到貨幣危機影響最多的是私人資產。（儲蓄的價值在一年之內跌至最低點。）依賴固定收入的人的工資突然變得微不足道（直到二戰後才發明了針對通貨膨脹的「指數」工資）。這對中產階層與低中產階層的影響是毀滅性的（圖345—347）。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的自傳《昨日的世界》描寫了這一時期的生活。他回憶了19世紀奧地利的穩定以及貨幣克朗（krone）的穩定，「小塊黃金在流通，它保持不變……每件東西都有自己的形式、固定的重量和使用方式。」而在奧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枚雞蛋和曾經的豪華汽車的價格一樣。在德國，一枚雞蛋後來的價格為四十億馬克——幾乎相當於以前大柏林地區所有房屋的價格。」1919年，J.M. 凱恩斯（J.M. Keynes）出版了《和平的經濟後果》，批評當時的政治領導人尤其是賠款條款，他預言到：「勞埃德·喬治先生是和約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這個和約的內容並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實行，這對歐洲的生活具有危害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影響甚至影響了今天的我們。它對貨幣的影響直到現在，幾乎都沒有任何減少。在戰爭之後，各國紛紛回到金本位制。財政大臣丘吉爾1925年使英國回歸金本位制。到1928年，歐洲所有通貨都回歸到金本位制，這樣做唯一成功了的國家是戰爭期間得到歐洲大量黃金輸入的美國。例如，英國回歸金本位制使英國商品的價格在世界上缺乏競爭力，結果導致了勞動者工資的削減，1926年大罷工爆發。回歸金本位制是保守、安全的形式。戰爭衝突之後，各國都認為金本位制是建立穩定國際貿易的必要條件。1914年之前，英國黃金儲備提供了世界貿易與通貨穩定的支點。但是，戰爭將支點移向紐約，倫敦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為外幣支付黃金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國家難以立足的根本原因。


  戰後的美國擁有世界上大部分黃金，但是，20世紀20年代，大量黃金以貸款給破產的歐洲國家的形式返回歐洲。同時，戰爭貿易的繁榮出現，美國的大量商品自由地湧向歐洲。但是，這些商品的供應超過了歐洲的需求，美國與歐洲的商品價格都下跌了，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後，戰後動盪的短暫間歇中止了。工業中斷粉碎了各國對國際貿易與金融的信心（圖348）。美國貨幣流出歐洲，大蕭條引起整個西方世界大規模的失業與貧困。歐洲經濟的弱點是其對美國金融的依賴性。1931年，一場歐洲的金融危機引起英國無法控制的倫敦黃金流失。黃金的兌換停止了。1936年，西方所有貨幣再次脫離金本位制。


  世事變幻最終導致了當今很多經濟學家鼓吹的劃時代的改變。凱恩斯（1883—1946）堅持不懈地抨擊勞埃德·喬治對德國的賠款政策以及丘吉爾1925年的回歸金本位制。美國經濟學家費希爾（1867—1947）長久以來批評金本位製作為世界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性，因為新增的黃金資源可能減少它的價值並且引起世界貨幣混亂等不可預測的外部因素的風險。他們的批評深中肯綮。


  金本位制最終失敗了，但是，它曾經長期成功，並且至少為國際金融的原則與可預測性提供了一些參考。標準的不同貨幣可以與其他貨幣以固定的匯率進行兌換，加速了自由貿易。但是，自由貿易與經濟自由主義本身不再有必然聯繫，金本位制的全面性受到質疑。通貨問題是世界經濟問題延伸的徵候，顯然，基於黃金的系統不同於戰爭期間的新經濟背景。現在需要不同於金本位制的新方法，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答案是政府增加對經濟的全面控制。凱恩斯、費雪與其他人的建議是全新的經濟模式，黃金與紙幣分離，黃金貶為扮演戰略儲備的角色。他們也提出了一種新式、複雜的貨幣與經濟事務管理策略，來克服20世紀前十年金融與經濟的混亂。20世紀30至40年代，政府首次開始統計國民經濟產品與收入數據——政府部門希望通過執行經濟理論實施有益的綜合信息管理。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與知識環境下，凱恩斯奠定了現代經濟思想與貨幣管理的基礎。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於1936年。《通論》取材於凱恩斯本人在大蕭條時期的經歷以及當時政治家與經濟學家提出的無法擺脫大蕭條後果的手段。凱恩斯預見到的偉大的改變是主張政府控制貨幣與經濟，國家不再任由經濟變革自動發生，以作為從蕭條中恢復的手段。例如，控制失業帶來的工資的削減。通過有計劃而又有制度的政府預算赤字來擴張需求、提供就業、促進經濟增長、促使國家建立福利社會。20世紀30年代美國羅斯福受到凱恩斯思想的部分影響，推行新政，引入了赤字開支。二戰期間（1939—1945），美國的經濟增長最終結束了美國與世界上其他的工業化國家的大蕭條。工業生產增加，失業率下降，美國、歐洲與日本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


  人們對凱恩斯的觀點與建議的快速反應是意料之中的冷淡，而且，在一些圈子內，他的名字招致了與馬克思一樣的辱罵。其諷刺性在於，他實際上提供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主要批評的一項解決方案——資本主義不能對付看似不可避免的繁榮與蕭條的經濟週期，只能通過限制引起社會與經濟的危機的貨幣與市場的潛力。人們很快就認可了凱恩斯的觀點，戰後的世界表明了他與繼任者的成功，他們有悖常理地通過政府控制，減少貨幣的自由發行，促使資本主義體制存活下來並統治了世界。


  戰後的世界與貨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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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1944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演講。這位經濟學家受托向同盟國的代表們提出有效建立戰後經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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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1971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正是尼克松總統取消了金本位制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終止的下一個月。會議創設的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它們存續至今，一直變換角色以滿足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人們逐漸認為，需要通過規範國際金融市場、鼓勵全球貨幣流通等措施來保證經濟的穩定。1944年7月，四十四個同盟國代表在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召開了聯合國貨幣與金融會議，達成維持通貨價值以及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的協議（圖349）。簽約國同意將各自的通貨浮動保持在黃金的1%的固定範圍內，實踐操作時以美元來估值。事實上，協議建立了三者間的貿易系統，美國從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獲利，利用收益資助歐洲經濟重建，而歐洲復興又為美國產品提供了市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年左右，凱恩斯主義系統行之有效，佈雷頓森林協定保持資金暢通。英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就業充分、經濟增長、繁榮昌盛。但是，20世紀60年代發生了螺旋式的通貨膨脹，人們看到，價格上漲與國際收支嚴重的赤字成為維持充分就業的結果。儘管採取了通貨緊縮的措施，1967年仍然發生了就業率下降、先令貶值，通貨膨脹問題仍然存在。當加速的膨脹無法維持、政治上難以接受時，新的經濟學說「貨幣主義」應運而生，它試圖通過限制經濟中的貨幣數量來控制膨脹並且維持通貨價值。與早期的經濟週期理論或者金本位制的自動調整機制一樣，貨幣主義試圖通過自我穩定的過程來創造平衡，並再次對就業水平與社會福利產生了影響。


  20世紀60年代晚期，美元與佈雷頓森林體系一起受到由石油危機引起的來自經濟與社會因素的混合壓力的影響。1971年，美國產生了巨大的貿易逆差，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政府後來從積極管理經濟中撤出，實際上，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執行有效經濟控制能力的限制不斷顯現。通過不斷的技術進步與國際交流，貨幣開始以超越政府規範力量的方式流通。國際通貨市場的投機活動以及美國與東亞的跨國企業和銀行的增加在世界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使得西方政府越來越難以控制國家經濟。


  凱恩斯出局了。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某些國家——尤其是美國與英國見證了新自由主義的回歸。這並非返回到金本位制，這些國家的政府嘗試在國際市場上退出貨幣管理，貨幣根據全球市場力量進行自我調節。不同的通貨價值不再以金本位制標準來計算，而是根據世界貨幣市場的少量強勢貨幣——尤其是美元、日元與德國馬克來估值。這一過程保證了市場本身的繁榮，無須國家政府關心，因為市場的運行已大大地超出國家控制的範圍。


  與此同時，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萎縮，經濟學家開始研究貨幣與經濟聯盟的更多細節。理論家認為，如果幾個較小國家聯合，或者小國採取了相信大國的貿易通貨，它們就能夠獲利。因為貿易成本減少，和股票受到國際貨幣市場波動得到緩衝一樣。當然，這在實踐上不是新事物（圖328—332），但是，在經濟統一及其對國內與國際經濟影響的討論以及適度進行貨幣區的研究方面則是全新的。


  儘管佈雷頓森林協定瓦解了，美元仍然是重要的國際通貨。實際上，在一個國家使用外幣的「美元化」，反映了這種延續的主導地位，儘管美元化的經濟也採用了其他通貨——包括歐洲的通貨，俄羅斯的盧布與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元。在共產主義的某些東歐國家，發展了兩種國內經濟，一種順應了通貨膨脹的國內通貨，另一種設法賺取美元或者德國馬克，打開了西方進口的新世界。到了20世紀末，事實上的貨幣聯繫開始增長得到官方承認，部分國家正式採用了相鄰大國的通貨。與此同時，到20世紀末形成了大量的經濟與貨幣聯盟——包括歐元、西非金融共同體（CFA）法郎、中非金融共同體法郎。各種貨幣聯盟的建立都不同，一些地區使用同樣的貨幣而沒有經濟同盟。其他國家可能建立完全的經濟與貨幣同盟，將經濟政策的某些方面的控制權轉交給中央機構，歐元與歐洲中央銀行就是如此。


  2002年，歐元區十二國開始使用歐元，這是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漫長行程的頂峰。第一階段是在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垮掉之後生效的1972年歐共體各國之間的協議，通過「蛇」式系統，將匯率限制在2.25%的範圍內。20世紀90年代早期，這一系統受到極大壓力，1992年，因為貨幣投機者的影響，英國被迫退出外匯兌換體系


  （Exchange Rate Mechanism），1992年的馬斯特裡赫特協定確定了使用單一貨幣、創立經濟與貨幣的聯盟的時間表，十年後，開始發行歐洲貨幣與硬幣，舊的通貨退出流通（圖351b、360）。從古老的國家貨幣通貨轉換到歐元可能導致某些地區通貨大規模上漲，某些國家的政府拚命控制通貨膨脹，對利率失去控制力。三個歐盟國家——聯合王國、丹麥與瑞典在體系初始時被排除在外，原因是政治阻力和公眾反對。同時，現在要求加入歐盟的會員國採用歐元，意味著將來十年歐元區可能大大擴張。這種擴張會導致歐元區與非歐元區國家當前面臨的問題的惡化還是改善呢？我們拭目以待。


  現代鈔票設計


  現代鈔票設計不僅表明發行主體及紙幣的面值，還使用了防偽技術。貨幣的這些實用性功能，為人們進行各種創造性活動提供了很多機會。鈔票能夠反映出國家形象及當代美術思想。因此，它可用於公開宣傳或者謹慎地保持中立，強調社會變革或者文化的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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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a　5000里亞爾（rial）鈔票，伊朗中央銀行（Bank Markazi）於1981年發行。鈔票上人們群情激昂，向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宣誓效忠。此前的鈔票上印製的是伊朗國王的肖像，1979年國王退位之後，須在這些鈔票的肖像上加印遮蓋後，鈔票才能流通。這也只是作為權宜之計暫時使用，在發行了反映新政治秩序的新鈔票後，舊鈔停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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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b　2002年，歐盟的十二個成員國開始使用新通貨——歐元。鈔票的設計表明了歐洲的統一性，現代的門和通道代表開放與合作，背面的橋樑象徵歐洲與世界的合作與交流。從5歐元上古典的拱到500歐元上的20世紀建築，每種面值的貨幣都代表著不同的歷史時期，以紀念歐洲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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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c　從1929年起，美國100元紙幣的正面都印上了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肖像，背面則是獨立大廳。1996年，這一高值鈔票因需應用防偽技術而重新設計。新的防偽措施包括在富蘭克林的衣領上印製「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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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d　鈔票，用聚合材料而非紙製成，1988年澳大利亞首先使用。鈔票上的透明窗等特徵使其難於偽造，它們比紙幣更加耐用。2003年，贊比亞成為首個使用聚合材料印製鈔票的非洲國家，這種材料用於印製最常用的面值500與1000克瓦查（kwacha）。


  東方與西方，北方與南方


  19世紀，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作家描述了基於公有制、大生產、結束了剝削工人的理想化國家。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俄羅斯共產黨政府上台執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崩潰，受蘇聯影響的地區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是如此。此後，亞洲與中美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加強了對東歐的控制。20世紀30年代，隨著加速進行的工業化與國際化方案，蘇聯開始成為二戰後時代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它的中央控制的經濟增長、與盟國及美國關係的惡化，導致了被稱為冷戰時期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僵持。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經濟下滑（圖352），繼而政局動盪，蘇聯與非共產黨執政的世界關係的復甦，推動了有限制的市場體制的引入，蘇聯開始允許開辦個人企業。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建立中央銀行和通貨成為東歐各國與前蘇聯國家獨立的重要標誌。俄羅斯本身也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開始進行有限的市場改革（圖353）。然而，在其調整經濟適應國家控制減少的同時，前蘇聯國家往往飽受高通脹與經濟動盪之苦。與此對比，中國共產黨繼續執政，保持國有經濟與通貨——元，它是不可兌換的（也就是說，它不能在國際市場上買賣）。現在，俄羅斯與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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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100克朗（koruna）紙幣，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銀行於1961年發行。表現男性與女性勞動者，紙幣背景是工廠。這種設計與國家統治者的政治理念無關，可能暗含著穩定、財富與福利。在東歐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紙幣上，都習慣於設計強有力的工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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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5蘇姆（sum）紙幣，烏茲別克斯坦國家銀行於1994年發行。隨著20世紀90年代蘇聯的解體，原加盟共和國開始獨立發行貨幣。首次發行的鈔票通常都設計簡單並迅速投產。然而，這張烏茲別克斯坦第二次發行的紙幣上原始的伊斯蘭設計重現了國家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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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355　抵制全球化組織徽章，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於2001年發行，諾埃爾·道格拉斯（Noel Douglas）設計。


  戰後工業化國家的繁榮時期同時對拉丁美洲與後殖民時代的非洲與亞洲造成了顯然不同的影響。在過去五十年裡，殖民統治與貨幣系統的遺產對很多國家影響顯著，並導致某些國家社會與經濟動盪。歐洲重建時，很多不發達國家對20世紀晚期經濟成功所必需的金融訣竅與技術複雜性的要求極其有限，以至於在很多情況下，很難將它們算做全球貨幣遊戲的參與者。它們作為富裕的西方經濟需要的原材料的來源受盡盤剝，被迫低價出售原材料，以得到外匯向西方銀行償還不斷增加的債務。和招致金融損失一樣，來自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等組織的貸款經常附加了限制條件，目的是經濟改革與擴大自由貿易。這種政策已經受到了所謂「全球化」的反對者的批評，他們認為這種政策有利於工業化國家，而不是他們宣稱要支持的國家，由此擴大而不是減少了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反全球化運動包括了一些組織與抗議集團的鬆散聯盟，其成立宗旨是對抗20世紀80至90年代西方政府自由化的資本主義政策（圖354、355）。這些抗議者尤其關注西方政府與公司對世界貿易的統治，很多人希望諸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進行改革。他們有效地使用新技術組織大規模的、世界範圍的行動，其中一些成為新聞，警察與抗議者發生了衝突，最著名的有1999年的西雅圖事件，抗議者阻止世界貿易組織代表進入會場，導致開幕式被迫取消。


  賒欠西方銀行大量債務的國家，經常承受通貨不穩定的困擾，經歷著高度通貨膨脹時期。在某些國家中，政治與經濟體系完全崩潰。20世紀80年代，國際貨幣組織與世界銀行的大量借貸受到拖欠的威脅，美國與歐洲主導的國際機構的政策受到批評。一些國家盡力償付貸款甚至利息，另一些國家只能再次向外國大量貸款。然而，這其中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其中某些欠債的國家如巴西就有大量的外債。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貨幣基金實行了節儉項目。這意味著，國家能對貿易加利息，但是，這也引起經濟下滑和通貨膨脹。儘管20世紀80年代進行了改革，但1993年年度的通貨膨脹幾乎達到5000%（圖356）。1994年，為使美元穩定而制訂了「裡亞爾計劃」。與機構改革一起進行的經濟改革奏效，經濟持續強勁增長。2003年，它成為所謂的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之一。據預測，這些國家將在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如果四國的潛力正常發揮，就可能會改變世界貨幣的面貌，裡亞爾、盧布、盧比和人民幣元將可能並肩美元、歐元與日元躋身世界通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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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1000克魯扎多（cruzado）紙幣，巴西中央銀行於1987年發行，1989年將面值改為新1克魯扎多（new cruzado）重新發行。20世紀80至90年代，經常發行新的鈔票反映了巴西嚴重的通貨膨脹。


  塑料卡片支付


  信用與銀行業比硬幣更古老，但是，直到20世紀，塑料卡片才開始用於日常支付。起初，只有個別公司使用信用卡，隨後信用卡廣泛用於諸多公司支付商品與服務費。1967年6月27日，倫敦安裝了世界第一台自動取款機，20世紀80年代，借記卡開始取代支票支付。英國與美國等國家超過半數交易都使用塑料卡片進行，然而，當今世界整體上仍以使用現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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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a　西部聯盟卡，1918年，美國。1914年，西部聯盟開始使用卡片，允許消費者不計利息付款。因為它們是用薄金屬片製成的，所以很快得到「金屬錢」的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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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b　信用卡發明於1949年的一天晚上，商人弗蘭克·麥克納馬拉（Frank McNamara）窘迫地發現自己沒帶足夠的現金以支付晚餐，於是發誓下不為例。1951年，大來信用卡（Diners Club）會員已達兩萬人。1967年，流通該卡的國家超過了當時聯合國會員國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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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c　隨著信用卡與借記卡的普及，公司為高收入用戶開發了貴賓卡。卡片的色彩或姓名可能用黃金或白金製成，或者也可能由著名設計師設計。這種卡的使用對持卡者而言，不僅是消費了多少的問題，重要的是消費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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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d　首次推廣信用卡時，零售商與顧客都得學習使用這種新型的塑料代幣。1966年，英國開始推行首張信用卡Barclaycard，並利用廣告與傳單對其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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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e　符合伊斯蘭教教義的銀行卡，匯豐銀行於2005年發行。很多宗教反對借錢收取利息。伊斯蘭教義禁止通過交易錢幣贏利，這意味著儲蓄和貸款都不能收取利息。越來越多的銀行繼續設法向客戶提供不付利息的信用卡與借記卡、按揭與退休金等服務。


  口袋中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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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克魯格金幣（kruge-rrand），南非共和國於1980年發行，價值金衡制（troy） 一盎司純金。儘管貴金屬貨幣已經退出流通，但很多國家仍然製造金塊，並將黃金作為商品買賣的手段。黃金不同於流通硬幣，它們沒有通貨面值卻標明重量及成色。


  從世界經濟焦點到人們口袋中的貨幣，20世紀見證了貨幣日常應用的顯著改變。更重要的是，在所有日常應用的流通貨幣中，完全拋棄了貴金屬（圖358）。銅幣已經在19世紀非常普遍，而20世紀見證了所有的流通硬幣轉換成信用發行的紙幣。貴金屬對現代代幣持續產生影響：中級面值通常由銀色的賤金屬製造。英國1983年開始使用的一鎊硬幣（圖359）是流通中最有價值的硬幣，由黃金色調的鎳銅合金製成。硬幣不僅在金屬成分上改變了，而且其內在價值也極大削減了。在紙幣增加生產與使用後，也在更大的零售交易的比例中退出流通了。1900年英國流通的中低值的紙幣是五英鎊紙幣，它的價值是2000年它的對等品的六十倍。對五鎊的硬幣也是如此。選擇硬幣與紙幣特定面值的材料由下列因素：耐久性、生產成本與防止假冒的安全性來決定，而非由任何經濟因素決定。在某些國家，硬幣取代了低面值的紙幣；而在另一些國家，硬幣退出使用後只用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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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紅銅-鎳幣克朗(4)，英國，1977年。克朗原為大型的銀幣，1951年起使用紅銅-鎳合金鑄造。等於5先令。1971年，英國通貨轉為十進制之後，仍然偶爾發行克朗，這枚硬幣發行於1977年，用以紀念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加冕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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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歐元硬幣背面由各國自行設計。2002年，12個歐洲國家準備採用歐元，歐洲各地的16家鑄幣廠使用25萬噸金屬，鑄造了大約520億枚硬幣。


  20世紀很多西方國家的大規模商業與金融交易更多地不再使用現金，取而代之的是信用透支、支票與電子貨幣支付。這些發展逐漸影響日常生活中的貨幣使用，銀行賬戶對更多的人來說較為普遍，從銀行與零售業的信用也更廣泛。技術進步帶來如此多的革命，信用與貸記卡允許實現更多的非現金交易。這一改革在某些國家進行得更為深遠，這也無疑是衡量經濟複雜性與繁榮程度的一個指標。例如，20世紀中期的美國人與英國人迅速適應了在購買與支付中更多地開具支票，而戰後德國人與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現金。


  貨幣開始全球化了，也可能正因如此，維護國家通貨成為獨立主權的符號，對一個民族來說意義深遠。在將歐元作為歐盟的通用貨幣時，曾討論過新式紙幣與硬幣上應該使用什麼符號。最終決定在歐洲範圍內，紙幣使用相同的設計，以促進歐洲的統一與合作，但是硬幣可以由不同的國家來設計。某些國家選擇保持君主的形象，另一些些國家選擇體現藝術與歷史的符號，各國硬幣都保持了自己的個性。這使得新一代的硬幣收藏家希望盡力得到各國的每種面值的硬幣，也挫敗了歐元帶來的錢幣缺少多樣性的批評。一些國家包括英國，仍在繼續討論是否應該加入歐元。競選者提出，反對採用歐元主要是考慮到經濟複雜性與國家個性和主權的維護。在某些方面，現代與古代非常相似，儘管貨幣在發行與使用的方式上發生了巨大變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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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1963年電影《大來信用卡的男人》劇照。儘管塑料卡片和電子貨幣交換異軍突起，現金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貨幣種類。


  當代世界歷史的明顯特徵可能是改變發生的速度——尤其是在與科學技術相關的變化中。在此，過去250年的變化比之前2500年的變化都要巨大。技術與技術實驗的發展使人類能夠成為環境與自然資源的主人。現代經濟思想的發展把人類帶到超過經濟生活的位置上。在這兩個案例中進化都沒有完成：世界成為超出人類慾望控制的地方，或者像它被認為的那樣，使得金錢成為了社會與經濟效益的純粹工具。但是，技術與設備發展是難以控制的，它與貨幣的關係也是如此。貨幣的覺醒的、分離的「個性」，正如J.K.加爾佈雷思（J.K. Galbraith，1908—2006）所說的，帶來了日益增長的行為的複雜性，不再從屬於逐漸變化的過程。貨幣的這種多樣本能引起經濟與不可控制的危機。在19與20世紀，世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加速改變，世界範圍的貿易與交流迅速增多。科學技術也迅猛發展，從19世紀中期的電報發展到20世紀的電話與電子計算機。現在看來，政府與中央銀行的決策者們有時不能應對世界貨幣市場的日常改變，表現弱勢的通貨與經濟政策一夜之間就過時了。在劃時代的20世紀末，隨著技術與智力進步，不太可能像戰後時期設想的那樣經濟本身必須保證更多的前景預測與對貨幣的控制。


  可是，對很多人而言，「貨幣」成為西方文化隱含的主要激勵因素：它成為政治辯論與個人奮鬥的首要焦點，兩者都是由它不斷增加的難以掌握的力量所致。這種態度已經被定性為「拜物教」，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人類對物質所奉承的准超自然的精力投入，在此這種物質就是貨幣。讀完本書之後，讀者自然會問：「什麼是新的？」如果貨幣歷史中有一成不變的東西，毫無疑問那就是道德家對貨幣造成人類文化與社會的毀滅性影響的抱怨。這是公正的評價。抱怨背後的任何動機幾百年來都沒有變，尤其是基於《聖經》或者《古蘭經》的神聖的文本。但是理論狀態發生了基礎性改變，貨幣的發行從由貴金屬控制，到銀行業與信貸快速的發展，這已經定性地改變了它的行為模式。


  當然，社會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工業化時代與貨幣生產和商品生產緊密聯繫在一起，尤其是通過廉價的大規模生產聯繫——「有污穢的地方就有金錢！」像古語說得那樣。20世紀晚期，重工業在很多西方國家的發展開始下滑，「後工業化」社會開始，掙錢看起來逐漸與工業生產脫離。人們有可能在股票市場與貨幣市場上賺取大量金錢，儘管這些做法對普通大眾而言迷霧重重。人們廣泛關注貨幣對國家經濟與貨幣繁榮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少數人理解其實際的運行方式。從太平洋新興地區來看，這一圖景可能看起來有些不同，當然，國家財富的增長顯然與成功的工業化有關。但是在西方，從本書寫作的角度來看，貨幣在2000年來到之際採用了的非物質形式，在形式與獲得方式上都是這樣。因此形成現代貨幣的基礎性悖論是「大象無形」。


  --------------------


  (1) 英國製造商和工程師，在瓦特和W.默多克（1754—1839）的幫助下，將蒸汽動力用在造幣機械上，為東印度公司鑄造了大量硬幣，並且向皇家鑄幣廠提供機械設備。——譯者


  (2) 現為波蘭貨幣單位。——譯者


  (3) 金銀寶石的衡量制，1磅等於12盎司。——譯者


  (4) 英國25便士的貨幣。挪威、丹麥等國貨幣單位的英文名。——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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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KINGID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ne pound Currency Notes are Legal Tender |
for the payment of any amount.

Tssued by 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is Majestys Treasury
der the Authority of Act of Paclisment (4 &5 GeoV.c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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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The ipenTiricaTion cano Ao, TH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
WILL TRANSMIT ON ITS LINES WITHOUT PREPAYMENT.

HMessages signed by

and answers therelo perlaining strictly to

Business of
between all points on Western Union Lines unil December 31at, 1918,
unless otherwise ordered, and subject to conditions on reverse. Messages
16 sent will be checked paid, at regular day rates, and be taken credit
for in and retumed with Monthly Report Form No. 4. The charges
will be collected by the Auditor from the Sender, no payment being
required at the time of filing, except tolls for lines of other Companies.

Sge Conditions on back. é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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